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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凡勃 伦的經 济学說 


托斯丹 •本德 •凡 勃伦 （1857 — 1929) 是美 国資产 阶級庸 俗經济 

学家, 制度学 派的創 始人。  ' 

凡勃伦 出生在 美国明 尼苏达 州一个 挪威移 民的家 庭里， 在靑 
年 时代， 他 入卡尔 登学院 讀書， 受业 于美国 边际效 用学派 首領約 
翰 •貝茲 •克 拉克。 大 学毕业 ‘之后 ，凡 勃伦又 入耶魯 大学硏 究院。 
后来 凡勃伦 曾在康 奈尔、 芝 加哥和 斯丹福 等大学 敎書。 凡 勃论在 
耶魯大 学时就 写过一 篇 《論 1837 年恐慌 》 的經济 論文。 他 的成名 
是在 1899 年发表 《 有閑 阶級論 》 这本耆 之后。 在二十 世紀初 ，凡 
勃 伦繼續 发表了 《企业 論》 (  1如4 年）、 《現 代文明 中科学 的地位 》 
(1919 年)、 《 工程 师和价 格制度 》 (1921 年）、 《 不在所 有权和 最近的 


商 业企业 》(  1923 年） 等 著作。 

凡 勃伦的 經济学 說在資 产阶級 經济学 界曾 經引起 热 烈的爭 
論。 这个 別树一 帜的庸 俗学派 在本世 紀二十 和三十 年代达 到它的 
发展 高峰。 許多 資产阶 級經济 学家成 为凡勃 伦学說 的信徒 。在罗 
斯爾实 行“新 政”的 时期， 制度学 派的一 些成員 还参与 了“新 政”的 
筹划。 

制度学 派的产 生和它 的一度 兴盛， 同美 国社会 經济和 阶級斗 
爭的 发展情 况密切 相关。 我們 知道， 美国原 是資本 主义发 展比較 
晚 的一个 国家。 但是， 在 十九世 紀末， 它的发 展速度 非常快 。到 
1894 年 ，美国 工业发 展的速 度已超 过其他 資本主 义国家 ，跃 居世界 
第 一位。 在 二十世 紀初， 美国 已經变 成了最 强大的 帝国主 义国家 
之一。 与 此同时 ，美国 也成为 資本主 义矛盾 最深刻 的国家 ，阶 級斗 


爭十分 尖銳。 在 十九世 紀八十 和九十 年代， 美国工 人就大 規模地 
展 开了反 对垄断 資本的 罢工、 示威 和飢餓 进軍等 运动。 在 二十世 
紀初， 美 国工人 运动有 了更加 广泛的 发展。 在 1905 至 1912 年之 
間 ，美 国工人 举行了 一系列 大規模 的罢工 ，发 动了各 种反对 垄断資 
本剝削 的英勇 斗爭。 

在 社会阶 級斗爭 日趋尖 銳的情 况下， 一 些資产 阶鈒經 济学家 
深威到 传統的 辯护理 論巳經 陈腐， 不 能适应 在新的 历史条 件下为 
資本主 义制度 辯护和 反对无 产阶級 斗爭的 需要， 因 此在二 十世紀 
初， 許多 資产阶 級經济 学家积 极寻找 为資本 主义制 度辯护 的新方 
法和新 形式。 凡勃 伦的經 济学說 就是在 这种情 况下产 生的。 


凡 勃伦是 以資产 阶鈒經 济学的 “批評 家”的 面目出 現的。 按照 
他的 說法, 到十九 世紀中 叶为止 ，一切 經济学 說都是 建立在 享乐主 
义的心 理学和 “确信 世事变 迁的过 程中， 有漸入 佳境的 趋势” (《近 
代文明 中科学 的地位 》) 这 两个原 則的基 础上。 凡勃论 認为， 享乐 
主义的 心理学 把入看 作是“ 快乐和 痛苦的 計算者 ，俯 仰浮沉 于剌激 
力推动 之下， 好像一 团性質 相等的 快乐欲 望的血 球”， 这种 見解把 
人看 作是被 动的， 其行动 主要受 追求块 乐和避 免痛苦 的冲动 支配, 
这是 同新心 理学不 符的。 至于世 事“有 漸入佳 境的趋 势”， 按照凡 
勃伦 的說法 ，这是 形而上 学的， 以这种 渊源于 神学的 覌点为 前提的 
关于自 然規律 的理論 、关于 自发 調节的 理論以 及其他 理論， 也都与 
事实 不符。 在凡勃 论看来 ，以往 經济学 說的前 提旣然 同事实 不符， 
它們的 理論体 系也就 不可能 正确。 

显然， 凡勃伦 的“批 評”幷 不是要 从根本 上否定 以往的 資产阶 
級 庸俗經 济学。 他的“ 批評” 不过是 出于这 个事实 ，卽 ，在垄 断組織 


占統 治地位 、經济 危机日 趋严重 、劳动 群众的 貧困日 益加深 和阶級 
斗爭 不断尖 銳的情 况下， 旧的 庸俗經 济学所 宣揚的 自由竞 爭可以 
自发地 和諧地 調节社 会經济 ，促 进財富 的生产 ，充分 滿足人 們的欲 
望， 在資 本主义 社会里 个人利 益和社 会利益 是一致 的等等 讓論已 
經同 客現事 实格格 不入。 为 了便于 另創一 种新的 “学說 ”， 更好地 
为 資产阶 釵效劳 ，他 才对过 去的庸 俗經济 理論作 出这样 的“批 評”。 

为了达 到上述 目的， 凡勃 伦以十 九世紀 末在美 国产生 的新心 
理学 为基础 ，創立 了所謂 “制度 ”經济 学說。 他認为 ，經 济学 說硏究 
的 对象应 該是人 类經济 生活借 以实現 的各种 制度。 在 他看来 ，制 
度是由 思 想和习 慣形 成的， 而思 想和习 慣又是 从人类 本能产 生的， 
所 以制度 归根結 底是受 本能支 配的。 他 認为， 本能 树立了 人类行 
为 的最終 目的， 推动了 人类 为达到 这种目 的 而作的 努力, 理 智則不 
过是达 到目的 的一种 方法。 个 人和社 会的行 动都是 受本能 支配和 
指 导的。 这些 行动逐 漸形成 思想和 习憒， 进 而形成 制度。 制度产 
生之后 ，就 对人类 的活动 发生約 束力， 本能所 产生的 目的就 在巳經 
形成 的制度 中得到 实現。 凡勃伦 認为， 对社 会經济 生活和 制度起 
决定 作用的 本能分 为三类 ： （ 一） 父母的 天性； （二） 工作的 本能； 
(二) 随 便的好 奇心。 因而， 他把对 制度的 分析， 最終 都归結 为对心 
理的 分析。 在分析 心理現 象变化 的时候 ，凡勃 伦又以 人种学 、文化 

史、 生物学 、自然 历史、 宗敎等 为輔。 所以 ，他 的經济 学說实 际上是 
一个 五花八 門的大 杂燴。 

凡勃 伦应用 心理学 来解释 制度的 由来， 又用庸 俗进化 論来說 
明 制度的 发展和 演变。 按 照他的 看法， 制度 旣然是 思想和 习憤长 
期积累 的产物 ，它 就不可 能进行 根本的 改变。 凡勃论 SS 为， 生物界 
的生 存竞爭 和优胜 劣敗的 規律同 样适用 于人类 社会， 制度 的演进 
过程也 就是人 类的思 想和习 慣的自 然淘汰 过程， 或 人类应 付外界 


环境 的心理 的变化 过程。 他在 硏究制 度的发 展过程 时又把 两类制 
度作 为硏究 的中心 ，一 是財产 所有权 或金錢 关系的 制度; 一 是物質 
生活的 生产技 术或物 質生活 的工具 供給； 前 者出自 人类的 虛荣本 
能 ，后者 出自人 类的工 作本能 ，它 們都是 广泛存 在的社 会习憤 。他 
对近代 經济生 活的分 析中貫 串着对 这两类 制度的 分析。 从 庸俗进 
化論 出发， 他 把人类 社会历 史划分 为:一 、野蛮 时代; 二 、未 开化时 . 
代; 三、 手工业 时代; 四 、机 器方法 时代。 他詳 細論述 了在这 四个时 
代 变迁的 过程中 ，上述 两类制 度如何 产生和 变化。 

凡勃伦 的《 有閑 阶級論 》 这本 書就是 根据上 述思想 写成的 。为 
了了 解他关 于制度 的基本 思想， 我們 无妨从 这本書 引証几 段話。 
在第八 章中， 凡勃 伦写道 :“制 度实質 上就是 个人或 社会对 有关的 
某些 关系或 某些作 用的一 般思想 习慣； 而生 活方式 所由以 构成的 
是 ，在 某一时 期或社 会发展 的某一 个通行 的制度 的綜合 ，因此 从心， 
理学 的方面 来說， 可以 槪括地 把它說 成是一 种流行 的精神 态度或 
一 种流行 的生活 理論。 如果 就其一 般特征 来說， 則 这种精 神态度 
或生活 理論， 說到底 ，可以 归納为 性格上 的一种 流行的 类型。 ”“制 
度 必須随 环境的 变化而 变化， 因为就 其性質 而言, 它 就是对 这类环 
境引起 的剌激 发生反 应的一 种习慣 方式。 ”凡勃 论还写 道:“ 人类在 
社会中 的生活 ，正 同別 的生物 的生活 一样， 是生存 的竞爭 ，因 此是 
一 种淘汰 适应的 过程; 而社 会結构 的演进 ，却 是制度 上的一 个自然 
淘汰的 过程。 关 于人类 制度和 人类性 格的一 些巳有 的与正 在取得 
的 进步， 可以槪 括地認 为是出 于最能 适应的 一些思 想习憒 的自然 
相汰， 是个 人对环 境的强 制适应 过程， 而这 种环境 是随社 会的发 
展 、随人 类賴以 生存的 制度的 不断变 化而逐 漸变化 的。” 从 这些話 
中， 我們巳 經可以 淸楚地 看出凡 勃伦对 制度及 其发展 的庸俗 見解。 

从凡 勃伦的 上述看 法中， 我們可 以看出 他幷沒 有脫出 旧的庸 


俗經 济学的 粢臼。 我們 知道， 政治經 济学所 硏究的 是社会 經济制 
度 ，卽特 定社会 的生产 关系。 馬克思 在《政 治經济 学批判  >>  序 言中曾 
經 科学地 說明社 会經济 制度的 性質以 及它同 人們的 思想意 識的关 
系。 他写 道：“ 人們在 自己生 活的社 会生产 中发生 一定的 、必 然的、 
不 a 他們的 意志为 轉移的 关系， 卽同 他們的 物質生 产力的 一定发 
展阶段 相适合 的生产 关系。 这 些生产 关系的 总和构 成社会 的經济 
結构， 卽 有法律 的和政 治的上 层建筑 竪立其 上幷有 一定的 社会意 
識形 式与之 相适应 的現实 基础。 物質 生活的 生产方 式制約 着整个 
社会 生活、 政 治生活 和精神 生活的 过程。 不 是入們 的意識 决定人 
們 的存在 ，相反 ，是人 們的社 会存在 决定人 們的意 識。， ，①凡 勃伦根 
本反对 馬克思 的这个 覌点， 他 一如十 九世紀 下半期 的各个 庸俗学 
派 ，宣揚 社会經 济发展 取决于 主覌心 理上或 精神上 的原因 ，把 制度 
归結 为在人 們主覌 心理的 基础上 产生的 思想和 习慣， 幷用 这种受 
心理 和精神 支配的 一般的 制度来 代替社 会經济 制度。 从这 种庸俗 
見 解出发 ，凡 勃伦完 全歪曲 了資本 主义社 会的发 展規律 ，把 資产阶 
級 和无产 阶級之 間的阶 級斗爭 說成是 由心理 上和精 神上的 原因引 
起的 ，可 以随思 想和习 慣的轉 变而改 变的。 

在制度 进化問 題上, 凡勃伦 把庸俗 进化論 搬到經 济科学 中来， 
把 社会发 展規律 和生物 进化規 律等同 起来， 其目的 完全在 于反对 
社 会主义 革命。 馬克 思根据 客覌的 生产力 和生产 关系的 辯証关 
系 ，深 刻地闡 明:社 会的物 質生产 力发展 到一定 阶段， 便同 它們一 
直在 其中活 动的現 存生产 关系或 財产关 系发生 矛盾， 这些 关系由 
生产力 的发展 形式变 成了生 产力的 桎梏， 这 时社会 革命的 时代就 
到 来了。 随 着經济 基础的 变更， 全部 庞大的 上层建 筑也或 慢或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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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发生 变革。 馬克 思还分 析了資 本主义 制度， 揭示 了社会 主义革 
命的 历史必 然性。 虽然 凡勃伦 宣揚庸 俗进化 論的形 式和其 他庸俗 
学 派有所 不同， 然而 它所要 达到的 反动目 的与 后者幷 无二致 ，它們 
都是为 了反对 馬克思 所揭示 的科学 原理， 反 对在二 十世紀 初正在 
欧 美蓬勃 发展的 无产阶 級革命 运动。 

凡勃 伦把自 己的制 度經济 学說看 作是新 的“理 論”， 但 是如果 
我 們把它 同德国 的新历 史学派 作一个 比較， 便可看 出两者 的基本 
覌点是 大同小 异的。 不 論新历 史学派 ，还是 凡勃伦 ，都 从人 們的心 
理或精 神出发 解释社 会經济 現象； 都 强調經 济学的 任务是 硏究和 
考察 制度的 历史进 ft 过程； 都 致力于 描述社 会經济 生活发 展的表 
面 現象; 都 抛弃对 經济現 象的理 論分析 ，而热 中于寻 找一套 能克服 
資 本主义 矛盾的 办法。 所以， 凡勃伦 的学說 实际上 乃是德 国历史 
学派 在美国 的一个 变种。 


(二) 


現在 我們再 来看看 凡勃论 如何应 用他上 述的思 想来解 释資本 
丰义 制度。 他 認为， 从 生产技 术方面 来說， 現代經 济发展 是处于 
“ 机器方 法”的 时代。 在現 代工业 社会中 ，“除 非依靠 巳被接 受的机 
械装备 和机械 操作的 帮助， 否則就 不能进 行”。 机器 工业已 在工业 
体系中 居主导 地位， 其余 部分都 a 机器 工业为 轉移。 机器 方法使 
工 业变成 高度复 杂的完 整的有 机体， 物質生 产是由 各种連 續操作 
的結合 形成的 ，“由 于各項 操作之 間的这 种連結 关系， 現代 工业体 
系中含 有一种 广泛的 、平衡 的机械 操作性 質。”  (《 企业論 》) 同时 ，各 
种操 作要求 标准化 和高度 精确。 就人 类的物 質福利 来說， 这种工 
业制 度能够 无限制 地进行 物品的 生产。 就財 产所有 权来說 I 它在 
現代經 济中表 現为資 本的所 有权。 工 业技术 的运用 完全以 企业家 


的意旨 为主。 而“ 企业的 动机是 金錢上 的利益 ，它的 方法实 質上是 
买 和卖， 它的 目的和 通常的 結果是 財富的 积累。 誰 要是目 的幷不 
在于增 加財产 ，他就 不会参 加企业 ，更 不会在 独立的 基础上 經营企 
业。” （同 上書） 因而， “ 整个工 业系統 所由构 成的各 种操作 如能順 
利、 无間断 地相互 配合， 是最 有利于 社会的 經济福 利的； 但 事情的 
处 理掌握 在企业 家手中 ，而工 业平衡 无阻碍 的維持 ，幷 不一 定最有 
利于 企业家 。” （同 上書） 工业和 企业之 間的矛 盾就是 凡勃伦 整个經 
济理論 分析的 主題。 在他 看来， 資本 主义社 会的缺 点就是 根源于 
工业 和企业 之間的 对立。 

依据 工业和 企业的 划分， 凡勃论 进而把 贅产阶 級社会 分为两 
大 阶級： 一是 物質生 产者， 如工 程师、 技术員 、科 学家和 工人; 一是 
老板 、經 理和商 业推銷 員等， 他 們依靠 所有权 而控制 工业， 其目的 
在 于获取 优厚的 利潤。 他認为 ，在 手工 业时代 和机器 应用的 初期， 
財产 所有者 通常亲 自监督 工厂的 生产， 兼做 工业生 产的技 术专家 
和 商人， 在 发达的 工业社 会中， 生产由 技术人 員专管 ，商人 則完全 
注 意財务 問題。 

凡勃 伦說， 企 业是依 靠运用 价格制 度来获 得优厚 利潤的 。为 
了 在买卖 中得到 最大的 利潤， 企 业界广 泛地流 行着欺 詐行为 ，工业 
中普 遍确立 最大的 独占。 按照凡 勃伧的 說法, 在机器 应用的 初期， 
貨 物价格 低廉， 引起了 市場的 扩大， 这时曾 經产生 剧烈的 自由竞 
爭。 現在 由于技 术急速 进步， 产 品大量 增加， 市場不 能随之 扩大， 
因而 价格竞 爭逐漸 消失。 在十九 世紀末 ，生产 能力无 限扩大 ，市場 
相 对縮小 ，商人 企图以 限制产 額来保 全利潤 ，因 而引起 了企业 的集, 
中和 合幷， 出現了 托拉斯 等垄断 組織。 

在 凡勃伦 看来， 現代經 济生活 中的这 两种对 立形态 —— 工业 
和 商业， 完全 是起因 于生活 习慣所 产生的 不同的 思想。 按 照他的 


解释 ，工业 中的生 产者受 到机器 生产的 訓袜， 养成了 从因果 关系来 
覌察物 質和解 释事实 的习慣 ，他 們都具 有一种 怀疑的 、惟事 实是問 
的、 不講 道德、 不講爱 国心的 性質。 因此他 們逐漸 摆脫了 过去习 
俗 和道德 标准的 影响。 而 商人則 同利害 相联系 ，因 此他們 所关心 
的是金 錢利益 、权力 、財产 的多少 ，金錢 思想支 配一切 ，而他 們的許 
多 思想习 慣都是 由过去 的习俗 蛻变而 来的。 在《不 在所有 权和最 
近的商 业企业 》 —書中 ，他 又認为 現代的 主要工 业巳联 合起來 ，为 
銀行所 操縱。 他表 面上譴 責这些 “不在 所有者 ”控制 了一切 权利， 
阻 碍了工 业生产 ，但又 吹噓垄 断組織 在現代 經济生 活中所 起的稳 
定 作用。 

根据 所謂工 业和企 业对立 的謬論 ，凡 勃伦在 《工 程师和 价格制 
度》— 書中提 出了一 个改革 方案。 他主张 經济控 制权由 工程师 、科 
学家和 技术人 員組織 起来的 “技术 人員委 員会” 掌握， 以代 替企业 
經营的 統治。 他 虽然提 出了这 个改革 方案， 但是他 始終沒 有提出 
現代 社会应 該按照 这个方 案实行 改革， 因为在 他看来 ，人們 的思想 
习慣 尙未成 熟到可 以进 行这种 改革。 

凡 勃论在 論述工 业和企 业的矛 盾时， 虽 然不得 不承認 資产阶 
級社会 一些有 目共睹 的事实 ，例如 生产只 服从于 資本家 的利欲 ，而 
不是 为了滿 足人們 的消費 ，資本 主义市 場日益 縮小， 企业长 期开工 
不 足等。 然而 他不仅 避而不 談产生 这些現 象的根 本原因 一 資本 
主义社 会的基 本矛盾 ，而 且极力 歪曲这 种矛盾 ，把它 說成是 工业和 
企业經 营之間 的对立 ，这种 对立又 被归因 于思想 习憤的 不同。 

凡勃 伦极力 歪曲寶 本主义 社会中 的阶級 关系还 表現在 这样一 
个 事实上 ，卽他 力图抹 杀資产 阶級和 工人之 間的对 抗关系 ，把 两者 
統 統看成 “旣 得利益 者”， 把資 本家和 工人之 間的斗 爭說成 是商业 
性質 的竞爭 ，同时 荒謬地 把科学 技术人 員說成 是一个 独立的 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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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揚他 們是社 会物質 福利的 眞正保 卫者。 他 用由科 学技术 人員构 
成的 所謂工 业家同 商人的 对立， 来偷 換无产 阶級和 資产阶 級之間 
的 矛盾。 事实上 ，科 学技米 人員幷 不是什 么独立 的阶級 ，在 資本主 
义条 件下， 他們 一般是 为資产 阶級服 务的， 是資产 阶級的 知識分 
子， 因此， 他們 决不可 能在反 对資本 主义制 度的斗 爭中起 領导作 
用。 

在 一定的 社会形 态中， 生 产和交 換总是 不可分 割地联 系在一 
起的。 在資 本主义 社会里 ，資本 家在生 产領域 中剝削 的剩佘 价値， 
是 要通过 流通領 域卽商 业来实 現的。 生 产的資 本主义 性質， 决定 
了流 通的資 本主义 性質， 所以 它們之 間幷不 存在什 么本質 上的矛 
盾。 的确， 在資本 主义制 度下， 生产 和流通 之間也 会出現 某些矛 
眉^ 例如工 业家和 商人在 剩余价 値的分 配方面 发生的 矛盾， 但是， 
正如 馬克思 所說， 这种 矛盾是 “兄 弟閲墙 之爭” ，而不 是产生 失业、 
开 工不足 和經济 危机的 原因。 


(三） 

前面 說过， 凡勃伦 認为， 在人 类經济 生活中 ，最 主要的 是两种 
制度 ，一种 是財产 所有权 或金錢 关系的 制度; 一种是 物質生 活的生 
产技 术或物 質生活 的工具 供給。 在資 本主义 社会中 这两种 制度的 
具体形 式是企 业經营 和机器 方法。 凡勃伦 的《 有閑 阶級論 》 这本書 
就 是硏究 在財产 所有权 或金錢 关系的 基础上 怎样形 成了所 謂“有 
閑 阶級” 和这个 阶級的 地位与 作用。 他对 “有閑 阶級” 的分 析是完 
全立足 在他对 制度及 其发展 的理論 的基础 上的。 首先， 凡 勃伦应 
用“历 史起源 法”来 說明“ 有閑阶 級”怎 样从远 古时代 的历史 胚胎中 
产 生出来 ，又怎 样經历 了不同 的形态 变化; 其次 ，他又 从人的 本能、 
思想、 习惯出 发来說 明有閑 阶級的 形成以 及它的 “地 位和价 値”。 


他写 道:“ 本書的 主旨在 于討論 作为現 代生活 中一个 經济因 素的有 
閑 阶級的 地位和 价値， 但是烕 覚割要 把討論 严格地 限制在 这样标 
明的范 围以內 是办不 到的。 因 此关于 制度的 起源和 演进以 及一般 
不列 入經济 学范围 以內的 一些社 会生活 特征， 这里 也不得 不給予 
相当 的注意 。” 

在第一 章《 緖言 》 中， 凡勃伦 認为， 在野蛮 时代, 不存在 經济特 
权和业 务分化 ，因 而还不 存在“ 有閑阶 級”; 但 是从处 于初期 发展阶 
段的那 些部落 的一些 风俗、 习慣 和文化 特征， 可以看 出“有 閑阶級 
制度” 是 从原始 的野蛮 部落发 展到未 开化的 阶段这 一轉变 中逐漸 
涌 現的。 按照他 的意見 ，有 閑阶 級的产 生最初 表現在 业务分 化上， 
在生活 习憤上 ，男 女担任 着不同 的工作 ，生产 业务和 非生产 业务之 
間有了 区別， 出現了 身份的 差別。 在 未开化 的較髙 阶段， 政治 、战 
爭 、宗敎 、信 仰和运 动比賽 这些非 生产性 业务归 上层阶 級掌握 。生 
产 性业务 則由下 层阶級 担任。 这种业 务的差 別是具 有歧覗 性的， 
非生产 性业务 在习慣 上被認 为是光 荣的、 値得尊 敬的。 在 現代社 
会 ，这种 区別仍 然变相 存在。 总之 ，凡 勃伦把 阶級的 产生說 成是人 
們的生 活习慣 轉变的 結果。 他 認为， 在原始 的野蛮 时代的 和平生 
活 习憤轉 变为坚 决好战 的生活 习憤以 后， 侵 占就成 为日常 生活中 
一 个比較 重要的 因素， 因而产 生了侵 占和劳 役之間 的职能 分化和 
业务 的区別 ，阶 級区別 也就产 生和形 成了。 

在第二 章《 金錢 的竞賽 》中 ，凡勃 伦認为 ，“ 有閑阶 級”是 和財产 
所有权 同时出 現的。 財 产私有 制出現 以后， 人与人 之間就 发生了 
占有 商品的 竞賽。 而 人們之 所以古 有財产 ，財产 之所以 有价値 ，是 
因为財 产可以 証明財 产所有 人比社 会中其 他的人 占有优 势 地位， 
它是取 得荣誉 和博得 尊敬的 习慣的 基础， 是 滿足自 尊心的 必要手 
段。 这 就是說 ，在 凡勃伦 看来， 占 有財产 幷不是 为了剝 削別人 ，而 


仅仅是 为了滿 足虛荣 心和自 尊心。 实 际上， 凡勃伦 在这里 是把虛 
荣 心和自 尊心說 成是产 生阶級 的一个 原因。 

在第三 章《 明显有 閑》中 ，凡勃 伦描繪 了在金 錢竞赛 中金錢 (財 
产） 占优 势的阶 級如何 力图过 有閑的 生活。 他認为 ，他 們所 以不願 
参加 劳动， 是由 于他們 的心理 和劳动 阶級的 不同。 在习慣 的道德 
标 准的支 配下， 他們把 参加劳 动看作 是有損 体面的 事情。 在他們 
看来， 只有过 有閑生 活才能 保持自 鳴得意 的心情 ，才 能显示 自己比 
別人 优越。 他們日 常只是 从事一 些沒有 实际作 用的脑 力劳动 ，如 
学 习礼仪 ，講 求修养 等等。 在第四 章《 明显消 費》中 ，凡 勃伦 說明在 
金 錢上占 优势的 阶級如 何从显 示自己 的优越 和荣誉 的心理 出发从 
事对 財产的 浪費性 消費； 幷說 明有閑 阶級的 存在如 何产生 了不事 
劳动 的主妇 和一批 仆从、 門客 等的“ 代理有 閑”和 “代理 消費” 。在 
第五章 〈<  金錢的 生活水 准》中 ，凡勃 论認为 ，为 了在消 費的財 物的数 
量 和等級 上达到 “习慣 的礼仪 标准” ，“ 有閑阶 級” 总 是爭取 提髙消 
費 水准， 它在消 費上超 过物質 生活所 必需的 程度。 根据凡 勃伦的 
解释 ，人們 爭取提 高消費 水准的 动机是 在于滿 足竞赛 心理和 “歧視 
性 对比” 的要求 ，其目 的 不过是 要在荣 誉方面 符合髙 一等人 的生活 
习慣。 在第六 章《 金錢的 爱好准 則》中 ，凡勃 伦說明 ，在 財产 私有制 
度下 ，由 于金 錢財富 成为取 得荣誉 和博得 尊敬的 基础， 它也 就成为 
評 价一切 事物的 标准， 无論 是宗敎 、美感 、实 用性还 是对美 物的占 
有， 都是 以显示 金錢为 目的。 第七章 《 服装 是金錢 文化的 一种表 
現》 ， 則描 述了有 閑阶級 在服装 上的好 奇斗胜 和极力 奢侈， 說明他 
們如何 借此夸 耀自己 的財富 ，表 現自 己的有 閑和浪 費性的 消費。 

在第八 章《 工业的 脫离与 保守主 义》 和 第九章 《 古代遺 风的保 
持》 两章中 ，凡 勃伦对 制度作 了唯心 主义的 解释。 他 說当前 的制度 
同工业 的发展 已不相 适应， 但人們 总想保 留原有 的思想 和习慣 ，因 


而制度 改革引 起了有 閑阶級 和貧困 阶級的 “保守 主义的 阻挠” 。他 
还 从遺传 和自然 淘汰等 方面解 释現代 社会中 有閑阶 級的性 格是怎 
样从远 古残存 下来和 留传下 来的。 他 还分析 了金錢 制度所 形成的 
有閑 阶級的 性格怎 样不符 合工业 发展的 要求/ 在后儿 章中， 凡勃 
论进一 步說明 了現代 社会中 的政治 职务、 好斗的 气質、 体育 竞賽、 
爱好 _ 博的 心理、 信仰 命运、 宗 敎迷信 以及 对高級 学識的 硏究等 
等， &为 它們都 是同金 錢制度 相联系 而由远 古遺传 下来的 有閑阶 
級的“ 素質” 和特性 ，它們 都不符 合工业 发展的 要求， 是工业 阶級所 
沒 有的。 

尽管 凡勃伦 在这本 書中对 資产阶 級社会 的某些 現象作 了片断 
的表面 的描繪 ，然 而从我 們对該 書各章 的部分 內容的 簡单介 紹中， 
不难 看出， 他 不但沒 有对这 些現象 作 出任何 正确的 解释， 而 且对产 
生这些 現象的 原因作 了各种 歪曲的 解释。 同时， 他 避而不 談資产 
阶 鈕社会 的眞实 的阶級 关系， 极力掩 盖資产 阶級对 工人阶 級的剝 
削。 我 們知道 ，“所 謂阶級 ，就是 这样一 些集团 ，这些 集团在 历史上 
—定 社会生 产体系 中所处 的地位 不同， 对生 产資料 的关系 (这 种关 
系 大部分 是在法 律上明 文規定 了的) 不同 ，在 社会劳 动組織 中所起 
的作用 不同， 因 而領得 自己所 支配的 那份社 会財富 的方式 和多寡 
也 不同。 所 謂阶級 ，就是 这样一 些集团 ，由于 它們在 一定社 会經济 
結构 中所处 的地位 不同， 其中 一个集 团能够 占有另 一个集 团的劳 
动。 ”①凡 勃论捏 造了所 謂有閑 阶級， 又把这 个阶級 說成是 历史上 
形成 的思想 、本能 、性格 、习憤 等的差 异所产 生的。 这样 ，他 一方面 
用 所謂有 閑阶級 同工业 阶級的 差异偷 換資产 阶級同 无产阶 級的对 
立， 另一方 面又把 这种对 立的形 成归之 于心理 原因。 凡勃 伦的覌 


① 《 铕大 的創举 列宁全 集》第 29 卷 ，人民 出版社 1956 年版 ，第 382 — 383 頁。 


点所能 导致的 結論只 能是: 要消灭 資本主 义社会 的矛盾 ，只 有等待 
人們 的思想 、习 慣和心 理逐漸 改变， 什么阶 級斗爭 、无 产阶級 革命， 
都无济 于事。 由 此可以 看出， 凡 勃伦以 資本主 义制度 的“批 判家” 
的姿 态出現 ，实 际上却 是資产 阶級的 忠实辯 护士。 

鍾 政 

L96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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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 的主旨 在于討 論作为 現代生 活中一 个經济 因素的 有閑阶 
級的 地位和 价値， 但是 要把討 論严格 地限制 在这样 标明的 范围以 
內 是办不 到的。 因此关 于制度 的起源 和演进 以及一 般不列 入經济 
学范 围以內 的一些 社会生 活特征 ，这里 也不得 不給以 相当的 注意。 

有些 場合， 討論的 进行是 以經济 学理論 或人种 学通則 为依据 
的， 这在某 种程度 上也許 会使讀 者威到 陌生。 在緖 言那一 章里充 
分說 明了这 类理論 前提的 性質， 希望 由此可 以避免 在理解 上的扞 
格。 有 关的理 論現点 ，曾在 《 美国社 会学杂 志》 第四卷 发表的 《 作业 
本能与 劳动厌 恶》、 《 所有权 的起源 》 与 《妇女 的未开 化身母 》 —系 
列 論文里 ，作 了比較 詳切的 叙述。 但 这类推 論的一 部分是 創見的 J 
睱使 在讀者 看来， 由于 它缺乏 根据或 缺乏作 为根据 的事实 而覚得 
不合， 那末要 晓得， 本書 的論点 以这类 部分創 見的推 論为依 据时， 
幷不是 完全不 顧到它 作为經 济理論 中的一 个細目 的可能 有的价 
値。 

为了說 明或加 强論証 而采用 的一些 資料， 部分为 了方便 ，部分 
也 为了大 家对于 所熟悉 的現象 的意义 发生誤 解的可 能性比 較少的 
、緣 故， 所 以总是 尽量凭 直接現 察或通 过尽人 皆知的 事物从 日常生 
活中 汲取， 而不求 之于更 深一层 的比較 奥妙的 来源。 这里 所引証 
的大都 是些平 淡无奇 、家喩 戶晓的 事例， 对于一 些世俗 現象， 或在 
曰 常生活 中巳司 空見憤 因而往 往不再 作为經 济硏究 对象的 一些現 
象 ，有 时候 也似乎 有些漫 无抉择 地拿来 討論, 希望这 种作法 不致触 
犯任何 讀者的 喜爱文 艺或科 学性的 感情。 


鲁 


有些 理論前 提或确 凿例証 是取自 較远一 层的来 源的， 有些学 
理 或推断 是从人 种学引 来的； 卽使 在这样 情况下 ，也 尽可能 取其比 
較熟悉 、比 較容易 查考的 一类， 这在相 当博学 的人們 是不难 寻根究 
柢的 ，因此 沒有依 照慣例 列举所 引証的 出处。 同样， 这里所 偶尔采 
用的一 些引文 ，主 要是为 了举例 說明， 也无須 加注， 大都是 一見卽 
可了 然的。 


第一章 緖言 

有閑 阶級制 度在耒 开化文 化下的 較 高阶段 获得了 最 充分发 
展; 封建时 代的欧 洲或日 本就是 例子。 在 这样的 社会里 ，阶 級的划 
分非常 严格; 在阶 級差別 中具有 最突出 的經济 意义的 一个特 点是， 
各阶 級的正 式业务 彼此之 間截然 不同。 上层 阶級按 照习慣 是可以 

脫 离生产 工作的 ，或 者是被 摒于生 产工作 之外的 ，是 注定要 从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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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些带儿 分荣誉 性的业 务的。 在任 何封建 社会， 最 主要的 光荣业 
务是 战爭； 敎士职 务在光 荣程度 上一般 認为是 次于战 爭的。 如果 
某一 未开化 社会幷 不怎样 特殊地 好战， 那么 在光荣 程度上 敎士职 
务也許 会跃居 首位, 而軍人 次之。 但不管 是軍人 也好， 敎士 也好， 
上层 阶級对 生产工 作总是 置身事 外的， 这是 他們的 优势地 位的經 
济表現 一 这 个原則 总是不 变的, 是 很少例 外的。 关于这 两个阶 
級的脫 离生产 工作， 印 度的婆 罗門就 是一个 很好的 例子。 在那些 
处 于未开 化文化 較髙阶 段的社 会里， 可以籠 統地称 作有閛 阶辍的 
那个 范围內 ，包 含着許 多不同 的分支 阶級， 随 着分支 阶級的 不同， 
担任的 业务也 有很大 差別。 整 个有閑 阶級包 含貴族 阶級和 敎士阶 
級， 还有两 者的許 多隶属 分子。 各阶鈒 的业务 不同， 但是有 一个共 
同 的經济 特点， 那 就是在 性質上 总是属 于非生 产的。 这类 非生产 
性的上 层阶級 业务， 大致 归納起 来是以 下儿項 —— 政治 、战爭 、宗 
敎價仰 和运动 比賽。 

在較早 但不是 最早的 未开化 阶段， 有閑 阶級在 形式上 沒有这 
样多种 多样; 不論 是阶級 的区別 或有閑 阶級各 种业务 之間的 区別， 
都不是 那么精 細和复 杂的。 波利 尼西亚 (Polynesia) 島民的 生活， 


就很能 体現这 一发展 阶段; 只有 一点是 例外， 由于那 里缺乏 凶禽猛 
兽， 狩猎 在他們 的生活 方式中 沒有能 占到它 通常所 占有的 光荣地 
位。 又如中 世紀时 的冰島 部落， 也 是一个 很好的 例子。 在 那个部 
落里， 各阶級 之間以 及各阶 級所特 有的业 务之間 ，都 有严格 区別。 
凡是体 力劳动 、生产 工作或 是同謀 生直接 有关的 任何日 常工作 ，都 
是下 层阶級 的专有 业务。 这一 下层阶 級苞括 奴隶和 其他从 属者， 
通 常还包 括一切 妇女。 如 果貴族 中含有 若干高 低不同 的等級 ，則 
属 于較高 級的貴 族迫女 一般是 不参加 生产工 作的， 或者至 少是不 
参 加比較 粗笨的 体力劳 动的。 至于上 层阶級 的男性 对一切 生产工 
作 不但不 参加， 而 且按照 传統习 慣是不 容許参 加的。 他們 的业务 
范围 有严格 規定。 这类 业务上 面已經 提到， 不外 是政治 、战爭 、宗 
敎信仰 和运动 比赛。 这 四个方 面的活 动支配 着上层 阶級的 生活方 
式， 至于就 这个阶 級中的 最高級 一 国王 或曾长 —— 来說， 这数者 
乃是 社会的 习慣和 常識所 允許的 仅有的 活动。 实际 上在充 分发展 
的生活 方式下 ，在 那砦 K 会里， 对属于 最高級 的成員 来說， 卽使是 
运动 比賽， 是否 算作适 当活动 也还是 有些疑 問的。 就有閑 阶級中 
較低的 儿个等 級来說 ，某 些別的 业务是 开放的 ，但这 些只是 附属于 
上述这 一或那 一典型 的有閑 阶級业 务的； 例 如武器 与其他 軍用装 
备以 及战船 的制造 和管理 ，如鷹 、犬 、馬 的調理 和馴养 ，如祭 祀用品 
的备办 等等。 下层 阶級对 于这类 次一等 的光荣 业务， 除非 显然是 
属于生 产性， 除非跟 典型的 有閑阶 級业务 只有一 些疏远 的关系 ，否 
則是 不能染 指的。 

如果 从这种 典型的 未开化 文化阶 段倒退 一步， 追溯到 未开化 
文化 的較低 阶段， 那就不 再能看 到在充 分发展 形态下 的有閑 阶級。 
但有 閑阶級 制度， 就 是从这 种未开 化时代 的較低 阶段下 的风俗 、习 
慣 、动机 和环境 而来的 ，这 个时代 显示了 有閑 阶級早 期成 长的迹 


象。 現 在处于 世界各 地的游 牧狩猎 部落， 可 以說明 这种分 化的比 
較 原始的 形态。 北 美洲的 任何一 个狩猎 部落， 都可 以拿来 作为說 
明的 例子。 很 难說在 这类部 落中是 存在着 一个明 确的有 閑阶級 
的。 这里存 在着职 能上的 分化， 在这 个职能 分化的 基础上 也存在 
着 阶級的 区別； 但是就 上层阶 級脫离 生产工 作这一 点来說 ，却 沒有 
发展 到这样 地步， 使“有 閑阶級 ”这个 詞得以 明确 成立。 处 于这一 
經济 水平的 部落, 其經济 上的分 化已經 达到这 样程度 ，使男 女之間 
的 业务有 了显箸 区別， 但 这种区 別是带 有歧視 性的。 儿乎 在所有 
这些 部落中 ，根 据传統 习憤， 妇女所 担任的 业务， 就 是在下 一发展 
阶段中 形成的 純生产 工作的 根源。 男子是 不参加 这类粗 鄙业务 
的 ，他們 生来是 要从事 于打仗 、打 猎、 运 动比赛 和宗敎 崇奉的 。在 
这 个方面 ，逋 常存在 着极其 严格的 区别。 

在未开 化时代 的較高 阶段， 劳动阶 級与有 閑阶級 有明确 区別， 
而 上述业 务上的 划分正 与这一 区別相 一致。 后来在 业务上 日益多 
样 化和专 門化， 由此形 成的分 界綫就 逐漸把 生产业 务与非 生产业 
务分了 开来。 在未开 化时代 初期的 ，子业 务， 幷不 是后期 的生产 
工作 的任何 主要部 分所由 形成的 根源。 初期 的男子 业务残 存在后 
期发展 中的， 只 是些不 能列入 生 产項下 的业务 —— 战爭、 政治活 
动 、运 动比賽 、学 术硏究 和宗敎 崇奉。 其間仅 有的显 著例外 是漁业 
的一 部分和 不能肯 定列入 生产工 作的某 些細巧 业务， 如武器 、玩具 
和运动 用品的 制造。 事 实上整 个生产 业务是 从原始 未开化 社会由 
妇女担 任的那 类业务 蛻化而 来的。 

在未开 化时代 的較低 阶段， 男子 的工作 对团体 生活的 維持来 
說是 必不可 少的， 在这 一点上 的重要 程度幷 不亚于 女子所 担任的 
工作。 甚至对 团体中 食料以 及其他 必要消 費品的 供应， 男 子在工 
作上 的貢献 ，可以 說也具 有同样 的重要 程度。 男子工 作的这 种“生 


产”性 ，实际 上竟是 那样地 显箸， 所以 在一般 經济著 作中， 往 往把猎 
人的 工作看 成是原 始生产 工作的 典型。 但在 未开化 民族自 己看来 
却不是 这样。 作为一 个猎人 ，在 他自己 看来却 不是劳 动者， 在这一 
点 上他不 容許把 他与妇 女等量 齐覌； 他的劳 或也不 同于妇 女們的 
苦 工賤役 ，是不 能作为 一种生 产工作 ，跟 妇女 們的工 作混淆 在一起 
的。 在一切 未开化 社会中 ，男 子工 作与女 子工作 S 渭分明 ，这 一点 
自有它 的深远 微妙的 意义。 男 子的工 作也許 有助于 团体生 活的維 
持， 但他威 到这只 是由于 他的才 智优越 ，成就 卓著， 假使把 他的工 
作同妇 女們的 平凡的 辛勤劳 动相提 幷論， 那 就不免 要贬低 他的身 
价了。 

如果 在文化 标准上 再退后 一步， 讓我們 看一看 野蛮部 落中的 
情况 ，那 就可以 看到， 在业务 上的分 化更加 含糊， 各 阶級以 及各种 
业务 之間的 歧視性 区別， 也 更加缺 少一貫 性和严 格性。 关 于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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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要 在原始 的野蛮 文化中 找到明 确的例 子很不 容易。 那 些被列 
为 “野蛮 人”的 部族或 团体， 很 少是不 带有从 較进步 文化阶 段退化 
而 来的迹 象的。 但有 呰部落 t 其中 有一部 分显然 不是由 于退化 
的結果 一 却 相当忠 实地显 示出原 始野蛮 时代的 特征。 它 們的文 
化与未 开化社 会的有 所不同 ，其 特点在 于不存 在有閑 阶級， 在于大 
都不存 在有閑 阶級制 度所依 存的那 类意志 或精神 状态。 这 种不存 
在經济 特权阶 級的原 始野蛮 部落， 在 整个人 类中只 占着一 个极其 
細小的 、不 显眼的 部分。 就这一 文化状 态而言 ，这里 可以举 出的尽 
可能 适当的 例子是 安达曼 （Andaman) 群 島諸部 族或尼 尔基里 
(Nilgiri) 山豚的 托达斯 （Todas) 部族。 当它 們最初 与欧洲 人接触 
时 ，就 不存在 有閑阶 級这一 点說来 ，它 們的生 活方式 儿乎可 以說是 
独具一 格的。 或者 还可以 举虾夷 島的虾 夷族作 为一个 例証； 此外 
还可 以列举 布西曼 (Bushman) 和 爱斯基 摩某些 部族， 但以 此作为 


例証是 否恰当 ，比 較地 有疑問 。至 于某些 拍布罗 (Pueblo) 部族 ，是 
否可以 列入这 一类的 例子， 則更 加难以 确定。 < 这里 所列举 的一些 
部族， 卽 使不是 全部、 也大部 分可能 是从較 高文化 阶段退 化而来 
的， 它們的 現有文 化水平 也許幷 不是它 們历史 上的最 高水平 。若 
果是这 样的話 ，在这 里使用 这些例 証有些 勉强; 但尽管 如此， 把它 
們 看作好 像是眞 正的“ 原始” 民族， 作 为例証 說明时 的效果 还是一 
样的。 

这 些不存 在明确 的有閑 阶級的 部落， 在 社会結 构和生 活方式 
的某些 別的特 征方面 ，彼 此也 有相类 之处。 它 們都是 些小型 团体， 
它們 的結构 都是簡 单的， 古 老的； 它們 大都是 和平的 ，定 居的； 它們 
都 很穷； 个人所 有权在 它們幷 不是經 济制度 的主要 特征。 但这幷 
不 是說它 們就是 現存各 部落中 的最小 型的， 也不是 說在社 会結构 
的 一切方 面的分 化程度 上是最 低的； 它們也 幷不一 定代表 着沒有 
明 确的个 体所有 制的一 切原始 社会。 不 过应当 注意到 一点， 这类 
部落似 乎是人 类原始 部落中 的最和 平的， 也 許是特 殊地偏 向于和 
平的。 情 形的确 是这样 ，当碰 到暴力 或受到 凌辱时 ，那 种溫 厚而荏 
弱无能 的表現 ，是这 类部落 的成員 所共有 的一个 最显箸 特征。 

从处 于初期 发展阶 段的那 些部落 的一些 风俗习 慣和文 化特征 
可以 看出， 有閑 阶級制 度是从 原始的 野蛮阶 段到未 开化阶 段的轉 
变中 逐漸涌 現的; 或者說 得再恰 当些， 是从和 平的生 活习慣 到坚决 
好 战的生 活习憤 的轉变 中逐漸 成长起 来的。 要使这 个制度 能以明 
确的形 态出現 ，显 然必須 具备的 条件是 ： （ 1  )部 落必須 具有以 掠夺 
为目 的的生 活习慣 ，必須 有战爭 或大規 模狩猎 活动， 或者是 两者倶 
备 ，这就 是說， 在这样 情况下 构成初 期有閑 阶級的 男子們 ，必 須习 
憒于 用武力 或策略 来从事 于伤害 行为； （2) 生活資 料的获 得必須 
相当 从容， 从而 有条件 使部落 成員中 一个很 大的部 分可以 脫离經 


常 的辛勤 劳动。 有閑阶 級制度 是各类 业务在 早期区 別下的 自然結 
杲; 根 据这种 区別， 有 些业务 被認为 是可尊 敬的， 有些 业务則 不然。 
在这种 古老的 区別下 ，凡是 可尊敬 的业务 ，可 以归入 属于侵 占的那 
一类; 不値 得尊敬 的业务 ，是 那些必 要的日 常工作 ，在 这类工 作中， 
幷不 含有値 得重視 的侵占 成分。 

这种区 別在現 代工业 社会儿 乎沒有 什么明 显的重 要意义 ，因 
此經 济学者 对这一 点很少 注意。 按 照現代 常識， 这 种区別 似乎只 
是形式 上的而 不是实 質的， 經 济硏究 就是在 这样的 覌念指 导下进 
行的。 但是 对业务 作出这 样区別 的这种 覌念， 作为一 种先入 之見， 
实际 上仍然 是极其 頭强地 貫串在 現代生 活中； 我們对 f 卜役 职务习 
慣地予 以輕視 ，就 是一个 例子。 这是一 种个人 性質的 、在个 人身份 
上分出 尊卑的 区別。 在文化 的較早 阶段， 在一 切事势 的形成 过程 
中 ，人們 認为个 人力量 義 有战 較直接 、比 較显著 的重要 意义， 因此 
在曰 常 生活結 构步<_ 占宴 个比較 重要的 成分。 利 害关系 
在較大 程度上 樂中在 ^ 一点。 # 果裏， 在这 样一个 基础上 作出的 
区別， 在那个 似乎炖 今天有 暑€大 的必要 性和明 确性。 因此 

V.  %  :: 

作为 演进过 _昀 冗个泰 奏来看 ，这涎 一个实 質上的 区別， 是具有 
确 切不移 和令) s 信 的稂据 _。  / 

对于 一些事 基的习 慣看法 是由某 些利害 关系而 来的， 当利害 
关 系有了 变化时 ，对这 些# 态在习 憤下形 成的不 同看法 的依据 ，也 
就 会发生 变化。 如果当 时的主 要利害 关系， 对当前 某些事 态的說 
明 能有所 帮助， 那 么这些 事态的 特征就 显得是 鮮明而 眞实的 。如 
果 任何人 对这类 事态， 是憤 于用另 一覌点 来理解 ，在 另一目 的下来 
評价的 ，他 对于这 类事态 作出区 別时的 任何原 有依据 ，看来 就会覚 
得不 眞实。 对活动 的各种 目的和 方向加 以区別 ，加以 分类， 这种习 
性哪 里都始 終不能 避免； 因为 这是貫 彻一种 行动理 論或实 現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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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 式时所 万不可 少的。 采取 的究竟 是哪一 覌点， 或者 对生活 
事态 进行分 类肘， 所选 If 的， 所認 为是明 确的， 究 竟是哪 一特征 ，决 
定 于对事 态作出 区別时 所追求 的利害 关系。 因此， 对事态 作出区 
別 时的依 据以及 对事态 进行分 类时的 准則， 是随着 文化的 发展逐 


漸变 化的; 对 生活事 态进行 了解时 的目的 旣已有 了变化 ，覌 点也就 
跟 着有了 变化。 由此 可見， 在 某一文 化阶段 对某一 类活动 或对某 
一社会 阶級公 認为是 显著的 、明 确的那 些特征 ，在随 后的任 何文化 
阶段 对事态 进行分 类时， 不会再 保有同 样程度 的重要 意义。 

但 是各种 标准和 覌点上 的变化 只是漸 进的； 某 一覌点 一經接 
受， 很少 会突然 消失或 被全部 推翻。 生产业 务与非 生产业 务之間 
的区別 ，現 在习惯 上依然 存在; 这一現 代区別 方式是 未开化 时代侵 


占与 劳役的 区別的 变形。 像这 样一类 活动， 如战爭 、政治 、宗 敎崇 
奉 和公开 欢乐， 在一般 人的理 解中， 同 为了供 应生活 需要的 物質寶 


:方 面的确 切分界 
.的 区別 而言， 


料 而辛勤 劳动， 是有本 質上的 
綫 ，与 早期未 幵化时 代的当 
早期 的遺迹 在今天 幷沒有 k 

今天所 默認的 、巳 經成 际上是 f 样的: 只有其 
最終目 的在于 利用“ 非人类 物 应当算 作是生 
产性 努力。 人 对人的 强制利 的； 但利 用非 
人 类的周 围事物 以提高 人类生 ^ 勞 被 認为是 生产性 


活动。 按 照充分 保持古 典派传 統的那 些經济 学者的 看法， 一般認 
为人类 “征服 自然” 是 工业生 产力的 特点。 这种征 服自然 的生产 
力， 一般認 为应当 包括人 类征服 兽类以 及征服 一切自 然力的 力量。 
这 就在人 类与下 等动物 之間划 出了一 条界綫 。 

但在別 的时代 ，在 抱有 不同見 解的人 們看来 ，这 条界綫 跟我們 
今天所 划的幷 不完全 相同。 在野蛮 的或未 开化的 人类生 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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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这条 界綫是 在不同 場合、 另一方 式下划 分的。 处 于未开 化文化 
阶段 的一切 社会， 对于两 类广泛 現象的 对立， 普遍存 在着一 种敏銳 
威覚, 一类所 包括的 是未开 化人类 自己， 还有 一类是 他們的 食料。 
他 們对于 經济現 象与非 經济現 象两者 之間也 存有对 立咸， 但 看法/ 
与現 代方式 不同， 对 立不存 在于人 类与下 等动物 之間， 而 存在于 
“有生 气的”  (animate) 事物与 “无生 气的”  (inert) 事物 之間。 

我們 宁可格 外小心 地解释 一下， 这 里用“ 有生气 的”这 个詞所 
要表达 的未开 化人类 覌念， 卩見“有 生命的 ” (living) 这个詞 的涵义 
有所 不同。 前者 幷不包 括一切 生物， 却 含有許 多別的 事物。 像这 
样一 些动人 的自然 現象， 如风暴 、疫厉 、瀑 布， 都被看 作是“ 有生气 
的”; 而树上 的果子 ，地上 的靑草 ，甚 至一 些不显 眼的动 物如鼠 、羊、 
蝇 、蛆 之类， 則 除非作 为集体 来看， 通常 都不認 为是“ 有生气 的”。 
这里使 用这个 詞时， 其間 幷不一 定含有 灵魂或 精灵的 存在的 意义。 
野 蛮或未 开化人 类是万 物有灵 論的信 从者， 他們 对于有 些事物 ，認 
为 是具有 一种实 在的或 假想的 先发行 动性的 ，因 而中心 畏惧; 上述 
槪 念所包 括的就 是这类 事物。 这一范 畴含义 很广， 它包含 許多物 
体 和自然 現象。 这 样一种 有生气 者与无 生气者 之間的 区別， 直到 
今天 ，在一 些不作 深刻思 考的人 們的思 想习慣 中依然 存在， 对于有 
关人类 生活与 自然进 程的通 行理論 ，依 然发生 着深远 影响; 不过这 
一 点在早 期文化 与早期 價仰阶 段的作 用是极 大的， 是引起 了深远 
的 实际后 果的， 而在我 們今天 的日常 生活中 却沒有 发生这 样大的 
影响。 

在未 开化民 族看来 ，对 于无生 气的、 自然 所提供 的事物 的加工 
和利用 固然 是一种 活动， 但这种 活动, 跟他們 应付有 生气的 事物和 
力量的 活动， 絕对不 是处于 同一水 准的。 其 間的分 界綫也 許有些 
含糊， 有些变 化不定 ，但大 体說来 ，这 种区 別仍然 充分切 实有力 ，足 


以影 响到未 开化者 的生活 方式。 在 未开化 者的想 像中， 凡 是列入 
有生气 的那类 事物， 会在 指向某 种目的 的情况 下展开 活动。 正是 
这种带 有目的 性的活 动力的 发揮， 使得某 些物体 或現象 “ 具有生 
气”。 天眞 質朴的 野蛮人 或未开 化者， 当他們 面对着 一些非 其意志 
所能控 制的活 动力时 ，就用 他們唯 一的、 現有的 說法来 作解释 ，这 
种 說法是 从他們 对自己 动作的 感知中 直接产 生的。 因此， 活动力 
与 人类的 活动同 化了， 活动的 物体也 就在这 个限度 上与人 类的主 
动力同 化了。 应付属 于这类 性質的 种种現 象时， 尤 其是应 付一些 
其动 作特別 令人畏 惧或难 以理 解的現 象时， 就不能 采取与 应付无 
生气 事物时 同样的 态度， 就不 能不在 另一种 精神下 采取另 一种态 
度。 怎样 才能順 利地应 付这类 現象， 乃是一 种侵占 性而不 是生产 

性的 工作。 这里 着重的 是勇武 精神， 而不 是刻苦 耐劳。 

* 

在这 种把事 物划分 为有生 气与无 生气两 种的天 眞看法 的指导 
下 ，在 原始社 会中的 活动就 逐漸分 化成两 个类型 ，这 在現代 措辞下 
可以称 之为侵 占活动 与生产 活动。 生 产活动 是通过 制作者 施之于 
不作 抵抗的 （“死 的”) 素質 的技巧 、从事 創造新 事物、 使之具 有新用 
途 的一种 努力； 而侵占 活动， 就其成 果对活 动者有 效用这 一点而 
言， 是把 原来由 另一活 动者导 向另一 目的的 能力轉 变成适 合于他 
自己的 目的的 努力。 这里 使用“ 死物” （brute  matter) 这个 詞时， 
仍然是 从未开 化者的 覌点設 想的， 是 含有在 他們的 理解中 的奧妙 
意 味的。 

所 謂侵占 与劳役 之間的 差別， 与 男女两 性之間 的差別 正相一 
致。 两 性之間 不但在 身材上 、体力 上不同 ，更 加确定 的恐怕 还是在 
气質 上有所 不同; 为什么 很早就 会形成 相应的 分工， 其原因 肯定就 
在 这里。 男性比 較果敢 、强壮 、魁梧 ，应付 突然的 、剧 烈的变 故时比 
較 能胜任 ，比 較地长 于自决 、自主 、爭胜 、进 攻， 因此 关于侵 占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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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一 般活动 总是属 之于男 性的。 在 原始社 会的成 員中， 体格与 
生 理上的 特征以 及气質 ，两 性之間 的差別 可能幷 不怎样 显著; 拿前 
巳提 到的一 些古老 的部族 —— 如安达 曼部族 —— 来說， 看 来在这 
些方面 的差別 事实上 是很細 微的， 无关紧 要的。 但 是从体 格与意 
志上 的差別 出发向 前演进 ，形成 了业务 上的分 化时， 原来在 两性間 
的差別 ，其 本身 将趋于 扩大。 尤 其是如 果团体 中成員 所处的 环境， 
所接触 到的生 物类型 ，使 他們在 刚毅、 果敢这 类品質 上不得 不經受 
認 眞的鍛 炼时， 一个針 对着这 种新的 业务分 配的累 积性淘 汰适应 
过程 就从此 开始。 在团 体生活 中如果 須經常 从事于 猎取凶 猛的野 
物 ，关 于坚定 、敏捷 、奋勇 等偏于 男性的 品質就 有較大 需要， 結果势 
必加速 与扩大 两性間 的业务 分化。 一 等到这 一部落 与別的 部落发 
生了 敌对性 的接触 ，这种 业务上 的分歧 将变本 加厉， 使侵占 性工作 
与生 产性工 作达到 进一步 发展的 形态。 

在 这样一 个以掠 夺为目 的的狩 猎者团 体中， 战 爭和打 猎逐漸 
成 为壮健 男子的 专职。 妇女 則从事 于其他 必要的 工作， 还 有些不 
适宜 于做上 述的男 子工作 的別的 成員， 在这 一意义 上与妇 女列入 
同类。 但 男子的 行猎与 作战， 大 体上属 于同类 性質。 两者 都是掠 
夺 性的； 作战者 和行猎 者同样 是强占 他者的 所有， 同样是 不劳而 
获。 他們 凭着武 力和机 警从事 于侵略 活动， 与妇女 們辛勤 而平淡 
无奇的 操作， 在性質 上显然 不同； 前者 不能算 是生产 劳动， 实在是 
对物質 的强力 夺取。 这就 是未开 化部族 男子的 工作， 在其 充分发 
展形 态下， 与 女子的 工作有 极大的 分歧， 这 个时候 任何方 式的努 
力 ，如 果不涉 及武力 的使用 ，是不 値得由 男子去 做的。 这样 的传統 
习 憤逐漸 获得巩 固以后 ，就 通过社 会常識 而成为 行为的 准則; 結果 
是， 在一文 化阶段 ，任 何业务 ，任 何营求 ，除非 是在勇 武精神 一 暴 
力 或狡詐 —— 的 基础上 进行的 ，否 則作为 一个有 自尊心 的男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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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道义上 不容許 染指。 这 种掠夺 的生活 习慣， 經过 长期鍛 炼在团 
体 中根深 蒂固以 后， 作 为一个 壮健男 子在社 会經济 中責无 旁貸的 
任务就 主要是 厮杀， 是 消灭在 生存竞 爭中在 他面前 企图抗 拒或逃 
避 的那些 竞爭者 ，是 消灭那 些頑强 的敌人 ，把他 們降为 奴隶。 許多 
狩猎部 落对侵 占与劳 役这两 者在理 論上的 区別， 竟 遵守得 这样严 
格 ，这 样認眞 ，因 此当男 子获得 了猎物 以后， 这些猎 物必須 讓他的 
妻子搬 回家， 他是不 应該亲 自动手 做这件 下賤工 作的。 

_  ■* 

上面已 經指出 ，侵占 与劳役 之間的 区別， 是业务 上的一 种歧視 
性 区別。 列 入侵占 一类的 业务是 可敬的 ，光 荣的， 高 貴的； 而其他 
不含 有侵占 成分的 业务， 尤其是 含有奴 性或屈 服意昧 的那些 业务， 
是不 値得尊 敬的， 低賤的 ，不体 面的。 关 于尊严 、价 値或荣 誊这类 
槪念 ，不論 应用到 个人或 应用到 行为， 对阶級 和阶級 划分的 发展， 
都 具有头 等重要 意义， 因此关 于这类 槪念的 起源和 意义必 須加以 
闡述。 其心 理上的 依据可 以大 致說明 如次。 

出于淘 汰的必 然結果 ，男 子是行 为的主 动者。 在 他自己 看来， 

他是 展开冲 力活动 - “目 的論的 ”活动 - 的一个 中心。 由于他 

是一个 行为的 主动者 ，因此 他在每 一个动 作中所 寻求的 ，总是 在于. 
实 現某种 具体的 、客 覌的、 非个人 性質的 目的。 他旣 然是这 样一个 
行为的 主动者 ，就有 了一种 爱好， 他所好 的是有 效果的 工作， 所恶 
的 是不切 实际的 努力。 他 所推重 的是事 物的适 用性和 有效性 ，鄙 
親的 是不切 实际、 浪費和 无能。 我們 可以把 这种素 性或习 性叫作 
作业 的本能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一旦 生活环 境或生 

活 传統引 起了人 与人之 間在效 能上的 对比， 作业本 能就会 使这种 
对 比成为 个人之 間的竞 赛性或 歧視性 对比。 对比的 結果会 发揮影 
响到什 么程度 ，大 部分須 决定于 民族的 性格。 在任何 社会， 如果是 


慣 于对个 人作这 样的歧 視性对 比的， 則显然 可見的 成就将 成为人 
們 所寻求 的目标 ，这 个成就 本身的 效用， 就是博 得尊敬 的依据 。要 
博 得尊敬 ，避 免指摘 ，就得 把个人 的效能 摆出来 作証。 結果 通过作 
业 本能所 表現的 是力量 的竞相 炫耀。 

当处于 社会发 展的原 始阶段 ，当 团体 还习于 和平的 、也 許是定 
居 的生活 ，还 缺乏发 达的个 体所有 制时， 要显示 个人的 成就， 主要 
的而 且也許 是最适 合的方 式是担 任某种 业务， 这种 业务是 要能够 
有利 于促进 团体生 活的。 在这 样一个 团体的 各成員 之間， 如果存 
在 着經济 性竞賽 的話， 那末竞 賽将主 要是在 于生产 工作上 的适用 
性。 但这 个时候 竞蹇的 誘因还 不强， 竞賽的 范围也 不大。 

当 团体由 和平的 野蛮生 活状态 轉变到 ，掠夺 的生活 状态时 ，竞 
赛 条件就 发生了 变化。 竞賽 的机会 和誘因 ，在范 围方面 ，在 迫切程 
度方面 ，就 有了 大大的 扩充和 提高。 男 子們的 活动的 “浸占 ”色彩 
越来 越浓厚 ，而行 猎者或 作战者 个人彼 此之間 的对比 ，則不 断地变 
# 越来 越緩和 ，越来 越习以 为常。 要表 現勇武 精神， 最确切 、具体 
的証 物是战 利品， 这件 东西在 人們的 思想习 慣中漸 漸占据 了一个 
地位， 漸 漸成为 生活点 綴中一 个不可 缺少的 特征。 在战場 上和猎 
場上的 追亡逐 北中俘 获累累 ，就 会受到 称許、 贊叹， 这是武 功卓越 
的 鉄証。 侵略成 为公認 的行动 方式； 而战利 品就是 进攻胜 利的事 
实 証明。 在这 一文化 阶段， 公 認为获 得自决 自主的 最可敬 的方式 
.是 战斗; 而通 过劫夺 或强迫 而获得 的用品 或劳务 ，正 是战斗 胜利的 
符合 慣例的 証据。 用掠夺 以外的 方式取 得任何 事物， 情形正 相反， 
一个有 身份的 男子是 不眉一 顧的。 基 于同样 理由， 有关生 产工作 
或个 人服务 方面的 劳务， 也受到 了同样 的僧嫌 3 于 是一方 是侵占 
或掠夺 方式下 的取得 ，另一 方是生 产工作 ，在 这两者 之間产 生了歧 
視性 区別。 劳动 是受到 蔑視的 ，因 此就有 了惹人 厌恶的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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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 始的未 开化者 看来， 所謂“ 光荣” —— 当这 个宇眼 的簡单 
槪念， 还沒有 被它自 己的派 生物、 被 随后形 成的同 类槪念 所掩盖 
时 —— 的含 义幷沒 有別的 ，只 是优势 力量的 保持。 所謂 “光荣 的”, 
其意 义就是 “可怖 的”； 所謂“ 有价値 的”， 其意义 就是“ 占优势 的”。 
所 謂光荣 的行为 ，說 到底实 在沒有 什么別 的意思 ，只 是一件 公認为 
成功 的侵略 行为； 当 侵略指 的是对 人类或 兽类作 斗爭时 ，被 公認为 
格外 荣显的 事业就 是强大 力量的 保持。 还有 一层， 在古老 的天眞 
朴 素的习 俗下， 对一 切力量 的表現 往往用 “个 人品性 ”或“ 意志力 
量” 来加哄 渲染， 这就格 外加强 了对强 大力量 的憤常 重視。 在未开 
化部 落中， 也像 在文化 上比較 进步的 民族中 一样， 关 于表示 尊敬意 
义 的一些 性質形 容詞， 大 都带有 “光荣 ”所体 現的那 种朴素 意义的 
特征。 当对部 族的首 領有所 申訴， 或 对国王 和上帝 有所呼 吁或祈 
求赦 宥时， 所使用 的一些 尊称， 其含义 往往足 以表明 在上者 对祈求 
者具 有无限 威权， 具有 不可抗 的摧毁 力量。 卽使在 今天比 較文明 
的社 会里， 在某 一程度 上情形 依然是 这样。 我們看 到那些 紋章的 
图案 設計， 往往 喜欢采 用鷲鳥 猛兽这 一点， 也可以 作为此 說的左 
HE。 

在 未开化 者对于 价値或 荣誉的 这一慣 常的理 解下， 夺取生 
命 — 对 于頑强 的敌方 (不 論是人 是兽) 的杀害 —— 是无比 的光荣 
事业。 屠 杀这一 高貴行 为是行 凶者占 有优势 的直接 表現， 因此一 
切杀伐 ，甚 至在这 类行动 中所使 用的一 切工具 及其附 属物， 都蒙上 
了一 层迷人 的荣誉 光彩。 武力是 光荣的 ，因此 武力的 使用， 哪怕是 
在田野 間謀取 最下等 动物的 生命， 也是一 种光荣 业务。 生 产工作 
則相 对地被 認为是 可鄙的 ，丑 恶的； 在 慣常的 理解下 ，拿起 生产工 
具从事 操作， 是 有損于 壮健男 儿的体 面的。 于是劳 动变成 了惹人 
厌恶的 业务。 


这 里的假 定是， 在 文化演 进过程 中 ，人 类在原 始时代 是和平 
的， 进化到 次一阶 段以后 ，战斗 就成了 团体中 公認的 、特 有的 业务。 
但 这幷不 是說其 間曾有 过一个 突然的 轉变， 从不断 的和平 与亲善 
的生 活阶段 突然轉 变到一 个較高 阶段， 在那 个阶段 初次发 生了战 
斗这一 事实。 也不是 說在过 渡到掠 夺的文 化阶段 以后， 一 切和平 
的生 产工作 就不复 存在。 可以 肯定 地說， 在 任何社 会发展 的初期 
阶段 ，总 不免要 发生一 些战斗 活动。 为了爭 夺女性 ，就 往往 会发生 
战斗。 原 始部落 中我們 所巳知 的一些 生活习 慣以及 类人猿 的生活 
习憤， 都足以 証明这 一点; 人类 性格中 存在的 一些人 所共知 的激动 
因素 ，也使 这个看 法格外 可信。 

因 此也許 要引起 这样的 异議： 实 际上幷 不会存 在像这 里所說 
的 这样一 个和平 生活的 初期文 化阶段 ，在文 化演进 过程中 ，幷 沒有 
在 前一阶 段不存 在战斗 而在后 一阶段 发生这 种現象 的这样 一个轉 
折点。 但 这里的 問題幷 不在于 是否曾 經发生 战斗， 也不在 于战斗 
的发 生是偶 然一見 的断断 續績的 ，还是 相当經 常性的 、习慣 性的， 

而是 在于是 否存在 一种习 与性 成的好 战心情 - 种慣于 从战爭 

覌 点来評 判事物 的普遍 习性。 只有当 掠夺的 态度巳 經成为 团体中 
成員的 习慣的 、公 認的精 神状态 ，当战 爭巳經 成为当 时生活 理論上 
的主 要特征 ，当人 們对一 切的人 和事， 巳經慣 于从战 斗的立 場来作 
出 慣常的 判断时 一 只有 在这个 时候， 方才 可以說 是达到 了掠夺 
的文化 阶段。 

由此 可見, 文化发 展中和 平阶段 与掠夺 阶段之 間的眞 正差別 
是精神 的差別 而不是 机械的 差別。 精 神状态 的变化 是团体 中生活 
的物 質环境 发生变 化的自 然 結果; 掠 夺的文 化阶段 是在有 利于掠 
夺 态度的 物質环 境产生 以后 逐漸形 成的。 掠 夺文化 的最低 限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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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上的 限度。 除非生 产方法 在效率 上巳經 发展到 超过了 仅仅足 

以維持 生活的 限度， 除非 在这个 限度以 外还留 有値得 爭取的 余地， 

否 則掠夺 就不能 成为任 何团体 或阶級 的慣常 手段。 因此， 由和平 

到 掠夺的 轉变， 是 有賴于 技术知 識和工 具使用 上的发 展的。 还有 

一层, 在武器 有了相 当发展 ，使 人类成 为可怕 的动物 以前， 掠夺文 

化在 初期同 样是不 可能实 現的。 当然 ，工 具和武 这两者 的初期 

发展， 只是从 两个不 同的角 度来看 的同一 事实。 

某一 部落卽 使动不 动就要 用武， 卽 使这样 的情况 巳經习 以为. 

常 ，只要 这件事 在人們 的日常 思想中 还沒有 占到主 导地位 ，还 沒有 

形成男 性生活 中的主 要特征 ，这 个部 落的生 活状态 就得認 为是和 

平的。 一个部 落在掠 夺态度 上的表 現也許 幷不是 十足的 ，只 是在 

某一程 度上抱 有这样 的态度 ，因此 ，它 的生活 方式和 行 为准則 ，也 

就只 是在这 一程度 上受到 了掠夺 意志的 支配。 由此可 以想到 ，文 

% 

化的掠 夺阶段 ，是通 过掠夺 的傾向 、习 慣和传 統的积 漸成长 而逐步 
形 成的； 所以 会有这 样的发 展趋向 ，是 由于部 落生活 的环境 有了变 
化 ，在这 一变化 过程中 ，所 助长 和保留 的是那 些有利 于掠夺 生活而 
不是有 利于和 平生活 的人性 特征和 行为的 传統与 ‘准 則。 

我們 說在原 始文化 射代曾 _过 这样一 个和平 阶段， 这一假 
設 大部分 是根据 心理学 而不是 根据人 种学推 断的， 其推断 經过这 
里不及 詳述。 在¥ 面論到 現代文 化下人 类性格 ，中的 古老特 征的存 
在这一 問題时 ，还将 部分地 提到这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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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金錢 的竞赛 


在 文化演 进的过 程中， 有 閑阶級 的涌現 与所有 制的开 始是同 
时发 生的。 这是 势所必 然的， 因为这 两种制 度是同 一套經 济力量 
的 产物。 在发展 的最初 阶段， 它們不 过是社 会結构 中同样 的一般 
.事 态的两 个不同 方面。 

这 里是把 有閑阶 級和所 有权两 种制度 作为社 会結构 一 慣常 

事实 —— 中的因 素来看 待的； 我們就 是在这 样的覌 点下来 硏究这 

些 問題的 。一 貫忽視 劳动这 一事实 幷不构 成有閑 阶級; 同样 ，使用 

和消 費这一 机械事 实也不 构成所 有权。 因此 这里的 硏究同 懶惰习 

性 的起源 无关， 同 用品的 拨供个 人消費 这一点 的起源 也无关 。这 
0 

里硏 究的問 題所在 ，一方 面是传 統的有 閑阶級 的起源 和本質 ，另方 

面 是作为 憤有权 利或衡 平法上 有效的 权利要 求的个 人所有 权的发 

* 

端。 

有閑 阶級与 劳动阶 級間的 区別所 由产生 的初期 分化， 是未开 
化时代 較低阶 段发生 的男女 之間的 分工。 同样， 所 有权的 最初形 
态 是团体 中壮健 男子对 女子的 所有权 —— 說得 _ 通 俗些， 就是女 
子为 男子所 占有， 、这 样說也 許跟未 开化者 的生? ^理論 更加 切合。 

在 女子被 占有的 风气还 沒有开 始以前 ，毫 无疑問 ，用 品由 个人 
专用的 某些情 况巳經 发生， 在現存 的某些 古老部 落中， 幷沒有 A  • 
有女子 的风气 ，这就 是这一 見解的 明証。 这类 部落中 的成員 ，不論 
男女 ，都习 慣地拿 許多用 品供个 人使用 ，但使 用幷消 費这些 物品的 
人們， 幷不認 为这是 他們所 有的。 他 們对于 某些瑣 細物品 习憒地 
加以 使用和 消費， 而幷沒 有引起 所有权 問題， 就是說 ，.对 于 外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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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幷沒 有引起 慣例的 、在 衡平 法上有 效的权 利要求 問題。 

在 較低的 未开化 阶段， 对 女子的 所有权 显然是 从对女 性俘虏 
的 夺取开 始的。 对 妇女所 以要进 行劫夺 幷据为 己有， 其最 初原因 
似乎是 在于以 妇女作 为战利 品切于 实用。 这 种从敌 人处搶 劫妇女 
作为战 利品的 做法， 造成了 “占有 制婚姻 ”的一 种形式 ，終于 产生了 
以男 性为主 的家庭 制度。 这样 的奴役 范围以 后 逐漸有 了扩大 ，除 
妇女外 还包括 別的俘 虏和居 于劣势 地位的 人們， 而 占有制 婚姻也 
逐漸 扩展到 了从敌 方俘获 的妇女 以外的 迫女。 因此 在掠夺 生活的 
环境下 进行竞 賽的結 果是， 一方 面造成 了一种 以强 制为基 础的婚 
姻 形式， 另一方 面造成 了所有 权制的 习憤。 这两种 制度在 演进的 
最 初阶段 是很难 加以区 別的， 两者都 起因于 胜利的 男性的 一种意 
向 —— 把 他們的 战果在 經久存 在的方 式下显 示出来 ，作 为 威力的 
証明， 商 者也都 助长了 一切掠 夺部落 中普遍 存在的 那种征 服和統 
治的 欲望。 于是 所有权 槪念逐 漸有了 扩大， 从对妇 女的占 有扩展 
到了 对妇女 的劳动 果实的 占有， 这就 产生了 对人和 对一切 事物的 
所 有权。 

一种明 确的財 产所有 权制度 就在这 样的情 况下逐 漸成立 。虽 
然在文 化发展 的最近 阶段， 消 費品之 所以具 有价値 的一个 最有力 
的因 素已經 是在于 它的适 用性， 然而 財富是 所有人 处境优 越的有 
力 証明， 这样一 种功用 到現在 幷沒有 丧失。 

不論什 么地方 ，只要 建立了 私有財 产制， 哪怕是 在极低 級的发 
展形 态下， 在經 济体系 中就有 了人与 人之間 对商品 占有进 行竞爭 
的 特性。 在 經济理 論中， 尤其 是坚决 信从現 代化古 典經济 学說的 

i 

那 些經济 学家， 总是慣 于把这 种对財 富的竞 爭說成 实际上 是一种 
生存 竞爭。 当生产 事业还 处于初 期发展 或效率 較低的 阶段时 ，毫 


无疑問 ，其 性質 大部分 的确是 这样。 当“物 力艰难 '人 們为 了求生 
存作了 不断的 努力而 一般生 活仍然 不甚富 裕时， 其 性質也 的确是 
这样 。 但是 在一切 进步的 社会， 其工 艺上的 发展早 已越过 了这种 
初期 阶段， 其生产 效率巳 經达到 了这样 的髙度 ，使得 从事生 产事业 
的 人們的 所得已 經显然 超过了 仅仅足 以維持 生活的 限度。 于是在 
經 济理論 上也往 往把这 种在新 的生产 基础上 进行的 对財富 的进一 
步竞爭 ，說 成是提 高生活 享受的 竞爭， 也就是 主要为 了提高 由商品 
消費 所提供 的物質 享受而 进行的 竞爭。 

关 于消費 品的取 得和累 积这类 行为， 一 般总認 为其目 的是在 
于消費 ，不管 消費者 是商品 所有人 自己, 还是他 的家属 一 就这里 
的硏 究目的 来說， 前 者与后 者是可 以在 理論上 視同一 体的。 消費 
消費品 ，至少 人們認 为这是 取得消 費品在 經济上 的合理 目的; 理論 

上所 需要考 虑的也 只是这 一点。 这类 消費， 当然可 以認为 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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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消 費者在 物質上 的需要 —— 物質上 的享受 一 或 者可以 認为 
是 为了滿 足他的 所謂更 高一层 的需要 ，精 神上、 审美上 、文 化上以 
及其 他等等 方面的 需要； 后一 类需要 是通过 对商品 的消費 間接获 
得 滿足的 ，其方 式是一 切經济 学硏究 者所熟 知的。 

但是 如果要 說明为 什么对 商品进 行消費 必然会 引起对 商品进 
行累积 的动机 ，那 就得撇 开上述 的簡单 意义， 只有在 相差很 远的另 
一意 义下才 能有所 領会。 所以要 占有 事物, 所 以会产 生所有 权制/ 
其間 的眞正 动机是 竞賽； 而且 在所有 杈制所 引起的 社会制 度的进 
一步犮 展中， 在 与所有 权制有 关的社 会結构 的一切 特征的 繼續发 
展中， 这 一竞赛 动机依 然活生 生地存 在着。 占有了 財富就 博得了 
荣誉； 这是一 个带有 歧視性 意义的 特征。 就 商品的 消費与 取得来 
說， 特別是 就財富 的累积 来說， 再沒有 別的可 以想像 得到的 动机， 
其使人 信服的 力量能 够比得 上这个 动机。 


一方 面当然 也不应 忽視， 在一个 儿乎一 切商品 都是私 有財产 
的 社会里 ，对 社会中 比較貧 困的成 員来說 ，維 持生計 总是一 个有力 
的 、始終 存在的 动机。 有些 人經常 从事体 力劳动 ，其 生活常 常处于 
朝不 保暮的 境地， 所保有 的財物 旣有限 ，一般 也极少 积蓄; 对这些 
人来說 ，維 持最低 生活和 增进物 質享受 ，也許 是所以 要取得 物贅的 
—时 的主要 动机。 但根 据以下 的硏究 看来， 卽使就 这类貧 因阶級 
来說， 他們的 物質需 要的动 机的凌 駕一切 ，也 幷不像 我們有 时候所 
想像 的那样 突出。 另一 方面， 社会中 有些成 員和阶 級所主 要关怀 
的是 財富的 累积; 对这些 人說来 ，謀 取生 活或 增进物 質享 受的动 
机， 从来就 沒有起 过相当 作用。 所有 权的起 源及其 发展成 为人类 
的一种 制度的 依据， 跟最低 生活的 維持是 沒有关 系的。 主 要动机 
从一 开头就 是跟財 富結合 在一起 的那种 带有歧 視意义 的差別 ，卽 
使在 以后演 进过程 中的任 何阶段 ，除了 一时的 或例外 的情况 a 外， 
这一动 机的首 要地位 也沒有 被其他 动机所 篡夺。 

財 产在开 始时是 被看作 进攻胜 利获得 战果以 后的 紀念 品的。 
凡是一 个部落 ，只要 与原始 团体組 織还相 差不远 ，只 要与別 的敌对 
部落还 有着密 切接触 ，他 所占有 的人力 或物力 的功用 ，就主 要在于 
借此 来在占 有者与 受到劫 掠的敌 人两者 之間作 歧視性 对比。 至于 
把个 人与个 人所属 的那个 团体这 两者之 間的利 益分別 开来， 这样 
的习慣 显然是 后期养 成的。 在# 得光荣 的胜利 品时， 占有 此項胜 
利品 的人与 同一部 落內成 就較差 的同道 者之間 的歧親 性对比 ，无 
疑在很 早就作 为这类 战利品 的功用 的一个 因素而 存在； 虽 然这幷 
非 一开头 就是价 値的一 个主要 因素。 开头时 一个男 子的威 力根本 
是一 个部落 的威力 ，战利 品的占 有者覚 得他自 己所保 持的， 根本就 
是他 的部落 的光荣 而不是 他自己 个人的 光荣。 这种 从团体 的立場 
来評 价侵占 的态度 ，在社 会发展 中的較 后阶段 仍然可 a 見到 ，关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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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战爭中 的荥誉 时尤其 明显。 

但 是一等 到个体 所有的 风气逐 漸趋于 巩固， 进 行作为 私有財 
产的基 础的歧 視性对 比时， 人們的 覌点就 要发生 变化。 实 际上前 
者的轉 变不过 是后者 轉变的 反映。 这时 所有制 的最初 阶段， 卽通 
过率 直的劫 夺与强 占而取 得物資 的那个 阶段， 将逐 漸轉变 到繼起 
的 、以私 有財产 (奴 隶) 为基 础的生 产的初 期組織 阶段; 游牧 部落将 
发 展成为 差足自 給 的产业 社会; 財 产之所 以有 价値， 巳經主 要不再 
是由 于可以 把它作 为战斗 胜利的 証明， 而是 由于借 此可以 f 正明其 
所有 人比同 一社会 中其他 个人处 于优势 地位。 歧視 性对比 現在已 
变成 了主要 是所有 主与社 会中其 他成員 之間的 对比。 这个 肘候財 
产仍然 具有战 利品的 性質， 但是随 着文化 的发展 ，它 越来越 成为部 
落 中各成 員之間 在游牧 生活的 准和平 方式下 进行关 于所有 权的竞 
賽而获 得胜利 时的战 利品。 

后 来在社 会的日 常生活 中以及 人們的 思想习 慣中， 掠 夺活动 
漸 成过去 ，生产 活动进 一步代 替了掠 夺活激 ，于 是粱 积起来 的財产 
就越 来越成 为获得 成就与 优势的 象征， 而不再 是侵占 下的战 利品。 
因此， 随着定 居下的 生产事 业的日 益 发展， 以 財富的 占有为 博得声 
誉与 尊敬的 基础, 其相对 的重要 程度和 有效程 度越来 越提高 。这 
幷不是 說显示 威力的 其他的 、更 直接的 証明不 苒能博 得尊崇 ，也不 
是說 胜利的 攻击或 烜赫的 战績巳 木再能 博得群 众的贊 揚和 欽服， 
或激 起成就 較差的 竞爭者 的艳羨 和猜忌 I 而是說 ，借 助于优 势力量 
的这种 直接表 現以博 取荣誉 的机会 ，范 围越来 越窄， 次数 越来越 
少。 而在生 产上取 攻势的 机会， 以及 在游牧 經济下 通过准 和平方 
式 进行財 产累积 的机会 ，則 不論 在范围 方面或 有效程 度方面 ，都在 
木断 扩大和 提高。 更加重 要的一 点是， 財产 与英勇 的战績 或卓越 
的功业 不同， 它 現在已 經成为 衡量成 就的可 敬程度 时最容 易被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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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的确凿 証据； 因 此它就 成了博 得尊崇 的习償 依据。 如果 要在社 
会 上获得 相当地 &， 就 必須保 有相当 財产。 如果要 在社会 上获得 
相 当声望 ，就 必須从 事于取 得財产 ，累积 財产。 一且 累积的 財物在 
这样情 况下成 为能力 的公認 标志， 財 富的保 有就必 然成为 博得尊 
敬的 独立的 、确定 的基础 ，就 必然具 有这一 性質。 保有 的財产 ，不 
論是 出于自 己的积 板努力 而自动 取得， 还是 出于他 人的贈 遺而被 
动取得 ，已經 成为博 得荣誉 的习憤 基础。 拥有 財富， 起初只 被看作 
是 能力的 証明， 現在則 一般被 理解为 其本身 就是値 得贊揚 的一件 
事。 財富本 身已經 內在地 具有荣 誉性， 而且 能給予 它的保 有者以 
荣誉。 經过进 一步的 演进， 人 們覚得 由上一 代或別 的方面 移轉而 
来 的 財富， 比之由 保 有者自 己 努力掙 得的， 甚 至还具 有更大 的荣誉 
性; 不过这 一区別 是出于 金錢文 化的較 后阶段 的演变 ，关于 这一点 
典 在下面 談到。 

这时 虽然保 有財富 已經成 为博得 一般的 敬意、 博得可 以不受 
到指摘 的社会 地位的 依据， 但 威力和 侵占也 許仍然 是博得 一般人 
的最 高敬意 的有力 依据。 有些 民族在 掠夺文 化下曾 經过长 期的鍛 
炼， 因此掠 夺本能 以及由 此而来 的对掠 夺能力 的贊賞 ，在这 些人的 
思想习 慣中已 經根深 蒂固。 按照 一般的 論断， 那些 凭战爭 中发揮 
的卓越 的掠夺 能力而 获得的 荣誉， 或 者是凭 政略中 发揮的 掠夺能 
力而 获得的 荣誉， 甚 至还应 当是人 力所能 及的最 高荣誉 。 但是要 
在社 会上保 持相当 地位， 就这类 通常目 的而言 ，上述 的邀荣 取宠手 
段 ，巳被 財富的 取得与 累积的 手段所 代替。 在社会 上要能 博得世 
人的 靑眼， 在財富 保有上 就得达 到某一 习慣的 、虽然 不十分 明确的 
标准 I 这正 同較早 的掠夺 阶段时 的情形 一样， 那个 时候， 作 为一个 
未 开化者 ，在 体力上 、机 智上和 使用武 器的技 能上， 必須达 到部落 
中的某 一标准 ，低 于这 一标准 时是要 受到蔑 視的。 博得荣 誉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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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的必要 条件， 在上述 前一情 况下是 財富， 后一 情况下 是 威力; 如 
果在这 两个方 面分別 超过了 标准， 能够出 类拔萃 ，那 就会受 到大众 
的 欽仰。 

社 会中的 成員， 在 勇武精 神上或 据有財 产上如 果沒有 能达到 
这一 标准的 、虽然 是不十 分明确 的界限 ，那就 不免要 受到同 儕的輕 
視 ，从 而也不 免要損 及其自 尊心 ，因 为同儕 对他的 尊重， 往 往是他 
产生自 尊心的 基础。 只有性 格反常 的人， 才 能长期 地受人 白眼而 
不 影响到 他的自 尊心。 这一 通則未 尝沒有 明显的 例外， 尤 其是就 
那些有 强烈的 宗敎信 心的人 来說。 但 这类明 显的例 外很难 說是眞 
正 的例外 ，因为 这类人 往往別 有寄托 ，他 們所 重視的 是某一 超自然 
力 量对他 們的功 德的出 于想像 的贊許 D 

因此， 財产 的保有 一且成 为博取 荣誉的 基础, 它 也就成 为滿足 
我們 所称为 自尊心 的必要 手段。 在 任何社 会里， 如 果財物 是由各 
自分別 保有的 ，則各 个人为 了求得 心理上 的安慰 ，他 所保有 的那份 
財物， 就不得 少于他 所憤于 把自己 列入同 級的那 一类人 所保有 
的財物 I 如 果他所 保有的 比別人 还能多 一些， 他就 会覚得 非常欣 
幸。 但 是一等 到新有 所获， 他 对于在 財富上 所达到 的新标 准已經 
安 之若素 以后， 則由于 新标准 高于原 有标准 而引起 的那种 格外的 
滿足心 情就不 复存在 。在 任何情 形下， 总是 以現有 的金錢 标准为 
出发 点去爭 取財富 的进一 步增长 ，这 个傾向 是永远 不会改 变的; 这 
一 点反过 来又引 起了滿 足心情 的新的 标准， 以自己 的資力 与同儕 
的 資力作 对比， 又引起 了金錢 上的新 的分等 分級。 就这里 所涉及 
的問題 来說， 累积財 富时所 寻求的 目的， 是在 于爭取 在資力 上与社 
会中 其余成 員相形 之下的 优势。 一个 普通的 、正 常的人 ，如 果在这 
样 的对比 下显然 居于劣 势地位 ，他 就不免 要一直 在怨尤 中度日 ，不 

能滿足 于当前 处境; 如果 一且达 到了社 会的、 或社会 中属于 他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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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 級的所 謂正常 的金錢 标准， 他原 有的长 期不滿 情緖将 为另一 
种 心情所 代替， 那时 他所片 刻难安 的将是 ，怎样 使他自 己的 金錢标 
准与这 个平均 的金錢 标准之 間的差 距能够 扩大、 再 扩大。 但个人 
之 間的这 种歧視 性对比 的演进 是无止 境的， 在这种 对比下 的个人 
决不会 居于那 样的有 利地位 ，以致 在金錢 地位的 角逐中 ，跟 他的竞 
爭者相 形之下 ，竟 不想 再爬高 一步。  _ 

这 是必然 的事理 ，以 任何个 人为例 ，其追 求財富 的欲望 簡直是 
永远 不会饜 足的， 所謂对 財富的 平均的 或一般 的饜足 ，根本 就不存 
在。 社会財 富的一 般增进 ，无 論分 配得怎 样普遍 、均等 或“公 道”， 
也不 能使这 方面的 欲望获 得比較 近似的 滿足； 这是 因为在 累积財 
富这一 点上每 个人所 想望的 是胜过 別人。 假 便像有 些人所 想像的 
那样 ，进行 累积是 出于生 活上或 物質享 受上的 需要， 那末随 着生产 
效率 的提高 ，就不 难想像 ，社会 上总的 經济需 要总可 以在提 高到某 
一点 时得到 滿足； 但是 由于所 力爭的 实际上 是以歧 視对比 为基础 
的在 資力上 的出人 头地， 因此要 想有一 个确定 目标， 要想接 近这样 
一个 目标， 是不可 能的。 

上 面說， 取 得財富 和累积 財富的 动机是 在于企 图在金 錢地位 
上力 爭上游 ，胜过 別人， 从而猎 取荣誉 ，贏得 同儕的 妒羡; 但 决不可 
把这 番話理 解为取 得財富 和累积 財富的 动机再 也沒有 別的了 。在 
近代工 业社会 累积財 富过程 的每一 阶段， 关 于增进 物質享 受以及 
为 了防免 困窘而 預策安 全这类 願望, 总是作 为一种 动机而 存在的 J 
虽然这 些方面 的滿足 标准， 又 大大地 受到了 金錢竞 赛的习 慣的影 
响。 关于 个人享 受以及 个人日 常生活 中使用 錢財的 方式方 法与采 
購 物品时 的如何 选择， 在很大 程度上 是在这 种竞赛 的影响 下形成 
的。 

还有 一层， 有財就 有势， 財富是 扠力的 依据， 这 一点也 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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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行蓄积 的一个 动机。 在 原始部 落中， 生活 的主要 特征是 个人与 
其 所属的 团体两 者的密 切結合 ，无分 彼此； 在这 样的社 会里， 男子 
作为 行为的 主动者 ，具有 一种从 事于有 目的活 动的性 格傾向 ，不願 
从事 于不切 实际的 努力； 当 这种質 朴的社 团文化 阶段过 去以后 ，他 
的 这一性 格依然 存在。 当 他进入 掠夺文 化阶段 以后， 比較 狹义的 
利己 主义成 为主要 特征， 但上 述性格 不仅沒 有跟他 分离， 而 且是决 
定 他的生 活方式 时普遍 存在的 特征。 这时构 成經济 的基本 动机的 
仍 然是貪 图成就 ，厌恶 徒劳。 性格 的变化 ，只 是在于 其表現 的形态 
方面， 在 于男子 的活动 所指向 的直接 目的物 方面。 在个体 所有制 
下， 明确地 达到一 种目的 的最有 效方法 ，是由 財物的 取得和 累积所 
提 供的。 当人 与人之 間利己 性的对 立达到 了进一 步的自 覚形态 
时 ，.希 图有 所成就 的傾向 —— 作业 的本能 —— 就逐 步发展 成为在 
金 錢成就 上胜过 別人的 努力。 这 时个人 的相对 成就， 在彼 此之間 
歧 視性的 金錢的 对比下 受到考 驗的， 就 成为行 动的习 慣目标 。在 
一般理 解下, 凡是与 別人作 对比时 可以占 有优势 的成就 ，就 是努力 
的正当 目的； 因此 对于不 切实际 的劳动 的厌恶 ，在很 大程度 上被認 
为 是与竞 赛的动 机相符 合的。 这就 更加促 进了对 金錢地 位的斗 
爭， 对于足 以影响 斗爭胜 利的一 切缺点 以及一 切缺点 的痕迹 ，也就 

I 

更 加深恶 痛絕。 所謂有 目的的 努力， 指的根 本就是 足以使 財富蓄 
积获 得进一 步可靠 的表現 的那种 努力。 因 ^:， 虽然 导使人 类从事 
財富累 积的动 机是不 一的， 但是不 論从范 围上或 强度上 来看, 居于 
首要 地位的 ，仍 然是金 錢竞賽 动机。 

这里 或者巳 經无須 說明， 当使 用“歧 視性” 这个宇 眼时， 对于用 
这 个字眼 来形容 的任何 現象， 其 間幷沒 有加以 抑揚、 褒貶的 意思， 
对于 这类現 象旣不 想有所 吹噓， 也 无惋惜 之意。 这 个字眼 这里是 

在学 术意义 上加以 使用的 ，是用 来形容 人与人 之間的 对比的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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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比的目 的是在 于按照 人們在 审美覌 念上或 道德覌 念上的 相对价 
値 来分等 分級， 从而确 定他們 自己所 設想的 或別人 所設想 的相对 
的他們 在心理 上的自 得 程度。 歧視性 对比是 对人們 的价値 的一种 
評价 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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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明 显有閑 

关 于金錢 的竞賽 ，上 面已作 了槪括 叙述， 在其进 行中如 果不受 
到別的 經济力 量或竞 賽过程 中別的 特征的 千扰， 則 其直接 影响所 
及， 将促使 人們趋 于勤劳 俭約。 我 們晓得 ，下 层阶鈒 取得財 物的通 
常手 段是生 产劳动 ，就这 个方面 来說， 金錢竞 賽的确 在某种 程度上 
是 产生了 上述結 果的。 在一个 处于农 业生产 阶段、 度定居 生活的 
社会里 ，財 产的划 分相当 細致， 其法律 与习慣 慷劳动 阶級在 其生产 
成果 中可以 获得一 个相当 确定的 份額； 就这 样一个 社会里 的劳动 

阶級 来說， 上 述情况 就吏加 确凿。 这 些下层 阶級无 論如何 不能避 

% 

免劳动 ，因 此劳 动至少 在其阶 級內部 說来， 幷不是 怎样有 失身份 
的。 还 不止是 这样， 由 于劳动 是他們 旣有的 、公 認的生 活方式 ，当 
他 們在工 作能力 上有所 表現而 获得好 評时， 还存有 儿分竞 赛下的 
自傲 心情， 因为劳 动往往 是他們 唯一可 以选择 的竞賽 方式。 有些 
人只是 在講求 生产效 率与俭 約的范 围內， 才 有可能 取得財 物和展 
开 竞賽， 对这些 人来說 ，要 从事 于金錢 地位的 竞爭， 在某种 程度上 
只 有从进 一步克 勤克俭 的方面 着手。 但必 須指出 —— 以下 还要提 
到 一 在竞賽 过程中 还有某 些附属 特征， 对 于不論 在金錢 上处于 
劣势 还是处 于优势 的阶級 在这些 方面的 竞赛， 都会 发揮很 大的限 
制作用 和緩和 作用。 

伹我 們目前 所要討 論的是 在金錢 上居于 优势的 阶級， 其情况 
与上述 的有所 不同。 就这 个阶鈒 来說， 勤奋 与俭約 这两个 动机未 
尝不存 在〖 但其 动作受 到金錢 竞赛中 某些附 属要求 的限制 竟这样 
大 ，以致 在这个 方面的 任何傾 向实际 上受到 了抑制 ，任 何关 于勤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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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 誘因都 不能发 生作用 。在 竞赛的 这类附 属要求 中最有 力的、 
也 是范围 最广泛 的一个 ，是 必須避 开生产 工作。 在未开 化时代 ，这 
一情 况更加 突出。 处于掠 夺的文 化时期 ，在 人們 的思想 习慣中 ，是 
把劳动 跟懦弱 或对主 子的服 从这类 現象連 結在一 起的。 因 此劳动 
是屈居 下級的 标志, 是一个 有地位 、有身 份的男 子所不 曆为的 。在 
这样 的传統 覌念的 影响下 ，人們 感到劳 动是要 降低品 格的， 这种覌 
念相沿 至今， 幷沒有 消失。 正相反 ，随 着社会 文化的 演进， 这一覌 
念已 成为古 已有之 、无 可怀疑 的成規 ，巳經 得到了 公理的 支持。 

要获 得尊荣 幷保持 尊荣， 仅仅保 有財富 或权力 还是不 够的。 
有 了財富 或权力 还必須 能提出 証明， 因为尊 荣只是 通过这 样的証 
明得 来的。 財富 有了証 明以后 ，不 但可以 深深打 动別人 ，使 人威覚 
到这 位財富 有人 的重要 地位， 使人 一直保 持这个 活跃的 印象而 
不 磨灭， 而 且可以 使这位 所有人 建立起 幷保持 一种自 鳴得 意的心 
情 ，在这 一点上 其作用 也是不 小的。 除了 最低的 文化阶 段以外 ，在 
一切文 化阶段 ，一个 普通的 、正常 的人， 如果能 够有一 个“相 当过得 
去的 环境” ，能够 免于“ 躬亲賤 役”， 就 会感到 安慰， 烕到一 种自尊 
心。 不論 在他的 生活的 物質环 境方面 ，或日 常生 活的內 容方面 ，如 
果被迫 脫离了 他那个 过得去 的习慣 标准， 这 时不管 他的同 輩們对 

4 

他的 遭遇作 何烕想 ，同 情 也罢， 蔑視 也罢， 他 总会感 到这是 有損体 
面的。 

对 于人类 生活方 式中那 种古老 的理論 .上 的尊卑 之別, 直到今 

'  S.  _ 

天， 在 人們的 覌念中 还保持 着很大 势力。 因 此上流 社会对 于粗鄙 
形式 的劳动 ，很 少不是 本能地 威到厌 恶的; 对 于在我 們思想 习憤中 
与苦工 賤役連 結在一 起的那 类业务 ，我 們特別 地有二 种逼眞 烕覚， 
認 为这类 工作在 外覌上 是不雅 相的。 一 切所謂 高尙风 雅人士 ，总 
認为 某些在 习憤上 必須由 仆役們 来做的 工作， 在精 神上也 不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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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 秽的。 鄙俗的 环境， 簡陋的 (卽 代价不 高的) 住宅 以及粗 笨的生 
产工作 一 这 一切都 应当毫 不犹豫 地給以 恶評， 避 之若浼 。这 
些都是 跟此于 高水准 上的精 神生活 —— “ 高超的 思想” —— 不相容 
的。 从希 腊哲人 的时代 起直到 今天， 那些思 想丰富 的人一 直認为 
要 享受有 价値的 、优 美的或 者甚至 是可以 过得 去的人 类生活 ，首先 
必 須享有 相当的 余閑， 避免跟 那些为 直接供 应人类 生活日 常需要 
而进行 的生产 工作相 接触。 在一 切有敎 养的人 們看来 ，有閑 生活， 
就其本 身来說 ，就 其所产 生的后 果来說 ，都是 美妙的 ，高超 的。- 

有 閑以及 財富的 其他証 明的这 种直接 、主 覌价値 ，无疑 是大部 
分 属于从 属性的 ，派 生的。 这种 价値， 一部分 是以有 閑作为 博取別 
人 敬意的 一种手 段时的 功用的 反映， 一部分 是借此 在精神 上得以 
获得 調剂的 結杲。 至于 劳动， 旣巳在 习慣上 被認为 是处于 劣势地 
位的 証明， 因此自 然地 出于心 理上的 武断， 它也 就:被 認为生 来是卑 
賤的。 

当掠 夺阶段 ，特別 是紧接 着这一 时期的 、生 产在 准和平 方式下 
的最 初阶段 ，有閑 生活是 金錢力 量的、 因此也 就是优 势地位 的最簡 
捷 、最 确凿的 証明； 当然 ，这里 始終是 在这样 的假定 下說的 ，这 些有 
閑者除 了“閑 ”以外 ，日子 也显然 过得很 从容， 很 舒适。 在 这个时 
期 ，財 富的內 容主要 是奴隶 ，战 及由于 拥有財 富和权 力而得 来的利 
益 ，其 形态主 要是个 人的劳 役和个 人劳役 的直接 成果。 因此 ，明显 
地 不参加 f 动就成 为金錢 上的优 越成就 的习慣 标志， 就成 为声望 
所 归的习 k 指标; 正相反 ，从事 于生产 劳动旣 然是貧 困与屈 服的标 
志 ，它同 在社会 上取得 崇髙地 位这一 点就冰 炭不相 容了。 結 果是， 
在盛行 金錢竞 賽的情 况下， 勤 劳与俭 約的习 慣幷沒 有获得 普遍推 
进; 正相反 ，这种 方式的 竞赛， 对生产 劳动的 参与間 接地起 了消极 
作用。 从很早 的文化 阶段起 ，积习 相沿， 劳动一 向受到 輕視；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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卽使沒 有这样 的传統 ，劳 动由于 巳成为 貧困的 証明， 也仍将 无可避 
免地 带上不 光荣的 色彩。 按照掠 夺文化 的古老 传統， 生产 上的努 
力对 于一个 壮健男 子来說 是不値 得的， 应当避 开的； 在掠夺 的生活 
方式轉 变到准 和平的 生活方 式以后 ，这一 传統非 但沒有 被丢弃 ，而 
且变本 加厉。 

由 于生产 工作巳 經与低 人一等 的覌念 結合在 一起， 有 閑阶級 
制 度卽使 沒有踉 个体所 有制的 初次出 現同时 兴起， 无論如 何也将 
成 为所有 制的初 期发生 的后果 之一。 应当注 意到， 有閑阶 級虽然 
在掠 夺文化 开始时 巳經在 理論上 存在， 但是 随着掠 夺阶段 轉变到 
下一个 金錢文 化阶段 ，这个 制度有 了新的 、更加 充实的 涵义。 作为 
一个 “有閑 阶級” ，不但 在理論 上存在 ，而 且在 事实上 存在， 这一現 
象就是 从这个 时候开 始的。 有 閑阶級 制度， 也就是 从这个 时候起 
以 完整的 形态出 現的。 

在純掠 夺阶段 ，有閑 阶鈒与 劳动阶 級之間 的区別 ，在某 种程度 
上 只是形 式上的 区別。 这个时 候具有 强健体 格的男 子們， 对于在 
他們看 来是低 賤的那 种劳役 ，审愼 地置身 事外; 但他 們的活 动对团 
体的食 料供应 实际上 有很大 貢献。 在 繼起的 准和平 的生活 阶段， 
其主要 特点通 常是在 于出現 了确定 的动产 ，动 产的內 容色括 奴隶、 
牛群和 牧人; 这时生 产事业 已經有 了进一 步发展 ，社 会在生 活方面 
巳經 无須再 倚靠打 猎或其 他可以 列入侵 占一类 的任何 活动。 从这 
个时 候起， 有閑 阶級生 活的主 要特征 是明显 地不参 加一切 有实用 
的 工作。 

这个阶 級当处 于它的 生活史 的这一 成熟阶 段时， 它的正 常的、 
特有 的业务 ，同 它在 早期担 任的， 在形式 上大致 一样， 仍然是 政务、 
战事、 运 动比賽 和宗敎 崇奉。 有些喜 欢在理 論上鑽 牛角尖 的人或 
者要說 ，这类 业务也 未尝不 附带地 、間接 地具有 “生产 性”; 但 是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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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在这 里的問 題上有 决定意 义的一 点是， 有閑阶 級担任 这类业 

务 ，其通 常的、 表面的 动机， 肯 定不是 在于通 过生产 性的努 力来增 
加 財富。 在这 一阶段 ，也 像在任 何別的 文化阶 段一样 ，所以 要从事 
政 治活动 或战爭 活动， 至 少一部 分是为 了活动 者可以 从中 在金錢 
上有所 取得； '但 这种利 益是在 劫夺和 强占的 光荣方 式下得 来的。 
把 这类业 务作为 一种工 作来看 ，这种 工作是 属于掠 夺性的 ，不 是生 
产 性的。 打 猎这一 活动同 这里所 說的有 些相像 ，但也 有不同 之处。 
当社 会脫离 純狩猎 时代以 后， 打猎逐 漸分化 为两种 不同的 业务。 
一 方面这 是一种 行业, 进行 这項活 动主要 是为了 利得， 从这 一点看 
来 ，侵 占成分 实际上 是不存 在的， 或者至 少不是 充分存 在的， a 此 
不足以 消除其 作为一 种营利 事业的 性質。 另 一方商 这也是 一种娛 
乐， 只 是掠夺 冲动下 的一种 表現， 因此 幷不存 在任何 显著的 金錢上 
的 动机， 却多 少含有 些显著 的侵占 成分。 我 們說打 猎是値 得称道 
的， 是应当 列入成 熟的有 閑阶級 的生活 方式的 ，所指 的只是 上述的 
后 一类发 展形态 ，它絕 不沾染 行业的 气昧。 

摒絕 劳动不 仅是体 面的， 値得称 贊的， 而 且成为 保持身 份的、 
礼俗 上的一 个必要 条件。 在累 积財富 的最初 阶段， 以財产 为荣誉 
的 基础这 一覌念 还十分 幼稚， 十分 含糊。 这 时摒絕 劳动是 拥有財 
富 的习憤 証明， 因此 也就是 社会地 位的习 慣 标志; 于是由 財 富具有 
价値 这一牢 不可破 的覌念 ，引起 了对有 閑的更 加牢不 可破的 坚持。 
一件 事物的 得以被 覚察的 特点， 就是这 件事物 本身的 特点。 結果 
是 ，按照 人类性 格的旣 定法則 ，旧 习憤 立刻牢 牢抓住 了財富 的这种 
习 慣的証 明方式 ，把 它看作 其本身 就是极 端可貴 、可 敬的， 从而把 
这 种覌念 安置在 人們的 思想习 慣中; 生产 劳动則 在同时 、同 样的演 
变 过程中 成为在 双重意 义上、 在本 質上无 直的。 这种习 慣势力 
終于使 劳动在 社会的 眼光中 不止是 不光彩 而且对 一个高 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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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而自由 的人 說来， 簡直在 道义上 是不允 許的， 是同 高洁的 生活不 
相 容的。 

这 种禁忌 劳动的 傾向， 对 各阶級 在生产 事业上 的分化 还有更 
进 一步的 影响。 当人 口密度 增加， 以 掠夺为 目的的 部落逐 漸成长 
为 定居的 产业社 会时， 支配 着所有 制的管 理机构 和社会 习慣, 也在 
范围; ^面和 巩固 程度方 面逐漸 扩大和 增进。 这时要 用率直 的劫夺 
方 式来累 积財富 已經不 大可能 ，而基 于邏輯 的一致 性3 要通 过生产 
逯径 来取得 財物， 对心高 气傲的 和两手 空空的 这两种 人来說 ，又同 
样 是办不 到的。 他們 可走的 只有两 条路， 不是淪 为乞丐 ，便 是貧困 
度日。 因 此明显 有閑的 准則， 在任何 場合如 果能够 不受阻 挠地按 
照它自 己的傾 向演进 ，就 必然要 出現一 种从属 性的、 在某种 意义上 
說 是虛假 的有閑 阶級; 这种 人一貧 如洗， 生活朝 不保暮 ，但在 道义上 
毅然 不屈， 認为不 能在生 利事业 前降志 辱身。 有些 先生們 和太太 
們？ 当 年也曾 闊过一 个时候 ，而今 却一敗 涂地， 这种 情形直 到現在 
也幷不 是不常 見的。 这 种人对 于縱然 是极其 輕微的 体力劳 动也深 
恶 痛絕; 这种牢 固存在 的烕覚 ，对 一切 文化发 达的民 族以及 在金錢 
文化上 比較落 后的民 族說来 ，都 是很熟 悉的。 有 些人娇 气十早 ，长 
期习 慣于溫 文尔雅 的作风 ，对 体力劳 动的羞 耻威竟 会那样 强烈 ，以 
致碰 到危急 关头， 甚至 連自卫 本能都 会完全 丧失。 我們可 以举个 
例， 据說 波利尼 西亚地 区的某 些曾长 ，为 了保持 尊严， 他們 宁可挨 
餓 ，也 不肯用 自己的 手把食 物送到 嘴里。 誠然， 这也許 是由于 一 
至 少部分 是由于 —— 曾 长身上 有着过 分的圣 洁性和 不能碰 触的宗 
敎_忌 ，这种 禁辱通 过他的 双手的 触摸会 扩展到 其他东 西身上 ，因 
此他所 接触过 的任何 东西， 不宜供 作人类 食用。 但是 要晓得 ，这种 
禁 条本身 就是从 对劳动 的輕視 或者把 劳动看 成与道 义不相 容的这 
类 覌念而 来的； 因此， 波利尼 西亚曾 长們的 举动， 卽 使从宗 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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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来解释 ，也可 以看出 ，它 比表面 上所看 到的， 实在更 加切合 于“有 
閑是 光荣的 ”这个 准則。 还 有一个 更好的 、或 者至少 是更加 不会发 
生誤解 的例証 :法国 某国王 ，据 說由 于要遵 守礼节 ，不 失尊严 体統， 
拘泥 过甚， 霓因此 丧失了 生命。 这位 国王在 烤火， 火势越 来越旺 
了 ，而专 管为他 搬移座 位的那 个仆人 刚巧不 在身边 ，他 就坚 忍地坐 
在爐边 ，不 移一步 ，終于 被熏灼 到无可 挽救的 地步。 但是他 虽然牺 
性了, 却保全 了最高 貴的基 督敎陛 下玉体 的圣洁 ，沒 有被賤 役所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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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 了人生 的意义 而苟全 性命， 

这才 是人生 最大的 不幸。 

上面已 經說过 ，这 里使用 “有 閑”这 个字眼 ，指的 幷不是 懶惰或 
淸淨 无为。 这 里所指 的是非 生产性 地消耗 时間。 所以 要在 不生产 
的情况 下消耗 时間， 是由于 ：（ 1 ) 人們 認为生 产工作 是不値 得去做 
的， 对它 抱輕視 态度； （  2  ) 借此 可以証 明个人 的金錢 力量可 以使他 
安 閑度日 ，坐食 无忧。 作为一 位有閑 的先生 ，他 生活 中的理 想的一 
个組成 部分， 就是这 种可敬 的有閑 ，他 要使旁 覌者获 得印象 的也就 
是这一 部分。 但 他的有 閑生活 幷不是 全部在 旁覌者 的目睹 下度过 
的， 其間有 一部分 势不能 为公众 所看到 ，为 了保持 荣誉， 对 于这个 
不能 为人所 窺見的 部分， 就得有 所显示 ，使人 信服他 的生活 的确是 
有 閑的。 他应当 想出些 办法来 做到这 一点， 对于不 为旁覌 者所見 
的那 部分有 閑生活 ，他应 当有所 証明。 这 一点只 能間接 地做到 ，办 
法 是把他 从有閑 中得来 的一些 具体的 、持 久的成 績显示 出来; 这就 
同他所 雇用的 工匠和 仆役們 的情形 一样， 他 們也是 憤于把 工作中 
一些 具体的 、持久 的效果 显示出 来的。 _ 

生 产劳动 的持久 的証据 是通过 劳动得 来的物 質产品 —— 通常 
是 一些消 費品。 就侵 占活动 来說， 要 获得些 持久性 成績以 便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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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显 示出来 ，也 同样是 可能的 ，而 且一般 是这样 做的， 所显 示的就 
是从这 类活动 中得来 的紀念 品或战 利品。 在演 进的較 后阶段 ，証 
明侵 占的通 常办法 是用一 些徽章 或勛章 作为侵 占的习 慣的、 公認 
的 标志， 这类标 志同时 还可以 表明所 体現的 侵占成 就的大 小或等 
級。 后来 随着人 口密度 的增加 以及人 事关系 的日趋 繁复， 一切生 
活上 的細节 都經过 了一番 認眞的 安排和 仔細的 挑选； 在这 一演进 
过程中 ，紀 念品或 战利品 的使用 发展成 为品級 、头街 、等次 、勛 位等 
等 制度， 例如那 些五花 八門的 紋章、 奖牌以 及种种 显示尊 荣的装 
飾 ，就 是这类 制度下 的典型 产物。 

从經 济的覌 点来看 ，在 把“有 閑”看 做一种 业斧的 时候， 这种业 
务在 性質上 是同侵 占生活 密切相 关的； 有閑生 活中所 特有的 、而且 
一直 是作为 它的礼 仪准則 的那些 成就， 踉出于 侵占的 战利品 ，有許 
多相类 之处。 但是 在更为 狹窄的 意义上 的“有 閑”与 “録 占” 不同， 
与对无 实际用 途的物 体作表 面的生 产性努 力的情 况也有 所 不同， 
通常它 幷不留 下物質 成果。 因此， “有 閑”的 旣有成 就所表 現的大 
都是“ 非物質 ”式的 产物。 这类 出于旣 有的有 閑的非 物質迹 象是一 
些准学 术性的 或准艺 术性的 成就， 和 幷不直 接有助 于人类 生活进 
步的 一些处 理方式 方法方 面及瑣 細事物 方面的 知識。 举例說 ，在 
我們 这个时 代里就 有这样 一些学 术硏究 ，古代 語言和 神秘学 ，合标 
准的文 字拼法 ，文章 构成法 与詩歌 韵律学 ，各 种类型 的家庭 音乐与 
其他家 庭艺术 ，关于 服飾、 家具与 設备的 时尙， 关于 各种竞 技与运 
动比賽 ，关 于犬 、竞赛 用馬之 类不为 实用而 培养的 动物， 等等 。当 
初进 行这些 形形色 色的硏 究时自 有它們 的最初 动机， 有关 的一些 
知 識就是 在这个 动机下 开始取 得的， 这类知 識也是 在这个 动机下 
开始流 传开来 的，， 这个 动机跟 要表明 人們的 时間幷 沒有花 費在生 
产工作 上这一 願望也 許全无 关系; 但是要 晓得， 除非 这类硏 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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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証 实是可 以用 来作为 不事生 产地消 耗时間 这一点 的适 当証明 
的， 否則就 不会繼 續存在 ，就不 会保有 作为有 閑阶級 的償有 成就的 
地位。 

就 某种意 义来說 ，这 类成就 也許可 以認为 是学术 的一些 支流。 
但除 学术硏 究以外 ，还有 一系列 社会現 象在发 撢作用 ，使这 类成就 
漸 漸脫离 了学术 領域， 投入 了生活 习償与 技巧的 領域。 这 些社会 
現象 就是一 般所謂 仪态和 礼貌、 上流 社会的 风度、 旧家的 礼法等 
等。 这类現 象都是 直接地 、无 法掩 藏地显 露在外 面的， 因此 它們被 
人們 更加广 泛和迫 切地用 来証明 通过有 閑而取 得的尊 荣程度 。这 
里 値得注 意的是 ，可以 泛称作 礼仪的 上述一 类表現 ，在 以明 显有閑 
作为 荣誉标 志的那 种风气 最盛行 的文化 阶段， 是在 人們的 心目中 
受到 高度重 視的， 其重 視程度 是超过 了文化 发展的 較后阶 段的。 
在准和 平的生 产阶段 ，作 为一位 出身髙 貴的未 开化者 ，是出 名考究 
礼仪的 ，在这 一点上 ，他 比后代 的人有 更多的 表現， 后世只 有在仪 
容 举止上 講究得 最到家 的人才 勉强比 得上。 的确， 这是人 所共知 
的， 或 者至少 一般看 法是这 样的： 族长制 时 代过去 以后， 礼 节越来 
越退 化了。 有 許多老 派的先 生們， 看 到現代 工业社 会上层 阶級中 
人的举 止态度 ，甚 至也缺 乏敎养 ，魯 莽粗鄙 ，而 不免疾 首痛心 ，烕奴 
不巳！ 至 于在純 工业阶 級中那 种礼貌 荒疏或 者是所 謂生活 鄙俗化 
的現象 ，在那 些多愁 善威的 人看来 ，巳 成为現 代文化 中的主 要祸根 
之一。 現 代的人 們事务 紛繁， 礼 法在这 些人手 里受到 了損害 ，足証 
一上述 那些反 对意見 且不談 —— 礼法 是有 閑阶級 的产 物和象 
征 ，只 有在身 份制盛 行时， 才有充 分发荣 滋长的 机会。 

談到 礼貌的 起源或 由来， 幷不一 定是出 于那些 有敎养 的人为 
了要表 明在学 会这件 事上曾 作了很 长时間 的自覚 努力， 无 疑还应 
当 在別的 方面去 找寻。 在容 态举止 上要求 革新、 要 求精益 求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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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 目的， 是在 于要使 关于求 美或关 于表情 方面的 新方式 达到更 
进一步 的有效 程度。 礼法的 起源， 大 部分是 出于要 得到对 方的敬 
意 或对对 方表示 善意的 願望， 人类学 家和社 会学家 是慣于 作这样 
的 假定的 ，在 后期发 展的任 何阶段 ，在 那些彬 彬有礼 的人們 的操行 
中， 是很少 不具有 这样的 原始动 机的。 据說所 謂礼貌 ，部分 是举止 
态度上 的精益 求精， 部分 是前人 的动作 經象征 化和习 慣化以 后的 
残余 ，所体 現的是 前人对 下統治 、对上 服役和 对同輩 接触的 人事关 
系上的 动作。 总之 ，礼 貌大部 分是身 份地位 关系的 表現； 由 它用动 
作来 表示的 关系， 一方面 是統治 ，另 方面是 屈从。 在 現代已 确立的 
生活 方式中 ，凡是 渗入了 掠夺时 期的心 理习慣 ，因此 抱有統 治与屈 
从 的精神 态度的 ，就 极端重 視行动 上的拘 泥礼节 ，其 刻意講 求按品 
級 、官銜 的高低 、在 礼仪 上分別 尊卑的 情况， 同准和 平游牧 文化下 
的 未开化 者的典 型极为 接近。 关 于这一 精神上 的残存 現象， 某些 
欧 洲大陆 国家可 以作为 很好的 范例。 在 这些社 会里， 人們 認为礼 
貌是具 有內在 价値的 ，关 于在这 方面的 重視， 也同样 近似于 古老的 
典型。 

礼节 在开始 时是一 种象征 ，是一 种姿态 ，只 在怍 为所象 征的事 
实与性 質的代 表物时 有其实 用性; 但后 来发生 了变化 ，一般 不再把 
它看 作人类 交往中 的象征 事实。 不久， 在一般 理解中 ，礼貌 本身就 
具有一 种实际 效用， 具有一 种神秘 的特性 ，大 部分同 它原来 象征的 
事实 无关。 这 时违礼 失仪已 成为人 所共弃 的行为 ，而 有敎养 、有礼 
貌 ，則 在通常 理解中 不仅是 品質优 良的表 面标志 ，而 且是心 灵髙洁 
的 主要特 ffi。 破 坏礼法 是一件 恶行， 很少別 的事物 会那样 地激起 
人們本 能上的 反咸； 这 时遵守 礼节具 有內在 价値这 一覌念 巳經发 
展到 了这样 的程度 ，以致 有人如 果有违 礼举动 ，他就 会被人 看成一 
, 錢 不値， 能把违 礼行动 跟违礼 者本人 一无可 取的那 种威覚 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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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的人是 絕无仅 有的。 违背信 义或者 还可以 寬恕， 破坏礼 法却是 
罪在不 赦的。 “有礼 方能成 人。” 

虽 然礼貌 具有这 样的眞 实效用 ，但 执行者 和旁覌 者同样 認为， 
礼节 天然具 有正确 性这种 想法只 是講究 礼貌所 以会 成为风 尙的一 
个近因 ，其 眞正的 、經济 的依据 ，还 应当 求之于 有閑的 荣誉性 ，或以 
非生产 活动消 耗时間 与精力 这一事 实的荣 誉性， 因 为如果 沒有这 
一点 ，是不 会在礼 貌上有 高度修 养的。 要懂 得礼节 ，养 成习慣 ，必 
須通 过长期 鍛炼。 高雅的 风度、 举止 和生活 习憤是 出身名 門望族 
的有 效証明 ，因为 好的敎 养是需 要时間 、实 践和費 用的， 那 些把时 
間 与精力 使用在 劳动上 的人是 不能想 望的。 深嫻礼 节是一 种一望 
而知 、不 待解释 的証据 ，它說 明这位 有敎养 、有 礼貌的 先生的 生活， 
虽然 外人沒 有完全 目睹， 但可 以断言 是可敬 地消耗 在一些 无利可 
图 的成就 的取得 上的。 归根 到底， 礼 貌的价 値在于 它是有 閑生活 
的确凿 証明。 反 过来說 ，因 为有閑 是获致 金錢荣 誉的习 慣手段 ，所 
以 凡是希 望得到 一个能 够过得 去的經 济地位 的人， 就不得 不在精 
通礼节 上下些 功夫。 

以 上說明 ，光 荣的有 閑生活 旣不能 全部为 外人所 目睹， 所以为 
了博 取荣誉 ，就必 須使这 种生活 留下些 具体的 、可以 看得見 的成績 
作 为确証 ，供人 衡量, 幷以此 为据， 跟处 于同阶 級的有 意于猎 取荣' 
誉的竞 爭者所 展示的 成績相 比較。 但 是仅仅 由于坚 决摒絕 劳动， 
其間幷 沒有把 邀荣取 宠这类 事放在 心上， 也 沒有特 意去模 仿那种 
安富 尊荣的 气派， 在 这样倩 况下也 会养成 有閑的 风度。 尤 其可能 
的是 ，这样 的有閑 生活坚 持不变 地經过 若千代 以后， 在个人 的形态 
上 、风 采上以 及仪容 举止上 ，将 留下显 著的、 确 切不移 的痕迹 。这 
类人受 了累世 的有閑 生活的 熏陶， 对于礼 仪的嫻 习已經 习慣成 自’ 
然; 但 是如果 再加上 对于如 何取得 光荣的 有閑标 志的刻 苦鑽硏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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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 面仍然 可以有 进一步 的提高 ，然 后在热 烈的、 有系統 的鍛炼 
中 ，把脫 离劳动 的这类 外在标 志显示 出来。 很明显 ，通 过勤 恳的努 
力, 幷不惜 費用， 可以使 有閑阶 級在礼 仪的精 通程度 上大大 提高。 
反 过来說 ，在礼 仪上所 达到的 精逋程 度愈高 ，对 于那 些沒有 图利或 
沒有 实用目 的的礼 仪規范 ，其嫻 习程度 的証据 愈明显 r 愈充分 ，为 
了取 得此項 成就在 时間上 、物力 上付出 的代价 愈大， 則所获 得的荣 
誉也 愈大。 因此 ，在 竞相爭 取精通 礼节的 情况下 ，守礼 习慣的 养成， 
必須 費很大 气力; 关于礼 节的种 种細目 ，因此 也就发 展成为 內容广 
博的 紀律； 凡 是要保 持相当 荣誉的 ，就 得信守 这方面 的种种 科条。 
另一 方面， 这 种明显 的有閑 —— 礼 节是它 的一个 派生物 一 也因 
此逐 漸发展 成为在 态度、 作风方 面的艰 苦訓練 ，发展 成为在 爱好与 
事物 取舍的 辨別这 些方面 的敎育 ，例如 哪些消 費品是 适宜的 ，怎样 
消費它 們才是 适宜的 ，都有 一定的 准繩。 

在 这方面 値得注 意的是 ，由于 刻意的 模仿与 有系統 的訓練 ，可 
能使 人們在 体格和 态度方 面发生 一种病 态的 或其他 特异 性的变 
化; 人 們就利 用这一 点来有 計划地 造成一 个文化 阶級， 往往 收到很 
圓滿的 效果。 在这样 情况下 ，通 过了世 俗的所 ，趋炎 附勢， 許多家 
族 和宗族 迅速地 演变成 为高門 望族。 这种迅 € 演变为 髙門 望族所 
产生的 結果, 就其作 为民族 中一个 有閑阶 級因素 的适用 性来說 ，其 
适 用程度 实际上 幷不低 于另一 类人， 这类人 在金錢 的属性 上也許 
受过为 期更久 的鍛炼 ，但鍛 炼經过 沒有前 者那样 認眞。 

还有 一层， 关于消 費方面 一些正 規的方 式方法 ，与 时下 公認的 
礼仪 細节究 竟符合 到什么 程度， 其間 是存在 着可以 衡量的 种种等 
' 級的。 对于 这些細 节方面 的理想 标准， 各人的 符合程 度高低 不同, 
其不 同情况 是可以 互相比 較的， 幷且 可以按 照礼貌 和修养 方面的 
累进 尺度， 相 当准确 而有效 地将他 們分等 分鈒。 在 对这方 面应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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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的荣 誉作出 判定时 ，一 般总是 公正无 私的， 是以对 有关事 物的公 
認爱好 准則的 符合程 度为依 据的， 当 时也幷 不有意 地顧到 对方的 
經 济地位 和有閑 程度。 但作出 判定时 所依据 的爱好 准則， 是一直 
处于明 显有閑 法則的 监視之 下的， 而 且为了 进一步 密切地 符合要 
求， 这类准 实际上 是一直 在变化 中和修 改中。 結 果是作 出鉴定 
时的直 接依据 ，这 一次的 可能跟 上一次 的不同 ，但辨 別遵守 礼仪程 
度的普 遍原則 和不变 标准仍 然是眞 正的、 显 著的虛 耗时間 这一要 
求。 在这 一原則 的范围 以內 ，可能 有很多 細节上 的变化 ，但 这些变 
化都是 形式上 的或表 現上的 ，不 是本質 上的。 

当然， 我們在 日常交 际中的 那些殷 勤周旋 ，多数 是敬意 或善意 
的直接 表示， 如 果要解 释这种 現象为 什么会 存在或 者为什 么会受 
到 贊許， 大都沒 有必要 去追究 关于荣 誉的任 何依据 I 但是 談到礼 
法， 情形却 不同。 后者是 身份、 礼法的 表現。 对任何 一个願 意留些 
心的人 說来， 这当然 是十分 明显的 ，我 們对待 仆役或 对待其 他在經 
济上处 于依附 地位的 下級的 态度， 是 在身份 关系上 居于上 級地位 
者的 态度; 虽然 态度的 表現， 同在粗 暴統治 下原来 的表現 比 起来， 
一般 巳經大 有改善 ，巳 經溫和 得多。 同样 ，我 們对待 上級或 在很多 
場 合对待 同辈， 則爹少 带有几 分卑屈 的习慣 态度。 試看那 些自命 
不凡的 先生和 太太們 的傲慢 神情， 那 样突出 地显示 了他們 在經济 
地位上 的独立 和优越 ，当 他們 說哪些 是对的 、哪 些是好 的时候 ，对 
我們在 这些方 面的威 覚具有 那样大 的說服 力量， 就 是一个 証明。 
正是 这种再 沒有比 他們更 髙的、 也很 少可以 和他們 幷肩的 最高的 
有閑 阶級， 使礼节 获得了 最髙度 、最 成熟的 表現; 也 正是这 一最高 
阶 級使礼 节有了 定型， 成为其 以下 各阶級 的行为 准則。 也就 是在- 
这里最 明确地 表明了 ，礼法 是有关 身份、 地位关 系的一 套規約 ，是 
与 粗郧的 生产工 作不相 容的。 一 种超然 自負和 带有以 上临 下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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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謙虛 态度， 一种习 于要求 別人屈 从和篩 然物外 、对 一切未 来漫不 
經意 的态度 ，是 一位最 得意的 紳士与 生倶来 的权利 和处世 原則; 而 
且在 一般人 的理解 中还不 止此， 它还 被認为 是最髙 貴品質 的眞正 
特征, 低微的 平戾是 心悅誠 服的。 

前 一章已 經提到 ，我們 有理由 相信, 所有权 制度是 从对人 、主 
要是 对女人 的占有 开始的 。取 得这样 的財产 的动机 显然是 ： （1) 
統 治与以 力服人 的性格 傾向； （  2  )利 用这些 人作为 其所有 主具有 
威力的 証据； （3) 利用 他們的 劳役。 

个人 劳役在 經济发 展中占 有特殊 地位。 在准 和平的 生产时 
代， 特別是 在这个 时代生 产事业 还处于 初期发 展阶段 的那个 时期， 
利 用个人 劳役， 在一般 情况下 似乎是 对人进 行劫夺 幷据为 己有的 
最有力 动机。 奴 仆之所 以有价 値是由 于他們 能堤供 劳役。 但这一 
动机之 所以占 优势， 幷 不是由 于奴仆 所具有 的上述 其他两 个效用 
的 絕对重 要性有 所降低 ，而 实在是 由于生 活环境 的变化 ，使 奴仆所 
具 有的最 后一种 效用显 得格外 突出。 妇女 和其他 奴隶， 作 为財富 
的証明 或者作 为累积 財富的 手段， 都具 有高度 价値。 如果 一个部 
落 以畜牧 为主， 此項 財产就 趿牲畜 一道， 共同 成为博 取利潤 进行投 
資 的通常 形式。 在 文化的 准和平 阶段， 女性 奴隶成 了經济 生活中 
的一 个特征 ，这一 点竟发 展到了 这样的 程度， 以致当 时的人 們竟把 
妇女用 来作为 一种价 値单位 ，例 如在荷 馬的时 代就有 这样的 情况。 
凡是 有这样 情况的 ，不 用說， 其 生产系 統的基 础必然 是奴隶 动产， 
而 妇女則 t 般都是 奴隶。 在 这样的 制度下 ，人与 人之間 主要的 、普 
遍存 在的关 系就是 主与奴 之間的 关系。 这时 財富的 公認証 物就是 
所拥有 的許多 妇女， 还有 为主人 服务、 为主 人生产 財貨的 其他奴 
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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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就 发生了 分工。 在主 人身边 服务和 侍应成 为一部 分奴仆 
的专 門职务 ，而那 些全力 从事生 产工作 的奴仆 ，則与 主人本 身的直 
接关系 越来越 疏远。 另 一方面 ，那些 从事身 边服务 、包 括家 务劳动 
的奴仆 ，則 逐漸脫 离了为 利得而 进行的 生产工 作。， 

这 种逐漸 脫离經 常的生 产工作 的过程 ，往 往是从 主人的 妻子 

勢 

或 正妻开 始的， 当 社会进 展到习 于定居 生活以 后， 从敌对 部落擄 

掠妇 女为妻 的这种 办法已 經难以 实行， 巳經 不再能 以此作 为妻妾 

的一 个习慣 来源。 文 化发展 到这一 阶段以 后， 正妻 往往出 于高貴 

門第， 这就 加速了 使她脫 离粗鄙 工作的 傾向。 至于 高貴門 第这一 

槪念的 起源以 及它在 婚姻制 度发展 中所占 的地位 ，这 里不容 深究。 

* 

就这 里的硏 究目的 来說， 只須說 明这一 点:所 謂高門 望族， 是由于 
长 期累积 財富幷 与某些 特权有 渊源因 而受到 尊崇的 世家。 有着这 
样出身 的女子 ，在婚 姻中是 要受到 欢迎的 ，这 是因为 由此旣 可以同 
她有权 势的亲 属結成 姻戚， 而 且由于 她的血 統已同 丰盈的 財貨与 
显赫 的权势 連結在 一起， 人們覚 得在这 样的血 統中含 有高貴 价値。 
然 而她仍 然是她 丈夫的 动产， 正同她 被丈夫 購入以 前是她 父亲的 
动产 一样; 不 过她是 出于她 父亲的 高貴血 統的， 因牝 人們覚 得使她 
从事 于她的 婢仆們 所做的 賤役， 在道义 上說不 过去。 尽管 事实上 
她是 完全隶 属于其 主人的 ，在她 所属的 社会阶 层中， 她所处 的地位 
是次于 男性成 員的， 但基于 高貴門 第是可 以传 袭的这 一原則 ，她的 
地 位高过 了普通 奴隶; 一 旦这个 原則获 得了习 慣依据 ，她就 在某一 
程度 上享有 了有閑 特权， 而有閑 則是高 貴門第 的主要 标志。 在門 
第是 可以传 袭的这 一原則 的推动 之下， 作为一 个妻子 ，如果 她主人 
的 財力允 許的話 ，她的 劳动解 除的范 围将漸 漸扩大 ，直 到一 切劳役 
和手 艺工作 都包括 在內。 此后随 着生产 事业的 发展， 財富 漸漸集 
中到了 比較少 数人的 手里， 于 是上层 阶級的 財富的 习慣标 准也就 


有了 提高。 脫离手 艺工作 ，随 后又 脫离低 賤的家 务劳动 ，这 一点是 
从正妻 开始的 ，这 个趋 势将逐 漸演进 ，扩 展到其 他妻妾 （如 果有的 
話）， 幷且将 扩展到 貼身服 侍主人 的其他 奴仆。 一般的 趋势是 ，作 
为一个 奴仆, 踉 他主人 本身的 关系越 疏远, 免 除劳役 越迟。 

如果主 人的財 力允許 的話， 則由 于对主 人个人 服役的 重要意 
义日 益增进 ，由担 任这类 职务的 随身侍 从組成 的这一 个阶級 ，将有 
进一步 发展。 主人 的身体 是价値 与光荣 的化身 ，关系 是最重 大的。 
由 于他在 社会上 的声望 和地位 ，也由 于他的 自尊心 ，他 应当 有得力 
的 、专职 的仆役 ，随 时听 候使喚 ，这 些仆役 侍应时 应当全 力从事 ，不 
容 有任何 別的工 作从旁 牵制， 这是一 項重大 任务。 这些专 业化仆 
役的 作用主 要不在 于实际 服务] 而 在于外 覌上的 炫耀。 在 后一意 
义上， 我 們也可 a 說这类 仆役的 存在不 仅是为 了摆摆 架子， 而且是 
为了 使主人 可以有 所滿足 ，这 就是說 ，主 人的“ 支配欲 ”借此 可以有 
发泄 佘地。 誠然 ，家具 設备不 断增加 以后， 也 許需要 較多的 人手； 
但增 加的設 备大都 是用来 鋪张場 面的， 不是供 作实际 享受的 ，因此 
这一 点对这 里的論 点关系 不大。 这类髙 度专业 化的人 数越多 ，上 
雄各种 功用就 越加能 够更好 地发揮 。結 果是， 管理 家务和 随身侍 
应主 人的那 些仆从 不断地 增加， 不断地 分化， 这类仆 从脫离 生产劳 
动的傾 向也踉 着日益 演进。 由 于他們 是被用 来証明 其主人 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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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 ，他們 的职务 內容变 得越来 越空虛 ，最 后簡直 变成了 徒有其 
名。 就 那些跟 主人最 貼近的 、在 对外接 触中最 显露的 仆从們 說来， 
情形 尤其是 这样。 因此 这些人 的功用 就大部 分在于 他們的 明显地 
脫 离生产 劳动， 在 于能由 此証 明他們 的主人 的有財 有势。 

-  〆 

这种为 了表 現明显 的有閑 而特为 雇用大 群仆从 的风气 有了相 
当 发展 之后， 人 們逐漸 威到， 就 外表的 壮覌来 說 ，男 仆胜于 女仆。 
讓 男子們 ，尤其 是那些 漂亮、 壮健的 汉子們 ，来 当长随 等厮养 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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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比女仆 壮覌， 代价 也显然 較大。 用他們 来做这 件工作 比用女 
仆 更合适 ，因为 田此可 以表明 在时間 、人 力上 較大的 消耗。 这样在 
有閑阶 級經济 中就发 生了这 样的变 化:在 族长制 时代， 围繞 在終曰 
忙忙碌 碌的主 妇左右 的是一 群辛勤 操作的 仆妇和 婢女， 而 現在看 
到的却 是尊貴 的夫人 ，跟在 她后面 的是一 群豪奴 健仆。 

在 經济发 展的任 何阶段 ，就 一切阶 級和阶 层說来 _ ，貴迫 和仆从 
們的 有閑， 跟出于 自有的 权利的 一位紳 士的有 閑不同 ，前者 的有閑 
是一种 职务， 而且 是一种 外表上 看来很 辛苦的 职务。 这种 职务的 
表現 形式大 都是在 于侍奉 主人时 的不辞 劳痒， 或者 是在于 布置屋 
內 陈設时 的殫精 竭虑; 因此这 里的所 謂有閑 ，指 的只 是这一 阶級很 
少或 絕对不 参加生 产工作 ，而不 是对一 切形式 的劳动 都避而 远之。 
主妇或 家仆担 任的职 务往往 是够繁 重的， 而 且它們 所要达 到的目 
的也往 往被認 为是对 整个家 庭的安 乐絕对 必要的 O 这类服 务是有 
勘于主 人或家 庭中其 他成員 的身体 健康或 物質享 受的， 就 这一点 
来說， 它 似乎也 可以算 是生产 ：T 作 ； 只 有这种 有效工 作以外 的残余 
部分， 才应当 看作是 有閑的 表現。 

但是在 現代日 常生 活中列 入家务 >操 作范围 內的許 多劳务 ，以 
及 文明人 在生活 享受上 所需要 的很多 所謂“ 有用事 物”， 实 际上是 
属于 礼仪性 質的。 因此按 照这里 使用的 “有閑 ”这个 字眼的 意义， 
肯定应 当把这 类劳务 看作是 有閑的 表現。 为 了使生 活能过 得相当 
好 ，这 类劳务 或許是 迫切需 要的， 甚至为 了个人 享受， 或許 也是非 
此不 ^ 的; 但事实 尽管是 这样， 这类劳 务仍然 可能是 主要或 全部属 
于 礼仪性 質的。 还有 一层， 这类劳 务正是 由于有 了这样 的性質 ，对 
我們 說来才 成为必 要的， 因为 我們巳 經养成 了需要 这类劳 务的习 
慣， 巳經坚 信不这 样做* 越規违 礼的。 沒有 这类劳 务我們 会感到 
不愉快 ，这幷 不是因 为缺少 了它們 就会直 接造成 身体上 的不偸 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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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些人的 爱好可 能还沒 有經过 习慣上 的好恶 之別的 訓練， 这样的 
人也 不会因 为缺少 了它們 而感到 憤懣。 情况 旣然是 这样， 在这类 
劳务 上耗費 的劳力 就应当 看作是 有閑; 当 这样的 f 閑 ，由家 庭中經 
济独立 、自 己当 家作主 的家长 以外的 人来表 現时， k 应当看 作是代 
理性 的有閑 （ vicarious  leisure) 。 

在家 务操作 的名目 下由主 妇和仆 役們来 表現的 这种代 理性有 
閑， 往 往会发 展成为 辛苦的 劳役， 在博 取荣誉 的竞爭 进行得 比較紧 
张热烈 的时候 尤其是 这样。 这 是在現 代生活 中时常 看到的 情形。 
在 这样的 情况下 ，由这 类仆役 阶級担 任的家 务操作 ，也 許可以 比較 
适当 地称为 劳力浪 費而不 是代理 有閑。 但后一 名称有 个优点 ，它 
能够 表明这 类职务 发生的 緣由， 幷且 能够淸 楚地指 出其功 用的实 
际 的經济 依据； 因为这 类工作 可以用 来表明 主人或 主人的 整个家 
庭 的金錢 荣誉， 理由是 某一定 量的时 間和劳 力是在 这上面 显然虛 
耗 了的。 

这样 就构成 了一种 附属的 或派生 的有閑 阶級， 其任务 是为了 
原始的 或正統 的有閑 阶級的 荣誉而 执行一 种代理 有閑。 这 个代理 
的 有閑阶 級与純 正的有 閑阶級 的不同 之处， 在于其 习慣的 生活方 
式 自有其 特征。 主人阶 級的有 閑所体 現的， 至少在 外表上 是一种 
任意地 避免劳 动的性 格傾向 —— 認为 这样足 以提高 主人本 身的福 
利 ，使自 己的生 活丰富 多彩; 仆 役阶級 从脫离 生产劳 动得来 的有閑 
則是某 种在强 制下的 表現， 一 般或根 本幷不 是为了 他們自 己的享 
受。 一个 仆役的 有閑幷 不是他 自己的 有閑。 K 要他 是一个 名副其 
实 的仆人 ，幷 非同时 是純正 有閑阶 級中的 一个次 級成員 ，他 的有閑 
就 总是来 自一种 借口， 卽这是 增进其 主人生 活上的 丰富多 彩的一 
种专門 职务。 这 种从属 关系的 迹象， 在仆人 的动作 和生活 作风中 
是 显然存 在的。 在整' 个拖得 很长的 經济时 期中， 当 家庭中 的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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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 还处于 奴役地 位时， 就是說 当家庭 仍然以 男性为 主时， 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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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妇的 情况也 往往是 这样。 为 了滿足 有閑阶 級生活 方式的 要求， 
作为一 个仆人 ，不 但应当 表現一 种卑屈 逢迎的 态度， 而且应 当表明 
他在这 一点上 是訓練 有素， 具有 实际經 驗的。 仆人 和主妇 不仅应 
当 完成某 种任务 ，显 示出一 种服从 的性格 ，同 样重要 的是他 們还应 
当表明 ，关 于服从 的技术 他們也 是十分 熟練的 ，对于 有实效 而明显 
的 奴性的 准則， 能够 圓熟自 如 地完全 遵守。 卽使 在今天 ，这 种在形 
式上表 現服从 关系的 資質和 技能， 仍 然是构 成那些 髙薪仆 役的功 
用的主 要因素 ，仍 然是那 些有敎 养的主 妇的动 人点綴 之一。 

一个得 力的仆 人的首 要条件 是他深 切了解 自己的 地位。 仅仅 
懂 得怎样 完成某 些需要 完成的 机械任 务是不 够的； 他首先 必須懂 
得怎 样以适 当的方 式来完 成这些 任务。 家庭 服役也 許可以 說是需 
要 智力的 职务， 而不是 机械的 职务。 于是逐 漸形成 了在容 态举止 
上 要求合 乎礼仪 的精細 制度， 专 門規定 了仆 役阶級 表現代 理有閑 
时 的規格 方式。 在任何 情形下 违背了 这类准 則是要 受到責 难的， 
这主 要不在 于由此 显示了 机械效 能上的 欠缺， 甚至 也不在 于奴性 
态度或 奴性气 質上的 欠缺， 而 归根到 底是在 于由此 显示了 特种訓 
練上的 欠缺。 进 行关于 如何侍 应主人 的特种 訓練是 費时費 力的， 
这种 訓練的 效果如 果在仆 人身上 显然髙 度存在 ，那 就表明 〈这 个仆 
人不論 現在或 过去都 不慣于 从事任 何生产 工作； 而 这一点 很久以 
来就是 代理有 閑的一 望而知 的确証 。因 此侍 应工作 上的諳 練是有 
它的功 用的， 它 不但可 以滿足 主人对 优良服 务和熟 練技能 的本能 
的 爱好， 不但可 以投合 主人与 賴以为 生的那 些人对 比而威 到明显 
优越的 那种性 格傾向 ，而 且由 此 还足以 証明， 比之一 个未經 訓練的 
人 所表現 的单純 的明显 有閑， 它 是消耗 了大得 多的人 力的。 如果 
— 位体面 紳士的 厨司或 馬夫， 在他主 人进餐 或出行 时侍奉 得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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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不中 程式， 以致使 人荽想 到他以 前也許 是个种 地的或 牧羊的 ，那 
就 糟了。 这样 笨手笨 脚的动 作足以 表明， 主 人幷沒 有能力 雇用受 
过专 門訓練 的仆人 来为他 服务； 也 就是說 ，这 位主人 无力負 担使他 
的 仆役获 得特种 訓練时 在时間 精力与 敎育方 面所需 支出的 代价， 
无 力培养 有充分 訓練、 能够在 严格符 合礼仪 准則的 情况下 从事专 
門 的服务 工作的 仆人。 如果仆 人的表 現所說 明的是 他的主 人缺乏 
資力 ，那 就直接 破坏了 役使奴 仆的主 要实际 目的， 因 为仆役 的主要 
用 途原是 在于証 明主人 的支付 能力。 

由上 所述， 或 者会認 为一个 缺乏訓 練的仆 役之所 以使 人不愉 
快， 是因 为由此 直接說 明了主 人的吝 惜費用 或貪图 实惠。 但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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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当 然不是 这样。 其間 的关系 要間接 得多。 这里 发生的 情况同 
— 般的情 况是一 样的。 不 論什么 事物， 凡是 一开头 在我們 面前显 
得是很 鮮的， 不久就 会引起 共鳴， 使我 們覚得 其本身 就是一 个很可 
喜的 事物， 然后它 在峩們 的思想 习慣上 生了根 ，被認 为是本 質上不 
錯的。 但 是要使 行为的 任何一 个准則 能維持 不墜， 就必須 不断地 
获得构 成其发 展的規 范的那 些习慣 或性格 傾向的 支持， 或 者至少 
不与之 相抵触 9 代理 有閑的 需要, 或对劳 役的明 显消耗 的需要 ，是 
畜 养奴仆 的主要 动机， 只要这 一点保 持不变 ，就 可以肯 定地說 ，如 
果违背 了公認 的习俗 ，将 仆役的 見习期 限縮短 ，就会 使人威 到难以 
忍受 。 这种对 代价髙 昂的代 理有閑 的需要 ，会 发生間 接的、 淘汰的 
作用 ，导使 我們形 成一种 爱好， 导使我 們形成 对有关 这一問 題的是 
非覌念 ，結果 是遇到 了与我 們的見 解相左 的現象 就会发 生反威 ，幷 
把它淸 除掉。 

随 着公認 的財富 标准的 提高， 以畜 养仆 役与使 用仆役 来夸富 
的 手段也 越来越 高明。 占 有幷畜 养一批 奴隶， 叫他 們从事 生产財 
物 ，其所 証明的 是財富 与威力 r 但是畜 养一批 仆役， 不讓他 們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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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何生产 工作， 其所証 明的却 是更多 的財富 和更高 的地位 ^ 在这 
样的 原則下 ，就 兴起了 一个仆 役阶級 ，其人 数越多 越好， 他 們的唯 
一任 务是懵 懵懂懂 地侍候 主人， 从而 証明他 們的主 人有力 量消費 
大量不 生产的 劳务。 于 是在这 些仆役 或寄食 者之間 发生了 分工， 
这些人 的一生 是消耗 在如何 保持一 位有閑 紳士的 尊荣这 一 点上。 
結果是 ，一部 分人为 主人生 产財貨 ，另 一部 分人， 大 都以主 人的妻 
子或正 妻为首 ，則在 明显有 閑的方 式下为 主人进 行消費 ，以 証明主 
人能 够經受 金錢上 的巨大 損耗而 不影响 到他的 富裕。 

上 面关于 家庭劳 役的发 展和性 質的带 些理想 化 的槪括 叙述, 
与这 里称作 “准和 平”生 产阶段 的那个 文化阶 段的情 况最相 近似。 
在这 个阶段 ，个人 劳役初 次提高 到了成 为一个 制度的 地位, 而这个 
制度在 社会的 生活方 式中占 有重要 地位， 也是 在这个 阶段。 在文 
化的进 程中， 准和平 阶段是 紧跟着 純掠夺 阶段出 現的， 两者 是未开 
化生 活中相 銜接的 阶段。 准和 平阶段 的特征 是形式 上遵守 和平与 
秩序, 然而 在这个 阶段， 生活中 仍 然充滿 着压制 与阶級 对立， 还不 
能称 为完全 的和平 阶段。 从 經济以 外的覌 点来看 ，在 許多用 意下， 
或者也 可以把 这个阶 段称为 身份制 阶段。 这 个名称 很可以 用来总 
括这 一阶段 人与人 之間的 关系的 方式， 以及 人們处 于这一 文化水 
平时 的精神 态度。 但是 如果要 說明这 个时期 流行的 生产方 式的特 
征 ，要指 出經济 演进中 这时的 生产发 展趋势 ，則 用“准 和平” 一詞似 
乎比較 恰当， 因为它 能够把 这层意 思表达 出来。 就 属于西 方文化 
的各国 来說, 經济发 展的这 一阶段 大槪巳 成过去 5 只有 一个数 字很 
小而 情况很 显著的 部分是 例外, 在这个 部分的 社会中 ，那种 未开化 
文 化下所 特有的 思想习 慣的蛻 变只是 比較細 微的。 

个人 劳役現 在仍然 是具有 重大經 济意义 的一个 因素， 尤; 其是 
在有 关商品 的分配 与消費 方面; 但其 相对重 要性， 卽使在 这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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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也已 无疑地 有逊于 其巳經 占有的 地位。 这种代 理性有 閑的最 
高度发 展是在 过去而 不是在 現在； 現在 它的最 高度表 現可以 在上 
层有閑 阶級中 看到。 談到属 于比較 古老的 文化阶 段的那 些传統 V 
习 俗和思 想习憒 的保存 ，就 其得以 被极 度广泛 地接受 、得以 极度有 
力地发 展来說 ，現代 文化受 到这个 阶級的 帮助之 处是很 多的。 

在現代 工业社 会中， 有助 于日常 生活的 享受与 便利的 种种机 
械設备 ，获得 了高度 发展。 因此 現在任 何人， 除了以 早期的 习慣传 
統遺留 下来的 荣誉准 則为依 据的人 以外， 已很少 雇用随 身侍者 ，甚 
至已 很少, 雇用任 何类型 的家庭 仆役。 唯一例 外也許 是雇用 服侍体 
力 裒弱者 或精神 褰弱者 的那类 仆役。 但这样 的仆役 实在应 該列入 
有訓 練的护 士一类 ，不应 該列入 家庭仆 役一类 ，因此 雇用他 們只是 
通則的 表面上 的例外 ，而 不是 眞正的 例外。 

举例說 ，現 在一般 小康之 家所以 要雇用 仆役， 其近似 (表 面上 
的) 原因是 ，家族 成員不 能在胜 任偸快 的情况 下千这 样一个 現代家 
庭 所需要 完成的 工作。 其 間的理 由是： （1) 他 們“社 交上的 义务” 
太多； （2) 所需 要完成 的这种 工作太 繁重。 这两个 理由可 以申述 
如次 ： （ 1 ) 在带 些强制 性的礼 法之下 ，这 样一类 家庭的 成員， 其时 
間与 精力表 面上必 須完全 消耗在 表現明 显的有 閑上， 卽消 耗在拜 
会亲友 、旅行 、体育 比賽、 倶乐 部消遣 以及妇 女义縫 团和各 种慈善 
团体等 秀的活 动上。 把时間 与精力 使甩在 这方面 的人， 往 往私下 
承 認这一 切俗套 以及对 衣飾和 其他明 显的消 費的 不得不 加以留 
意， 都极其 可厌， 但絕 对无法 避洚。 （  2  ) 在对 財物必 須进行 明显的 
消 費这一 要求下 ，生活 上的各 种設备 ，如 住宅 、家具 、古 玩以 及关于 
衣飾和 飮食的 各种装 置等类 ，巳 經逐漸 发展到 这样精 細繁重 ，以致 
如果 沒有別 人 帮助, 就 不能在 合乎礼 仪要求 的方式 下加以 使用。 
主 人出了 代价餍 用仆役 ，叫 他們出 力帮助 ，是 为了完 成礼仪 上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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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日 常工作 ，然而 对主人 說来， 同这些 人亲身 接触， 往往 是不大 
偸 快的； 但是为 了要把 一部分 家用器 物的繁 重消費 事項托 付給他 
'們 ，对于 他們的 在場就 不得不 忍受， 幷給以 报酬。 由此 可見， 家庭 
仆役 以及随 身侍从 这一特 殊阶級 的大量 存在， 对主 人說来 是一种 
讓步， 是囱体 享受对 金錢礼 仪的精 神上的 需要的 讓步。 

作为 現代生 活中的 代理有 閑的最 大表現 的是所 謂家庭 职务。 
在这 些职务 是为誰 执行的 这个問 題上正 在发生 很快的 变化。 执行 
这些 职务現 在与其 說是为 了家长 个人的 荣誊， 不如 說是为 了作为 
一个 共同单 位的整 个家庭 的荣誉 —— 在 这个团 体中， 主妇 是在表 
面上 处于平 等地位 的一个 成員。 一等 到家庭 一 上 述职务 就是为 
这类 家庭执 行的—— 脫离了 占有制 婚姻的 古老的 基础， 这 些家庭 
职务 当然也 就不再 属于原 来意义 下的代 理有閑 一类； 除非 这类职 
务 是由被 雇的仆 役来执 行的。 这就 是說， 旣 然代理 有閑只 是在身 
份 制或雇 佣服务 的基础 上才有 可能， 則身份 制关系 在人类 交往的 
不論 哪一部 分消失 以后， 在那 部分生 活中的 代理有 閑也将 跟着消 
失。 但 是还应 当在上 列补充 說明以 外再加 上一个 补充， 只 要家庭 
制 度依然 存在， 卽 使家长 地位已 經不再 集中于 一身， 这种为 整个家 
庭 的荣誉 而执行 的非生 产劳动 i 依然应 当看作 是代理 有閑， 不过在 
意义 上稍有 变更。 在 这个情 况下， 有閑 是为“ 准个人 的”共 有家庭 
执行的 ，而 不是 像以前 那样为 睢一的 家长执 行的。 


•  52  • 


第四章 明 显淸費 

上面 叙述代 理有閑 阶級的 演进及 其从劳 动阶級 整体分 化出来 
的 过程时 ，曾 經提到 进一步 的分工 ，那 就是不 同的仆 役阶級 之間的 
分工。 仆 役阶級 的一个 部分， 主要是 以执行 代理有 閑为职 务的那 
些人 ，漸漸 地負担 起了一 类新的 、附属 的任务 —— 进 行对財 物的代 
理性 消費。 这 种消費 的最显 著方式 是他們 穿特制 号衣， 住 寬敞的 
仆役 宿舍。 还有 一种同 样显箸 而流行 得更加 广泛 的代理 消費方 
式 ，这 就是主 扫和家 庭其余 成員在 飮食、 衣着、 住宅 和家具 方面的 
消費。 

但是在 經济演 进过程 中的某 一阶段 ，远在 主妇身 份出現 以前， 
作 为金錢 力量的 証明的 对財物 的某种 特殊化 消費， 就 E 經逐 漸形 
成一 种精密 制度。 消 費上的 分化， 甚 至在可 以适当 地称之 为金錢 
力量的 任何事 物出現 以前， 就巳經 开始。 我 們可以 把它追 溯到掠 
夺文化 的最初 阶段； 有 些人甚 至認为 这方面 的分化 的开始 还在掠 
夺生 活开始 以前。 財 物消費 中这种 最初的 分化， 与 我們极 为熟悉 
的后 来发生 的分化 ，其相 同的地 方在于 它主要 是属于 礼仪的 性質， 
不同的 是前者 幷不以 累积財 富上的 差別为 依据。 以 消費作 为財富 
的 証明， 应 当認为 是一种 派生的 发展。 这是 通过淘 汰过程 对于人 
类 特性中 的一个 新目的 、的 适应， 而这 种特性 在人們 的思想 习慣中 
是原 来巳經 存在、 巳經确 立的。 

在 掠夺文 化的早 期阶段 ，唯一 的經济 上的分 化是， 由壮 健男子 
組 成的光 荣的上 层阶級 和由劳 动妇女 組成的 卑賤的 下层阶 鈒这两 
者之間 的籠統 差別。 按照 那个时 候通行 的典型 的生活 方式， 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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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所 生产的 事物是 男子的 住务。 至于 归扫女 享有的 消費， 只是 
因其 工作关 系而附 及的; 这 是使她 們得以 繼續劳 动的一 个手段 ，幷 
不是为 了她們 自己生 活上的 享受和 充实。 不 事生产 而从事 消費是 
光 荣的卩 首先这 是勇武 的标志 ，是 人类尊 严的必 要条件 ，其次 ，这种 
消費 行为， 尤其是 对比較 有价値 的事物 的消費 ，其本 身就是 在实質 
上光 荣的。 关 于高級 食品、 有 时候还 包括比 較珍貴 的装飾 品的消 
費 ，对 妇女和 儿童們 說来是 悬为厉 禁的； 如果 在男 性中有 个下层 
(奴 隶) 阶級， 則 这种禁 ^ 对他們 也同样 有效。 随着 文化的 进一步 
发展 ，这种 禁律可 能轉¥ 为在 严格程 度上髙 低不等 的单純 风气; 但 

J 

不論 支持这 种差別 的理論 基础是 什么， 也不 論这种 差別的 形成是 
由于 禁律还 是比較 普遍的 风气， 消費 的这种 习慣方 式的特 征总是 
不 容易改 变的。 当达 到准和 平的生 产阶段 以后， 奴 隶动产 的保有 
成 为基本 制度， 这时在 严格程 度高低 不等的 情况下 所遵守 的一般 
原則是 h 卑賤的 劳动阶 級只应 当消費 为維持 生存所 必需的 那些事 
物。 当然， 一切 奢侈品 和生活 上的享 受用品 是属于 有閑阶 級的。 
在禁 律之下 ，某 些食料 ，尤其 是某些 飮料， 是 严格規 定由上 层阶級 
享 用的。 

关于 飮食方 面的礼 仪上的 差別， 在酒和 麻醉品 的使用 上最为 
显著。 如果 这类消 費代价 高昂， 其間就 含有了 高貴和 光荣的 成分， 
因此下 层阶級 ，首先 是妇女 ，就 被禁止 使用， 除了可 以用較 低代价 
获 得的那 些地区 以外。 从远 古时代 起直到 族长制 盛行的 整个时 
期 ，这 类奢侈 品的調 制和供 应一直 是归妇 女承担 的职务 ，而 享用这 
类奢 侈品却 是出身 高貴、 有上等 敎养的 男性的 特杈。 因此， 由于剌 
激 品享用 过度而 暗入沉 醉或其 他病态 ，反 而带上 了光荣 的色彩 ，由 
此再进 一歩， 它 就成了 在飮食 上能够 这样放 縱的人 的优势 地位的 
标志。 有 些民族 把那种 因放縱 过度而 造成的 病态， 看作是 男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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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有 厲性。 甚 至还有 这样的 情况： 由于放 縱过度 而引起 的身体 
上的某 些病状 的名称 ，在日 常談話 中变成 “尊貴 ”或“ 文雅” 这类字 
眼的同 义語。 固然 ，只是 在較早 的文化 阶段， 这种由 縱欲的 恶行所 
造成 的症状 才习慣 地被認 为是优 勢地位 的标志 ，幷成 为一种 美德， 
博得 社会的 尊敬； 但是 由某些 这类恶 行而来 的那种 荣誉竟 长期保 
持 着很大 势力， 以致富 裕阶鈒 或貴族 阶級的 男性因 生活放 縱过度 
而受 到的責 难大为 减輕。 正是由 于存在 着这种 歧視性 差別， 妇女、 
靑年 和下級 的人們 发生了 任何这 类放縱 行为， 他們 受到的 指責就 
格外 严厉。 这种 传統的 歧視性 差別， 卽使在 現今比 較进步 的民族 
中， 也 仍然沒 有失去 力量。 如 果有閑 阶級所 树立的 榜样对 社会习 
俗 的形成 具有强 制力量 ，这 时就可 以看到 ，关于 剌激品 的享用 ，妇 
女 所遵守 的在很 大程度 上仍然 是传統 的禁制 制度。 

这里 所說的 上层阶 級妇女 在刺激 品使用 方面受 到較大 禁制一 
节 ，也許 会显得 有些不 顧常識 ，对 事理作 了过分 渲染。 但是 任何人 
只要願 意留心 一下就 很容易 看到的 那些事 实吿訴 我們， 妇 女对剌 
激品 之所以 有較大 节制, 部分是 由于强 制性的 习俗。 一 般地說 ，凡 
是族长 制传統 一 ■以 妇女为 动产的 传統二 一色彩 最浓厚 的 地方， 
上述 习憤势 力格外 强大。 根据这 个传統 ，妇女 是一种 动产， 只应当 
消費她 生存上 所必需 的一些 事物， 除 非她进 一步的 消費有 利于她 
主人的 享受或 荣誉。 这个 传統虽 然在范 围上巳 經大有 限制， 在严 
格程 度上也 巳大为 緩和, 但它的 意义依 然一点 也沒有 丧失。 奢侈 
品的 消費， 其眞 正意义 指的是 为了消 費者本 人的享 爱而进 行的消 
費 ，因此 是主人 的一个 标志。 任 何这样 的消費 ，主人 以外的 別人只 
能在被 默認的 基础上 进行。 在 一般思 想习慣 还受到 族长制 传統的 
深刻 影响的 那些社 会里， 我們 总可以 找到些 对奢侈 品的禁 律的残 
佘， 至少对 不自由 的 或从属 的阶級 来說， 习慣 上是不 容許享 用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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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 有些 奢侈品 ，如果 由从属 阶級来 使用， 显然会 損害到 其主人 
的 享受和 偸快， 或者 根据別 的理由 还可以 把它 看成是 不大正 当的; 
对于这 类奢侈 品来說 ，上 面的說 法更加 确切。 按 照西欧 广大的 、保 
守的中 产阶級 的看法 ，由从 属阶級 来使用 剌激品 ，卽 使不一 定触犯 
禁律， 也 是应当 受到指 責的。 有一 点是意 义十分 重大、 不 容忽視 
的， 这就 是恰恰 在日耳 曼文化 下具有 族长制 礼法的 强烈的 思想残 
余 的这类 中产阶 級中， 妇女在 烟酒上 是受到 最大限 度的禁 制的。 
二般通 則是， 妇 女只应 当在为 其主人 的利益 打算的 情况下 进行消 
費, 这 个見解 一般都 認为很 正确而 具有束 縛力; 不过 这一通 則巳經 
在多方 面受到 限制， 随着族 长制传 統的日 趋 裒微， 限 制条件 也越来 
越多。 当然 ，这里 会出現 这样的 反对意 見:妇 女在服 装和家 庭装飾 
上的 消費是 这个通 則的一 个显著 例外。 但是从 效果上 来看， 这个 
例外与 其說是 实質的 ，不如 說是表 商的。 

在經济 发展的 初期， 通常 只有有 閑阶級 才能无 限制地 消費財 
物 ，尤其 是一些 髙級的 財物; 就 是說， 在覌念 上只有 有閑阶 級才能 
进 行最低 限度生 活需要 以外的 消費。 到 了后期 和平阶 段以后 ，有 
了財 物的私 有制， 有了 以工資 劳动或 小型家 庭經济 为基础 的生产 
制度， 这种 限制至 少在形 式上巳 經逐漸 消失。 但是 在早期 的准和 
平 阶段， 通过有 閑阶級 制度影 晌到以 后的經 济生活 的那許 多传統 
习慣， 正在逐 漸形成 ，逐漸 玑固， 在那 个时候 上述原 則是具 有作为 
一 种习憤 法的力 量的。 人們是 把这一 原則当 作消費 行为必 須遵守 
的一种 規范的 ，如 果发生 了任何 显然的 背离， 就要被 認为是 一种反 
常現象 ，迟 早要 在进一 步的发 展过程 中被淸 除掉。 

由 此可見 ，处 于准和 平阶段 的有閑 紳士， 不仅是 他所消 費的生 
活必需 品远在 維持生 活和保 持健康 所需要 的最低 限度以 上， 而且 
他所消 費的財 物的品 質也是 經过挑 选的， 是特殊 化的。 对于 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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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 麻醉品 、住所 、劳务 、衣着 、装 飾品 、武 器及其 設备、 娛乐品 、符籙 
或神 像等等 ，他都 是任情 消費的 ，是 挑最 好的消 費的。 他所 消费的 
物品 的逐漸 改进的 主要动 机和直 接目的 ，无疑 是在于 使改进 了的、 
更加 精美的 物品， 更加有 利于他 个人的 享受和 个人的 福利。 但这 
一点 幷不是 消費这 些产物 的唯一 目的。 这里 还存在 着荣誉 准則， 
这 类改进 凡是符 合这个 标准的 ，就 会受到 欢迎， 就会延 纘下去 。使 
用 这些更 加精美 的物品 旣然是 富裕的 証明， 这种消 費行为 就成为 
光荣的 行为； 相 反地， 不能按 照适当 的数量 和适当 的品質 来进行 
消費， 意昧着 屈服和 卑賤。 

这 种在飮 食等等 方面的 質量上 的越来 越認眞 的辨別 和 挑选， 
不久就 不仅影 响到了 有閑阶 級紳士 的生活 方式， 而 且影响 到了他 
的鍛 炼和智 力上的 活动。 他現在 已經不 仅仅是 一个有 成就的 、勇 
于 进取的 男子， 不只 是一个 有力量 、有 手腕、 勇往直 前的人 物了。 
为了不 被人看 成是一 个粗汉 ，他还 得在爱 好的培 养上下 些功夫 ，因 
为对消 費品哪 些是名 貴的， 哪些是 凡陋的 ，应 当能够 相当正 确地加 
以 鉴別， 这一点 現在巳 經成为 他的义 务了。 对于有 閑生活 中的种 
种事物 —— 具有不 同程度 的优点 的名貴 食品、 男用 飮料和 随身佩 
带 的飾物 、合式 的衣着 和建筑 以及 武器 、竞技 、舞蹈 、兴 奋 剂等等 
—— 他 应当成 为一个 行家。 审 美力的 养成是 需要时 間和精 力的, 
在 这个方 面对这 位紳士 提出的 要求， 使他的 有閑生 活漸漸 有了改 
变， 他要在 多少带 些刻苦 的情况 下进行 鑽硏， 学会怎 样在适 当的方 
式 下过他 的表面 的有閑 生活。 这位紳 士必須 痛痛快 快地消 費恰如 
其份 的那类 事物; 同时与 此密切 相关的 一点是 ，他必 須懂得 怎样用 
恰当的 方式来 消費。 他 必須在 恰当的 方式下 来过他 的有閑 生活。 
这 就发隹 了前章 所指出 的礼仪 問題。 高貴的 风度和 嫻雅的 生活方 
式 ，是 应当遵 守的明 显有閑 与明显 消費的 規范中 的两个 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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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閑 的紳士 說来， 对貴 重物品 作明显 消費是 博取荣 誉的一 
种 手段。 但单 靠他独 自努力 消費积 聚在他 手里的 財富， 是 不能充 
分証明 他的富 有的。 于 是有了 乞助于 朋友和 同类竞 爭者的 必要， 
其方 式是饋 贈珍貴 礼物， 举 行豪华 的宴会 和各种 招待。 礼 物和宴 
会， 除了出 于单純 的夸耀 以外, 或者別 有 起因， 但它 們很早 就取得 
了这一 目的上 的功用 ，它 們的 这一性 質一直 保持到 今天; 因 此它們 
在这 方面的 功用很 久以来 就一直 是这些 习慣所 依据的 实际 基础。 
侈靡的 集会， 如飮宴 时分贈 礼品以 及舞 会等类 ，是格 外适合 于这一 
目 的的。 通过这 种方式 ，款待 者願意 与之作 一番較 量的那 位竞爭 
者 ，就 被用来 作为达 到这个 目的的 手段。 他 代他的 东道主 进行消 
費 ，同时 对于他 的东道 主所无 法独力 进行的 那些过 剌的髙 貴事物 
的 消費， 他也是 一个目 击者， 他还被 請来目 睹 他的东 道主在 礼仪上 
的精通 程度。 

所 以要举 行豪华 的宴会 ，当然 还存在 着別的 、在 性質上 比較溫 

厚的 动机。 节日集 会的风 气可能 是发端 于欢乐 和宗敎 現念； 在后 

* 

来的演 变中， 这类 动机也 未尝不 存在， 不过 巳經不 再是单 純的动 
机。 后 来的有 閑阶級 的举行 宴会， 也 許仍然 是在較 低程度 上适应 
宗敎上 的需要 、較 高程度 上适应 消遣与 娛乐方 面的需 要的， 但同时 
也 用来适 应歧視 性的目 的 則可以 断言； 而且 尽管在 那些可 公开的 
动机 下存在 着表面 的非歧 視性的 用意， 这类 宴会仍 然可以 同样有 
效 地适应 歧視性 目的。 因此 ，这些 寻欢作 乐的社 交活动 ，不 論在代 
理 性消費 方面， 或是 在礼仪 上那种 艰难的 、費了 巨大 代价得 来的成 
就的显 示方面 ，其 經济上 的效果 幷沒有 减少。 

随 着財富 的累积 ，有閑 阶級在 职能上 、結 构上 有了进 一步发 
展， 于是出 現了阶 級內部 的分化 ，出 現了一 个相当 精密的 等級制 
度。 由于 '財富 的繼承 以及由 此而来 的門第 的繼承 ，更加 促 进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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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分化。 随着 鬥第的 繼承, 发生了 强制性 有閑的 繼承。 有 些髙門 
望族有 充分力 量把有 閑生活 遺传給 后代， 但遺留 下来的 財 富也許 
不 足以使 后代維 持尊严 的有閑 生活。 留传給 后代的 也許只 是高貴 
門第 ，却 沒有足 够的遺 产使后 代可以 在安富 尊荣的 情况下 任情消 
費。 由 此产生 了另一 类人物 ，那 就是貧 寒的有 閑紳士 ，这一 点在上 
面巳 經附带 提到。 这 类混血 儿式的 有閑紳 士:只 能列入 等 級制度 
中 的一个 分級。 那些在 門第上 或財力 上接近 、或在 这两个 方面都 
接近于 較高級 或最高 級富裕 有閑阶 級的人 ，其 地位 卽居于 門第或 
財力 較差者 之上。 属于較 低級的 ，尤 其是貧 寒的或 最低級 的有閑 
紳士 ，往往 通过一 种投靠 或效忠 的方式 ，依 附在大 紳士的 門下! 这 
样 他們就 可以增 加荣誉 ，从他 們的保 护人那 里取得 維持有 閑生活 
的必要 手段。 于是这 些人成 了高級 有閑者 的門客 、扈 从或 仆人; 他 
們旣由 他豢养 ，受 到他的 协助， 就成了 他的那 一等級 中的寄 生者， 
成了他 的过剎 財富的 代理消 費者。 这 类隶属 性的有 閑紳士 中有許 
多 人本身 也未尝 沒有为 数較微 的独立 資产， 这些人 儿乎全 然不能 
算作 代理消 費者， 或者只 能部分 地算作 代理消 費者。 然而 成为保 
护者門 下的食 客或随 从的那 些人， 其 中絕大 多数是 可以无 条件地 
列为代 理消費 者的。 还有 1 点， 这类 人当中 的很大 部分以 及別的 
—些較 低級的 貴族， 他 們自己 也往往 有一批 为数多 少不等 的代理 
消費者 ，如 他們的 妻子、 儿女〆 卜役 、淸客 等等。 

在这 个代理 有閑和 代理消 費的整 个等級 制度中 有一个 定則， 
那 就是这 些任务 必須用 这样的 方式或 在这样 的情况 下来完 成：要 
能 够向主 人淸楚 地显示 ，这种 有閑或 消費是 属于主 人的， 由 此增进 
的荣誉 也是对 主人生 效的。 这 些人的 消費和 有閑所 体現的 是他們 
的主 人或保 护人的 投贅， 目的是 为主人 或保护 人增进 荣誉。 至于 
举行 盛大宴 会和广 贈礼物 ，其意 义是再 明显也 沒有的 ，由于 这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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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是在众 目昭彰 之下进 行的， 东道主 或保护 人可以 由此立 卽博熳 
荣誉。 如 果有閑 和消費 是由仆 役和扈 从們代 理的， 則荣誉 之所以 
会加 到主人 身上， 是由于 他們就 处于主 人身旁 ，他們 的有閑 和消費 
从何 而来， 別人 是可以 一望而 知的。 后来在 这种方 式下博 取荣誉 
的人 群日漸 扩大， 这就需 要用更 加明显 的手段 来表明 ，通过 有閑的 
执行而 取得的 成效是 归之于 何人的 ，于 是制服 、徽章 等等逐 漸风行 
起来。 穿着制 服或号 衣含有 很明显 的依附 意义， 甚 至可以 說是实 
际或 表面的 奴役的 标志。 穿 制服或 号衣的 大致可 以分 为两类 —— 
自由 的人和 奴仆， 或者 是高貴 的和低 賤的。 他們所 执行的 职务同 
样可以 分为髙 貴的和 低賤的 两种。 当然， 在 实际工 作中看 到的这 
种区 別幷葬 常常是 划分得 一淸二 楚的， 卑賎 职务中 比較上 等的和 
髙貴 职务中 比較下 等的， 往 往由同 一个人 执行。 但 一般的 区別不 
应当因 此就被 忽視。 使事 态更加 糾纏不 淸的一 点是， 以所 完成的 
外表 工作的 性質为 依据的 所謂貴 与賎之 間的这 种基本 差別， 会被 
光荣 与耻辱 的一种 派生的 区別所 掩盖， 后一 区別所 依据的 是服务 
对象 —— 任务是 为这一 对象完 成的， 号衣 是为他 穿上的 —— 所处 
的等鈒 地位。 那 些当然 属于有 閑阶級 的本份 业务在 性質上 是髙貴 
的 ，例 如行政 、作战 、打猎 、武 器及 其配备 的管理 等等; 总之， 一切表 
商上 具有掠 夺性的 业务都 属于这 一类。 另一 方商， 凡是正 式属于 
生产 类的业 务总是 低賤的 ，例如 手艺或 其他生 产劳动 、仆役 工作等 
等。 但是 縱然在 性質上 原来是 低賤的 工作， 如果服 务的对 象属于 
极 髙等鈕 ，則 这一賤 役也会 变成极 光荣的 任务， 例如皇 室宮女 、侍 
奉皇后 的女官 、为国 王掌馬 、飼犬 的官吏 等等的 职务， 都属 于这一 
类。 上面最 后提到 的两种 职务， 牵渉 到了带 些一般 性意义 的一个 
原則 ，这 就是， 这类低 賤职务 中凡是 与作战 、行 猎等 首要的 有閑业 
务 有直接 联系的 ，同 上述情 况一样 ，很容 易带上 一种光 荣性。 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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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 能使原 来在性 質上属 于低賤 一类的 ，成 为极其 光荣的 业务。 

在和 平生产 的較后 阶段， 雇用一 队无所 事事的 武装扈 从这类 
风尙 已漸漸 裒歇。 代理 有閑原 来是由 一批佩 着他們 的保护 人或主 
人 的徽章 的随从 們来表 現的， 后来这 种有閑 的表現 者縮减 成为穿 
着 制服的 仆役。 因 此制服 这件东 西在更 髙程度 上成了 服 役的标 
志， 或 者說得 更恰当 些成了 屈从的 标志。 武 装扈从 的制服 以前总 
是带 有一些 光荣性 ，現在 制服成 了仆役 的专有 标志， 这种光 荣性就 
不复 存在。 不得不 穿上制 服的人 ，儿乎 沒有一 个不对 它威到 惽恶。 
我們 离开实 际的奴 隶制度 为期还 不远， 对奴役 的苦痛 还十分 敏威。 
有些 企业机 构为它 們的职 工特別 規定了 服式， 作为专 用制服 ，对这 
样 的情况 我們甚 至也有 反威。 在 这个国 家里， 这种 嫌恶的 心情竟 
发展到 这样的 地步， 以 致对于 必須穿 着制服 的那些 軍事方 面或民 
政方面 的政府 职务， 也 产生一 种有損 体面的 感覚, 虽 然这种 威覚是 
比較 輕微、 比較模 糊的。 

随着奴 役制的 消失， 依附在 任何一 位紳士 身边的 那些代 理消. 
費者 ，总 起来說 ，其 人数巳 經漸漸 减少; 至 于依靠 他生活 、为 他执行 
代 理有閑 任务的 那些人 ，情形 当然也 是这样 ，也 許还更 加显著 。这 
两类人 的情况 虽然不 是始終 一致的 ，但在 大体上 是一致 的。、 作为 
一个从 属者， 最 初受托 执行这 类代理 有閑任 务的是 妻子或 正妻* 由 
此可以 想見， 在制度 的后期 发展中 ，当 依照慣 例完成 这类任 务的人 
为 数逐漸 縮减时 ，最 后留存 的就是 妻子。 在社会 的較髙 等級中 ，代 
理有 閑和代 理消費 两类职 务都是 大量需 要的； 这里 居于主 扫地位 
的人， 在工 作中当 然还有 为数多 少不等 的一群 役从 旁协助 。但 
是当 我們对 社会的 不同等 級自上 而下地 逐步覌 察时， V 就会 看到这 
祥 的一級 ，在那 里所有 代理有 閑和代 理消費 的任务 ，都 集中 于主妇 
一身。 就 属于西 方文化 的各国 来說， 这 样的情 况現 在可以 在下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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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 級中 看到。 

这里出 現了一 种奇妙 的反常 現象。 众所 周知的 一个事 实是， 
在下层 中产阶 級中， 处 于家长 地位的 巳經沒 有伪装 有閑的 余地。 
由于 环境的 逼迫, 有閑已 經废置 不用。 但是中 产阶級 主妇, 为了家 
庭和 家主的 荣誉， 仍 然要从 事代理 有閑的 业务。 在 任何現 代工业 
社 会自上 而下的 社会等 級中， 主 要事实 一 家 主的明 显有閑 —— 
的消 失点比 較高; 就是說 ，这一 現象不 一定在 最低的 社会等 級中才 
不 存在。 中 产阶級 的家主 ，迫于 环境， 不得不 退而依 靠自己 的双手 
謀生， 他所从 事的工 作往往 在很大 程度上 带有生 产性， 今天 的一个 
普通 商人所 处的地 位就是 这样。 但派 生事实 一 由 主妇表 現的代 
理有閑 和代理 消費， 以及 由仆役 們表現 的輔助 性的代 理有閑 —— 
仍然是 現在的 时尙， 出于对 荣誉的 追求， 这 样的习 俗是不 容忽視 
的。 我 們时常 可以看 到一个 男子刻 苦耐劳 ，尽 力工作 ，为的 是使他 
的 妻子可 以在适 当的方 式下， 为他执 行当时 一般要 求的那 种程度 
上 的代理 有閑。 

在这种 情况下 ，由妻 子执行 的代理 有閑， 当然不 是游手 好閑、 
安坐而 食的那 种簡单 表現。 这 时看到 的几乎 百不失 一的情 况是， 
这 位主妇 总是在 这样或 那样的 借口之 下忙忙 碌碌， 她所不 停地忙 
着的 或者是 某种方 式下的 工作， 或者是 家务， 或者 是社交 活动; 但 
試分析 其內容 ，就 可以 看出 ，这 些活动 除了被 用来表 明她沒 有幷且 
也无須 从事于 任何生 利的或 有实用 的工作 以外， 很 少或根 本沒有 
其他 目的。 在 前面关 于礼仪 的一段 里巳經 提过， 所 謂家庭 的例行 
事务 ，消 耗了中 产 阶級主 妇的时 間和精 力的, 大部分 是属于 这种性 
質。 幷不 是說这 位主妇 照料家 务时， 在美覌 与整洁 方面产 生的效 
果， 不 合于对 中产阶 級礼仪 訓練有 素的男 子們的 口胃； 而是說 ，通 
过 美覌与 整洁的 家庭布 置的效 果所要 迎合的 爱好， 是在礼 仪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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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淘 汰性指 导下形 成的， 而这 一准則 所要求 的却正 是这类 精力浪 
費的 証明。 我們对 一些效 果之所 以烕到 偸快， 主要 是由于 我們所 
受到的 鍛炼吿 訴我們 ，这些 效果是 令人愉 快的。 在家务 部署中 ，关 
于形 式与色 彩的如 何恰当 配合， 以及 应当归 入眞正 审美一 类的其 
他布置 ，往 往使 我們煞 費苦心 ，而 且无可 否認， 在部 署中有 时也的 
确获 得了一 些具有 某种眞 正美术 价値的 效果。 这里 所要着 重說明 
的一 点是， 关于这 类生活 享受上 的布置 ，主妇 的努力 是在传 統习憤 
的指导 之下进 行的， 而 形成这 个传統 的却是 明显地 浪費时 間与物 
力这一 定律。 如果 在部署 上达到 了美覌 或舒适 的境地 —— 如果确 
是这样 的話， 这也 不过是 在带些 偶然的 淸况下 实現的 —— 那末这 
些 成就也 必然是 靠与浪 費精力 那个伟 大的經 济定律 相符合 的一些 
手 段和方 法来取 得的。 中产 阶級的 家庭陈 設中， 那些比 較堂皇 、比 
較 “見得 人面的 ”部分 ，一方 面是属 于明显 消費項 下的一 些品类 ，另 
方面是 用来証 明主妇 执行代 理有閑 的一些 装置。 * 

由 主妇执 行代理 消費的 要求， 甚 至在金 錢尺度 上巳經 低于可 
• 以容許 代理有 閑的要 求存在 的那一 点时， 它依然 存在。 这 时关于 
礼仪 上的整 洁之类 的浪費 精力的 任何虛 設行动 ，卽使 有也 巳經很 
少看到 ，对表 面上的 有閑， 肯定巳 不存在 有意識 的企图 I 然 而礼俗 
仍然要 求主妇 ，为了 家庭和 家长的 荣誉， 要明显 地消費 些財物 。因 
此， 作为一 个由古 老制度 演变的 后果， 妻 子在开 头时， 不論 在事实 
上或 理論上 ，都要 为丈夫 作苦工 ，她 是丈夫 的动产 ，是为 他生产 、供 
他消 費的; 現在則 变成了 为礼仪 上的要 求而执 行消費 的人， 所消費 
的就 是她丈 夫所生 产的。 但在 理論上 她仍然 明明白 白地是 她丈夫 
的 动产； 因为經 常执行 代理有 閑和代 理消費 ，是 无自 由的仆 役的一 
个不变 标志。 

这种 由中产 阶級和 下层阶 級的家 庭实行 的代理 消費， 不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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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閑 阶級生 活方式 的直接 表現， 因 为属于 这类金 錢等級 的家庭 
巳 不在有 閑阶級 的范围 以內。 我們 无妨这 样說， 有 閑阶級 的生活 
方式在 这里获 得了次 一級的 表現。 就荣 誉这一 点說， 有閑 阶級在 
社会結 构中是 居于首 位的； 因此 其生活 方式， 其价値 标准， 就成了 
社会 中博得 荣誉的 准則。 遵守 这些标 准，， 力 求在若 千程度 上接近 
这些 标准， 就 成了等 級較低 的一切 阶級的 义务。 在 現代文 明社会 
中， 社会各 阶級之 間的分 界綫已 經变得 越来越 模糊， 越来 越不确 
定 ，在 这样的 情况下 ，上 层阶級 所树立 的荣誉 准則很 少阻力 地扩大 
了它的 强制性 的影响 作用， 通 过社会 結构一 直貫串 到最下 阶层。 
結 果是， 每个阶 层的成 員总是 把他們 上一阶 层流行 的生活 方式作 
为 他們礼 仪上的 典型， 幷全力 爭取达 到这个 理想的 标准。 他們如 
果在这 方面沒 有能获 得成功 ，其 声名与 自尊心 就不免 受損， 因此他 
們必 須力求 符合这 个理想 的标准 ，至 少在外 貌上要 做到这 一点。 

在任何 髙度組 織起来 的工业 社会， 荣誉 最后依 据的基 础总是 
金錢 力量； 而表 現金錢 力量从 而获得 或保持 荣誉的 手段是 有閑和 
对財物 的明显 消費。 因此 ，在 等級上 一直向 下推， 在 任何等 級中， 
只要 有可能 ，这两 种手段 总是流 行的; 在較低 阶层, 两种任 务大部 
分 是托付 給家庭 中的妻 子和儿 女来执 行的， 家庭中 居于家 长地位 
的男子 ，在 这方 面也有 所表現 ，事 实上他 一般也 是这样 做的。 但是 
如果再 推到更 下一层 ，当其 家庭处 于貧困 的水平 ，或 者接近 赤貧的 
水平时 ，男 子， 也許还 有他的 子女， 实 际上巳 經不再 能为保 持体面 
而消費 貴重的 物品， 于 是女子 就成了 这个家 庭在金 錢礼仪 上的实 
际上的 唯一代 表者。 社会上 沒有一 个阶級 —— 甚至 极度貧 困的也 
不例外 一 1 对慣 常的明 显消費 会完全 断念； 除非处 在直接 需要的 
压迫 之下， 否則对 于消費 的这一 范_ 的最后 一点一 滴是不 会放弃 
的。 人們宁 可忍受 很大的 痛苦与 不安， 而不 肯在非 万不得 已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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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 放弃金 錢礼仪 上最后 剩下的 一些小 零小碎 或 最后的 門面装 
点。 世上 沒有一 个阶級 ，也 沒有一 个国家 ，会 那样卑 怯地屈 服在物 
質缺乏 的压力 之下， 甘 心讓自 己不获 得对这 种髙一 层的或 精神上 
的要求 的完全 滿足。 

根据以 上关于 明显有 閑与明 显消費 发展情 况的覌 察看来 ，两 
者所 以同样 具有博 取荣誉 这个目 的上的 功用， 是由 于两者 所共有 
的浪 費这个 因素。 在前 一情况 下所浪 費的是 时間和 精力， 在后一 
情况 下所浪 費的是 財物。 两者 都是表 明拥有 財富的 方法， 同时两 
者也 习憤地 被認为 是二而 一的。 在 两者之 間如何 抉择， 只 是一个 
作 自我表 現时何 者更为 方便、 有利 的問題 一 除非 在抉择 时受到 
了出自 另一来 源的別 的礼仪 标准的 影响。 在 經济发 M 的不 同阶 
段 ，为 了方便 与有利 ，人 們可以 选择这 种方法 ，也可 以选择 那种方 
法。 問 題是他 們企图 說服对 方时， 两 个方法 之中哪 一个具 有最有 
效 的說服 力量。 在不同 的环境 下用不 同的方 法解答 这个問 題的是 
习慣。 

只要社 会的范 围还很 狹小， 彼此相 处关系 还很紧 密\任 何事情 
大 家都可 以共見 共聞, 就是說 ，只 要个人 在荣誉 方面必 須使自 己与 
之 相适应 的人类 环境， 还局限 于他的 相熟和 邻里的 閑談那 个范围 
以內 ，两 个方法 的效用 就是一 样的。 因 此在社 会发展 的初期 ，两个 
方法 的有效 性大致 相同。 但是 在社会 有了进 一步的 分化， 不得不 
同更 大的人 类环境 接触以 后， 消費就 比有閑 更加适 宜于作 为礼仪 
表現 的通常 手段。 到了和 平經济 阶段的 后期， 情况 更加是 这样。 
交通 的发达 与人口 的流动 ，使个 人的接 触面有 了扩大 ，这时 他所接 
触到的 广大群 众要推 断他的 身望和 地位， 除 了以他 在他們 直接覌 
察 之下所 能夸示 的財物 (也 許还有 仪态和 礼貌) 为依 据外， 巳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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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方法。 

現代工 业組織 ，还通 过另一 条路綫 ，在 这一 方面发 生作用 。由 
于現 代工亚 制度下 的紧张 情况， 个人与 个人或 家族与 家族往 往会. 
在 漠然的 情况下 会面, 但 是除了 会面以 外， 很少別 的意义 上的接 
触。 机槭 地說来 ，跟 我們接 近的人 ，往 往幷不 是我們 的在社 交意义 
上 的邻居 ，甚至 也不是 我們的 熟人; 然而 这些人 的一时 的好評 ，仍 
然是有 高度功 用的。 一 个人要 使他日 常生活 中遇到 的那些 漠不关 
心的 覌察者 ，对他 的金錢 力量留 下印象 ，唯一 可行的 办法是 不断地 
显示他 的支付 能力。 在現代 社会， 参加大 的集会 的机会 比較多 ，这 
时某个 人的日 常生活 如何， 在場的 別人是 一无所 知的， 例 如在敎 
堂 、剧院 、舞厅 、旅舍 、公园 、商 店等 等場所 ，就有 这样的 情况。 为了 
使这 些临时 聚合的 覌察者 得到一 个生动 印象， 为了 使自己 在他們 
的覌察 之下能 够保持 一种自 我 滿足的 心情， 必 須把自 己的 金錢力 
量显 露得明 明白白 ，使人 在頃刻 之間就 能一覽 无余。 因此很 淸楚， 
現在的 发展趋 向是， 人們重 視明显 消費的 作用甚 于明显 有閑。 

还有一 点也是 显而易 見的: 在个人 之間的 接触面 最广、 人口的 
流动性 最大的 社会， 以消費 作为博 取荣誉 的一个 手段时 ，它 的适用 
性 最大， 以这个 手段作 为礼仪 中的一 个因素 时， 对它 的要求 也最坚 
决。 明显 消費的 支出在 收入中 所占的 成分， 城市人 口比乡 村人口 
为大 ，前 者对这 种消費 的要求 也比較 迫切。 結果是 ，为了 装点門 
面 ，虛飾 外表, 而过前 吃后空 的日子 ，其习 憤程 度前者 也高于 后者。 
于是 就发生 了这样 的情况 ，例如 ，大 家晓得 ，美 国的衣 民和 他的妻 
子儿 女同一 个有同 等收入 的城市 里的手 艺人的 家族比 起来， 前者 
的衣 着就显 然沒有 后者的 入时， 容态举 止也沒 有后者 斯文。 这拌 
不是說 ，城 市里的 人对于 由明显 消費而 来的那 种自我 滿足， 生来就 
有特別 热烈的 需要; 也不 是說， 乡村里 的人对 金錢礼 仪就特 別看得 
•  66 


淡些。 这只 是因为 ，这 类現象 所引起 的反应 以及由 此发生 的一时 
的 有效性 ，在城 市比較 明确。 因此城 市里的 人使用 这个方 法比較 
积极， 明显消 費的正 常标准 也在你 追我赶 的竞賽 中提得 比較高 ，結 
果为了 表現一 定程度 的金錢 礼仪， 城 市里的 人就需 要在这 方面作 
較大的 支出。 他們必 須与这 个較高 的习慣 标准相 适应， 这 一点巳 
經成 了不容 推諉的 义务。 这种 礼仪标 准是随 着阶級 的提髙 而提髙 
的， 礼仪 外表上 所要求 的那些 是必須 做到的 ，否 則就 要失去 身份。 

枞城市 与乡村 对比， 明显 消費在 城市生 活标准 中是一 个比較 
显著的 因素。 在 乡村居 民中， 儲蓄和 家庭享 乐的作 用是在 某种程 
度上 代替了 消費的 作用的 ，通过 邻居們 的聊天 而輾轉 传播， 前一类 
活动 就可以 在 一定程 度上适 应在博 取金錢 荣誉方 面 的一般 目的。 
这类家 庭享乐 以及从 中享有 的有閑 —— 如果有 这种現 象的話 一 
当然 大部分 也应該 算是明 显消費 項下的 节目； 儲蓄 的情况 也差不 
多是 这样。 城市 中的技 工阶級 儲蓄的 数額比 較小， 这 无疑， 部分 
是由 于这一 事实， 卽这 些人所 处的环 境同住 在小村 子里靠 务农度 
曰 的 那些人 不同， 以儲蓄 作为宣 传手段 的有效 程度， 在前一 环境下 
远不 及后一 环境。 在后一 环境下 ，每 个人 的家务 ，尤 其是財 产的厚 
薄， 別人是 心里雪 亮的。 城市 里的技 工和工 人阶級 的接触 面比較 
广 ，受 到外誘 的机会 比較多 ，这一 点单就 其本身 来說， 初看 起来似 
乎影响 不大， 不致因 此显著 降低他 們的儲 蓄量； 但 就其累 积的作 
用来說 ，由 于礼仪 上支出 标准的 提高， 它对儲 蓄傾向 的抑制 作用不 
能 不說是 十分有 力的。 

城市里 的机械 工人、 手工 业者以 及属于 下层中 产阶級 的一般 
居民， 往往 喜欢在 公共場 所飮酒 、吸烟 、作小 东道， 这巳成 为一时 
的 风气； 这 就是一 个适当 例証， 足以 說明在 荣誉准 則下产 生的結 
果。 这 里可以 举印 刷工人 为例， 上述 形态下 的显著 消費在 这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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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极为 风行， 有时 还因此 产生了 一些很 触目的 后果， 受到 了世人 
的 譏議。 这 类工人 之所以 会有这 样一些 习俗， 大都 認为是 由于他 
們在 道德上 有某种 缺陷， 或者 認为是 由于职 业上的 原因， 在某种 
难 以确定 的情况 下对他 发生了 影响。 在印 刷厂里 从事日 常工作 
的那 些人， 其一般 情况可 以槪述 如次。 他們 在任何 印刷厂 或任何 
城市 获得的 技能， 在任 何別的 印刷厂 或別 的城市 差不多 都可以 适 
用; 就是說 ，由 于专門 訓練而 形成的 慣性在 这里 是很微 弱的 。幷 
且， 这种工 作需要 在一般 a 上的智 力和普 通知識 ，因 此各地 区之間 
对 他們工 作的需 求有了 任何 細小的 上落， 他 們大都 比許多 別的工 
人容 易利用 机会。 因此 由乡土 覌念造 成的惰 性也比 較薄弱 。这个 
行业的 工資又 比較高 ，因 而他們 由这一 地区轉 移到別 一地区 ，比較 
•地 輕而易 .举。 結果 是印刷 工人的 流动性 很大， 可能 大于同 样范围 
明 确的、 同样 庞大的 任何別 的工人 团体。 这 些人經 常要同 一些新 
的伙伴 打交道 ，虽 然跟他 們的关 系是短 促的或 暫时的 ，可是 他們在 
这 一时的 好評仍 然値得 重視。 人类喜 欢虛飾 外表的 性格， 再加上 
友好的 威情， 就使 这些人 在最适 于这类 需要的 方面， 不免 任情花 
費。 这里也 同在別 处的情 形一样 ，习憤 不久就 会成为 风气， 这种风 
气 盛行以 后， 就趿 已有的 礼仪标 准融合 为一。 下一 步是以 这个礼 
仪 标准为 出发点 ，从这 里开始 一个沿 着同一 方向前 进的新 的活动 f 
因 为仅仅 死守着 同业中 人人認 为当然 应該达 到的那 个浪費 标准而 
不能有 所发展 ，是 一无可 取的。 

• 由 此吋見 ，印 刷工人 胡花滥 用的风 气所以 比一般 人更加 普遍， 
至少一 部分是 由于在 这个行 业中迁 調比較 便利， 与 同伴的 接触往 
来 富于暂 时性。 但归根 到底， 他們对 浪費行 为所以 有这样 的高度 
需要， 无 非是由 于显示 优势与 符合金 錢礼仪 的性格 傾向; 这 踉法国 

小农民 的极度 俭約与 美国百 万富翁 的建立 大学、 医院和 博物館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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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机实际 上幷沒 有什么 两样。 但 是在人 类性格 上还存 有別的 、与 
这方面 的性質 不同的 特征； 暇 使明显 消費准 則沒有 被这类 性格特 
征大 大抵消 ，則以 城市中 的技工 和工人 阶級所 处的环 境来說 ，不論 
他們的 收入或 工資怎 样高， 要 他們从 事任何 儲蓄， 在 邏輯上 是不可 
能的。 

除 了財富 与財富 的表現 以外， 还 有另一 些荣誉 标准和 多少带 
些强制 性的另 一些行 为准則 ，其 中有些 是对明 显浪費 这个广 泛的、 
基本 的准則 有加强 作用或 限㈣作 用的。 以自 我表現 的有效 性为依 
据作 一簡单 考察， 我們可 以看到 ，有閑 和財物 的明显 消費这 两者在 
金錢竞 賽中， 起先 应当是 势均力 敌的。 以后 随着經 济的日 益发展 
和社会 范围的 扩大， 有閑也 許会逐 漸被废 而不用 ，而 財物的 明显消 
費的絕 对或相 对的重 要性則 会日益 增进， 直 到除了 生活上 眞正必 
需的以 外， 一 切可以 利用的 产物都 被它所 吸收。 但 发展的 实际过 
程与 这个理 想的方 案有点 不同。 在准和 平文化 阶段， 有閑 在最初 
是居 于第一 位的， 不論 作为財 富的一 个直接 說明者 或作为 礼仪标 
准中 的一个 因素， 它所 占有的 地位都 远在財 物的浪 費性消 費所占 
的地位 之上。 从那个 时期以 后， 消費的 势力逐 漸增进 ，到現 在它无 
疑 巳占据 首位； 不 过距离 上面說 的除最 低生活 需要以 外全 部生产 
都 被它所 吸收的 情况还 很远。 

以有閑 作为博 取荣誉 的一个 手段， 其最 初的占 有优势 是起源 
于 工作有 貴賤之 別那种 古老的 看法。 有閑 之所以 可貴， 有 閑之所 
以必不 可少， 部分是 由于它 表明了 对賤役 的絕无 沾染。 阶 級有貴 
賎之 別的古 老的划 分办法 ，其依 据是工 作有貴 有賤的 ¥ 視性区 別; 
在 准和平 阶段的 初期， 这 种传統 的区別 发展成 为有强 '制 性 的礼仪 
准則。 这时 以有閑 作为財 富的証 明仍然 有充分 效用， 其有 效程度 
幷 不亚于 消費， 这就更 加助长 了它的 优势。 当人类 的环境 还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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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小 ，情况 还比較 稳定， 当 个人还 处于这 样一个 文化阶 段时， 有閑 
在輕視 一切生 产劳动 这一传 統的支 持下， 其 有效性 实际上 竟这样 
显箸 ，以 致产 生了一 个很大 的貧困 的有閑 阶級; 而且 在有閑 覌念的 
影 响下， 甚至产 生了一 种使社 会的生 产事业 局限于 适应最 低生活 
需要 的生产 范围的 傾向。 这种 生产事 业受到 极端抑 制的局 面所以 
能終 于避免 ，是由 于 奴隶的 劳动， 他們 在比出 于博取 荣誉的 要求更 
加严格 的强制 下进行 工作， 被 迫生产 出超过 工人阶 級生活 需要最 
低 限度的 产品。 利 用明显 有閑作 为榑取 荣誉的 基础， 以后 所以会 
相对地 衰落， 部 分是由 于以消 費作为 財富的 証明的 有效程 度有了 
相对 的增长 ，部分 是由于 另外一 种势力 ，这种 势力与 明显浪 費的风 
气不同 ，在 某种程 度上甚 至是趿 它相对 立的。 

这个 相反的 因素就 是作业 本能。 如果沒 有別的 方面的 阻力， 
这一 本能会 使人重 視生产 效能， 重視对 人类有 用的任 何事物 。它 
使人 們反对 物質的 浪費或 精力的 浪費。 人 人都具 有作业 的 本能, 
卽使 处于逆 势环境 ，这 一本能 也依然 存在。 因 此某一 項支出 ，不管 
它在 实际上 怎样地 具有浪 費性， 也至 少总要 找到些 似是而 非的托 
詞 ，說 出一种 表面的 目的。 在特殊 情况下 ，这 个本能 会轉变 成为对 
侵 占和阶 級貴賎 之間的 歧視性 区別的 爱好， 其情况 在前面 一章里 
巳經 指出。 作业 本能与 明显浪 費准則 发生抵 触时， 它的表 現主要 
不 是在于 对实际 效用的 坚持， 而是在 于对那 些显然 无实用 的事物 
始終威 到憎嫌 ，威到 丑恶。 它在性 質上旣 然是一 种本能 的爱好 ，因 
此 它的指 导作用 ，就会 主要地 、直接 地对它 的要求 有显然 的违背 a 
但是这 种感覚 只是在 反省以 后才会 发現， 因 此当对 它的要 求有了 
实际的 违背时 ，它 的反 应比較 迟鈍， 作为一 种拘束 力时， 这 种力量 
也比較 薄弱。 

只要 一切劳 苦工作 全部或 通常是 由奴隶 們来完 成的， 則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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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的卑 劣性将 在人們 的心目 中經常 存在， 使作业 本能无 法在生 
产事业 的有实 用这个 方面認 眞发揮 作用； 但 是当以 奴隶与 身份制 
为 特征的 准和平 阶段轉 变到以 工資劳 动与現 金支付 为特征 的和平 
阶 段时， 这 个本能 逐漸抬 头了。 这时 在它的 积极作 用下逐 漸形成 
了人們 关于何 者为有 价値的 覌点， 至少它 成了自 我 滿足的 一个輔 
助 准則。 一 切无关 的考虑 这里且 擱开； 有些人 (成 年人) 或 者全无 
打算 ，不想 在任何 方面有 所成就 ，或者 对于与 人生实 用有关 的任何 
事物全 不介意 ，像 这样的 人毕竟 是极个 別的。 作 业本能 的傾向 ，也 
可 能在很 大程度 上被向 往光荣 的有閑 和避免 粗鄙的 劳动这 些具有 
更加直 接的拘 束力的 动机所 掩盖， 因 此只能 在一种 伪装的 形态下 
出現 i 例如“ 社交义 务”， 半 艺术性 或半学 术性的 硏究， 住宅 的經营 
与装飾 ，妇 女义务 縫級或 服装改 良方商 的活动 ，考 究穿着 ，玩 紙牌、 
划船、 打高 尔夫球 以及 其他种 种娛乐 的精通 等等， 都 是这类 表現。 
但 是在环 境压迫 下从事 这类无 意义的 活动， 幷不等 于作业 本能巳 
不 复存在 ，正如 讓母鸡 伏在一 窝瓷制 的蛋上 ，幷 不等 于說这 只母鸡 
这时已 經丧失 了孵卵 的本能 一样。 

現代有 閑阶級 从事某 种活动 ，往 往在表 面上幷 非一无 目的 ，同 
时 它对于 不論与 个人利 益还是 集体利 益有关 的任何 生产行 为則竭 
力 避免， 这就是 現代有 閑阶辑 与笮和 平阶段 的有閑 阶級的 不同之 
处。 上 面說过 ，在較 早时期 ，占压 倒优势 的奴隶 制和身 份制， 除以 • 
掠夺 为目的 者外， 对于 _ 他任何 方式的 努力一 槪加以 排斥。 那时 
还 有可能 以武力 侵略敌 对部落 和在自 己部落 內对奴 隶阶級 进行鎭 
压 作为日 常工作 I 这就使 有閑阶 鈕的活 动力有 了出路 ，而不 必用之 
于实际 上有用 或者甚 至表面 上有用 的任何 工作。 狩 猎活动 在若干 
•程度 上也起 着同样 作用。 当社会 发展到 和平的 生产阶 段以后 ，土 
地受到 了进一 步的充 分利用 ，行 猎的机 会大大 减少， 只剩下 了一点 


残迹， 于是 过剰的 精力要 从事有 目的的 活动， 就不得 不另找 出路。 
这时强 迫劳动 已不复 存在， 对生 产劳动 的耻辱 威巳經 沒有以 前那 
样 敏銳， 于是作 业本能 就逐漸 抬头， 有了进 一步坚 定和有 力的表 
現。 

关于 哪一条 是有閑 阶級最 适当的 路綫， 这一点 曾經发 生若干 
变化。 精力 的发泄 ，以 前是以 掠夺活 动为主 ，現 在部 分轉向 到了表 
面上 有用的 活动。 那种 显然无 目的、 无意义 的有閑 巳漸漸 受到輕 
視， 尤其是 平民出 身的广 大的有 閑阶級 ，对于 那种安 閑度日 、悠然 
自适 的传統 作风是 格格不 入的。 但是 对任何 带有生 产劳动 性質的 
工作 一槪加 以鄙視 的那个 荣誉准 則依然 存在； 这一 准則对 于有实 
用 的或有 生产性 的任何 工作， 除偶尔 作片时 的尝試 以外， 是不容 
許沾 染的。 結果是 有閑阶 級执行 的有閑 发生了 变化； 但变 化的主 
要 是形式 而不是 实質。 上述有 关有閑 的两种 要求相 互間存 在着矛 
盾， 这种矛 盾是靠 了掩飾 和作伪 获得調 和的。 于是 兴起了 种种繁 
文 縟礼和 礼仪上 的社交 义务， 出現 了許多 組織， 它 們的名 称总是 
富丽 堂皇, 就其名 称来看 ，总是 以在某 些方面 有所改 进或改 良为目 
的的。 人們忙 忙碌碌 ，此 来彼往 ，談 得非常 热烈， 到 头来他 們自己 
可能 根本就 不曾考 虑到， 所談 的內容 究竟有 些什么 实际的 經济价 
値。 同这 类像煞 有介事 的活动 密切交 織在一 起的， 虽然不 能說一 
定， 但通 常总有 个一本 正經的 目的， 作为活 动的相 当显著 的內容 
和 努力的 方向。 

在 代理有 閑这个 范围較 窄的領 域內， 也 发生了 同样的 变化。 
作为一 个主妇 ，在族 长制全 盛时代 是逍遙 坐食， 一无 所事， 以此来 
度过 时光的 ，到 了和平 阶段的 后期， 就 得忙于 家务操 作了； 关于这 
方面的 演变的 一些显 著特征 ，上 面巳經 提到。 

在 明显消 費的整 个演变 过程中 ，不論 从財物 、劳 务或人 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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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来看， 其間一 个显著 存在的 含义是 ，为了 有效地 增进消 費者的 
荣誉， 就 必須从 事于奢 侈的、 非 必要的 事物的 消費。 要博 取好名 
声， 就不 能免于 浪費。 仅仅从 事于生 活必需 方面的 消費是 一无可 
取 之处的 ，除 非是同 那些連 衣食都 不周的 赤貧者 作对比 ，不 过在这 
样 的对比 中涉及 的只是 极无聊 、极不 够味的 一种礼 仪水平 ，談 不到 
什 么消費 标准。 但是就 生活标 准来說 ，除 富力 以外， 还有可 能在別 
的方面 ，例如 在道德 、体格 、智 力、 审美 力等等 方面的 表現， 作歧視 
性 对比。 这些 方面的 对比現 在都很 通行， 而 且它們 往往跟 金錢的 
对 比結合 得这样 密切， 以 致与后 者很难 辨別。 时下 就智力 和审美 
力 或美术 的精通 程度这 些方面 的表現 进行評 比命， 情况尤 其是这 
样， 因 此往往 会将实 际只是 金錢上 的那种 差別， 理解 为智力 或审美 
力上的 差別。 


使用“ 浪費” 这个字 眼时， 从某 一方面 看来， 含 义是不 大髙妙 
的。 在 日常談 話中使 用这个 字眼， 是含 有贬損 或輕視 之意的 。这 
里 所以使 用这个 宇眼， 只是由 于沒有 更好的 詞来适 当地形 容同一 
范围內 的一些 动机和 現象， 幷不# 有那 种对 人力或 物力作 不正当 
消費的 僧恶或 丑化的 意义。 从經济 ¥ 論 的立場 来看， 上逯 消費与 
任 何其他 消費比 起来， 在 正当程 度上幷 沒有什 么高下 之別。 这里 
之所以 称作“ 浪費” ，是 因为这 种消費 从整体 說来， 幷 无益于 人类生 
活 或人类 幸福， 而不是 因为从 实行这 种消費 的各个 消費者 的立場 
說 来这是 浪费或 精力的 誤用。 就各个 消費者 說来， 如果他 願意这 
样 消費， 这种消 費与其 他可能 不会受 到浪費 的非难 的那类 形式的 
消費相 比时对 他的相 对效用 問題就 算解决 了0 不論消 費者所 选择 

的是哪 一形式 的消費 ，也不 論他作 出选择 时所追 求的目 的何在 ，由 

/ 

于他的 偏爱， 那种消 費对他 就有了 效用。 从 各个消 費者的 現点来 


看， 在純 經济理 論范围 內是不 会发生 浪費問 題的。 因此这 里使用 
“ 浪費” 作为一 个术語 ，幷 不含有 眨責消 費者的 动机， 或他在 明显浪 
費 准則下 所追求 的目的 之意。 

但 値得注 意的是 ，在 別的依 据下， 在日常 生活用 語中， “ 浪費” 
这个 字眼是 含有贬 責浪費 这一特 性的意 义的。 这一 常識意 义本身 
所 体現的 就是作 业本能 的一种 暴露。 这种一 般性的 对浪費 的憎恶 
說明， 一个寻 常的人 为了求 得自己 心地的 安宁， 就有 了一种 要求， 
要 求能够 从一切 的人类 努力和 人类享 受中看 到整个 人类生 活与福 
利的 提高。 任何經 济事实 ，如果 要取得 挹对的 認可, 就必須 經得起 
考驗 ，証明 它具有 知个人 性質的 效用， 就 是說， 从全 人类的 立場来 
看， 它 是有效 用的。 一 个个人 与別一 个人对 比下的 相对利 益或竞 
爭利益 ，是 不能滿 足經济 的道德 心的， 因此竞 爭消費 是得不 到这种 
道德 心的認 可的。 

严格 地說， 除了基 于歧視 性的金 錢上的 对比所 作出的 消費之 
外， 別的 消費都 不应当 列入明 显浪費 范围。 但是我 們将任 何某一 
項目或 因素列 入这一 范围， 幷 不一定 要由执 行这項 消費者 本人承 
認这是 上述意 义下的 浪費。 时常 会遇到 这样的 情况， 生活 标准下 
的某 一函素 ，在开 始时根 本是属 于浪費 性的， 而結果 在消費 者的理 
解下却 变成了 生活必 需品， 其 必要程 度可能 幷不亚 于消費 者的习 
慣支出 中的任 何別的 項目。 有些支 出項目 有时就 是属于 这一类 
的， 可以用 来作为 这一原 則适用 情况的 說明， 举 例說， 如地 毯与挂 
氈 、銀制 餐具、 服务員 的侍应 、大 礼帽、 硬領、 各种貴 重飾物 和服装 
等等。 这类事 物的使 用习慣 一旦形 成就具 有了必 要性， 这 种必要 
性 对这类 事物的 是否列 入浪費 （按 照这个 宇的学 术意义 来說） 范 
围， 实 在幷沒 有多大 关系。 要 确定某 一消費 是不是 属于这 里所說 
的浪費 范围， 关 鍵問題 是在于 它是否 直接有 助于整 个人类 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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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髙， 是否在 非个人 性質的 意义下 ，有 助于生 活过程 的推进 。因为 
这一点 是在作 业本能 下作出 判定的 基础； 而 这个本 能乃是 有关經 
济 眞理或 經济适 性的任 何問題 的最髙 法院。 这是关 系到由 冷靜的 
常 識来作 出判断 的一个 問題。 因此問 題不是 在于在 个人习 憤与社 
会 风尙的 現有环 境下， 某一項 消費是 否有助 于某一 消費者 的滿足 
或 其內心 的安宁 ，而是 在于， 除了 巳有的 爱好， 除了 习慣与 传統礼 
仪 的准則 以外， 其 結果对 生活的 享受或 充实是 否眞正 有利。 尽管 
是一 种慣常 的消費 ，如果 它所依 据的习 慣是起 源于歧 親性的 、金錢 
上的 对比， 如果沒 有金錢 荣誉原 則或相 对的經 济成就 的支援 ，就不 
会形 成这样 的习慣 的話， 那么这 种憤常 的消費 就必須 列入浪 費范, 
围。 

这是 显而易 見的， 当我們 将某一 消費事 物列入 明显浪 費范畴 
时， 这一事 物幷不 一定是 絕对属 于浪費 性的。 同 一事物 ，其 性質可 
能是旣 有用也 浪費的 ，对 消費者 所发生 的效用 ，可能 是在实 用与浪 
費 两者的 多种变 化的比 率下組 成的。 在 消費品 、甚 至生产 品效用 
的构 成中， 这两种 成分往 往是結 合在一 起的; 虽然 ，一 般地說 ，在消 
費品 中占优 势的总 是浪費 成分， 而供作 生产用 的商品 則情况 相反。 
有 些物品 ，卽使 初看起 来好像 是徒供 覌瞻、 全无实 用的， 也 总可以 
在其中 找到某 些至少 是表面 的实用 目的。 另一 方面， 卽使 是专为 
某种工 业操作 制造的 机器或 工具， 以 及供人 們在生 产中使 用的极 
粗陋 的用具 ，在細 察之下 ，也 往往 可以找 到些明 显浪費 的痕迹 。如 
果看 到任何 商品或 劳务的 根本目 的和 主要成 分是明 显浪費 ■ — 不 
管这 一点是 怎样显 而易見 一 ，就 断定 它絕对 不存在 任何实 用性， 
这 总是危 险的； 另一 方面， 对于任 何基本 上属于 实用的 产物， 如果 
貿然 断定浪 費因素 同它的 价値毫 无直接 或間接 关系， 那也 是危险 
的 ，不 过危险 性稍差 而巳。 


第五章 金 錢的生 活水准 

任 何現代 社会中 的 大部分 人所以 要在消 費上超 过物質 享受所 
需要 的程度 ，其近 因与其 說是有 意在外 表的消 費上爭 雄斗富 ，不如 
說是 出于一 种願望 —— 想在所 消費的 財物的 数量与 等級方 面达到 
习慣 的礼仪 标准。 指 导着这 个願望 的幷不 是一个 严格不 变的标 
准， 幷不 是說一 定要达 到这个 死板的 限度， 超 过了这 一点就 別无更 
'进 一步的 动机。 标准是 有伸縮 性的； 尤其是 如果金 錢力量 有了任 
何增长 ，只 要有足 够时間 使人得 以习慣 于这种 增势， 使人在 随此增 
势而来 的新的 、規 模更大 的消費 中获得 了便利 ，标准 是可以 无限制 
提 高的。 由俭入 奢易， 由奢入 俭难； 要从巳 經达到 的消費 标准后 
退， 这件 事比較 为了要 适应財 富增加 而改变 巳习慣 的消費 标准不 
知 要困难 多少。 有許多 慣常的 支出， 經分析 以后証 明差不 多是純 
粹浪費 性的， 因此也 就是純 粹荣誉 性的， 但是 一朝納 入了礼 仪消費 
标准， 成为 生活方 式中一 个必要 的組成 部分以 后， 要中止 这类消 
費， 那就要 威到莫 大困难 ，其困 难程度 正不亚 于放弃 直接有 助于物 
質享受 的那类 消費， 甚 至不亚 于放弃 对生活 与健康 十分必 要的消 
費。 这 就是說 ，那些 提供精 神蹰利 的显然 是浪費 的荣誉 性支出 ，跟 
許 多适应 物質福 利或仅 仅維持 生活的 “下 一层” 需 要的支 出比起 
来， 可 能有更 大的必 要性。 大家都 晓得， 要从一 个“高 的”生 活水准 
退下来 ，其 困难 正不亚 于从一 个巳經 比較低 的水准 再降低 一步; 虽 
然 在前一 情况下 所涉及 的是精 神上的 困难， 而后者 可能要 牵涉到 
物質享 受方面 的实际 削减。 

在 明显消 費方面 后退是 困难的 ，而 要作新 的进展 却比較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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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 上后者 的出現 儿乎是 自然而 然的。 偶 然也会 发生这 样的情 
况， 增进 明显消 費的条 件巳經 具备， 而事实 上却无 所增进 ，这 在一 
般理解 下是反 常而需 要加以 解释的 ，有 了这样 的缺点 的人， 也难免 
被人 指責为 寒酸、 小气。 反之， 經济情 况有了 好轉而 对剌激 反应迅 
速， 則 被一般 人認为 是正常 現象。 这就 是說， 通常促 使我們 努力爭 
取 的消費 标准， 幷不 是那个 巳經达 到的、 平淡无 奇的支 出規模 ，而 
是刚巧 为我們 力所不 及的， 或 者是需 要加一 把劲才 能达到 的理想 
境地。 这里 的动机 是竞賽 ，是一 种歧視 性对比 下的刺 激力， 它促使 
我們努 力赶到 我們慣 于把自 己列 入其同 級的那 些人的 前面去 。在 
日 常談話 中往往 有这样 的說法 ，每个 阶級所 羨慕的 、所 要爭 取列入 
的 总是刚 好比它 髙一級 的那个 阶級， 至于比 它低的 或远在 它之上 
的那些 阶級， 一般都 是置之 度外， 不作較 量的； 这里 所闡述 的实际 
上就 是这一 論点。 这 就是說 ，决定 我們在 消費上 的礼仪 标准的 ，同 
在別的 目的上 的竞賽 一样， 是 在荣誉 上髙于 我們一 等的那 些人的 
习憤。 在这样 逐級上 推的情 况下， 尤 其是在 阶級差 別不十 分明显 
的社 会里， 一切 荣誉和 礼仪方 面的准 則以及 一切消 費标准 所依据 
的习尙 和思想 习慣， 都可以 通过带 儿分含 糊的分 等分級 ，逐 級追溯 
上去 ，一直 追溯到 社会地 位最髙 、財力 最雄厚 的阶級 一 富 裕的有 
閑阶級 一 的习尙 和思想 习慣。 

怎样 才算是 正派的 、光 荣的生 活方式 ，这 一点大 体上是 要由这 
个 最高阶 級来决 定的; 这个 社会改 进方案 ，在 最髙的 、理想 的形式 
下是怎 样的, 通过 敎导和 示范来 說明这 一点， 是这个 阶級的 任务。 
而較高 級的有 閑阶級 ，只 有在一 定的物 質限制 之下， 才能行 使这种 
准祭 司式的 职权。 它对 于这类 礼仪上 的任何 要求， i 不能从 心所欲 
地使大 众的思 想习慣 来一个 突然的 改变或 逆轉。 要 使任何 改革深 
入 群众， 要改 变他們 的思想 习慣， 是 需要时 間的； 要 使在社 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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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离开 这个发 光体比 較远的 那些阶 級改变 习慣， 就 需要更 多的时 
間。 人口 的流动 性越小 ，各 阶級之 間間隔 越远， 差异越 明确， 則进 
度 越慢。 但是如 果假以 时日， 那么关 于社会 的生活 方式上 的形态 
和細节 等問題 ，这 个阶 級的自 由裁 决力是 大的； 不过 对于关 系到荣 
誉 的重大 原則， 它所能 实現的 改革， 只 是限于 可容許 的狹小 的差度 
之內。 它作 出的一 些榜样 和儆戒 是有威 力的， 这种 威力一 直貫串 
到在 它下面 的一切 阶級; 但是当 它拟定 敎条， 作为博 取荣誉 的方式 
方法 ，传 給下面 各阶級 、从而 构成各 阶級的 风俗习 慣和精 神态度 
时， 这种 威力是 一直在 明显浪 費准則 的淘汰 性指导 之下发 生作用 
的， 同时又 受到作 业本能 的不同 程度的 調节。 在明 显浪費 和作业 
本 能这两 个規范 以外， 还有一 个属于 人类性 格的重 大要素 一 掠 
夺 意志。 就其 普遍程 度和心 理內容 来說， 它位于 上述两 个規范 
之間。 至 于这一 要素怎 样影响 到众所 公認的 生活方 式的构 成这一 
点， 随后再 討論。 

由此 可見， 荣誉准 則对某 一阶級 的生活 方式要 有所規 定或限 
制 ，就 必須同 那个阶 級的經 济环境 、传 統习憤 和精神 上的成 熟程度 
相 适应。 这里应 格外注 意的是 ，某一 礼仪上 的习俗 ，在 开始 时不論 
具有怎 样高的 权威， 也不論 它怎样 切合荣 誉的基 本要求 ，如 果随着 
时間的 推移， 或者是 在其势 力下推 到較低 的金錢 阶級的 过程中 ，发 
現它与 文明民 族礼仪 上的根 本依据 —— 卽在 金錢的 成就方 面作歧 
靦性 对比这 个目的 上的适 用悻一 相背馳 ，它 就决不 能持續 存在。 

显然， 这 些消費 准則， 对于 任何社 会或任 何阶級 的生活 水准的 
决定， 是具有 很大关 系的。 反过来 ，同 样明显 的是， 任何时 期或任 
何一 个社会 中通行 的生活 水准， 对于 荣誉消 費将采 取什么 形式以 
及这一  “高一 层的” 需 求将在 什么程 度上支 配人們 的消費 这些方 
面 ，也有 很大的 关系。 就这一 点来說 ，已 有的 生活水 准所发 揮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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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作用主 要是消 极的; 它 的作用 几乎完 全在于 ，阻止 巳經习 慣的明 
显 消費标 准再向 后退。 

所 謂生活 水准， 本質上 是一种 习慣。 它 是对某 些剌激 发生反 
应时一 种习以 为常的 标准和 方式。 从 一个已 經习以 为常的 水准退 
却时的 困难， 是打 破一个 已經形 成的习 慣时的 困难。 水准 有所提 
高比較 地輕便 自如， 这 一点說 明生活 过程是 一个活 动力开 展的过 
程， 不 論何时 何地， 只要 自我表 現所受 到的阻 力有了 减退， 活动力 
就会毫 不犹豫 地向新 的方向 开展。 但 是沿着 这一个 阻力低 的路綫 
进行的 表現习 慣一經 确立， 卽使环 境发生 了变化 ，外 界的阻 力显然 
有了 增长， 它仍 将向它 慣常的 出路寻 求发泄 机会。 那种被 称为习 
憤的、 沿 着某一 方向的 表現变 得更为 輕快自 如时， 它 就可以 大大抵 
銷客覌 环境对 沿着这 一方向 的生活 开展的 阻力的 增长。 个 人的生 
活水准 是由种 种不同 的习慣 或表現 的习慣 方式和 习償方 向构成 
的， 它們彼 此之間 关于在 逆势环 境下的 坚持不 屈程度 ，关于 在某一 
方向下 寻求发 泄机会 的迫切 程度， 是大有 高下之 別的。 

用 現代經 济理論 的术語 来說， 这 就是， 人 們总是 不願意 削减任 
何方面 的支出 ，但 对于某 些方面 的削减 ，其为 难情况 比其他 方面更 
甚； 因 此对于 任何慣 常的消 費虽然 总是在 勉强的 情况下 放弃的 ，但 
其 中总有 某些方 面的消 費格外 不願意 放弃， 容或敖 弃也是 极度勉 
强的。 在各种 消費品 或消費 方式中 ，消費 者抓得 最牢的 ，通 常是所 
謂 生活必 需品或 最低限 度生活 資料。 所 謂最低 限度生 活贅料 ，当 
然不 是在質 和量上 都固定 不变的 、一 宗有严 格限度 的商品 定額; 这 
里为了 討論的 方便， 不妨 假定， 为 了維持 生活， 所需 要的是 一个相 

当固定 的消費 总量。 万一 消費必 須不断 縮减， 可以說 ，这个 最低限 

* 

度通 常总是 最后才 放弃的 。 这就 是說, 在通常 情况下 ，支配 着个人 
生活 的那类 历史最 悠久、 最根 深蒂固 的习慣 —— 关 系到他 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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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有机体 的生存 的习慣 —— 是最 頑固、 最难避 免的。 此外 还有更 
髙一层 的需要 ，是 个人或 民族随 后形成 的习慣 ，这些 习慣的 形态比 
較不 規則， 也沒有 一定的 在緩急 程度上 的高低 可說。 这类 高一层 
的需要 当中有 一部分 ，例 如某类 刺激品 的习慣 使用、 超度灵 魂的願 
望、 博取荣 誉的盼 切等等 ，有时 候其地 位还可 能居于 低一层 或更加 
带有 基本性 的要求 之上。 一般 說来， 习 慣形成 愈久， 愈不 容易打 
破; 与 生活过 程中原 有的习 慣形态 配合得 越密切 ，这 种习慣 的頑固 
性就 越强。 一 种习慣 ，如 果对于 跟它的 活动有 关的、 或在活 动中已 
經发 揮怍用 的那些 人类性 格上的 特征或 傾向， 巳經 在生活 过程中 
有了 广泛、 深刻的 影响， 或者是 巳經与 民族的 生活历 史密切 結合， 
这种习 慣就更 加巩固 ，更加 有力。 

各色各 样的人 有各色 各样的 习憤， 养成 这些习 慣的难 易程度 
彼此 不同， 放弃 它們的 难易程 度也彼 此不同 ； 这一点 說明， 各种习 
慣的 养成， 幷 不单是 一个經 过时間 长短的 問題。 决 定支配 着任何 
个人的 生活方 式的究 竟是哪 一类习 慣的， 不 仅是习 慣养成 的时間 
的长短 ，而且 同样重 要的是 性格上 的遺传 特征。 在任何 社会里 ，在 
其遺传 特征中 普 遍存在 的性格 类型， 或者換 句話說 ，在 其种 族中占 
优势 的性格 类型， 在决 定社会 在日常 生活过 程中表 現的范 围和方 
式 上具有 很大的 力量。 出于遺 传的性 格特征 ，会 怎样 迅速地 、明确 
地影响 到个人 习慣的 构成， 可以 举例来 說明。 例如 有些人 有极端 
严重 的飮酒 无度的 习慣， 这种 习慣的 养成， 有 时候是 极其容 易的。 
又如， 有 些人在 宗敎信 仰上有 天賦的 特性， 因 此这种 习慣的 养成， 
对 这部分 人来說 ，同样 是极其 容易的 ，也是 无可避 免的。 有 些人格 
外容易 习慣于 所謂浪 漫的恋 爱的那 种人类 环境， 这 一点也 具有与 
上 面的例 子大致 相类的 意义。 

各人 的禀賦 不同， 因此各 人的生 命活动 力向某 些方向 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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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易程度 也彼此 不同。 有些习 慣与人 們的特 有禀賦 或比較 强烈的 
性 格特征 或比較 容易表 現的方 向是一 致的， 因而它 們同人 們的幸 
福 有重大 关系。 构 成生活 水准的 某些习 慣是有 栢当韌 性的， 而确 
定这 种韌性 的是上 述遺传 特性的 作用; 这一点 說明, 人們放 弃有关 
明显 消費的 任何支 出为什 么会咸 到极度 为难。 作为 这类习 慣的依 
据的 一些特 性或性 格特征 是含有 竞賽因 素的; 而 这类竞 賽性的 、也 
就 是含有 歧視性 对比作 用 的傾向 ，是自 古以 来就存 在的， 是 人类性 
格 的普遍 特征。 这种性 格持征 很容易 在任何 新形态 下有力 地活跃 
起来; 而且在 任何新 形态下 一經找 到了慣 常表現 的机会 ，就 极其有 
力 地扎下 了根。 当一个 人巳經 养成了 在某一 类型的 荣誉消 費中寻 
求 表現的 习憤， 当某一 类型或 某一方 向下的 活动， 在 这些活 跃的、 
影响深 远的竞 赛傾向 的支配 之下， 对 某一类 刺激力 量巳經 慣于作 
出 反应， 这时 要他放 弃这类 习慣， 他 是会极 端不願 意的。 另一方 
面， 不 論什么 时候， 如果財 力有了 增长， 使个 人能够 向更大 的規模 
和更大 的范围 开展他 的活动 过程， 則 民族中 的那些 历史悠 久的性 
格傾向 将发揮 作用， 将从 中决定 生活应 当向哪 个方向 开展。 有些 
性格 傾向， 在某种 有关的 表現形 态的領 域中原 来已經 很活跃 ，幷且 
得到了 現时的 、公 認的生 活方式 所明白 表示的 意向上 的协助 ，而使 
之得以 实現的 物質資 料和机 会又都 是現成 的" 一 这 样一类 性格傾 
向， 当个人 的綜合 力量有 了新的 增长而 急于表 現时, 在形 成其表 
現的形 态与方 向方面 ，有 着格外 重大的 作用。 具 体地說 ，在 任何社 
会， 如果明 显消費 是生活 方式中 的一个 因素， 当个 人的支 付能力 
有所 增长时 ，这种 增长所 采取的 形式， 势必是 属于某 种公認 的明显 
消費 形式。 

除了自 卫本能 以外, 竞赛傾 向大槪 是純經 济动机 中最强 烈的， 
而且是 最活跃 、最持 久的。 在工业 社会里 ，这 种竞赛 傾向表 現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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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上的 竞 赛上; 就 現代西 方文明 社会 而言， 实 际上这 等于是 說它表 
現 在明显 浪費的 某种形 态上。 因此当 現代社 会的生 产效能 或商品 
产量 ，除供 应最基 本的物 寶需要 以外 还有剩 余时， 明 显浪費 方面的 
需要是 随时准 备吸收 这个余 額的。 在 現代情 况下， 这样的 結果假 
使沒 有发生 ，那 末所以 会 出現这 种矛盾 ，通常 的原因 总是在 于个人 
財富增 进的速 度过高 ，消費 的习慣 沒有能 赶上; 或考 是由于 这些人 
願意 把明显 消費方 面的增 进推迟 一步， 至于为 什么要 这样做 ，一般 
总 是由于 要儲备 力量， 提高作 出总的 支出时 的炫耀 效果。 当生产 
效能 提髙， 可 以用較 少的劳 动取得 同样的 生活資 料时， 社 会中那 
些 勤劳的 成員所 全力以 赴的总 是要在 明显消 費方面 获得更 高的成 
效 ，而不 是松下 劲来， 把前进 的步子 放慢。 当 提髙了 的生产 效能使 
生产 上的紧 张有了 緩和的 可能时 ，事实 上幷沒 有緩和 下来， 只是把 
生 产的增 量用来 适应明 显消費 方面的 需要， 这种需 要是可 以无限 
扩大的 ，按 照經济 理論上 的一般 說法， 这是属 于高一 层的或 精神上 
的 需要。 詹姆斯 •穆勒 說得好 ，“ 所有已 有的机 械发明 ，是否 巳經减 
輕了人 类的辛 勤劳动 ，迄 今为 止还是 个疑問 。”他 所以能 这样說 ，主 
要就 是由于 在生活 水准中 存在着 这样一 个因素 D 

某个人 的生活 水准应 当是怎 样的， 这一 点大部 分决定 于他所 
隶属的 那个社 会或那 个阶級 所公認 的消費 水准。 所以 会这样 ，直 
接原因 是他时 刻要注 意到这 个水准 ，习憤 成自然 ，这 个水准 已与他 
的生活 方式合 而为一 ，因 此使他 有了深 刻印象 ，認为 执行这 个消費 
水准是 对的、 好的； 間接 原因是 公众方 面的坚 决态度 一 遵 守公認 
的消費 水准是 一个礼 仪上的 問題， 因 此不遵 守这个 水准是 要受到 
輕視、 受到排 斥的。 接 受幷执 行社会 上通行 的生活 水准是 旣偸快 
又 适宜的 一件事 ，为 了个人 享受， 为了生 活舒暢 ，是非 做到不 可的。 
任何阶 級的生 活水准 ，就明 显浪費 这一因 素来說 ，一 般总是 高到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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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收益 力所能 及的程 度的， 不仅 如此， 它还 一直傾 向于进 一步提 
髙。 其 对人們 的活动 发生的 影响是 ，导使 他們傾 其全力 ，在 专一的 
目 的下从 事于猎 取尽可 能多的 財富， 对 于沒有 金錢利 得的工 作則 
一槪 拒絕。 对 消費的 影响是 ，使 消費集 中于某 类事物 ，这类 事物对 
于 要博得 其好評 的那些 覌察者 說来， 是 最明显 、最 容易看 到的； 至 
于不 涉及时 間方面 与物質 方面的 荣誉性 消費的 那类性 格特征 ，則 
由于弃 而不用 ，巳 漸就 湮沒。  、 

这种 对于可 見的消 費这方 面的偏 重所造 成的結 果是， 多数阶 
級的成 員的家 庭內部 生活， 同 他們在 大众面 前公开 的那部 分生活 
比起来 ，前 者多比 較簡陋 ，后者 多比較 奢华。 另一个 相因而 生的結 
果是， 人們往 往把自 己的私 生活隐 蔽起来 ，不 譲外人 窺見。 就可以 
私下进 行而不 至于受 到指摘 的那部 分消費 来說， 他 們的生 活是与 
左 近的人 完全隔 絕的。 因此 在多数 工业发 达的社 会里， 人 們的家 
庭 生活是 处于不 公开状 态的； 也 因此， 出 于比較 深远的 渊源， 那种 
对自己 的私生 活諱莫 如深的 习慣， ^ 經成为 一切社 会中上 层阶級 
的礼仪 上的一 个显著 特征。 那 些对荣 誉性消 費要求 格外迫 切的阶 
級 ，其 人口出 生率都 很低， 这也未 尝不是 起源于 以明 显浪費 作为生 
活水准 的基础 这一点 的不容 忽視。 生 下了个 孩子， 要在很 I 面的 
方 式下扶 养他， 由此渉 及的明 显消費 、也 就是 由此增 出的开 支是很 
可 覌的， 这 就造成 了生育 上的一 个强大 阻力。 談到 馬尔薩 斯的限 
制人口 主张， 这也許 是最有 寒效的 一点。 

上面 談到生 活水准 中荣誊 消費这 一因素 在两个 方面发 生的后 
果， 一方面 是物質 生活与 物質享 受的比 較暗藏 的部分 支出的 紧縮， 
还有一 方面是 生育的 节制; 以这两 点而言 ，表 現得最 突出的 似乎是 
从事于 学术硏 究工作 的那些 阶級。 一 般都認 为他們 的特点 是具有 
•高人 一等的 天賦与 稀有的 造詣， 因此 总是习 慣地把 他們列 入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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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照其金 錢力量 所应列 入的那 个社会 等級。 在 这种情 况下， 他們 
的礼 仪的消 費水准 就提到 了与上 述看法 相应的 高度， 結果 留下来 
可 供生活 上其他 方面使 用的剩 余部分 就异常 狹小。 出于环 境的压 
力， 他們自 己对礼 仪消費 怎样才 算是恰 当的、 算是适 合身份 的这个 
方面 的习慣 看法， 以及社 会在这 个方面 对他們 的矚望 ，在水 准上都 
是 非常之 高的； 以他們 的富裕 程度和 收益力 来計量 ，与 名义 上社会 
地位 同他們 相等的 那些非 学术阶 級对照 ，这个 水准肯 定是过 高的。 
在任 何現代 社会， 如果 学术硏 究工作 不是像 敎士那 样成为 一种独 
占 性职业 的話， 从事 这类硏 究工作 的人， 就难 免要同 財力在 他們之 
上 的一些 阶极相 接触。 这些在 財力上 占上风 的阶級 所通行 的高度 
的金 錢礼仪 水准， 不 断地滲 入学者 阶級， 而 且渗入 以后， 其 严格程 
度几 乎一点 也沒有 减輕； 結果 使这类 学者阶 級的明 显浪費 方面的 
支 出在其 資力中 占到了 較大的 比率， 其比率 之大是 再沒有 別的阶 
級比得 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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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金 錢的爱 好准則 

上面 曾一再 說明， 虽然消 費的約 束性規 范大部 分是出 于明显 
浪費 的要求 ，但决 不可認 为消費 行为所 依据的 动机， 在任何 情况下 
必 然是毫 无掩飾 的单純 形态下 的这一 原則。 在 通常情 况下， 消費 
者的动 机不外 是一种 願望, 他所希 望的是 与巳有 的习俗 相一致 ，避 
免受 人白眼 或引起 指摘， 在所 消費的 物品的 品种、 数量与 等級方 
面 ，在时 間与精 力的使 用方面 ，要 能与公 認的礼 仪准則 相适应 。在 
一般情 况下， 在消 費者的 动机中 ，这种 力求符 合习尙 的覌念 是存在 
的， 尤其是 在众目 昭彰之 下进行 消費时 ，这种 覌念簡 直是具 有直接 
拘束 力的。 有些消 費事物 是不大 会被外 人注意 到的， 如內衣 、零 
件 、某 些食品 、厨房 用具以 及別 的一些 供实用 而不是 作陈設 之用的 
家具 等等; 但卽使 在这类 消費中 ，也往 往可以 看到相 当显著 的从俗 
性 的浪費 因素。 我們如 果仔細 考察这 类物品 ，就可 以看出 ，其 中足 
以增加 其成本 从而提 高其商 业价値 的某些 特征， 拜 沒有相 应地提 
高其适 用性， 而原来 在表面 上的目 的是专 門供实 用的。 

在 明显浪 費定律 的淘汰 性监視 之下， 产 生了一 种公® 的消費 
准則 ，它的 作用是 使消費 者在对 物品的 消費上 ，在时 間与精 力的使 
用上， 能够保 持髙价 与浪費 的一定 标准。 这 种传統 习俗的 发展对 
經济生 活有直 接影响 ，对于 行为的 其他方 商也有 間接的 、远 一层的 
影响。 有 关生活 表現的 任何一 个方面 的思想 习慣， 是必然 要影响 
到生活 的其他 方面的 是非和 善恶的 习慣看 法的。 在 构成个 人意識 
生 活內容 的那个 思想习 慣的有 机复合 体內， 經济利 益幷不 是孤立 
的， 幷不是 与其他 利益分 锝淸淸 楚楚的 >  比 如它与 荣誉准 則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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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上 面巳經 提到了 一些。 

在 生活中 ，在 对物品 的消費 行为中 ，哪 些是正 派的， 光荣的 ，指 
导这 方面思 想习慣 的形成 的是明 显浪費 原則。 在这 样的指 导过程 
中， 这一原 則势必 侵犯到 別的一 些行为 的規范 ，而这 类規范 与金錢 
荣誉 准則却 根本沒 有什么 关系， 它們 只是直 接地或 附带地 具有某 
些經济 意义。 因此， 荣誉浪 費的准 則对貴 任覌念 、审 美覌念 、效用 
覌念 、宗敎 或敎仪 配合方 面的覌 念以及 科学眞 理覌念 ，都会 发生直 
接或 間接的 影响。 

荣 誉消費 准則与 道德行 为准則 往往是 互不相 容的， 关 于这方 
面的一 些特点 或特殊 情况， 这 里实在 沒有什 么深入 討論的 必要。 
那些以 維风 励俗为 己任， 看到 了任何 离經叛 道的情 况就要 从旁劝 
吿 、指責 的人， 对这 方面的 問題早 巳給予 分注意 ，幷 作了 充分闡 
述。 在現代 社会， 如果 其社会 生活的 主要的 經济与 法律上 的特征 
是 私有財 产制， 則財 产的神 圣不可 侵犯, 就成 为道德 規范的 显著特 
征 之一。 这个 私有財 产不可 侵犯的 习慣， 实 际上巳 經受到 了另一 
习慣 —— 卽为 了以明 显消費 博取荣 誉而追 求財富 的习慣 —— 的蹂 
躪； 要获 得人們 对这一 論点的 認可， 是无須 反复申 論或仔 細解释 
的。 多数对 財产的 侵犯, 特別是 那些大 規模的 侵犯， 就属 于这一 
类 。由 于 侵犯的 結果， 侵犯 者获得 了大宗 財产， 如果单 取純 道德規 
范为 依据， 他的这 种侵犯 行为是 应当受 到严厉 惩罰或 譴責的 ，但通 
常 情况却 幷不是 这样， 这也已 經是一 个众所 周知的 事实。 犯了这 
样 的罪行 ，获 得了大 宗財富 的这个 窃賊或 騙子手 ，他 的运气 比那些 
小 偷好， 一 般都可 以幸逃 法网； 而 且通过 增加的 財富， 通过 他对这 
項財富 的大大 方方的 花費， 还可以 博得好 名声。 当 他消費 他的不 
义之 財时， 态度 上的雍 容大雅 是极其 容易博 得在礼 仪上修 养有素 
的人 們的同 情和欽 佩的， 这就 大大减 輕了出 自道德 覌点的 对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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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 視威。 値得注 意的另 外一点 —— 同 我們所 討論的 問題有 更直接 
的 关系的 一点是 ，如 果一个 人对財 产的侵 犯行为 ，其 动机是 为了要 
使他 的妻子 和儿女 能够过 “礼仪 上过得 去的” 生活， 是为 了 要供应 
在这方 面所需 的手段 ，那 就很 容易获 得我們 大家的 諒解； 如 果再加 
上 作妻子 的是“ 从小就 习于奢 华生活 的”， 其 罪行就 更容易 掩飾过 
去。 这 就是說 ，如 果侵犯 行为的 目的是 在于， 使他的 妻子得 以代其 
执行金 錢礼仪 标准所 要求的 、那 一定 量的时 間上与 物質上 的代理 
消費 ，我 們就会 很容易 寬恕这 种侵犯 行为。 就 这一情 况来說 ，对于 
在 慣常程 度上的 明显浪 費这一 习慣的 認可， 是冲淡 了反对 侵犯所 
有权的 习慣的 f 这一 点有时 候甚至 会发展 到这样 的程度 ，以 致对某 
一侵犯 財产的 行为究 霓为功 为罪， 竟难以 肯定。 当 侵犯行 为含有 
很 显著的 掠夺或 盜窃成 分时， 情况 尤其是 这样。 

关于这 一論題 ，这 里无須 再深究 下去； 但不 妨再說 明一点 ，所 
有环繞 着所有 权不可 侵犯这 一槪念 的一大 堆道德 覌念， 其 本身就 ’ 
是传統 地歌頌 財富这 一現象 的心理 上的沉 淀物。 还应 当認淸 ，这 
种被認 为神圣 不可侵 犯的財 富之所 以获得 重視， 根 本就是 由于要 
逋过对 它的明 显消費 来博取 荣誉。 

关于 金錢的 礼俗与 科学精 神或学 术硏究 方面的 关系， 将在另 
—章 作比較 詳細的 探討。 至于 关系到 金錢礼 俗的宗 敎或正 确敎会 
仪 式这些 方面的 覌念， 也将在 另一章 里附带 論及， 这里也 无須深 
究。 然而这 种荣誉 性消費 的习憤 ，对 于宗 敎事物 怎样才 算正确 、才 
算有 价値这 些方面 的一般 爱好的 形成有 很大的 关系， 因此 明显浪 
費原則 对一般 宗敎信 仰的某 些方面 的作用 ，这 里仍 然値得 一提。 

•显然 ，有很 大一个 部分所 謂宗敎 信仰上 的消費 ，例 如宗 敎建筑 
物 、敎 士法衣 以及属 于这一 类的其 他事物 的涫費 ，是 可以用 明显浪 
費 这个准 則来說 明的。 卽使 在近代 ，对 于神的 崇奉， 巳經比 較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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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而 偏重精 神上的 虔誠， 但 是在这 方面的 建筑物 以及其 他应用 
道具 ，也 大都刻 意修飾 ，力 求精美 ，其間 含有很 大的浪 費支出 成分。 
庄 严华丽 的敎堂 ，会 引起一 个信徒 怎样的 陶醉心 情和出 世之威 ，这 
—点 是稍作 外表覌 察和內 心反省 —— 两 者都可 以适用 —— 就可以 
体会得 到的。 反过 来說， 如果在 神圣的 所在看 到了任 何貧寒 、簡陋 
或龌龊 的迹象 ，則身 临其境 者将威 到怎样 难堪, 也就不 难想像 。任 
何宗敎 儈仰 上的 用品， 在金錢 代价上 应当无 所吝惜 ，在 这一 点上应 
当使人 无可指 摘>  这 类用品 在美感 或适用 性方商 尽可以 容 許有所 
出入， 而上述 要求是 不能违 背的。 

値 得注意 的另外 一点是 ，在任 何社会 ，特 別是在 住宅方 面的金 
錢 礼仪标 准还不 很高的 地区， 当地 敎堂比 一般信 徒所住 的屋子 ，在 
华丽 程度上 ，在建 筑和装 飾的明 显浪費 程度上 ，总 要高 出一筹 。一 
切敎派 ，不論 是基督 敎或非 基督敎 ，情 况几 乎都是 这样， 尤 其是那 
些历 史比較 悠久的 、比 較成熟 的敎派 ，这 方面的 情况更 加突出 。可 
是 敎堂方 面对于 信徒們 的个人 享受， 一 般簡直 是不加 考虑的 。的 
确， 以敎堂 的富丽 与一般 信徒住 宅的簡 陋对照 起来看 ，不但 前者对 
后者的 物質福 利极少 貢献， 而且大 家都有 这样一 种看法 —— 按照 
眞美善 的正确 而开明 的覌念 ，敎 堂的一 切支出 ，凡是 可能有 助于信 
徒們的 享受的 ，都应 当明确 避免。 在敎 堂的布 置或陈 設中， 如果含 
有任何 供世人 享受的 成分， 也至少 应当在 庄严的 外貌下 ，小 心翼翼 
地加以 掩蔽或 伪装。 近代的 一些最 負盛名 的敎堂 建筑， 总 是力求 
壮覌 ，費用 多少在 所不計 ，然而 对外表 庄严这 一原則 竟貫彻 到这样 
的程度 ，簡 直使那 里的一 些設备 成了抑 制肉欲 的工具 ，特別 在外表 
上 看来是 这样。 那些对 宗敎上 的消費 抱有髙 超見解 的人， 看到这 
种由庄 严性的 浪費所 造成的 苦恼， 很少不 加以衷 心贊許 ，很 少不認 
为这才 是眞正 尽善尽 美的。 宗 敎信仰 上的消 費本質 上是一 种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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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消費。 宗 敎上的 消費以 庄严为 前提这 一准則 所依据 的是， 由明 
显浪費 而来的 金錢的 荣誉; 作为 这一准 則的后 援的是 ，代理 消費不 
应当 显然有 助于代 理消費 者的享 受这一 原則。 

— 切圣所 —— 敎堂、 庙 宇等等 —— 都是 为神而 設的。 但是有 
些敎派 設置圣 所时， 幷 不以为 神是实 际在場 亲自享 用那些 为他而 
設的 奢华設 备的; 在 这样的 情况下 ，这 类圣所 及其附 属物就 不免要 
在 奢华的 气氛中 含有若 干重庄 严而不 重物質 享受的 成分。 有些敎 
派 ，对圣 所設备 的性質 在这一 点上的 看法略 有不同 ，在 它們 的想像 
中， 神的 生活习 慣比較 进一步 地近似 于尘世 中族长 制下的 統治者 
的生 活习憤 ，在这 样的情 况下， 它們認 为神是 要亲自 享用为 他而設 
的消 費品的 ，因此 这些圣 所及其 附属物 的部署 ，在式 样上就 比較地 
近 似于供 尘世中 的主子 或物主 在明显 消費方 面使用 的事物 。否 
則， 如果把 宗敎上 的設备 看作只 是在敬 神的仪 式上使 用的 ，就是 
說 ，是由 神的仆 人代他 执行消 費的， 那 末这类 設备就 具有了 专供代 
理消 費使用 的一类 事物的 性質。 

在上 述后一 情况下 ，圣 所及其 附属物 的設置 ，其 意幷不 是在于 
增进 代理消 費者的 享受或 生活上 的丰富 多彩， 或者 至少不 应造成 
这样一 种印象 ，以 为就这 类設备 而言， 消費的 目的是 在于消 費者的 
享受。 因 为代理 消費的 目的幷 不是在 于提髙 消費者 本人的 生活的 
丰 富程度 ，而是 在于提 高为之 执行消 費的那 位主人 的金錢 荣誉。 
因此 ，大家 晓得， 敎士們 的法衣 总是代 价很髙 、非常 华丽的 ，而 穿着 
却拌不 舒服。 有些 敎派幷 不認为 为神服 役的那 类人是 以神 的伙伴 
的資 格来服 役的， 这些 人的服 装总是 但求庄 严而不 顧到舒 适与便 
利 ，而 一般都 覚得是 应当这 样的。 

在宗敎 上的礼 仪消費 标准的 建立过 程中， 浪費原 則所侵 入的， 
还不 只是有 关敎会 仪式上 的适用 性这类 准則的 領域； 它还 影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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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手段 和方法 ，它 牵涉 到了代 理消費 ，也 牵涉到 了代理 有閑。 作为 
一个敎 士的最 高风度 是有閑 ，超 然物外 ，一切 都看得 很淡， 对于尘 
世欢 乐应当 是一无 沾染、 六根淸 淨的。 当然， 随 着敎派 的不同 ，这 
些 要求的 寬严也 不同， 但是在 信仰神 人同形 同性說 的一切 敎派的 
敎士或 僧侶的 生活中 ，时 間上的 代理消 費这一 特征， 总是显 而易見 
的。 

在宗敎 崇奉的 外表細 节上， 也处 处可以 看到代 理有閑 这一准 
則 的存在 ，对一 切旁覌 者来說 ，这 一点是 一經指 出卽可 了然的 。一 
切敎会 仪式都 具有逐 漸成为 一种定 型演习 的显著 傾向。 这 种定型 
化 的演进 ，在 比較成 熟的敎 派中最 为显著 ，其 敎士在 生活和 服装上 
的表 現也比 較庄严 、华貴 和严肃 I 那些比 較后起 的 敎派在 敎士生 
活 、敎士 服装和 敎堂这 些方面 的好尙 还不十 分严格 ，但 是从 它們举 
行 礼拜的 方式方 法中也 可以看 到这种 定型化 趋向。 敎派成 立的年 
代越久 ，越 巩固， 在其仪 式的奉 行中那 种照例 行事的 机械成 分也越 
大， 而这种 刻板的 表演却 是极其 适合正 派信徒 們的口 味的。 仪式 
的举 行旣然 会演变 成为例 行故事 ，这就 淸楚地 說明, 为之举 行仪式 
的那 位主子 ，对于 他的仆 人們的 实际服 役幷沒 有需要 ，他所 需要的 
是高 出于这 种世俗 需要之 上的。 他們都 是无用 的仆人 (unprofi¬ 
table  servants) , 正 是由于 仆人的 不发生 作用， 在主 子方面 才有 
了 光荣的 含义。 这里 巳經可 以不言 而喩， 就这一 点来說 ，一 个敎士 
的职务 同一个 踉班的 职务是 极其相 像的。 从 敎士和 跟班那 里看到 
的都 只是机 械地执 行职务 ，显然 的呆板 作风, 而这一 点同事 态也正 
相配合 ，是 足以 使我們 威到愉 快的。 敎士执 行他的 职务时 ，不 应当 
使 人看上 去好像 他是善 于完成 这件工 作的， 因此不 应当有 輕快的 
作风或 敏捷的 操作。 

價徒 們是生 活在金 錢荣誉 准則的 传統之 下的， 因此人 們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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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 具有的 那种性 格傾向 、好尙 和生活 习慣， 必然与 信徒們 的这种 
传 統有明 显的、 不可 分割的 关系。 由 于这种 关系渗 透在人 們的思 
想 习慣中 ，于 是信徒 們对神 的覌念 以及人 神关系 的想法 ，就 染上了 
明显浪 費原則 的色彩 4 当然， 这种金 錢美烕 的洋溢 在比較 幼稚的 
敎派 中最为 显著， 但这一 現象在 一切敎 派中也 是到处 可見的 。一 
切民族 ，不論 处于嘟 一文化 阶段或 哪一文 化程度 ，对 于他們 所崇奉 
的神 的个性 和习慣 环境都 威到缺 乏可靠 情报， 都不 得不設 法在这 
方 面有所 弥补。 当他們 乞助于 想像， 以丰富 幷充实 他們对 神的仪 
表和 生活作 风的写 照时， 他們 就不期 然而然 地把他 們理想 中的高 
尙、 伟大人 物所具 有的那 些特征 ，归之 于神。 人們在 祈求与 神相交 
时 所采取 的方式 方法， 是尽可 能同化 于当时 人們心 .目 中对 神的理 
想的。 一般 認为， 按 照某种 公認的 方式， 幷且 在一般 人所理 解的同 
神的性 格格外 相投的 物質环 境之下 ，向 神通誠 ，是 最能邀 荣取宠 、从 
而获得 最好效 果的。 当然， 逢到与 神交通 的場合 ，在 仪态方 面和設 
备方商 的这种 一般公 認的理 想标准 ，大部 分是由 ，在 一切隆 重的社 
交中， 人 类的动 作和环 境怎样 才算是 眞正尽 善尽美 这个方 面的一 
般 理解所 构成。 但是， 分析礼 神的动 作和态 度时如 果認为 金錢荣 
畨 准則下 存在的 一切迹 象都直 接地、 单純地 起因于 金錢竞 賽的基 
本規范 ，那 是一种 誤解。 还有 一层， 如 果像一 般人所 想像的 那样， 
認为 神是非 常密切 地注意 到他的 金錢地 位的， Eg 为 他所以 要避开 
幷疾 視一切 肮脏的 环境， 只是由 于这些 环境不 符合金 錢标准 ，那也 
是一种 誤解。 

然而 ，尽管 从各方 面作了 考虑， 看来还 是难以 否認， 我 們对于 
神的 墀性的 見解， 玖及 我們对 于向神 通誠的 方式和 环境怎 样才算 
恰 当这些 方面的 見解， 的确是 直接或 間接受 到金錢 荣誉这 一准則 
的 实际影 响的。 我們覚 得凡是 属于神 性的， 必然是 一种格 外宁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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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有閑 的生活 习償。 一个 虔誠的 說敎者 ，不 論什么 时候， 为了宣 
传 敎义或 喚起信 敎热忱 ，在他 的屋子 里挂起 詩意的 图像时 ，在 覌众 
心头浮 起的， 必 然是籠 罩在非 常强烈 的財力 与权力 气氛之 中的一 
位主人 ，四 周围繞 着許多 随从。 在神像 的这类 通常写 照中， 这一群 
侍 从的任 务是执 行代理 有閑， 把他們 的时間 和精力 大部分 花費在 
非生产 性的对 神的德 性与功 績的頌 揚上； 充 滿于整 个写照 的是絢 
烂夺目 、十 分珍 貴的一 些金銀 財宝。 不过 ，金錢 准則的 侵入， 只有 
在宗敎 上的想 像比較 粗魯的 表現中 ，才 会达 到这祥 极端的 程度。 
从南方 黑人的 宗敎图 像中， 我們看 到了一 个极端 例子。 南 方黑人 
認为 ，只 有黃金 差堪作 为他們 的宗敎 画家的 背景， 不能再 降格以 
求； 由于 他們深 信金色 的璀璨 可爱， 这种 色彩竟 充滿整 个画幅 ，使 
人看 了眼花 繚乱， 使 比較爱 好朴素 的人簡 直难以 忍受。 这 固然是 
一个比 較突出 的情况 ，然 而金錢 可貴这 一覌念 之深入 人心， 它之支 
配人們 关于宗 敎上的 設备怎 样才算 恰当的 看法， 人 們談到 敎仪恰 
当 性的标 准时总 不免以 金錢可 貴这一 标准作 补充， 这大槪 是任何 
敎派 所不能 免的。 

与 此类似 ，一般 还存在 着这样 一种同 情的威 覚:作 为神的 仆人， 
不应 当从事 任何生 产工作 ，任何 对人类 有实用 的工作 ，都不 应当在 
神 灵之前 或圣所 的境域 以內 进行; 晋謁、 朝拜的 时候， 应当 把那种 
亵漬 神圣的 产业气 味从身 体上或 衣服上 淸除掉 ，穿上 考究一 些的、 
平时不 輕用的 盛服; 休假 日是专 門供頌 揚圣德 或与神 灵交通 用的， 
人 人在这 个日子 应当撇 开对人 类有用 的一切 俗务。 卽使是 关系比 
較疏 远的一 般信徒 ，也 应当每 隔七天 抽出一 天来执 行代理 有閑。 

在人們 关于宗 敎仪节 以及 对神的 关系究 霓怎样 才算是 恰如其 
份这类 自发覌 念的表 現中， 金 錢荣誉 准則的 有效存 在是再 明显也 
沒有的 —— 不 論这类 准則对 宗敎見 解的影 响是直 接的， 还 是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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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 

金錢 荣誉准 則对消 費品的 美威与 适用性 方面的 一般覌 念也有 
类 似影响 ，而且 影响更 加深远 ，更有 决定性 作用。 人 們对实 用品或 
美术 品的审 美現念 和实用 覌念， 大部 是受金 錢礼仪 的要求 的影响 
的。 有些物 品之所 a 很受 欢迎， 使人乐 于使用 ，是由 于它們 具有明 
显浪 費性; 这类物 品是浪 費的， 就其表 面的用 途說来 实在是 不适用 
的， 然而正 是由于 这一点 ，才使 人威到 它們具 有大致 与这种 不适用 
成比 例的适 用性。 

有美 术价値 的物品 ，其 效用同 它的代 价的高 低 有密切 关系。 
举一个 平凡的 例子就 可以說 明这种 关系。 一 只手工 制的銀 湯匙的 
商业 价値大 約是十 元到二 十元， 它 的适用 性——按 照这个 宇眼的 

原意 一 通常幷 不大于 一只同 样質料 的机制 湯匙， 甚至也 不大于 

、 

以 某种“ 賎”金 属如鋁 为原料 的机制 湯匙， 而 后者的 价格則 大約不 
过 一角到 二角。 手工制 銀匙， ，就其 表面用 途来說 ，还 往往不 及机制 
鋁匙 的切于 实用。 当然， 这里的 反駁意 見是极 現成的 :这样 来看問 
題 ，卽 使沒有 忽親前 者的主 要用途 ，也 至少忽 親了它 的主要 用途之 

- 手艺 品能迎 合我們 的爱好 ，滿足 我們的 美威， 而以賎 金属为 

材 料的机 制品， 則 除了毫 无情趣 地供实 用以外 是別无 可取的 。这 
些 当然都 是事实 ，但 仔細想 一想就 会明白 ，这 种反駁 意見与 其說是 
确 凿无疑 ，不 如說是 似是而 非的。 情形 看来是 这样的 ： （ 1 ) 尽管制 
成 两种湯 匙的两 种不同 材料， 在其使 用目的 上各有 其美威 与适用 
性, 而手艺 品所用 的材料 ，价値 髙于賎 金属約 百倍以 上， 但 以实質 
与 色彩的 眞正美 威而言 ，前 者幷不 見得大 大地超 过后者 ，以 机械的 
适用性 而言， 前者更 沒有显 著地优 于后者 ； （  2  ) 假定 某种被 認为手 
工制品 的湯匙 ，实际 上是出 于仿造 ，不 过仿造 得非常 精巧， 在外貌 
上同眞 的手艺 品一模 一样， 只有 經精于 此道者 細察才 能識破 ，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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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作伪 情况一 旦发覚 ，則这 件物品 的效用 ，包 括使 用者把 它当作 
一 件美术 品时所 感到的 滿足， 将 立卽下 降大槪 80—90%， 或者还 
不止； （3) 假使 这两种 湯匙， 卽使对 于一个 相当細 心的覌 察者来 
說 ，在 外表上 彼此也 显得非 常相类 ，除 了分量 輕重显 然不同 外簡直 
沒有 什么別 的破綻 ，而只 要机制 的那个 湯匙本 身不是 件新奇 物品， 
只要 它可以 用极低 的代价 購得， 它 就不能 由于形 式上、 色 泽上相 
同 这一点 而抬高 价値， 也 不能由 此显著 提高使 用者的 “美咸 ”的滿 
足 程度。 

上述关 于湯匙 的情况 是一个 典型例 子。 我們从 使用和 欣賞一 
件高 价的而 且認为 是优美 的产品 中得来 的高度 滿足， 在一 般情况 
下， 大部分 是出于 美威名 义的暇 托之下 的那种 高价威 的滿足 。我 
們 对于优 美的物 品比較 重視， 但所重 視的往 往是它 所具有 的較犬 
荣誉性 ，而不 是它所 具有的 美烕。 在我們 的爱好 准則中 ，明 显浪費 
要求一 般幷不 是有意 識地存 在的。 虽然是 这样， 它 仍然作 为一个 
有拘 束力的 規范存 在着; 它有选 择地形 成我們 的审美 覌念, 吿訴我 
們怎样 才算是 美的; 它支 配着我 們的辨 別力， 吿訴 我們， 哪 些才可 
以正 正当当 地承? S 它們 是美的 ，哪些 是不可 以的。 

就 在这一 点上， 美威 和荣誉 感两者 相交, 混而为 一； 因 此就某 
一个具 体例子 来說， 要区 別适用 和浪費 两个 因素是 极其因 难的。 
往往会 有这样 的情况 •.某 一 件物品 ，原 来是用 来适应 明显浪 費的荣 
誉性 目的的 ，但 同时又 是件美 术品； 施 工的目 的原来 是在于 前者， 
前 者的效 用也是 由此而 来的， 結果却 在物品 的形式 和色彩 方面賦 
予 了美感 ，这 是常有 的事。 使 問題更 加复杂 的是， 有許 多物品 ，例 
如供 装飾用 的宝石 、金属 以及某 些別的 材料， 它們之 所以能 成为明 
显浪 費品， 所以 能具有 这样的 效用， 是由 于它們 原来是 美米品 ，原 
来 具有美 术品的 效用。 例如 黃金， 原来 是具有 高度美 威的。 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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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一 卽 使不是 大多数 一 非常宝 貴的艺 术品， 虽 然往往 不能十 
全十美 ，但 在美术 上是有 眞正价 値的。 某些 衣飾用 的材料 * 某些风 
景画， 以及 許多別 的 事物， 情 形也是 这样， 不过 在显著 程度上 差些。 
这 类物品 之所以 可貴 ，在于 它們具 有美术 上的眞 正价値 ，否 則人們 
就不 会这样 重視， 求之不 得的人 就不会 这样其 欲逐逐 ，巳經 据为己 
有 的人就 不会这 样洋洋 得意， 夸 为独得 之秘。 然而 这类事 物对占 
有者 的效用 ，一般 主要还 不是在 于它們 所具有 的眞正 美威, 而是在 
于占 有或消 費这类 事物可 以增加 荣誉， 可以砝 除寒酸 、鄙 陋的汚 
名。 

这 类物品 除了別 的方面 的适用 性之外 ，其 本身是 美的, 是具有 

在 这一点 上的效 用的； 由于这 个原因 ，如 果能 够把它 們据为 私有或 

由一 己独占 ，对占 有者說 来焉有 价値的 ，因此 它們就 成为珍 貴的所 

有物 而受到 重視， 它們 还可以 在占有 者独有 的享受 中滿足 其金錢 

上的优 越威， 在他 們欣賞 时滿足 _ 美威。 但是 这些物 品之所 以能 

引 起独占 欲望， 或者 是所以 能获得 其商业 价値， 其所具 有的“ 美威” 

—— 就这 个字眼 的本意 而言- — 与其說 是基本 动机， 不如 說是一 

个誘发 动机。 “一 切珠玉 宝石在 官能上 的美威 是大的 ，这些 物品旣 

稀罕 ，又 値价， 因而显 得更加 名貴， 假使价 格低賤 的話， 是决 不会这 

样的。 ”的确 ，这 类美丽 的物品 ，除 了作为 明显浪 費的对 象具有 其荣、 

誉性 之外， 在一般 情况下 是不大 会引起 占有欲 幷加以 使用的 。大 

多数这 类物品 —— 其中有 一部分 个人装 飾用品 不在此 例" 一 除可 

用以 增加荣 誉外， 也可以 适应其 他用途 ，不管 占有者 的想法 是不是 

这样 I 而且 ，卽使 就个人 装飾品 来說， 其主要 用途固 然是在 于使佩 

* 

带 者或占 有者与 无法获 得这类 装飾品 的人們 比較时 可以 增加光 
彩 ，上 述的一 点也仍 然是有 效的。 一种 美术品 在艺术 上的适 用性， 
是 不会由 于“占 有”这 个事实 而大大 提高或 普遍提 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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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 前止， 由我們 的討論 得出的 一个通 則是， 任何 貴重品 ，要 
引起 我們的 美感， 就必須 能同时 适应美 威和髙 价两种 要求。 但情 
形还 不止是 这样。 除此 以外， 高价这 一准則 还这样 地影响 着我們 
的 爱好， 使我們 在对美 术品的 欣賞中 把髙价 和美威 这两个 特征完 
'全融 合为一 ，然后 把由此 形成的 效果, 包摄在 单純欣 賞美术 这个名 
义 之下。 于是高 价特征 逐漸被 認为是 髙价品 的美威 特征。 某一物 
品旣然 具有光 荣的髙 价特征 ，就 令人覚 得可爱 ，而 由此而 来的快 
威， 却同它 在形式 和色彩 方面的 美丽所 提供的 快烕合 而为一 ，不再 
能加 以区別 ； 因此， 当我 們說某 一物品 一 例 如一种 服装上 的飾品 
—— “十 分可爱 ”时， 如果把 这一物 品的美 术价値 分析到 最后， 就会 
发覚 ，我們 的意思 是說， 这件物 品是有 金錢上 的荣誉 性的。 

这种 高价因 素与美 术因素 的互相 混合， 大槪在 衣着与 家具这 
类物品 中表現 得最为 明显。 談到 服装， 在式择 、顏色 、材料 以及一 
般效果 方面， 怎样才 算是合 于时尙 ，决定 这一点 的是荣 誉准則 ，违 
反 了这个 准則就 触犯了 我們的 爱好， 幷 与审美 的眞理 相背离 。我 
們对 于时新 装束的 贊美， 决 不能看 作是純 粹出于 虛伪。 对 于正在 
风行 的那些 事物， 我們总 是一見 就覚祷 合意， 而旦在 多数情 况下， 
这种 态度是 完全眞 誠的。 試 以衣料 为例， 如 果时尙 的是細 致光洁 
而顏 色素靜 的料子 ，那么 那种粗 綫条的 、色泽 浓艳的 料子， 这时就 
不会合 我們的 口胃。 同样漂 亮的一 頂女帽 ，属 于本年 型的， 对于我 
們威 性的投 合力量 ，毫无 疑問， 比属于 去年型 的要大 得多； 如果經 
过 了二三 十年， 再回过 头来評 一評这 两种女 帽所具 有的眞 正美威 
究竟孰 髙孰下 ，我 敢說是 非常困 难的。 还有， 紳士們 的大礼 帽和漆 
皮靴都 是精光 爍亮的 ，而磨 旧了的 袖子， 我們可 以說 也同样 有一种 
光泽 ，单就 其与人 体外形 的配合 来說， 前者未 必比后 者具有 更髙的 
眞正 美感; 然而无 可怀疑 ，一 切西 方文明 社会里 有敎养 的人， 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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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地 、絕 无虛 飾地断 然認为 前者是 美 的現象 ，后 者則是 不堪入 
目、 大煞风 景的， 避 之惟恐 不及。 如果 在审美 覌念以 外別无 其他迫 
切 理由， 則 是否有 人会願 意戴上 像文明 社会中 的高礼 帽郝种 东西， 
实 在是一 个极端 可疑的 問題。 

由于重 m 物品 的高价 特征这 一习慣 有了进 一步的 巩固， 由于 
人 們已經 慣于把 美威与 荣誉两 者視同 一体， 大家逐 漸形成 了这样 
的覌 念:凡 1 代价 不高的 美术品 ，不 能算作 美的。 这 就发生 了这样 
的情况 ，例如 ，有些 美丽的 花卉， 习慣地 被看成 是惹厌 的莠草 ，有些 
栽培起 来比較 容易的 花卉， 由 买不起 花卉中 的珍品 的下层 中产阶 
級把玩 、欣 賞； 有些 人則認 为这类 品种俗 不可耐 、不盾 一顧， 这些人 
境况 比較好 ，买得 起珍貴 的品种 ，他們 对于花 匠手里 的产品 的金錢 
上的美 威是有 高度訓 練的; 此外还 有一些 花草， 以眞 正的美 烕来說 
幷不 見得高 于上述 各种， 但培植 的时候 花的代 价很大 ，这就 获得了 
某些爱 花成癖 的人的 激賞， 这 些人的 爱好是 在高雅 环境的 严格指 
导下 成熟起 来的。 

社会阶 級不同 ，爱好 也不同 ，这种 情况， 在 許多別 的事物 —— 
如家具 、住宅 、公园 、私 人花园 —— 的消費 中，也 同样可 以看到 。这 
种对于 哪一类 物品算 是美的 見解的 分歧， 幷 不是由 于单純 的美感 
所据 以形 成的規 范有所 不同。 这幷不 是因为 审美方 面的禀 賦彼此 
有什 么生来 的差別 ，而实 在是因 为在荣 誉准則 上存在 着差别 ，这个 
准則 指定， 哪些 事物确 实属于 某一消 費者所 属的那 个阶鈒 的荣誉 
消費的 范围。 这 是礼仪 传統上 的差別 ，这类 传統告 訴我們 ，哪 些嗜 
好品和 美术品 是可以 消費而 不致損 及消費 者的身 份的。 除 了由于 
別的方 面的原 因而略 有变逋 以外， 这 类传統 是相当 严格地 由阶級 
的經 济生活 水准决 定的。 

日常生 活中有 許多奇 妙的例 子足以 說明， 在一 些日常 用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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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金 錢荣誉 准則在 各阶級 之間是 怎样地 不同， 习慣 的审美 現念， 
在表現 上跋沒 有受过 金錢荣 誉准則 熏陶的 那种 覌念是 怎 样地不 
同。 例如， 西方 各民族 对于浅 草平鋪 的庭院 或有这 类設备 的公园 
是衷心 爱好的 。 有些 社会內 的組成 分子以 长 顱金发 型种族 占显著 
优势， 上 述一类 庭院或 公园就 格外投 合这些 社会里 的富有 阶級的 
口胃。 单就 其作为 一个統 覚的对 象来說 ，草地 当然具 有美感 因素， 
因此无 可置疑 ，它 对一 切民族 ，一切 阶級， 儿乎 都具有 k 接吸 动人 
的 力量; 但在 长顱金 发型的 人們的 眼中， 与多数 別种的 人不同 ，它 
似乎显 得格外 悅目。 这一神 型的人 ，对于 靑靑照 眼的一 片平蕪 ，比 
其 他种型 的人有 进一步 深切的 爱好， 这一点 跟这一 种型在 气質上 
的其 他特征 是分不 开的， 这 些特征 說明， 他們 在过去 一个长 时期中 
曾 經是一 个畜牧 民族， 居留 在卑湿 地带。 如 果一种 民族的 遺传性 
格是看 到一处 保护得 很好的 草原或 牧場就 会眉飞 色舞， 那 么它咸 
到修 剪得平 平整整 的一片 草地格 外动人 ，这正 是意中 之事。 

由 此可見 ，从审 美的目 的說来 ，草地 应当是 一个牧 牛場。 在今 
天的 某些情 况下， 尽管要 求在环 境的安 排上不 惜費用 ，不容 搀入任 
何 寒酸气 ，但 在草地 上或私 人場地 上看到 一头牛 ，还 是长顱 金发种 
人 所憧憬 的田野 风光。 結果是 ，在 这样 的場合 以牛作 为点綴 品时， 
所用的 牛一般 总是属 于高貴 品种。 不 过以牛 作为景 色中的 点綴， 
总 不能免 于傖俗 和小家 子气， 这是这 一生物 在装飾 用途上 始終存 
在的 缺陷。 因此在 任何情 况下， 除非 經四周 富丽环 境的衬 托足以 
抵消 这种俗 陋气氛 ，否 則以牛 作为一 个宠物 ，是 必須避 免的。 有时 
候人 們威到 为了充 实牧場 的布置 ，必須 有一些 吃草的 动物， 假使这 
个 想法过 于强烈 、难以 抑制， 他們就 往往用 一些不 十分适 当 的別的 
生物 如鹿、 羚羊或 其他同 样格格 不入的 兽类来 代替牛 的位置 。这 
类代 用品： 虽然在 西方人 士的畜 牧眼光 中沒有 牛那样 动人， 但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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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 場合还 是差强 人意的 ，因 为它們 的代价 旣髙， 本身又 一无所 
用 ，从而 具有荣 誉性。 不論 从事实 或理論 上来說 ，它 們都不 能做粗 
笨生活 ，都是 不能生 利的。 

公园 当然与 草地属 于同一 范畴; 同草 地一样 ，它 們充其 量不过 

_ 

是牧 場的仿 造品。 当然， 这样的 公园最 好是用 作牧場 ，草地 上的牛 
群 本身就 足以大 大增进 景色的 美丽， 对于見 到过保 养得很 好的牧 
場的人 ，这 一点是 不用細 說的。 但 値得注 意的是 ，作 为一般 爱好中 
金 錢因素 的一种 表現， 对 公共場 地作这 样的布 置却 是很少 見的。 
熟練 的工人 ，在有 經驗的 管理者 的监督 之下， 所能尽 力做到 的是， 
使这类 場地相 当近似 于一个 牧場， 但 其結果 必然在 牧养的 艺术效 
果 方面具 有一些 缺陷。 但在 普通人 看来， 如 果讓一 群牛公 然在公 
共 娛乐場 地出現 ，使 俭朴与 生产的 气象表 現得那 样淋漓 尽致， 那簡 
直 是恶劣 得难以 忍受的 。使用 这种布 置方式 ，代 价比 較低廉 ，因此 
也违 反了礼 仪上的 要求。 

关于公 共場地 的布置 ，还 有一 个特征 ，也 含有与 上述同 类的意 
义。 这个 特征是 ，一 方面要 劑意表 現奢华 ，另 一方面 又要装 得簡单 
朴素 ，好像 还含有 些实用 意味。 某些私 人园地 ，如果 其管理 人或所 
有人的 爱好是 在中产 阶級的 生活习 憤下形 成的， 或 者是在 上等阶 
級 的上一 代的传 統下疮 成的， 就 会具有 这样的 外貌。 有些 园地的 
布僵是 与有敎 养的現 代上流 社会的 爱好相 适应的 ，在 这些情 况下， 
上述 特征表 現得沒 有那样 明显。 有 敎养的 人們的 爱好， 在 上一代 
与这 一代之 所以有 所不同 ，是由 于經济 情况的 变化。 这样的 差別， 
不但可 以在娛 乐場地 的公認 标准方 面看到 ，• 也可以 在其他 方面看 
到。 在这 个国家 ，也同 多数別 的国家 一样， 在 最近半 个世紀 以前， 
能 够拥有 那样多 的財富 因此可 以不再 顧到节 俭的那 种人， 在居民 
中 还是极 少数。 当时 由于交 通工具 不完备 ，这些 人分散 在各地 ，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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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 間沒有 实际的 接触。 因此， 关于“ 不必顧 到代价 是否髙 昂”的 
那种 爱好的 态度， 还沒 有获得 发展的 基础。 有敎养 的人們 对于世 
俗的 講求俭 約是一 味憎恶 ，沒 有別的 想法。 这 个时候 ，按照 单純的 
审 美覌念 ，对代 价低的 或朴素 的环境 偶尔表 示贊美 ，这 样的 态度是 
缺 乏“社 会認可 ”的， 而 社会認 可是要 有了为 数很多 的意趣 相同的 
人 才能实 現的。 因此， 这时的 上流社 会还沒 有确切 地認为 园地管 
理 方面可 能有的 非浪費 現象可 以輕輕 放过。 結 果是， 关于 园地布 
置在 外貌上 的理想 标准， 有閑 阶級与 下层中 产阶級 之間在 見解上 
幷 沒有什 么显著 分歧。 两 个阶級 都惟恐 出現金 錢上的 坏名声 ，它 
們同样 是在这 一点上 建立其 理想标 准的。 

今天这 两个阶 級在上 述理想 标准上 的分歧 巳經漸 漸明显 。作 
为 有閑阶 級的那 个部分 ，脫 离生产 工作, 在金錢 上无所 顧虑， 这样 
的 情况巳 經持續 了一代 或一代 以上 ，因此 在爱好 問題上 ，这 个阶級 
現 在已經 壮大到 足够构 成一种 輿論， 幷使 之維持 不墜。 同 时其成 
員的 流动性 也有了 提髙， 因此在 其阶級 以內实 現“社 会認可 ”比前 
方便。 就这个 得天独 厚的阶 級內部 說来， “无 須再顧 到节約 ”已成 
为 极其平 凡的一 件事， 其作为 金錢礼 仪的基 础的效 用巳經 大部分 
丧失。 因 此現代 上流社 会的爱 好准則 所着重 的幷不 是在于 不停地 
炫耀 豪富或 严格避 免省俭 朴素的 外覌。 結果 在社会 地位和 智力水 
平較髙 的这类 人士中 ，在 公有和 私有园 地的布 置方面 ，就出 現了偏 
重乡野 和天然 风味的 傾向。 这 种偏好 大部分 是一种 作业本 能的显 
露， 由此形 成的結 果在坚 定程度 上髙低 不一。 这 种偏好 ，很 少是在 
全无做 作的情 况下出 現的， 有 时候会 轉化成 某种伪 装下的 朴素形 
态 ，趿 上面所 說的情 况幷沒 有多大 区別。 

中 产阶級 也存在 着这类 爱好， 他 們在园 地布置 方面喜 欢大体 

上可供 实用、 使人会 立卽想 到某些 直接的 、非 浪費的 用途的 一类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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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但 是当然 ，所 有这类 設計， 必須完 全处于 荣誉性 的不求 实利这 
一原 則的指 导之下 ，这 一点是 牢不可 破的。 于是 由这一 点出发 ，使 
用了种 种手段 和方法 ，来 伪装 一些有 实用事 物的适 用性; 例 如朴素 
的短篱 、挢梁 、凉亭 、帐棚 以及类 似的点 綴品， 都是在 这样的 方針下 
設 計的。 又如 ，有 些外貌 質朴的 短篱和 格子墙 用鑄鉄 作材料 ，在平 
坦的 地面上 鋪上一 条迂回 曲折的 車道， 这跟 着重实 用上的 美威的 
原 来用意 看来是 极端相 反的， 这些都 是在事 物的实 用性上 矫揉造 
作的一 些具体 例子。 

至于 上层有 閑阶級 ，他們 在爱好 上这时 已經有 了进一 步的发 
展， 不再局 限于这 类金錢 美感下 的伪适 用性的 变形了 ，至少 在某些 
方面是 这样。 但 是后起 的有閑 阶級和 中下层 阶級的 爱好， 所要求 
的仍 然是以 金錢的 美来补 充艺术 的美， 甚至 对由于 天然具 有的美 
質而 受到贊 賞的那 类事物 ，也有 这样的 要求。  ’ 

大家 对于花 草的加 工修剪 以及公 园中从 俗的花 坛布置 都极为 
欣賞; 上 述的一 般爱好 ，从这 些方面 的表現 就可以 看出。 最 近的哥 
论 布博覽 会①故 址改建 工程， 充分显 示了中 产阶級 重視金 錢的美 
有过于 艺术的 美的这 一爱好 傾向， 就 这一点 来說， 这 件事也 許是一 
个极其 恰当的 例証。 这个例 証足以 說明， 卽 使在一 切奢华 的浮面 
表 現都已 尽力避 免的情 况下， 荣誉性 浪費的 要求仍 然有力 地存在 
着。 假使主 持这一 改建工 作的入 不受金 錢爱好 准則的 亥配， 則这 
—工作 实际达 成的艺 术效果 ，也 許同我 們所看 到的 将大相 径庭。 
在工作 进行时 ，卽使 城市居 民中的 上层阶 級也从 旁贊叹 不置; 由此 
說明 ，就 这一事 例而言 ，这个 城市的 上中下 各阶級 之間， 在 爱好上 
卽 使有些 差別也 是很細 微的。 在这个 金錢文 化发展 上具有 代表性 

①哥 论布博 鷲会于 1抑3 年 5 月至 11 月 举行于 芝加哥 ，以耙 念哥论 布发現 美洲大 
陆冏百 周年。 〜一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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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城市的 居民的 审美覌 念中， 明显浪 費这个 伟大的 文化原 則是被 
小心翼 翼地保 持下来 ，惟恐 稍有背 离的。 

对 自然的 爱好， 其 本身也 許就是 从上层 阶級的 爱好准 則得来 
的; 这 种爱好 ，在 金錢的 美感准 則的指 导下， 有时候 会有意 料不到 
的 表現， 这在一 个粗心 大意的 旁覌者 看来也 許会覚 得有些 离奇。 
例如 ，这个 国家曾 提倡在 缺少树 木的地 区广泛 植树, 这原是 公認为 
很好 的一个 措施， 但在树 木繁盛 的地区 ，这一 措施巳 經演变 成为荣 
誉 消費中 的一个 項目； 我 們常常 会看到 ，在树 木茂盛 地区， 一个村 
庄或一 个农戶 ，会 把当地 原有的 树木通 通砍掉 ，随卽 在道旁 或院子 
里重新 种上某 些外来 品种的 树苗。 还有 这样的 情况， 整片 的橡、 
楡 、栂 、樺、 白胡桃 、山毛 櫸等树 木被淸 除掉， 为的是 禳出地 位来換 
上枫 、槭 、柳 、白 楊等等 树苗。 人 們認为 ，凡是 适应装 飾与荣 誉目的 
的事物 都应当 具有一 种髙貴 气象， 而讓一 片原来 存在的 、不 費什么 
代价 的树木 嬴立在 那里， 是不符 合这方 面的要 求的。 

金 錢荣誉 对爱好 的普遍 存在的 影响， 在 时下流 行的关 于动物 
的美 的标准 中也同 样可以 看到。 牛在 一般审 美的等 級中应 当居于 
什 么地位 ，这 个爱好 准則在 这里起 了什么 作用， 上面已 經談过 。还 
有別 的一些 家畜， 只要在 生产目 的上对 社会是 显然有 用的， 例如 
猪 、綿羊 、山羊 、馱馬 、各 种牲 畜/家 禽等等 ，情况 也大致 相类。 这些 
动物属 于生产 品性質 ，各有 它們的 用途， 幷且大 都是能 生利的 ，因 
此一 般不能 說是具 有什么 美威。 至于 通常不 适用于 生产目 的的那 
些馴 化动物 ，如猫 、狗 、駿馬 、鴿、 鸚鵡及 其他籠 鳥等等 ，情况 就不同 
了。 这些动 物一般 是属于 明显消 費項目 下的， 因此 它們在 本質上 
具有荣 誉性， 可以 恰当地 認为是 美的。 上等 阶級对 这类动 物是一 
向宠 爱的； 那些在 財力上 較差的 阶級， 对于这 里所說 的两类 动物， 
却覚得 在美烕 上幷沒 有什么 高低， 覚 得在它 們的美 与丑之 間无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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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出一 条严格 的金錢 界綫; 对处 于最上 层有閑 阶級中 的少数 說来， 
由 于那个 屛絕俭 約的严 格准則 已經漸 漸失去 效力， 因此他 們在这 
一点上 的态度 跟上述 后一类 阶級的 倒有些 相类。 

談 到具有 荣誉性 而且据 說是很 美的那 些馴化 动物， 还 有一些 
在另 一依据 下的优 点应当 提到。 鳥在 馴化动 物中是 属于荣 誉性一 
类的 ，它之 所以能 够在这 一类占 一席地 ，完全 是由于 它的非 生产性 
質。 除 鳥以外 ，馴 化动物 中格外 値得注 k 的是猫 、狗 和供馳 騁用的 
駿馬。 猫的荣 誉性比 上述其 佘两者 要差些 ，因 为它的 浪費性 差些， 
有时甚 至还有 些实际 用途。 而且 以猫 的特性 来說， 同荣誉 性目的 
也不相 适应。 它是在 平等的 关系上 与人相 处的， 对 于一向 被看作 
价値 、柴誉 和声望 上的一 切差別 的基础 的身份 关系， 它全然 无所关 
涉， 对于它 的主人 与其周 围的人 們之間 的歧視 性对比 ，它也 不能积 
极 地有所 貢献。 不过 就上述 最后一 点而言 ，像安 哥拉猫 (Angora 
cat) 那种 稀罕的 产物， 可 算是个 例外， 由 于代价 高昂， 是略 有些荣 
誉上的 价値的 ，因 此就 在金錢 的基础 上博得 了可以 称美的 权利。 

狗这样 东西一 无实用 ，而且 在性格 上別有 禀陚， 因此是 有它的 
优 点的。 它往往 被特別 看成是 人类的 朋友， 它的智 慧和忠 誠常常 
受到 贊揚; 这 就是說 ，它 是人們 的忠仆 ，其 服从性 是无可 怀疑的 ，而 
且善 于体会 主人的 心情。 这些 特点使 它与人 类的身 份关系 极相配 
合 ，就这 里所討 論的意 义来說 ，都应 当算作 有用的 特点； 此 外还有 
一 些別的 特点， 則 在审美 价値上 沒有上 面那样 明确。 它本 身在馴 
化动物 中要算 是最喔 龊的， 习 性是最 淘气的 ; 但足以 弥补这 些缺点 
的 是它对 主人的 忠順和 諂媚， 是它随 时准备 伤害一 切別的 人或进 
行 搗乱。 这样它 就使我 們的支 配欲有 了发揮 佘地， 从而博 得我們 
的欢 心。 它也 是消費 中的一 个項目 ，一 般是 不适用 于生产 上的； 这 
一点 使得它 的主人 把它看 成一种 能增进 荣誉的 东西， 幷使 自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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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的 屋檐下 占到一 个巩固 地位。 在我 們的意 念中， 狗总 是和打 
猎活动 联系在 一起的 ，而打 猎却是 件侵占 性工作 ，是 光荣的 掠夺性 
冲动的 表現。 

狗 旣巳居 于这样 的有利 地位， 于 是不管 在它的 形态上 和动作 
上可能 具有什 么样的 美烕， 也 不管它 可能具 有什么 样的値 得称許 
的智 力特征 ，人們 总是习 慣地一 槪加以 肯定， 幷加以 夸大。 甚至被 
狗 迷們培 育成的 那些奇 形怪状 的变种 ，也 有許多 人会眞 心贊賞 ，認 
为它們 实在是 美的。 这些变 种的狗 —— 其他 变种动 物的情 形也是 
这样 —— 的等級 （从 它們 的审美 价値来 看）， 大体上 是按其 符合某 
种畸形 的要求 下的怪 异程度 和变幻 程度来 定的。 就 这里硏 究的意 
义来說 ，这种 以外形 結构的 怪异和 变幻为 依据的 有等差 的效用 ，其 
根源 实在是 出于这 类品种 的比較 稀少， 因此 也就是 其代价 的比較 
高昂。 一些畸 形的狗 ，像 現在供 男用和 女用的 一些流 行品种 ，其商 
业价値 是以其 高昂的 生产成 本为依 据的， 对其主 人而言 ，則 其价値 
主要在 于它們 可以被 用作明 显消費 中的一 个項目 。荣 誉的 浪費可 
以通 过一只 奇形怪 状的狗 而获得 反映， 因此 这只狗 間接地 有其社 
会 价値; 于是 在說法 上和槪 念上略 作轉換 ，它就 变成了 宠物， 就被 
說 成是美 的了。 由 于对这 类动物 不管怎 样地加 以殷勤 爱护， 也不 
会寓 有利得 或实用 的意义 ，因 此蒙养 它們就 具有了 荣誉性 I 由于这 
样 的习憤 是有荣 誉性的 ，是不 会受到 輕視的 ，于 是它 逐漸发 展成为 
一种頑 强的日 常嗜好 (这 种嗜 好还富 有仁慈 意味) 。由 此可見 ，在对 
于 玩賞动 物的鍾 爱中， 浪費准 則作为 一个規 范是相 当淡远 地存在 
着的 ，而 指导和 形成对 事物的 烕情和 选择的 ，就 是这个 規范。 下面 
我們还 会看到 ，关于 人对人 的鐘爱 ，情况 也有些 相类， 虽然 在这一 
情况下 ，上 述規范 发揮作 用的方 式有些 不同。 

談到以 馳騁 見长的 駿馬， 其情况 与上述 的狗的 情况很 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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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 說来， 这种馬 是代价 很高的 或浪費 性的， 在 生产目 的上 是无效 
用的。 如果 說它可 能具有 什么生 产上的 用途， 从而 增进社 会的福 
利 或改进 人类的 生活， 那末它 作出貢 献的方 式就在 于力量 的显示 
和 行动的 敏捷， 可以滿 足人們 的审美 覌念。 这当然 是一种 实質上 
的有 用性。 馬与狗 不同， 它幷 不具有 与狗同 等程度 的屈从 主人的 
精神 特質; 但是它 能够有 效地饜 足主人 的激动 威情， 能够轉 变周围 
的“ 有生” 力量， 供它自 己利用 和支配 ，幷 通过 这些力 量表現 它自己 
的坚强 个性。 一 匹駿馬 至少有 可能成 为程度 髙低不 等的一 匹竞賽 
馬， 这就对 它的主 人格外 有用。 駿馬 的功用 主要在 于作为 一种竞 
赛工 具时的 效用; 对于馬 的主人 来說, 如果他 自己的 馬能够 在竞赛 
中出人 头地， 他的进 攻和胜 利的欲 a 就获 得了 滿足。 馬在 这方面 
的用 途幷不 是生利 性的， 总的說 来是浪 費性的 ，而且 这种浪 費相当 
貫彻， 又十分 明显* 这就 使这样 的用途 有了荣 誉性， 使駿馬 占有了 
强固 的睱定 的荣誉 地位。 还 有一点 ，专 供竞赛 用的馬 ，作为 一种賭 
博工具 ，就 其用 途而言 也同样 不是生 产性而 是荣誉 性的。 

从审 美的角 輿来看 ，駿 馬是交 了运的 ，因 为在金 錢荣誉 准則之 
下， 人 們对它 所可能 具有的 任何美 威或适 用性， 可以 尽量 加以贊 
賞 ，幷認 为这是 合情合 理的。 它的种 种长处 是获得 明显浪 費原則 
的支 持的, 是有支 配与竞 賽的掠 夺傾向 为其后 盾的。 况且， 馬是一 
种 俊美的 动物。 不过 有些入 是竞賽 馬的狂 热者， 有 些人的 审美覌 
念在 馬迷們 作出的 判定的 精神压 迫之下 ，巳 經暫时 处于麻 痹状态 I 
不属于 这两类 、在 爱好上 沒有受 到这方 面的影 响的那 些人， 对竞赛 
馬却 看不出 有什么 特別的 美点。 对于在 爱好上 沒_ 受过上 述鍛炼 
的一个 平常的 人說来 ，最俊 美的倒 似乎是 ，同 飼育者 选择淘 汰过的 
竞赛 馬比起 来体質 变化較 少的那 种形式 的馬。 然而， 一位 作家或 
演說家 持別是 那些才 力极其 平庸的 —— 为了辞 令上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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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对动物 的美德 和适用 有所渲 染时， 往往喜 欢以馬 为例， 而 且还往 
往特 意說明 ，就所 举的例 証而言 ，他 所指 的是竞 赛馬。 

还应当 注意， 談到对 各种各 样的馬 和狗在 不同程 度上的 爱好, 
卽 使是一 个在这 类爱好 上沒有 什么特 別硏究 的寻常 的人， 也可以 
从 他的爱 好中看 出有閑 阶級的 荣誉准 則在另 一条比 較直接 的路綫 
下 发生的 影响。 例如 在这个 国家， 有 閑阶級 的好尙 在一定 程度上 
是以 英国 有閑阶 級中流 行的、 或認为 在那里 流行的 一些风 俗习慣 
为准 繩的。 这一 情况在 对馬的 方面比 对狗的 方面更 为显著 ^ 就馬 
来說 ，尤其 是供乘 用的馬 —— 所适应 的目的 ，充 其量 只是在 于浪費 

性 的夸耀 - 般总以 为英国 的气昧 越浓厚 越美。 就荣誉 性的习 

尙这一 点来說 ，英 国的有 閑阶級 是这个 国家的 上层有 閑阶級 ，因此 
它是它 以下的 各級的 榜样。 这 种在审 美統覚 的方式 方面以 及爱好 
見 解的形 成方面 的模仿 ，不 一定是 出于一 种伪装 的偏爱 ，至 少不是 
出于 一种伪 善的或 勉强的 偏爱。 在这 个基础 上形成 的偏爱 是一种 
严肃 、認眞 的判定 ，其情 形正同 在別的 基础上 形成的 一样； 所不同 
的 在于这 种爱好 是在荣 誉上合 式的而 不是在 美威上 眞实的 爱好。 

应当指 出， 模仿还 不只是 在于对 馬的本 身的美 烕这一 点上。 
所要 模仿的 还有装 飾用的 馬具和 騎乘的 技术; 怎 样才算 是正确 、美 
覌的騎 乘姿势 和步法 ，也是 由英国 的习尙 来决定 的3 要晓得 ，在金 
錢的 美烕准 則之下 ，决定 何者为 合式、 何者为 不合式 的环境 有时是 
在 极其偶 然的情 况下构 成的。 为了 說明这 一点， 这里不 妨指出 ，这 
种英国 式的、 拙 劣的騎 乘姿势 和必然 会形成 这种奎 势的特 別窘促 
的步法 ，是 旧时代 的遺风 ，那 个时候 英国的 道路还 很糟， 到 处是水 
潭和 泥淖， 馬在 比較从 容的步 法下簡 直无法 越过。 馬跑路 的时候 
本 来是可 以采取 比較像 样的步 法的， 馬的习 性本来 是宜于 在坚实 
开 闊的地 面上自 由馳 逐的; 但是由 于在上 一世紀 的大部 分期間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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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讓 一匹馬 在这样 的情况 下通过 英国的 道路， 今 天在騎 术上坚 
持 正派作 风的人 騎一匹 截短尾 巴的矮 脚馬， 就不得 不在极 其不自 
如的 姿势下 ，学 着那种 窘促的 步法。 

爱 好准則 被染上 了金錢 荣誉准 則的色 彩的， 还 不只是 在消費 
品 —— 包括馴 化动物 一 方面。 在人 体美方 面也有 一些相 类的情 
况。 出于 世俗的 传統， 对于 成年男 子的那 种威严 (有 閑） 的 姿态和 
梧的 仪表， 一般是 有所偏 爱的； 为了 避免任 何可能 引起的 爭論， 
这里不 准备着 重在这 方面的 探討。 这 些特征 已經在 某种程 度上被 
認 为是人 体美的 因素。 但 是除此 以外， 还有 某些女 性美的 因素也 
属于这 一題材 ，其 特征十 分具体 、突出 ，因 而値 得在这 里仔細 評述。 
这差不 多是一 个通則 ，当社 会还处 于那样 的一个 經济发 展阶段 ，上 
层阶 級对妇 女所重 視的还 只是她 們所提 供的劳 务时， 作为 女性美 
的 典型的 总是那 种四肢 壮大的 健妇。 品 評的根 据主要 是体格 ，面 
部形态 只是居 于次要 地位。 荷馬 的詩里 所描写 的少女 ，.就 是早期 
掠夺文 化下的 这种女 性美典 型的一 个显著 例証。 

在随后 的发展 过程中 ，当属 于上层 阶級的 主妇的 职务， 在憤常 
方式下 ，逐漸 轉变成 只是执 行代理 有閑时 ，女 性美的 典型斡 发生了 
变化。 这 个时候 的女性 美典型 所含有 的一些 特征， 經假定 是应当 
出于一 貫严格 执行有 閑生活 的結果 ，或者 是与这 种生活 相調和 、相 
一 致的。 在 那种环 境下所 公認的 女性美 典型， 可以 从騎士 道时代 
的 詩人和 作家对 美女的 描繪中 找到。 在那个 时候， 一般都 認为有 
身 份妇女 应当处 于永久 受保护 地位， 审 愼避免 一切实 用工作 。由 
此产生 的騎士 制下的 或浪漫 主义的 女性美 典型， 所 着重的 主要是 
面容 ，所仔 細玩索 、刻意 品評的 是五官 的秀丽 、手足 的谶巧 、身 段的 
苗条、 尤 其是那 嫋嫋的 細腰。 在那个 时候的 带些詩 情画意 的想像 
中， 以及 現代饒 有騎士 时代思 想和威 情的那 些浪漫 主义的 向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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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 念中， 女 性的腰 肢巳經 纖細到 了弱不 禁风的 地步。 这 样的一 
个典型 ，在 現代工 业社会 很大一 部分人 士的心 目中依 然存在 I 但应 
当指出 ，在 經济与 文化最 不发达 、身份 制与掠 夺制的 残佘保 留得最 
多的那 些現代 社会里 ，它 的地 位最为 巩固。 这 就是說 ，把这 种騎士 
时 代的典 型保留 得最完 整的， 是实質 上現代 化成分 最少的 那些現 
存 社会。 这种多 愁善烕 式的或 具有浪 漫主义 色彩的 女性美 典型， 
在 欧洲大 陆各国 的富裕 阶級的 爱好中 仍然活 跃地存 在着。 

在 工业发 展达到 了較高 水平的 現代社 会中， 其 上层阶 級巳經 
累 积了那 样大的 財富， 因此那 个阶級 的妇女 早巳不 屑于从 事任何 
粗鄙 的生产 工作。 这里 妇女作 为一个 代理消 費者的 身份， 在一般 
人的爱 好中巳 經漸漸 失去其 地位； 結 果是女 性美典 型有了 复古傾 
向， 人們所 重視的 不再是 娇娇怯 怯的、 柔 弱得可 怜的那 种风度 ，而 
是 近于古 代的一 种类型 ，在 这一个 类型下 ，妇 女的两 手两脚 和身体 
的 其他部 分幷不 是像不 属于自 己所有 的那样 形同虛 設的。 在經济 
发展过 程中， 属于西 方文化 各民族 的女性 美典型 ，从 天然姿 态的妇 
女轉变 到在姿 态上矫 揉造作 的名媛 貴妇， 現 在又漸 漸回到 原来的 
典型 ，所有 这些轉 变都是 服从于 金錢竞 赛的变 动的。 有一个 时期， 
金錢竞 賽所要 求的是 壮健的 奴隶； 在 另一个 时期它 所要求 的是代 
理有 閑的明 显执行 ，也 就是在 生产工 作上显 然无能 的表現 I 現在的 
情况巳 經开始 发展到 不必提 出后一 要求的 地步， 由 于在現 代工业 
的 高度效 能下， 妇女的 有閑在 荣誉尺 度上巳 經有可 能下降 到那样 
低， 因此它 巳經不 再能用 来作为 最高金 錢等級 的明确 标志。 

关 于明显 浪費这 一規范 对女性 美典型 所起的 作用， 除 了上述 
的一般 性支配 作用外 ，还 有一两 个細节 値得特 別提出 ，由此 足以說 
明, 这 一規范 对于男 子对 妇女的 美威， 在細节 上具有 怎样有 力的約 
束 力量。 上面巳 經提到 ，当 經济发 展还处 于那样 的阶段 ，明 显有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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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显示荣 誉的一 种手段 还受到 高度重 視时， 典型 的女性 美所要 
求的是 小巧的 手脚和 輕盈的 腰肢。 这些 特征， 以及 往往会 随之而 
俱 来的体 格上一 些有关 的缺陷 ，足以 表明 ，处 于这样 情况下 的女子 
不能 从事生 产劳动 ，势 必游手 好閑， 由她的 所有人 撫养。 她 是沒有 
实际 效用的 ，是浪 費性的 ，因此 在作为 金錢力 量的証 明上是 有价値 
的。 于是 处于这 个文化 阶段的 妇女， 就想到 了怎样 来改变 她們的 
形体 ，来 进一步 配合經 过鍛炼 的时代 好尙的 要求； 而 在男子 方面， 
在金錢 礼仪准 則的指 导下， 也 会威到 这种人 为的病 态的确 是动人 
的。 在西 方文化 下的各 社会， 女子束 腰曾經 成为极 其广泛 而持久 
的 风气， 中国女 子的纏 足也是 这样， 这些都 是有关 这一方 面的例 
子。 对于 一个沒 有养成 这种爱 好的人 說来， 两者都 是毁伤 肢体的 
行为 ，无 疑会引 起他的 恶威。 对这类 現象安 之若素 ，是 需要 风俗习 
慣的陶 冶的。 然而， 当 这类現 象作为 在金錢 荣誉准 則認可 下的光 
荣項目 ，巳經 渗入男 子們的 生活方 式以后 ，对 这些人 說来， k 类現 
象的足 以动人 心目， 就不再 有发生 疑問的 余地。 到了这 个时候 ，这 
类現象 就成了 金錢土 与文化 上的美 威中的 項目， 幷 起作为 典型女 
性美的 因素的 作用。 

当然， 这里 所指出 的事物 的审美 价値与 其歧親 性的金 錢价値 
之間 的关系 ，在 一个評 价者的 意識中 是不存 在的。 如果 某个人 ，在 
作出爱 好上的 判断时 ，經 过仔細 思考， 認为考 虑中的 那个美 的对象 
是浪費 性和荣 誉性的 ，因 而可以 有理由 看作是 美的， 那么， 这种判 
断 就不是 眞实的 爱好的 判断， 就不 是这里 所要討 論的。 关 于荣誉 
性 与所了 解的对 象的美 这两者 之間的 关系， 这里着 重的是 荣誉对 
一 个評价 者的思 想习慣 所起的 影响。 他对 于与他 有关的 各种对 
象 ，是慣 于从种 种不同 的方面 —— 經 济的、 道义的 、审 美的 或荣誉 
的 一 来构 成他的 价値判 断的。 但是 当他从 审美的 立場来 对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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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进行評 价时， 他的 評价的 高低将 受他在 任何別 的立場 上对这 
一对 象所持 的贊賞 态度的 影响。 荣誉 立場与 审美立 場的关 系格外 
密切， 因此談 到从不 同的立 場来进 行評价 ，荣 誉立場 上的評 价格外 
会 影响到 审美立 場上的 評价。 审美目 的上的 評价与 荣誉目 的上的 * 
評价， 两 者幷不 是像理 想的那 样可权 划分得 淸淸楚 楚的。 在这两 
种評 价之間 特別容 易引起 混淆; 因为 对荣誉 性对象 的咖値 ，在 日常 
語言中 ，向 来是 不使用 专門形 容詞来 加以区 別的。 結果是 ，慣 于用 
来表 示审美 范畴或 审美因 素的那 些辞， 其間 就含有 金錢价 値上的 
这个 未指名 因素; 随着語 言上的 混淆， 势所必 然地发 生了覌 念上的 
相应 的混淆 。于是 在一般 人的理 解中， 荣誉 上的要 求就同 审美覌 
念 上的要 求混而 为一; 于是 不带有 荣誉的 公認标 志的美 ，根 本不被 
謐为是 美的。 但 金錢荣 誉的要 求与本 意上的 美威的 要求， 两者幷 
不是 十分一 致的。 因此， 如果 将在金 錢上不 适合的 那个部 分从我 
們的 环境中 除去， 刖美 威因素 中与金 錢要求 不符合 的那很 大的一 
个部分 ，将相 当彻底 地受到 排除。 

爱好 的基本 規范也 許远在 这里所 討論的 金錢制 度出現 以前就 
巳 存在。 因此， 由于人 們思想 习慣过 去的淘 汰适应 ，有 时候 最能滿 
足美威 方面的 大部分 要求的 ，倒 是一 些代价 不髙的 設計和 結构; 这 
些設 計和結 构率直 地显示 了所要 完成的 任务和 达到目 的的 方法。 

这里 对現代 心理学 論点再 作一些 覌察也 許是适 当的。 形式的 
美似 乎是一 个統覚 敏捷不 敏捷的 問題。 或者 还可以 把命題 推得更 
广些。 如杲将 列为美 威因素 的那些 联想、 晴示和 “表現 ”抽出 ，那么 
任 何巳被 看到的 事物的 美威， 其意义 就是， 心 意将依 照这一 事物所 
提供的 方向积 极发揮 其統覚 活动。 但 是統覚 活动所 循以积 极发揮 
或表現 的方向 ，就 是长期 、严密 的习憤 鍛炼使 心意向 之傾注 的那些 

方向。 就 美烕的 这些主 要因素 而言， 这种习 慣缎炼 是那样 地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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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严密 ，因此 它所导 致的， 不但 是对于 那一統 覚形式 的偏爱 傾向， 
而 且还有 生理結 构和生 理机能 上的适 应性。 如果經 济方面 的考虑 
参与了 美感的 构成， 它 是作为 对于某 一目的 的适应 性的暗 示或表 
現 ，是作 为对生 活过程 显然能 有所帮 助的东 西而参 与的。 最有助 
于任何 事物的 这种經 济上的 方便或 有用性 的表現 一 我們 可以把 
这叫 作事物 的經济 的美威 —— 的是关 于它的 任务和 它对于 生活各 
种 物質目 的的有 效性的 簡洁而 明确的 暗示。 

基于 这一点 ，在 用品中 ，凡是 簡单朴 素的， 从审 美的角 度上看 
来 就是最 好的。 但是由 于在个 人消費 中使用 低价物 品是与 金錢荣 
誉准 則相抵 触的， 因此我 們对于 一些美 的事物 的渴望 ，必須 借助于 
一种 轉画力 ，、法 来获得 滿足。 我 們必須 用某种 設計来 遮瞞过 审美准 
則 ，这 种設計 旣要能 为荣誉 的浪費 支出提 供証明 ，又 要能适 应同时 
需要实 用与美 覌的那 种苛細 威覚的 要求， 或 者至少 要能适 土 代这 
种威 覚尽职 的某种 习憤的 要求。 爱好 ± 的这 样一种 輔助性 威覚就 
是好 奇心; 如果人 們看到 一些巧 妙而費 解的設 計而威 到奇特 ，好奇 
心 就在这 种代替 方式的 协助下 获得了 滿足。 于是发 生了这 样的情 
况 ，多数 被認为 是美的 、而 且也的 确是起 了美的 作用的 事物， 它們 
在 設計上 表現了 很大的 技巧， 幷且 存心是 要迷惑 覌者的 一 是要 
通 过一些 看上去 不可能 或不大 相千的 表現或 暗示， 使覌者 威到惊 
訝或 疑惑的 —— 同时却 显出了 这样的 形迹， 卽在这 类事物 上消耗 
的 劳力， 是超过 了获得 表面的 經济目 的上的 最大效 能所需 要的那 
份劳 力的。 

这一点 可以用 取自我 們日常 习憤和 日常接 触范围 以外的 、也 
就是 我們的 傾向范 围以外 的一些 例子来 說明。 例如 夏威夷 产的那 
种奇 特的羽 毛制的 大氅， 波利 尼西亚 群島产 的那种 著名的 摆件雕 
柄手斧 ，就 是这 方面的 例子。 这些东 西无可 否認是 美覌的 I 不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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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綫条 和色彩 的配合 上惹人 喜爱， 而且在 設計和 結构上 也表現 
了高度 的技巧 和創造 才能。 同 时这些 东西又 显然是 不适合 于任何 
其他 經济目 的的。 但是 ，在劳 力浪費 准則的 指导下 ，这 类巧 妙的惑 
人的 設計上 的演变 結杲， 幷不 处处是 这样圓 滿的。 往往会 造成的 
結 果是， 一切經 得起仔 細探索 的美覌 表現或 适用表 現的因 素完全 
受到 抑制， 为在 明显的 愚蠢支 持之下 的聪明 誤用和 劳力浪 費那些 
迹象所 代替； 以致日 常生活 中处于 我們周 围的許 多事物 ，甚 至許多 
曰 常 的服装 用品和 装飾品 竟糟到 那样， 假使 不是迫 于习慣 传統是 
不容存 在的。 例如 在住宅 建筑、 家庭 工艺品 或摆設 以及各 种服飾 
中， 尤其是 在妇女 用与敎 士用的 服飾中 ，都可 以看到 这种以 机巧与 
花 費代替 美威与 适用的 情况。 

审美准 則所要 求的是 属类的 表現。 基于 明显浪 費的要 求而来 
的 “好奇 心”侵 犯了这 个审美 准則， 因 为由此 使我們 所爱好 的事物 
具有一 堆特异 性的集 合体的 外貌； 而 且这种 特异性 是在高 价准則 
的选择 监督之 下的。 

这 种在設 計上的 对明显 浪費目 的的淘 汰适应 过程， 以及 以金 
錢 美威代 替艺术 美威的 傾向， 在 建筑事 业的发 展中特 別显著 。如 
果有人 要把美 瘅因素 与荣誉 因素分 开来， 他 們要在 現代文 明的私 
人 住宅或 公用大 廈中找 出一处 比較看 得上眼 的建筑 物是极 其困难 
的。 在 我們城 市里的 那些上 等出租 爵屋和 公寓， 它 們的門 面式样 
形 形色色 ，千 奇百怪 ，但尽 是些不 堪入目 的愚蠢 設計， 給人 的印象 
是 徒然浪 費而不 舒适。 作为 一个美 的对象 来看， 这 些建筑 物的两 
側和沒 有窗戶 的后墙 ，由 于沒有 給艺术 家碰过 ，倒往 往是全 屋最精 
彩的 部分。 

上面 談到了 明显浪 費定律 对爱好 准則的 影响， 关于物 品对于 
审美 以外的 其他目 的的适 用性， 我們的 覌念， 也受 这一定 # 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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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不过二 者的关 系略有 不同。 生产物 品和消 費物品 ，是使 人类生 
活得 以获 得进一 步发展 的一个 手段； 物品的 效用首 先在于 它能够 
作为达 到这个 目的的 手段。 而 这个目 的首先 是絕对 意义下 的个人 
生活的 充实。 但 是人类 的竞賽 傾向利 用了对 物品的 消費作 为进行 
歧視 性对比 的一个 手段， 从而 使消費 品有了 作为相 对支付 能力的 
証明 的派生 效用。 消 費品的 这种間 接的或 派生的 用途， 使 消費行 
为 有了荣 誉性， 从而使 最能适 应这个 消費的 竞賽目 的的物 品也有 
了荣 誉性。 高 价品的 消費是 値得称 揚的； 物 品的成 本如果 超过了 
使之 具有那 个表面 的机械 目的的 程度， 那末 含有这 种显著 的成本 
因 素的物 品就是 有荣誉 性的。 因此， 物品所 具有的 非常华 貴的标 
志， 也就是 它很有 价値的 标志， 說明 这种物 品的消 費在适 应間接 

鲁 

的 、歧視 性的目 的方面 ，是 具有 高度效 能的? 反之 ，如 果物品 在适应 
所 追求的 机械目 的时显 得过于 俭朴， 沒 有貴賤 的差別 来据以 进行 
自滿的 歧視性 对比， 那么， 它 就具有 耻辱性 ，因 此是不 动人的 ，不 
美的 U 这种間 接效用 ，使 “上 等”物 品的价 値大大 提髙。 要 投合有 
敎养的 、高雅 的“效 用威” ，物 品总 得含有 一些这 种間接 效用。 

人們 也許在 开始时 只是对 俭約的 生活有 反威， 因为这 样的生 
活表 明沒有 多花費 錢財的 能力， 从而表 明在錢 財上缺 乏成就 ，但結 
果却形 成了对 低价物 品发生 反威的 习慣， 認 为低价 物品是 本質上  / 
不 光荣的 ，是生 来无价 値的。 随 着时間 的推移 ，一代 一代地 相維地 
接 受了这 一荣誉 消費的 传統， 同时对 于消費 品的传 統的金 錢荣誉 
准則 ，每 一代又 作了进 一步的 加工和 巩固； 直 到今天 ，我們 对于一 
切低 价物品 都是不 足取的 这一点 ，巳經 相信到 这样的 程度， 因此对 
“低 价无好 貨”这 一諺語 ，巳 經不再 有絲毫 怀疑。 这种拥 护髙价 、反 
对低价 的习憤 ，在 我們的 思想中 巳經这 样根深 蒂固， 因此在 一切消 
費中 ，总是 本能地 坚决要 求至少 附有某 种程度 的浪費 因素; 对于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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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消 費它們 的时候 是完全 隐秘的 ，其間 一点沒 有夸耀 之意的 物品， 
情 况也不 例外。 卽使在 我們自 己家里 的私生 活中， 如果日 常进餐 
时用 的是手 工制的 銀餐具 （虽 然其艺 术价値 往往可 疑)、 手 工繪的 
瓷器 、精 細的上 等台布 ，我 們就会 眞誠地 、一点 不带疑 惑地， 覚得兴 
头要 高些， 这种 情形是 人所共 有的。 当我們 在生活 水准的 这个方 
面 已經养 成习慣 ，認 为应当 是这样 的以后 ，如果 有了任 何退步 ，就 
会 覚得非 常难堪 ，簡 直是有 損人类 尊严。 在同样 心理的 支配下 ，近 
十儿年 来的风 气是， 人 們覚得 餐室中 蜡烛的 光綫比 任何別 的照明 
都 悅目。 目前 在那些 高雅人 士看来 ，烛光 比用油 、煤 气或电 发出的 
光綫 ，格 外柔和 ，格外 不剌目 。 然而三 十年前 的情形 就不是 这样, 
因 为在那 个时候 ，或 在最近 以前 ，蜡烛 是供家 庭用的 最低价 的照明 
設备。 卽使 現在, 除用于 仪式上 的照明 以外， 也沒有 人認为 蜡烛这 
件 东西在 別的場 合也同 样可用 或同样 有效。 

有 一位現 在还活 着的大 政治家 把这里 所說 的总結 成 一句眞 
言 ，叫 做“衣 賅人也 賤”； 这句話 的說服 力量， 大槪是 沒有人 会不威 
到的。 

人們对 物品所 注意的 是它所 具有的 浪費性 标志， 对一 切物品 
所要求 的是它 們能够 提供間 接的或 歧視性 的某种 效用， 这 样的习 
慣 足以导 使計量 物品效 用的标 准发生 变化。 消費者 評价商 品时， 
对 商品所 含有的 荣誉因 素和純 物質的 效能 因素幷 不是分 別看待 
的 ，两者 混合起 来构成 了物品 的不經 分析的 、綜 合的 适用性 。在这 
样形 成的适 用性标 准下， 凡是 仅仅具 有在物 質上滿 足的力 量的物 
品 ，是 不会被 認为合 格的。 物品还 須把它 的荣誉 因素显 示出来 ，才 
能 使消費 者滿意 ，被 消費者 接受。 由此 造成的 結果是 ，消費 品生产 
者在生 产中总 是注其 全力于 如何适 应在 荣誉因 素 方商的 这一要 
求。 他們 这样做 时是非 常机敏 ，非 常容易 見效的 ，因 为他們 自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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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 守着同 样的物 品价値 标准， 如果看 到在出 品的最 后一道 工序中 
缺 乏正常 的荣誉 因素， 他們 自己也 会由衷 地威到 懊丧。 因 此現在 
任何 行业所 供应的 物品， 已經 沒有一 件不含 有一定 程度的 荣誉因 
素。 假使 一个消 費者， 有着 像提奥 奇尼斯 (Diogenes)® 那 样的脾 
气 ，在他 的消費 中要坚 决摒絕 一切荣 誉或浪 費因素 ，那 么对 他的卽 
使极 其瑣細 的消費 品需求 ，現 代市場 也无法 供应。 的确 ，卽 使靠他 
自己 的双手 来直接 供应他 本人的 需要， 要使 他自己 完全摆 脫这方 
面的时 下的思 想习慣 ，这 一层縱 然不是 絕对不 可能; 他也将 威到非 
常 困难； 要在 他亲手 制作的 、供 一天消 耗用的 一些生 活必需 品中， 
不 本能地 或无心 地混入 一些浪 費劳力 的荣誉 性或半 装飾性 因素， 
簡直 是办不 到的。 

买主們 在零售 市場选 購日用 品时， 主要 注意的 是物品 的外貌 
和制怍 技巧， 而不是 其实际 适用性 的任何 标志; 这一 点是人 所共知 
的。 要使制 出的物 品得以 行銷， 除了在 物品的 实用性 上致力 ，还必 
須尽 很大的 努力使 物品具 有适度 的高价 标志。 这种 使显然 的代价 
髙 昂成为 适用性 的一个 准則的 习慣， 当然使 消費品 的总成 本有所 
提髙。 这种 习慣使 我們把 物品的 价値与 物品的 成本視 同一体 ，从 
而使我 們对低 价物品 經常持 防_ 态度。 消費 者通常 不断努 力的， 
总 是如何 在尽可 能便宜 的情况 下获得 适用的 物品， 但是习 憤要求 
的 代价显 然髙昂 ，巳 經成为 物品适 用性的 保証和 它的組 成部分 ，从 
而使他 对于不 含有这 一主要 因素的 物品， 一 槪認为 不合格 而不得 
不加以 拒絕。 

还有 一层， 消 費品的 那些特 征中的 一个很 大部分 一 ■一 般人 


① 提奥 奇尼斯 （公 元前 404 — 3M 年） ，古希 腊犬儒 派哲学 家。 他极 度輕規 安乐， 
坚决 排斥一 切生活 上的传 統习慣 ，甚至 藏身在 木桶里 ，以桶 为家; 他想为 只有极 度簡单 
朴索的 生活才 是合乎 道德的 生活。 一 譯者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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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理解 的所謂 适用性 标志， 也就 是这里 所說的 明显浪 費因素 —— 
所以能 投合消 費孝的 心理， 除了 高价这 一点以 外， 也还有 別的原 
因。 这 些特征 卽使未 必有助 于物品 的实質 上的适 用性， 通 常也总 
有 一些显 明的技 巧上的 表現； 而作为 荣誉的 适用性 的任何 标志， 
最初 之所以 会逐漸 风行， 其后 之所以 能保持 它作为 物品价 値中一 
个正常 的組成 因素的 地位， 大部分 原因无 疑就在 这里。 有 效技能 
的表現 ，只是 在这样 的情况 下才使 人威到 悅目； 虽然 就远一 层的、 
这里暫 不作考 虑的一 些結果 而言， 这种 技能表 現幷无 实用。 欣賞 
—件精 巧的工 艺品是 可以使 审美性 得到滿 足的。 但 是这里 仍然須 
要附带 說明， 这种精 巧工艺 的表現 ，或 者說是 采取某 种达到 目的的 
手 段时的 机巧和 有效的 表現， 如果沒 有能得 到明显 浪費准 則的認 
可， 就休想 长期地 博得現 代有文 化的消 費者的 贊許。 

这里所 提出的 論点， 与机 器制品 在現代 經济中 所占的 地位正 
相 印合。 适应 同一目 的 的机器 制品与 手工制 品之間 的主要 差別， 
通 常在于 ，从 适用的 基本目 的說来 ，前 者更加 适当。 机器制 品比較 
完善 ，是比 較完善 的适应 目的的 手段。 然 而凭了 这一点 ，幷 不能使 
它免 于受到 憎嫌或 輕視， 因为 它經不 起荣誉 浪費的 考驗。 手工劳 
动是 一个比 較浪費 的生产 方式， 因此用 这种方 式生产 的物品 ，在金 
錢 荣誉的 目的上 具有較 大的适 用性， 因此手 工的标 志漸漸 成了荣 
誉 的标志 ，具 有这种 标志的 物品， 在等級 上高于 同类的 机制品 。一 
般的 、虽然 不是必 然的情 况是， 手工劳 动的荣 誉标志 在于它 在外形 
上 的某些 不够完 善与不 够勻整 —— 它 們表明 人工在 工作实 践中的 
缺陷。 因此 手工制 品的优 越性的 根据， 实在 是它在 一定限 度上的 
粗率。 这个限 度决不 能过寬 s 使 制品显 得簡陋 草率， 因为簡 陋草率 
是 低价的 标志; 但也不 能过窄 ，使 制品 显得与 只有机 器才能 达到的 
精确度 几乎沒 有什么 差別， 因为 这也是 低价的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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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制 品之所 以可貴 ，之 所以能 博得高 雅人士 的垂靑 ，是 由于 
它具 有荣誉 的粗率 一类的 迹象， 而对 于这类 迹象的 鉴賞是 一个具 
有 如何精 确的識 別力的 間題。 我們可 以称这 类識別 力为对 物品的 
“相 术”， 掌 8 这种“ 相术” 是需要 这方面 的正确 思想习 憤的鍛 炼的。 
供曰常 使用的 机制品 ，正 是由于 它具有 高度的 完善， 往往为 一般粗 
俗的 、下层 阶級的 人士所 贊賞， 所 爱用， 这些 人对于 文雅消 費方面 
的細 节是不 十分在 意的。 从講 究仪式 的角度 看来， 机器制 品居于 
劣势 地位; 这一点 說明， 任何使 物品在 技巧和 制作上 臻于完 善的大 
規模 的技术 革新， 其本身 幷不足 以使一 切消費 者乐于 使用， 更不能 
持久 地博得 他們的 欢心。 一切 革新必 須获 得明显 浪費准 則的支 
持。 物品 在外貌 上的任 何特征 ，其本 身不論 怎样惹 人喜爱 ，在 实际 
使用方 面不論 怎样配 合口昧 ，如 果与金 錢荣誉 这一規 范显有 抵触， 
是不会 得到寬 容的。 

消 費品由 于“平 凡”， 或者 換句話 說由于 生产成 本低微 ，而 在礼 
仪上 居于劣 势或在 礼仪上 不够格 一 这一点 許多人 是看得 很認眞 
的。 对 机制品 的反威 ，大 都可以 說是对 这类物 品的平 凡性的 反威。 
所 以說它 平凡， 是因 为消費 它們是 多数人 力所能 及的。 对 这类物 
品进行 消費是 不含有 荣誉成 分的， 因为它 不能适 应同別 的 消費者 
作有利 的 歧視性 对比的 目的 。因 此对 于这类 物品， 不要 說消費 ，就 
是看 一看， 也怕沾 染上那 种低生 活水准 的肮脏 气昧， 避之 惟恐不 
及， 在 一个敏 威的人 看来， 这类賤 品是极 端使人 扫兴， 极  >端 可厌 的。 
有些 人在爱 好上态 度十分 固执， 而对 于爱好 的种种 不同見 解的依 
据 ，又幷 沒有加 以区別 的才能 、习慣 或动机 ，对 这些人 說来， 荣誉覌 
念 的表达 ，踉审 美覌念 和适用 覌念的 表达， 已經合 而为一 (其 情况 
上面 已經提 到）； 在这 种情况 下形成 的混合 評价， 可 能是对 事物的 
美威 的見解 ，也可 能是对 事物的 适用性 的見解 ，这要 看評价 者的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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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或 利益， 使他 了解事 物时的 意向是 在这个 方面还 是那个 方面而 
定。 因此常 見的情 况是， 把低 价或平 凡这类 标志看 成是艺 术上不 
够格 的明确 标志； 幷以 此为根 据制訂 了怎样 才算是 适合于 审美要 
求的 准則， 和 怎样才 是不合 于审美 要求的 准則， 以之作 为爱好 問題 
的指导 原則。 

上面已 經指出 ，在現 代工业 社会， 那些低 价的、 因此也 就是不 
适合礼 仪要求 的日常 消費品 ，大都 是机器 产品; 以机 器制品 与手工 
制品 比較， 前者 在外貌 上的一 般特征 是制作 的高度 完善和 設計的 
具体 实践方 面的高 度精确 D 因此 发生了 这样的 情况， 手工 制品的 
显 然可見 的有欠 完善旣 然是荣 誉性的 ，这一 点从美 咸方面 、或 适用 
性方面 、或两 者合幷 的方面 看来， 就成了 优越的 标志。 因此 就出現 
了对 缺陷的 頌揚， 其 中約翰 •拉 斯金 （John  Huskin) ① 和威廉 •莫 
理斯 (William  Morris) ②是此 說的当 肘最热 烈的代 言人； 他們关 
于 制作无 須完善 与劳力 浪費的 倡議， 就是根 据这个 理由提 出幷且 
从那 个时候 起不断 获得推 进的。 也因 此出現 了回到 手工业 和回到 
家庭 工业的 倡議。 但是 如果显 然比較 完善的 那些物 品其代 价不是 
較低 的話, 这类入 的上述 那些推 論和活 动是不 可能发 生的。 

当然, 这里所 要說的 或所能 說的， 只是关 于这一 美术学 派的学 
說的經 济价値 方面。 不 能把以 上所說 的一些 理解为 对这一 学派存 
有任 何輕蔑 之意， 这里 主要只 是对这 一学說 在消費 以及消 費品的 
生产 上所发 生的影 响加以 叙述。 

爱好的 这种发 展傾向 对生产 方面的 影响， 似乎可 以在 出版事 
业中 找到最 显著的 例証， 而出 版事业 也正是 莫理斯 自己晚 年所經 
营的； 当时的 凱尔姆 司各脫 (Kelmscott) 印 刷所的 出品， 固 然特別 

① 拉斯金 (1819— 1900)， 英 国美术 批評家 ，文 学家。 —— 譯者 

© 莫理斯 （1834— 1896)， 英国美 术家， 詩人。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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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与 这里所 提出的 論点相 印証， 但 卽使就 現代的 美术精 装本而 
言， 在式样 、紙张 、插图 、装釘 材料和 封商設 計等各 方面， 情 况也大 
体 相类， 不过与 这里提 出的論 点印証 起来， 它們在 显箸程 度上略 
差些。 这种書 刊装幀 I 作， 过 去由于 工具不 完备， 所需材 料不凑 
手 ，不得 不在那 种为难 的情况 下勉强 掙扎; 現 在这一 行业， 为了求 
其出品 精美， 却 力求其 出品在 若千程 度上与 往时无 法避免 的欠缺 
情况相 近似。 这 类出品 ，由于 需要手 工协助 ，代 价比 較高， 而且在 
使用上 也不及 专为适 用而制 出的那 些書籍 方便。 購 买这类 出品， 
可以表 明購者 不但具 有任意 揮霍的 髙度支 付力， 而且 具有浪 費时， 
間与 劳力的 条件。 就是由 于这个 原因， 今天的 印刷商 有了“ 复古” 
的傾向 ，他們 宁可使 用带些 陈旧的 、比 較不 醒目的 宇体， 使 版本与 
“現 代的” 相較， 有一种 朴拙的 外貌。 甚至 有些硏 究科学 的期刊 ，本 
来它 們除了 把有关 的科学 題材作 最有效 的传达 以外， 表面 J: 应当 
沒有 什么別 的 目的， 但 也屈从 于金錢 美威的 要求， 特 地把一 些科学 
論 文用旧 式字体 刊出， 而且用 的是直 紋紙， 頁面的 边緣是 不切齐 
的。 有 些其表 面目的 还不只 是在于 将有关 內容作 有效传 达的耆 
刊 ，它們 在这方 面的做 作的变 本加厉 ，就 更不用 說了。 这里 看到的 
是更加 古拙的 字体， 印在手 工制的 直紋毛 边紙上 ，四 周的空 白特別 
寬闊 ，書頁 是不切 边的; 总之 ，書 本的装 幀显得 質朴、 笨 沾， 古色古 
香， 而这些 都是煞 費苦心 、刻意 經营而 来的。 至于凱 尔姆司 各脫印 
刷所 的做法 ，假使 专从純 适用性 这个角 度来看 ，簡直 达到了 荒唐的 
地步 ，它 所发行 的供現 代使用 的書籍 ，其 文字却 用古旧 的拼法 ，用 
黑体字 印出， 用柔皮 为背綴 ，还 要加上 皮带。 还有一 个足以 抬髙这 
类 精装本 的声价 、巩固 其經济 地位的 特点是 ，其 发行 数量总 是不大 
的， 充 其量也 是有限 制的。 发行 数量的 有限是 一种有 效保証 —— 
虽然 这种保 証方法 是有些 粗卤的 —— 表 明这个 脒本是 珍貴的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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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是奢华 浪費的 ，它能 够增进 消費者 的金錢 荣誉。 

有些 人爱書 成癣， 对 書別有 雅好， 覚得 这类罕 貴版本 格外动 

人； 当然， 这种爱 好幷不 是出于 对这类 版本代 价髙昂 与高度 朴拙的 

有 意的、 自覚的 贊賞。 这里的 情况同 手工制 品优于 机器制 品的情 

况 相类， 偏爱的 自覚依 据是由 代价高 昂与外 形朴拙 而感覚 到的本 

質上的 优点。 有 些人認 为在外 貌上和 制作过 程一昧 仿古的 那类書 

籍 具有髙 度优点 ，幷且 認为优 点主要 是在于 审美方 面的高 度效用 J 

但也常 常会有 这样的 情况， 有 些爱書 成癖的 人还深 信这类 精装本 

作 为紀录 文字的 工具， 也的确 具有較 大的适 用性。 就这类 “退化 

的” 精装本 的高度 审美价 値来說 ，有此 癖好的 人們的 主张大 槪是有 

些理 由的。 設計 这类精 本时人 們全力 注意的 是它的 美威， 結果他 

們 往往获 得相当 成功。 但 这里着 重的一 点是， 当設 計者进 行工作 

时， 他所依 据的爱 好准則 是在明 显浪費 定律的 监覦下 形成的 准則， 

而 这个定 律对于 不符合 它的要 求的任 何爱好 准則， 是要有 选择地 

加以排 斥的。 这 就是說 ，这 类退化 的精本 也許是 很美的 ，但 設計者 

工作时 的活动 范围， 是 由非审 美性一 类的要 求所决 定的。 結果其 

产品 卽使是 美的， 它也 必須具 有代价 髙昂和 不适于 表面用 途的特 

点。 然而 就書刊 設計者 的立場 来說， 这种强 制性爱 好准則 幷不是 
■  * 

完全 由第一 形态下 的浪費 定律形 成的， 在 一定程 度上， 它是 在与掠 
夺性格 的第二 表現形 态相符 合的情 况下形 成的， 这 个表現 形态是 
对古老 的或巳 成陈迹 的事物 的崇拜 ，这一 形态的 特殊演 变之一 ，我 
們叫 作拟古 主义。 

在 美学理 論中， 要 将拟古 主义或 厚古薄 今与审 美准則 两者之 
間划一 条界綫 ，卽 使不是 完全不 可能， 大 槪也是 极度困 难的。 从审 
美的方 面来說 ，幷 沒有作 出这种 区別的 必要, 而且实 际上这 种区別 
也 許不一 定是存 在的。 从爱 好的理 論方面 来說， 对 于古风 崇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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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 公認的 典型的 表現， 不論 这一典 型是依 据什么 理由获 得公認 
的， 也 許最好 是把它 看成一 个审美 因素; 至于这 一典型 是 否恰当 
則不 必加以 根究。 但这 里的硏 究目的 是在于 确定在 公認的 爱好准 
則 下存在 的經济 依据是 什么， 是在于 确定它 在物品 的分配 与消費 
方面有 些什么 意义; 就 这一硏 究目的 来說， 則作 出上述 区別， 幷不 
是与 問題无 关的。 

机器制 品在文 明社会 的消費 体系中 所/ 占的 地位， 足以 說明明 
显浪費 准則与 消費的 礼俗这 两者之 間存在 关系的 性質。 不論是 
关 于美术 和爱好 本身的 問題， 或者是 关于对 物品的 适用性 的流行 
覌念， 明显 浪費准 則幷不 能作为 革新或 創造中 的一个 原則。 它幷 
不涉及 未来趋 向而成 为一个 有創造 作用的 原則， 它 幷不能 引起革 
新， 也不能 使消費 增加新 項目或 使成本 增加新 因素。 作为 一个原 
則， 可 以說， 在某 种意义 上它是 一个消 极性而 不是积 极性的 定律。 
它是一 个制約 性的而 不是开 創性的 原則。 任何 习慣或 风俗， 由它 
直 接发动 的情况 是很少 見的。 它的 作用只 是淘汰 性的。 明 显浪費 
对 于变化 与发展 幷不直 接提供 依据； 但是在 別的依 据下可 能产生 
的这 类革新 要想繼 續存在 ，則符 合明显 浪費要 求是一 个必要 条件。 
消費 的一切 习憤、 风俗和 方式在 任何情 况下兴 起以后 ，都得 受到这 
个荣 誉規范 的淘汰 作用的 支配； 它們 对于这 一規范 的要求 的符合 
程度， 是 它們与 別的同 类的习 慣和风 俗相竞 爭时是 否适于 生存的 
关鍵 所在。 如果 其他淸 形相同 ，則同 类的消 費习憤 或方式 ，其 浪費 
性越是 显著， 在这个 定律下 的生存 机会就 越多。 明 显浪費 定律幷 
不能据 为变化 的起源 I 但是只 有在这 个定律 支配之 下适于 生存的 
形 式才能 持久。 这个 定律的 作用是 在于無 存它所 認为适 当的事 
物， 而 不是在 于开創 它可以 接受的 事物。 它 的任务 是对一 切事物 
加以 检驗， 凡是同 它的目 的相 适应的 就抓着 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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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服装是 金錢文 化的一 种表現 

我們在 上面提 到了一 些經济 原則， 这些 經济原 則应用 到生活 
过程中 某一方 面的日 常事实 时的情 况是怎 样的， 在 这一点 上举出 
例証加 以詳 細說明 ，也許 是一个 可取的 办法。 就 这一目 的来說 ，作 
为說明 的一个 范例， 再 沒有一 种消費 比服装 方面的 消費更 适当的 
了。 在服 装的設 計中， 虽然別 的一些 有关的 金錢荣 誉准則 也起着 
相当 作用， 但 其間表 現得格 外突出 的是明 显浪費 通則。 要 証明一 
个人 的金錢 地位， 別的方 式也可 以有效 地达到 目的， 而且別 的方式 
也 是到处 在使用 ，到 处在流 行的； 但服 装上的 消費忧 于多数 其他方 
式， 因为我 們穿的 衣服是 随时随 地显豁 呈露的 ，一切 旁覌者 看到它 
所 提供的 标志， 对于我 們的金 錢地位 就可以 胸中 了然。 还 有一点 
也是 的确的 ，同任 何其他 消費类 型比較 ，在服 装上为 了夸耀 而进行 
的花費 ，情况 总是格 外显著 ，风 气也总 是格外 普遍。 一切阶 級在服 
装上的 消費， 大部分 总是为 了外表 的体面 ，而 不是为 了御寒 保暖， 
这种极 其平凡 的情况 是沒有 人会否 認的。 如 果我們 在服装 上沒有 
能达 到社会 习慣所 决定的 标准， 就会威 到侷促 不安， 这种威 覚的敏 
銳 程度， 大槪 是沒有 別的方 面的威 覚可以 比得 上的。 人們 在浪費 
的消費 方面为 了力求 保持認 为适当 的那个 标准， 有 时候宁 可在享 
受上或 生活必 需品方 商忍受 很大的 困苦， 这 种情形 在多数 消費項 
目 中都在 所难免 ，但在 服装方 面表現 得格外 显著； 因 此在严 寒时节 
为了 力求显 得漂亮 ，宁 可穿得 单薄些 ，这 巳是司 空見慣 的事。 在現 
代 社会， 有关服 装的各 种用品 的商业 价値所 含的絕 大部分 成分是 
它 的时新 性和荣 誉性， 而不是 它对穿 衣服的 人的身 体上的 机械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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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服 装的需 要主要 是“高 一层的 ”或精 神上的 需要。 

談到 服会的 这种精 神上的 需要， 幷非完 全甚至 也幷非 主要是 
出 于在消 費上大 事夸耀 的自然 的性格 傾向。 明显消 費定律 在这里 
同在別 处一样 ，对 服装的 消費起 着支配 作用， 其方式 主要是 在隔一 
层 的情况 下通过 爱好准 則与礼 仪准則 的形成 来发揮 作用。 在通常 
情况下 ，那 些穿的 人或买 的人所 以要求 服装要 具有明 显浪費 成分， 
其自覚 动机是 在于同 已有的 习尙相 一致， 是 在于同 公認的 爱好标 
准 与荣誉 标准相 适应。 間題还 不只是 在于为 了避免 由于在 服装上 
使人剌 目或受 到指摘 而引起 的耻辱 —— 虽然 这一点 本身也 是一个 
非 常重要 的动机 —— 而必 須服从 礼俗的 指导; 此外还 有一层 ，在服 
装 方面， 高价与 奢靡的 要求在 我們的 思想习 憤中巳 經这样 根深蒂 
固， 因此任 何与这 个要求 相抵触 的服装 ，会 使我們 本能地 威到厌 
恶。 无 須通过 思索或 分析， 我 們就会 直接威 到凡是 低价的 总是沒 
有价 値的。 人 須衣装 ，“衣 賤人也 賤”。 “低价 无好貨 ”这句 話在各 
种消費 行为中 都适用 ，但 就服 装而言 ，它 具有更 大的說 服力量 。不 
論从爱 好或适 用的角 度来看 ，在 “低 价无好 貨”的 信条下 ，代 价低的 
服 装用品 总是一 槪被認 为是劣 等品。 我們对 于事物 的美覌 与适用 
的威覚 深浅大 体上是 随其代 价的高 低为轉 移的。 除 了少数 无关紧 
要的 例外， 我們总 覚得代 价髙的 、手 工制 的服装 用品， 在美 現上和 
适 用上比 代价低 的仿造 品要好 得多， 卽 使仿造 品模仿 得十分 髙明， 
这个覌 念也不 会改变 —— 因 为仿造 品之所 q 会 使我 們发生 反咸， 
幷不是 由于它 在形式 上或色 彩上、 或 者在視 覚效果 的任何 方面有 
什么 欠缺。 仿 制品也 許与眞 品維妙 維肯， 非 經最精 密的检 驗不易 
寮覚  >  然而一 經察覚 ，它的 审美价 値和商 业价値 都将一 落千丈 。不 
但 如此， 被識破 的服装 上的伪 制品， 其审 美价値 的降落 程度， 大体 
上将 同伪品 代价低 于眞品 代价的 程度保 持同等 比例； 这个 說法或 

•  123* 


者不大 会引起 异議。 仿制品 在审美 立場上 失去了 地位， 因 为在金 
錢 的等級 上它的 地位是 低的。 

服装 具有証 明支付 能力的 职能， 但它在 这方面 的职能 还不只 
是在 于表明 消費者 的綽有 余力， 能够 在滿足 物質享 受以外 对有价 
値的物 品作进 一步的 消費。 对物 品的单 純的明 显浪費 ，在效 果上、 
在滿 足程度 上是有 一定限 度的； 它是金 錢成就 的适当 的直接 証明， 
因此 也是社 会价値 的适当 的直接 証明。 服装 的作用 还不止 是如明 
显浪費 所提供 的那种 浅露的 、直 接的 証明， 它还 有比較 微妙的 、影 
响 更深远 的潜在 怍用。 如果从 衣着上 除了能 够証明 穿的人 財力优 
厚、 可以任 情花費 以外， 还可以 証明他 (或 她) 幷不是 一个要 依靠劳 
力来賺 錢度日 的人， 衣 着作为 社会价 値的一 种証明 的作用 就会大 
大 提髙。 因 此我們 如果要 求衣着 能有效 地适应 目的， 那么 应当注 
意的不 只是它 的代价 高昂， 而且应 当使一 切旁覌 者一看 就知道 ，穿 
着 这样衣 服的人 是不从 事任何 生产劳 动的。 我們在 服装制 度上精 
益求精 ，到 現在巳 經在深 可贊佩 的情况 下同它 的目的 充分相 适应， 
在这一 演进过 程中， 上 述的附 属性証 明作用 是受到 了应有 的注意 
的。 我們对 于一般 所認为 优美的 那类服 飾加以 仔細 考察以 后就可 
以 看出， 設 計者在 每一个 細节上 的用意 是在于 要引起 一种印 
象 一 穿着 这类衣 服的人 幷不习 慣于从 事任何 有实用 的劳动 。如 
果在服 装上显 露了穿 的人从 事体力 劳动的 痕迹, 或者有 了汚損 ，那 
就不 用說， 这样 的衣服 是談不 到优美 ，甚 至也談 不到合 式的。 一件 
整洁 的外衣 之所以 悅目， 卽使不 完全是 、也主 要是由 于它含 有一种 
暗示 ，一种 有閑的 暗示， 它說明 这件外 衣的主 人是与 任何工 业操作 
沒有接 触的。 一双爍 亮的漆 皮鞋, 一件洁 白无瑕 的衬衣 ，一 頂精光 
耀眼的 圓柱体 的礼帽 ，再 加上一 根精致 的手杖 ，为什 么会有 那样的 
魔力， 可 以衬托 出一位 紳士的 派头， 大大 提髙他 原有的 威严， 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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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的原因 是在于 由此突 出地表 明了一 件事实 一 有 着这样 穿戴的 
人是 絕不可 能直接 插手于 任何对 人类有 用的工 作的。 高雅 的服装 
之所 以能适 应髙雅 的目的 ，不只 是由于 其代价 高昂， 还由于 它是有 
閑的 标志; 它 不但表 明穿的 人有力 从事于 較高度 的消費 ，而 且表明 
他是单 管消費 、不 管生 产的。 

、衣 服对 于其使 用者的 摒絕生 产工作 具有一 种証明 作用， 就这 
一点 而言， 妇女的 衣服比 男子的 有更进 一步的 表現。 男子 的大礼 
帽固 然妫碍 工作， 而式 样优雅 的女帽 却更明 显地使 工作完 全陷于 
不 可能， 这 一归納 結果是 不待深 論的。 女用 的鞋还 特为添 上了高 
跟 ，为的 是由此 提供的 风流姿 态可以 表明一 种强制 执行的 有閑; 穿 
上 了这种 高趿鞋 ，卽使 要从事 最簡单 、最 必要 的体力 劳动也 将威到 
极度 困难。 此外 如作为 妇女服 装的特 色的长 裙以及 其他种 种寬衣 
垂飾， 情况也 是这样 ，甚 至更加 显著。 我們特 別喜爱 那种貼 地的长 
裙， 其眞 正原因 是在于 它的代 价高， 在 于它能 使穿的 人步履 維艰， 
从 而使她 无法从 事任何 有用的 劳动。 女 子的头 发留得 极长， 原因 
也在 这里。 

但是 女性的 服装， 不仅在 脫离生 产这一 点上的 証明比 現代男 
性的服 装有更 进一步 的表現 ，而 旦还有 它所专 有的、 髙度显 著的一 
种 特征， 在性質 上与男 性在这 方面的 任何习 憤根本 不同。 这种特 
征表現 在服装 的某类 設針上 ，在 这类設 計中， 女用胸 衣是一 个典型 
例子。 从經 济理論 上来說 ，胸衣 实在是 对身体 的毁伤 行为， 穿着胸 
衣的目 的是在 于降低 使用者 的活力 ，使她 永远地 、显 然地不 适宜于 
工作。 誠然 ，胸 衣足以 减損 人体美 ，但 它使穿 的人明 显地表 現出浪 
費性， 表現出 一种柔 弱风度 ，从而 在荣# 上有所 增益， 这就 使得失 
之 間可以 相抵。 我們大 致可以 肯定， 从事实 + 来看, 扫女服 装的女 
性 特征巳 經演变 到具有 这样一 种性質 ，卽通 妇 女特有 的服装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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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用的劳 动提供 进一步 有效的 阻碍。 关 于男女 服装間 的差別 ，这 
里 只是簡 单地指 出了一 个显著 特征; 至于 发生这 种差別 的原因 ，下 
面 将加以 分析。 

到此 为止， 我們是 把明显 浪費这 个广泛 原則作 为服装 的一个 
伟 大的、 最有 力的規 范的。 除此以 外， 还有一 个附属 于这个 原則、 
作 为这个 原則的 推論結 果的明 显有閑 原則， 在起着 一种輔 助規范 
的 作用。 在 服装結 构中， 这一 規范所 起的作 用是表 現在形 形色色 
的式 样的設 計上, 这种設 計要能 表明穿 的人幷 沒有从 事生产 劳动， 
只要 方便， 还要 能表明 穿的人 实际上 无法从 事生产 劳动。 在这两 
个原則 以外还 有一个 第三个 原則， 也 具有儿 乎同样 严格的 約束力 
量， 这是任 何人稍 微思索 一下就 可以想 到的。 服装 不但在 高价上 
和不 方便上 必須有 明显的 表現， 而且必 須考究 时新。 关于 时新式 
样的 不断变 換这一 現象， 迄今 为止， 还 全然沒 有得到 滿意的 解答。 
装束必 須入时 ，必 須合于 最近的 、公認 的式样 ，这 是一 个不容 违反的 
严格 要求。 同时， 这种 公認的 时新式 样应当 随时随 刻不断 变化。 
这 些都是 每个人 极其熟 悉的。 但是关 于这种 变化或 新陈代 謝的理 
論， 直 到現在 还沒有 产生。 我們当 然可以 这一个 崇尙新 奇的原 
則是 明显浪 費定律 的另一 个推論 結果， 这 个說法 旣毫无 矛盾， 也完 
全 眞实。 很 明显， 如果 每一件 外套只 能容許 在一个 短促的 时限內 
适用， 如 果在上 一个期 間流行 的衣服 在本期 沒有一 件可以 容許繼 
續 使用， 則服装 上的浪 費支出 将大大 增加。 这个說 法自有 其一定 
的 正确性 ，但只 是一个 消极的 推論。 它 主要是 使我們 有理由 相信， 
明显 浪費規 范对一 切衣着 发渾着 一种有 控制作 用的监 視力量 ，因 
此服 装式样 上的任 何变动 必須合 乎浪費 原則的 要求； 但是 流行式 
-发 生变化 和人們 接受这 种变化 的动机 何在, 它沒有 能解答 ，为什 

么 人們对 某一时 期流行 的某一 式样要 在我們 所看到 的那样 迫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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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的情 况下亦 步亦趋 ，它 也沒有 能作出 解释。 

要找 到一个 能够說 明服装 式样不 断发明 和不断 革新的 动机的 
創造 性原則 ，就得 追溯到 衣服創 始时原 始的、 非經济 的动机 一 装 
飾的 动机。 关于 这个动 机在浪 費定律 的支配 下怎样 和为什 么能获 
得发展 ，我 們不准 备深入 討論。 我 們可以 槪括 地說， 在服装 式样上 
相繼 而至的 每一次 革新， 总是为 了实現 某种表 現形式 的一种 努力， 
总是为 了要在 形式、 色 彩或效 果上使 新的表 現形式 比原有 的进一 
步投合 我們的 口胃。 人們一 直# 努力 的是寻 找一些 能够进 一步适 
应 我們的 美威的 事物， 式样的 不断变 化就是 这方面 不断努 力的表 
現。 但每 一次革 新总是 要服从 明显浪 費規范 的淘汰 作用， 因此能 
够 实現革 新的范 围是有 限的。 一切革 新比被 它頂替 的原有 式样， 
不但 在美覌 程度上 必須有 所增进 —— 或者实 际上也 許是在 丑陋程 
度上有 所减低 一 ■而 且必須 与公認 的浪費 标准相 适合。 

乍看 起来， 对 服装的 美化旣 然作了 这样 的不断 努力， 它 就应当 
逐漸接 近艺术 上的圓 熟境地 。'我 們也 許会自 然而然 地指望 时新式 
样会 指向一 个明确 趋向, 沿着某 一服装 类型的 路綫不 断前进 ，从而 
越 来越与 人們的 体格相 适合。 我們甚 至会覚 得未尝 沒有切 实的依 
据可 以存着 这样的 指望， 以 为經过 这許多 年来的 ‘巧妙 发明和 努力， 
今天 在服装 式样上 应該可 以达 到比較 完善的 程度和 比較稳 定的状 
在， 跟 永远站 得住的 艺术上 的理想 境地应 該极为 接近。 但 事实幷 
不是 这样。 假 使我們 断言， 今天 的服装 式样， 以眞正 适合于 人类体 
格 这一点 来說， 的确 优于十 年前、 二十 年前、 五十年 前或者 一百年 
前的 式样， 这样的 結論是 非常冒 险的。 另 一方商 ，如 果断言 两千年 
前流行 的式样 ，比 今天花 了最大 代价、 用尽了 最大心 力制成 的式样 
还 要高明 ，还 要适合 人体， 这样的 說法却 不会受 到反駁 ^ 

由 此可見 ，以上 关于服 装的时 新式样 的解释 还不够 全面，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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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得作进 一步的 探討。 世界上 有某些 地区， 在服装 上巳經 有了比 
較稳定 的式样 和类型 ，这 一点是 众所周 知的； 例如 日本、 中 国以及 
別的一 些亚洲 国家， 又如 希腊、 罗馬以 及別的 一些古 代东方 民族, 
都有 这样的 情况， 此外 現代欧 洲差不 多每一 个国家 的农民 在这方 
面的情 况也是 这样。 按照一 些有資 格的批 評家的 論断， 这 些国家 
或民族 的服装 ，大都 比現代 文明服 装那些 变化不 定的式 样髙明 ，从 
适合人 体和艺 术性方 面来看 ，前 者也 多超过 后者。 同时 ，至 少就一 
般情况 来說， 前 一类服 装所含 有的明 显浪費 成分也 T 比較 少； 就是 
說 ，在前 一类的 服装結 构中比 較容易 看出的 ，不 是奢 华浪費 的夸耀 
而是別 的一些 因素。 

这类比 較稳定 的服制 大都具 有相当 严格的 、狹隘 的地方 色彩, 
随 着地区 的不同 而有細 微的、 有 系統的 差异。 采用 这类服 装的民 
族或 阶級， 其富裕 程度必 然比我 們差， 以 通行这 类服装 的国家 、地 
区和时 期而言 ，其 时其地 的居民 ，或 至少其 阶級, 总是比 較純一 、比 
較稳定 、比較 安土重 迁的。 这就 是說, 这类經 得起时 間与前 途考驗 
的稳定 的服制 是在这 样的环 境下产 生的， 在 这个环 境下， 明 显浪費 
規范表 現得不 像現代 文明都 市那样 有力； 那 些文明 都市中 的居民 
比 較富裕 ，流动 性也比 較显著 ，今 天考 究式样 时新的 人主要 就是他 
們。 采 用比較 稳定、 比 較艺术 化服制 的那些 国家和 阶級处 在这样 
的地 位上： 在那 里彼此 之間的 金錢竞 賽主要 表現在 明显有 閑方面 
的竞 爭上， 而不 是物品 的明显 消費方 面的竞 爭上。 因此我 們可以 
这样說 ，在 一般情 况下， 物品明 显浪費 原則的 势力最 巩固的 那些社 
会， 像 我們自 己所处 的社会 那样， 其服制 式样总 是最不 稳定， 也是 
最不合 适的。 这一 点說明 了一个 事实， 卽奢 华浪費 与艺术 化服制 
两者 是居于 对立地 位的。 就实 际情况 来說， 明显浪 費規范 同衣服 

必須美 化或必 須适宜 的要求 是不相 容的。 服 装式样 为什么 要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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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 地变化 ，可以 从这一 对立状 态求得 解释; 不論是 浪費准 則或审 
美准則 ，都 不能单 独地解 释这个 問題。 

荣誉标 准所要 求的是 ，服装 应当能 表示浪 費支出 I 但一 切浪費 
总 是同天 然的爱 好相抵 触的。 前面巳 經指出 ，根 据心理 学定律 ,一 
切男子 —— 女子 也許更 加如此 —— 对 于不論 在劳力 上或消 費上的 
不求实 际总是 威到厌 恶的， 正 同曾經 一度宣 揚的所 謂自然 厌恶眞 
空 的情形 一样。 但明显 浪費原 則所要 求的是 显然的 不求实 际的支 
出； 由此形 成的服 装上的 明显浪 費因此 是在本 質上丑 恶的。 于是 
出現了 这样的 情况: 服装上 的一切 革新， 在增出 P 或 变更的 每一个 
細节上 ，为了 避免直 接受到 指貴， 总要表 明它是 i 有某 种表 面目的 
的； 同时在 明显浪 費的要 求下， 革新 的这种 表面目 的 又不能 表現得 
过火 ，无 論如何 ，不 能超出 类如显 而易見 的托辞 这个限 界以外 。卽 
使 在花样 的翻新 上詭譎 变幻到 极点， 也总得 以某种 表面用 途为托 
辞， 越 出这个 常規的 情况卽 使有也 是很少 見的。 然 而服装 在时样 
的細 节上的 这种浮 面的适 用性， 其出于 假托的 情况总 是显而 易見， 
其本質 上的不 求实际 总是表 現得十 分露骨 ，使 人們威 到难以 忍受， 
不得 不另翻 花样， 从 更加新 的时样 中求得 安慰。 但 进一步 的新样 
仍 然必須 符合荣 誉浪費 和不求 实际的 要求。 于是人 們对于 新样的 
不求实 际不久 又会威 到可僧 ，其 可僧程 度同它 的前身 幷不相 上下。 
这时 在浪費 定律的 支配下 我們可 以采 取的唯 一补救 办法是 再度革 
新， 是向 同样不 求实际 和同样 站不住 脚的某 种新結 构求取 安慰。 
这 就是衣 着刻刻 翻新而 新样又 为什么 在本質 上那样 丑恶的 原因所 
在。 

对 时新式 样不断 变換作 了这样 的解释 以后， 我 們还得 将日常 
事实 与这一 解释相 印証。 日常事 实中有 一点是 人所共 知的， 在任 
一 时期流 行的式 样总是 人人喜 爱的。 一个 新样的 出現， 总 会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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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的 合意， 至少当 它作为 一个新 奇事物 的資格 还沒有 丧失时 ，人 
們总 覚得新 样是漂 亮的。 时 兴的式 样总是 动人的 。 这一点 部分是 
由 于人們 看到新 样与旧 样有所 不同会 产生一 种輕松 感覚， 部分是 
由 于时兴 的式样 含有荣 誉性。 上一 章已經 指出， 荣 誊准則 在一定 
程度 上控制 着我們 的爱好 ，因此 在这一 准則的 指导下 的任何 事物， 
当其新 奇性尙 未消逝 以前， 或 其荣誉 性尙未 移轉到 适应同 样一般 
目的的 別一新 奇結构 以前， 在我 們看来 总是适 当的， 是可 以接受 
的。 我 們对任 何一个 时期风 行的式 样所感 到的美 或“可 爱”， 只是 
片时的 ，假 性的； 这一 点說明 ，所有 这些层 出不穷 的时样 ，沒 有一个 
是經 得起时 間的考 驗的。 卽使当 时認为 是最精 最美的 新样， 过了 
儿 年或十 儿年以 后再回 过头来 看一看 ，縱 然它不 一定不 堪入目 ，也 
会使我 們大吃 一惊， 覚得是 奇形怪 状的。 我 們对于 任何最 新事物 
的一时 的爱慕 ，幷 不是从 审美覌 念出发 而是別 有所依 据的， 一等到 
我們 固 有的审 美感占 了 上风， 我們对 于这个 新型設 計就要 感到难 
以接受 ，它的 寿命就 要在这 个时候 終止。 

在审 美性上 的反感 ，其发 展过程 是多少 需要些 时間的 ，时 間的 
长短， 要 看在某 一具体 情况下 某一新 样本質 上的丑 恶程度 而定。 
按照 时新式 样的可 厌性和 不稳定 性的这 种时間 关系， 可以 作出論 
断 ，卽 新样接 替旧样 越快， 这种新 样同正 常爱好 的抵触 越大。 由此 
我 們可以 推定， 社会， 尤其是 社会中 的富有 阶級， 在 富裕和 流动性 
方面 、在入 类相互 接触的 范围方 面越向 前发展 ，明显 浪費定 律在服 
装上的 势力将 越巩固 ，审美 覌念則 将更加 陷于停 滞状态 ，更 加受到 
金錢荣 誉准則 的抑制 ，这 时时装 将变換 得更快 ，而一 个接着 一个出 
現的新 样也将 趟来越 变得光 怪陆离 ，越 来越修 人难以 忍受。 

关于 这里提 出的服 装理論 ，至少 还有一 点有待 硏究。 以上所 
述 ，大都 对男子 与女子 的服装 两者都 适用； 虽然所 述各点 ，在 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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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似 乎在女 子的方 面格外 显著。 但是 有一点 ，女 子服装 的情况 
踉男子 的根本 不同。 就女子 的服装 說来， 其 显然格 外突出 的一个 
特征是 ，証 明穿的 人幷不 从事也 不宜于 从事任 何粗鄙 的生产 工作。 
女子服 装的这 一特征 是有其 重要意 义的， 它 不但可 以使服 装理論 
臻于 完整， 而且可 以印 証上面 巳經提 到的过 去和現 在的妇 女經济 
地位。 

在前 面有关 代理有 閑和代 理消費 問題的 硏究中 談到妇 女的地 
位时 我們巳 經看到 ，在經 济发展 过程中 ，为家 主执行 代理消 費巳經 
逐漸成 为扫女 的职务 ； 妇 女的服 装就是 按照这 个目标 設計的 。情 
况 演变的 結果是 ，显 然的生 产劳动 特別有 損貴飪 的身份 ，因 此在妇 
女 服装的 設計中 必須費 尽心力 使覌者 明确認 識到一 个事实 （实际 
上往往 是虛伪 的）， 卽穿 这种衣 服的人 幷不慣 于也不 可能慣 于从事 
有 实用的 工作。 按照 礼俗的 要求， 有 身份的 妇女应 当謝絕 生产劳 
♦ 在有 閑态度 上应当 表現得 比属于 同一社 会阶綏 的男子 更加彻 
底。 我們看 到一位 出身名 門的、 有敎 养的女 子迫于 生計而 从事有 
实用的 工作， 总不 免憤憤 不平。 这不 是“妇 女干的 事”。 她 的活动 
范围 是在家 庭以內 ，她 应当在 那里起 “美化 作用” ，应 当是全 家的一 
顆 明星。 至于男 主人則 一般总 不会被 說成在 家庭中 处于这 样的地 

位。 这一 特点， 加上礼 俗要求 妇女不 断注意 衣着和 其他装 飾上的 

'  -  - 

炫奇斗 富这一 事实， 格外 f 力地 証明 了上萌 提到的 覌点。 我們的 
社 会制度 是繼承 族长制 而来的 ，因此 証明窣 庭的支 付能力 ，特 別成 
为 妇女的 职能。 依照現 代文明 的生活 方式， 家庭的 荣誉应 当由属 
于这 个家庭 的妇女 来特別 关怀； 而这 种荣誉 主要是 通过荣 誉消費 
和明 显有閑 获得証 实的， 因此 关于这 些方面 的如何 进行就 列入了 
妇女 的活动 范围。 在理想 的生活 方式下 一 在較髙 金錢阶 級的生 
承  活中就 有这样 的傾向 —— 对物 質与劳 力 的明显 浪 費这方 面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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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应当 經常地 成为妇 女的唯 一經济 职能。 

当社 会还处 于妇女 还是在 十足意 义上的 男子的 財产那 个經济 
发展阶 段时， 明 显有閑 和明显 消費是 她們必 須执行 的任务 的一个 
部分。 那个时 候妇女 旣非居 于自主 地位， 由 她們执 行的明 显有閑 
和明 显浪費 ，其 荣誉当 然应当 归之于 她們的 主人而 不是她 們自己 4 
因 此家庭 中的 妇女越 是奢华 浪費， 其 不生产 性越是 显著, 越 能适应 
提高 家庭或 其家长 的荣誊 这个目 的 ，她們 的生活 也越加 値得称 道9 
这一情 况愈演 愈烈， 結 果妇女 不仅要 在有閑 生活的 証明方 面有所 
提供 ，而且 要使自 己处于 对一切 生产活 动全然 无能的 境地。 

就是 这一点 使男子 的服装 不能同 女子的 齐头幷 进具有 充分理 
由。 明 显浪費 和明显 有閑是 有荣誉 性的， 因 为这是 金錢力 量的証 
明； 金錢力 量是有 荣誉性 的或光 荣的， 因 为归根 到底， 它是 胜利或 
优势 力量的 証明； 因此任 何人， 当他代 表他自 己的利 益而作 出浪費 
或有 閑的証 明肘， 不能采 取这样 的形式 或趋于 这样的 极端， 使他自 
己显得 无能或 处于显 然的不 舒适、 不自如 状态; 那种 情况所 表明的 
将不 是优势 力量而 是劣势 地位， 那样做 也是作 茧自縛 ，会破 坏他自 
己的 目的。 因 此不管 在哪里 ，只要 浪費支 出和避 免劳动 的表現 ，在 
正常或 一般的 情况下 达到了 这样的 地步， 以 致表明 了显然 不舒适 
状 态或自 动引 起的体 力上的 无能， 就可 以由 此直接 断定， 这 个人之 
所以 执行 这种浪 費支出 ，忍 受这种 体力上 的无能 ，幷 不是为 了她自 
己在 金錢荣 誉上的 利益， 而是 为了她 与之有 經济依 賴关系 的另一 
个人的 利益; 那 种关系 ，从經 济理論 上来看 ，分析 到最后 ，必 須归之 
于奴役 的关系 。/ 

現在試 将这一 归納結 果应用 到妇女 的服装 方面， 作一 具体說 
明。 所 有那些 髙趿鞋 、长裙 、胸衣 、不 切实用 的女帽 以及不 顧到服 
用人 的舒适 的一般 現象， 是一切 文明妇 女服装 的显著 特征; 这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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証的事 实足以 說明， 在現代 文明的 生活方 式中， 在理 論上妇 女仍然 
处于經 济上依 賴男子 的地位 ，在 髙度理 想化的 意义下 ，或者 可以說 
她 仍然是 男子的 动产。 妇 女之所 以要执 行这样 的明显 有閑， 要这 
样打扮 ，老 实說， 就 是因为 她們处 于奴役 地位， 她們 在經济 职能的 
分化中 接到的 任务是 ，为 她們的 主人的 支付能 力作出 証明。 

就这 些方面 来說， 妇 女的服 装与家 庭仆役 、特別 是穿制 服的仆 
役的 服装， 有显 然相类 之处。 两者在 不必要 的糜費 这一点 上同样 
有用 尽心机 的表現 ，两者 同样有 显然不 顧服用 人身体 舒适的 傾时。 
不过 主妇的 服装蓄 意要做 到的， 卽使 不一定 是在于 要显出 穿的人 
的孱弱 之躯, 也至少 是要衬 托出她 的娇惰 风度， 而这 一点是 仆役的 
服装所 望尘莫 及的。 这是在 情理之 中的； 因为在 理論上 ，按 k 金錢 
文化 的理想 方式， 主妇是 家庭中 的首要 奴仆。 

除了这 里所看 到的这 类仆役 以外 ，至少 还有一 类人物 ，他 們的 
服装跟 仆役阶 級的很 相粪， 而 且有許 多特点 是与妇 女服装 表現出 
女性 风度的 那些特 点相一 致的。 这就 是敎士 阶級。 敎士的 法衣， 
有 力地、 突出地 显示了 表明奴 仆身份 与代理 性生活 的一切 特征。 
法衣这 件东西 ，看 上去 絢烂夺 目 、光怪 陆离， 而且 非常不 方便， 至少 
在表面 上看来 ，簡 直使穿 的人要 不舒适 到威覚 痛苦的 地步， 这一点 
比 敎士的 日常服 装表現 得更加 显著。 敎士照 舉是要 戒絕一 切生产 
劳 动的， 他 在大庭 广众之 中是要 带着些 冷靜、 沉 悶的脸 色的， 这同 
一 个訓練 有素的 家庭仆 役的神 气也很 相类。 还有， 敎士的 脸是应 
当修得 光光的 ，家 庭仆 役也是 这样。 敎士 阶級在 态度上 、装 束上与 
仆役 阶級所 以会这 样相像 ，是由 于两个 阶級在 經济职 能上的 类似。 
从經 济理論 上說， 敎士 所处的 正是一 个随身 侍仆的 地位， 据理而 
言 ，他是 神的随 身侍从 ，他 所穿的 就是神 給他的 制服。 他的 制服非 
常华貴 ，这是 应当的 ，因 为只有 这样才 能恰当 地显出 他那位 崇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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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的 尊严。 設 計制服 时对服 用人身 体的舒 适很少 顧到， 或者簡 
直完全 不顧， 这也是 理所当 然的， 因为 穿着制 服是一 項代理 消費, 
由这种 消費而 来的荣 誉是归 之于那 位不在 場的主 人的， 不 是属于 
仆 人的。 

妇女、 敎士和 仆役同 男子二 者在服 装上的 分界綫 ，实际 上幷沒 
有被始 終一致 遵守； 但 在一般 的思想 习慣中 始終存 在着相 当明确 
的这 样一个 分界綫 ，这 一点可 以說是 沒有爭 执的。 当然 ，也 会有一 
类 放蕩不 羈的人 一 而且 这类人 是不在 少数的 —— 出于从 服装上 
追求无 上荣誉 的狂热 ，会 越过男 女之間 在服装 上的假 設界綫 ，把他 
們 自己打 扮成那 种模样 ，以 致亵凟 了人类 的淸白 之躯; 但每 个人都 
会淸 楚地認 識到， 男子作 这样的 装束是 脫离常 軌的。 我們 慣于說 
某人 的装束 “有女 人气'  也常 常会听 到这样 的批評 一 某 人打扮 
得那 样考究 ，看 起来倒 像是个 穿得很 体面的 跟班。 

在这一 服装理 論上， 还 存在着 某些表 面看来 不符合 之处， 値得 
予以 进一步 的詳細 考察, 尤其是 因为这 类情况 ，在服 装的后 期或較 
成熟 的发展 阶段， 已 經成为 相当明 显的趋 向上的 特征。 例 如胸衣 
的 风行， 看_ 就好 像是这 里引証 說明的 通則的 一个显 然例外 。但 
經进 一步考 _ 就可以 看出， 这 一显然 的例外 实际上 是証实 了这一 
通則 ，卽 ，服 装中任 何一个 因素或 特征之 所以能 风行， 是由于 它具有 
作为 金錢地 位的証 明这一 效用。 我們都 知道， 在工 业比較 发达的 
社会， 胸衣 的使用 只是限 于界限 相当明 确的某 些社会 阶层。 比較 
貧困的 阶級， 尤其 是乡村 扫女， 平时 幷不使 用这件 东西， 只 是逢到 
节曰 ，作 为一件 奢侈品 ，偶尔 一用。 属 于比較 貧困阶 級的妇 女不得 
不艰 苦操作 ，在 日常生 活中用 这件东 西来折 磨肉体 ，借 以妆 点有閑 
的門面 ，对 她們說 来幷沒 有什么 好处。 至于 在节日 中使用 ，这 是出 
于对上 层阶級 的礼仪 准則的 模仿。 在最近 一两代 以前， 除 了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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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事体力 劳动的 和貧困 的阶級 以外 ，凡是 处于这 些阶級 以上的 、社 
会上 有相当 地位的 妇女， 哪 怕是最 富裕、 最 尊貴的 妇女， 仍 然認为 
胸衣 是一件 不可須 臾离的 东西。 \ 只要 那些富 裕得足 以免除 必須从 
事体 力劳动 的汚名 的人們 还不是 一个大 的阶級 V， 可是 人数也 不少， 
足以 形成一 个自負 的单独 的社会 集团， 而其 中群众 又可以 在这一 
阶 辍內部 为一些 只是由 于这一 阶級的 一般看 法而得 到推行 的特殊 
行为 准刖提 供基础 ，那么 ，在 这种 情况下 ，上述 的通則 就是有 效的。 
但 是現在 一个十 分庞大 的有閑 阶級已 經成长 起来， 它拥有 的財富 
巳經这 样多， 以 致这时 如果对 它进行 必須从 事体力 劳动这 样的琲 
謗 ，巳 經毫无 意义， 对 它一无 所損； 在 这种情 况下， 在这一 阶級以 
內， 胸 衣这件 东西就 在很大 程度上 变成了 废物， 可以 弃之如 敝屣。 

由 此可見 ，以 胸衣的 解除作 为上述 m 則的一 个例外 ，与 其說是 
实际的 ，不如 說是表 面的。 現在 仍然重 視胸衣 的是， 有着較 低工业 
結构 —— 比較接 近于旧 式的、 准工 业类型 的結构 一 的那 些社会 
的富裕 阶級， 和工 业比較 发达的 社会中 那些诘 起的富 裕阶級 。后 
者 对于由 金錢等 級較低 的前期 沿袭下 来的、 那种平 民化的 爱好准 
則和荣 誉准則 ，还 沒有 来得及 放弃。 例如 ，在 某些最 近暴发 起来的 
美国 城市的 上层阶 級中， 就往往 还保有 胸衣的 残佘。 可以說 ，胸衣 
主 要盛行 于由較 低的金 錢文化 水平走 向較髙 的金錢 文化水 平那个 
动蕩 的过渡 时期， 这个时 期也可 以說是 一个尽 力装腔 作势、 攀高向 
上~ — 如果 这类形 容詞只 是用作 学术上 的专門 名詞， 不含 有任何 
丑化意 义的話 —— 的 时期。 这就 是說， 在一 切向来 有使用 胸衣的 
风气 的国家 ，只要 它的使 用能够 表明穿 的人在 体格上 的无能 ，从而 
适应作 为荣誉 有閑的 証明这 一目的 ，它就 会繼續 存在。 当然 ，关于 
別 的一些 足以在 外覌上 显然降 低个人 工作效 能的毁 伤肢体 行为和 
衣着上 的設計 ，上 述通則 也同样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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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明显 消費方 面的种 种事項 ，情 况也有 些相类 ，上述 通則同 
样 适用。 近百 年来有 一种很 明显的 趋向， 尤 其是在 男子服 飾的演 
变中 ，有些 消費的 方式和 有閑的 象征巳 經不复 存在， 这类事 物必然 
要使使 用人烕 到麻煩 ，在过 去也許 很能适 应需要 ，但 在今天 的上流 
社会如 果繼續 使用， 将成为 一种額 外負担 —— 如涂 粉假发 和金綫 
带的 使用以 及經常 修面的 风气， 都 是这类 例子。 近 年来修 面的风 
气在上 流社会 又有些 恢复的 样子， 这 或者是 出于对 仆役們 的习尙 
的一时 模仿， 相信这 个习慣 同我們 祖父一 輩的头 上的假 发一样 ，不 
久 会成为 陈迹。 

这些 、以及 与之相 类的一 些事物 ，在 使用 者方面 实际上 全无意 
义， 而 这一点 又表現 得非常 浅露， 毫无 遮掩， 使一切 旁覌者 一望而 
知。 为了改 变这种 情况， 逐漸 使用了 表現同 样事实 而比較 巧妙的 
方式; 这些 方式在 高明的 、属于 比較小 范围的 一些人 的有經 驗的眼 
光里还 是同样 明显的 ，而人 們所要 博取的 也主要 是这些 人的好 評。 
如 果一个 要从事 自我表 現的人 所要夸 耀的对 象是社 会中的 广大人 
群， 而这类 人对于 財富与 有閑的 一些細 微曲折 、变化 巧妙的 証明方 
式 ，如 何覚察 ，如何 欣賞， 幷沒 有經过 訓練， 則那 种比較 早期的 、粗 
率 的自我 表現方 式还有 其存在 依据。 当富裕 阶級有 了充分 发展， 
形成 一个广 大集团 （这 些人对 于消費 方面比 較精深 微妙的 种种窍 
門是 有充裕 时間来 深入鑽 硏的） 以后， 自我表 現的方 式就有 了由粗 
到精的 变化。 “ 过火的 ”服装 表明穿 的人所 要配合 的是流 俗的口 
胃， 于 此道硏 究有素 的人对 它是要 引起反 威的。 对 于一个 有高度 
敎 养的人 来說， 只有与 他属于 同一上 层阶級 的成員 才是他 所注意 
的， 只有这 些人在 有經驗 的辨別 力下所 給予他 的好評 和敬意 ，才是 
有实际 重要意 义的。 由 于富裕 的有閑 阶級巳 經发展 得十分 庞大， 
属 于有閑 阶級的 个人跟 同阶級 的各成 員之間 的接触 已經越 来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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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 就 荣誉上 的目的 来說， 已經足 以自行 构成一 个人类 环境， 这就 
发生 了一种 傾向， 把居民 中比較 微賤的 分子排 出組織 以外， 甚至 
根本 就不把 他們当 作其意 見是贊 可还是 反对应 当加以 探求 的旁覌 
者。 所有这 一些演 变的結 果是， 在服 装表現 方面的 方式方 法的精 
益 求精， 設訃上 的越加 巧妙和 服装在 象征表 示的方 式上的 趋于精 
神化。 大家 晓得， 关于礼 俗的一 切事項 ，上层 有閑阶 級是居 于权威 
地位的 ， 随着他 們在表 現方式 上的改 进社会 的其他 部分也 逐漸有 
了 相应的 改进。 随着 社会在 財富上 、文 化上的 进展， 証明支 付能力 
的 方式越 来越精 微巧妙 ，作 为一个 覌察者 必須具 有进一 步高明 、精 
确的辨 別力。 这 种对于 自我表 現的媒 介物的 进一步 高明、 精确的 
辨別力 ，实 际上 是高度 金錢文 化中一 个极其 重要的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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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工 业的脫 离与保 守主义 

* 

人类在 社会中 的生活 ，正同 別种生 物的生 活一样 ，是生 存的竞 
爭， P 此是 一种淘 汰适应 过程； 而社会 結构的 演进， 却是制 度上的 
一个自 然淘汰 过程。 人 类制度 和人类 性格的 一些已 有的与 正在取 
得的 进步， 可以 槪括地 認为是 出于最 能适应 的一些 思想匀 慣的自 
然淘汰 ，是 个人对 环境的 强制适 应过程 ，而这 种环境 是随着 社会的 
发展、 随着人 类賴以 生存 的制度 的不断 变化而 逐漸变 化的。 談到 
制度， 不 但其本 身是精 神态度 与性格 特征的 一般类 型或主 要类型 
所由形 成的淘 汰适应 过程的 結果， 而 且它也 是人类 生活与 人类关 
系中 的特有 方式; 因此 ，反过 来說， 它也 是淘汰 的有力 因素。 这就 
是說， 变 化中的 制度也 足以促 进具有 最相适 应的气 質的那 些人的 
进一 步汰存 ，足以 使个人 的气質 与习性 ，通 过新 制度的 构成， 对变 
化 中的环 境作进 一步的 适应。 

促 进人类 生活与 社会結 构发展 的那些 力量， 无 疑是可 以最后 
归納为 人类本 身和物 質环境 两个方 面的; 但 就这里 的硏究 目的来 
說 ，最 好把这 些力量 大体上 說成是 这样一 种环境 ，这 种环境 部分是 
人的， 部分是 非人的 ，和这 样一种 人类， 这种 人类在 体格和 智力的 
构成上 多少是 有些确 定的。 但是 总的或 一般的 来說， 这样 一种人 
类 还是多 少有些 变化不 定的； 当然 ，主 要是在 順应的 变化可 以获得 
汰存 这一通 則之下 变化不 定的。 这种 順应的 变化的 汰存， 也許主 
要是 种族类 型上的 汰存。 任何 社会， 如果其 居民是 由多种 不同的 
民族 混合組 成的， 則其中 在 体格上 和气質 上比較 頑强、 比較 稳定的 
那儿 个种型 ，在社 会生活 史上的 任一个 时期， 就会有 这一个 或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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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种 型上升 到統治 地位。 一般 形势， 包括在 任一个 时期逋 行的制 
度， 总是 会使某 一性格 类型比 其他性 格类型 格外有 利于生 存和統 
治; 而 这样汰 存下来 的民族 ，他 們在繼 續保持 过去遺 留下来 的制度 
幷加以 发揚光 大时， 将 在很大 程度上 按照自 己的爱 好来改 变这类 
制度。 但 除了在 性格和 气質比 較稳定 的若干 种型之 間进行 的淘汰 
以外， 在 占优势 的某一 个或某 儿个种 型所特 有的性 格傾向 的一般 
范围 內的那 些思想 习慣, 无疑也 在經历 一个持 續的淘 汰适应 过程。 
由 于在比 轉稳定 的各种 型之間 进行的 淘汰， 任何民 族的基 本特征 
可能产 生一种 变化； 而在 同一种 型范围 之內， 由于在 某些細 节上的 
适应 ，由 于在任 一个或 任一类 社会关 系所特 有的种 种习憒 覌念之 
間进行 的淘汰 ，也 会产 生一种 变化。 

然 而就这 里的硏 究目的 来說， 关 于适应 过程的 性質这 一問題 
— 不 論問題 牵涉到 气質或 性格比 較稳定 的各种 型之間 的 淘汰， 
抑 或主要 是人們 的思想 习慣对 变化中 的环境 的适应 一 还 是次要 
的， 主要 問題是 在于如 何通过 这一方 式或那 一方式 使制度 变化和 
发展。 制度必 須随着 环境的 变化而 变化， 因 为就其 性質而 言它就 
是对这 类环境 引起的 剌激发 生反应 时的一 种习慣 方式。 而 这些制 
度 的发展 也就是 社会的 发展。 制度实 質上就 是个人 或社会 对有关 
的某些 关系或 某些作 用的一 般思想 习慣； 而 生活方 式所由 构成的 
是, 在某一 时期或 社会发 展的某 一阶段 通行的 制度的 綜合， 因此展 
心理学 的方面 来說， 可玖 槪括 地把它 說成是 一种流 行的精 神态食 
或一 种流行 的生活 理論。 如果 就其一 般特征 来說， 則这种 精神态 
度或生 活理論 ，說 到底， 可以 归納为 性格上 的一种 流行的 类型。 

今天的 形势是 要构成 明天的 制度的 ，方式 是通过 一个淘 汰的、 
强制的 过程， 对人們 对事物 的习慣 覌念发 揮作用 ，从 而改变 或加强 
他們对 过去遺 留下来 的事物 的覌点 或精神 态度。 人 們是生 活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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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也 就是說 ，思 想习慣 —— 的指导 下的， 而这些 制度是 早期遺 
留下 来的； 起源 的时期 或者比 較远些 ，或 者比較 近些， 但不管 怎样， 
它們总 是从过 去逐漸 改进、 逐漸 遺留下 来的。 制度 是巳往 过程的 
产物， 同 过去的 环境相 适应， 因 此同現 在的要 求决不 会完全 一致。 
出于 必然的 事理， 这种 淘汰适 应过程 是决不 能赶上 紝会在 任一个 - 
时期所 处的不 断变化 中的形 势的； 因 为不得 不与之 相适应 从而进 
行淘 汰的一 些环境 、形势 和生活 要求天 天在变 化:社 会中每 一个相 
繼而 起的形 势才吿 成立， 它就开 始变化 ，成为 陈迹。 发展过 程向前 
跨进 一步， 这一 步本身 就构成 了形势 的一种 变化， 要求作 新的适 
应 ，它也 就成了 下一步 調整的 出发点 ，情 形就 是这样 无止境 地演变 
下去。 

应当注 意到， 虽 然今天 的制度 一 ■也就 是当前 的公認 的生活 
方式 一 幷不完 全适应 今天的 形势这 种說法 是听来 使人生 厌的陈 
詞 滥調; 可是也 还有一 种傾向 ，这 就是, 人們对 于現有 的思想 习憤， 
除非 是出于 环境的 压迫而 不得不 改变， 一般 总是要 想无限 期地坚 
持 下去。 因此 遺留下 来的这 些制度 ，这 些思想 习慣、 精 神面貌 、現 
点 、特質 以及其 他等等 ，其 本身 就是一 个保守 因素。 这就是 社会慣 
性、 心理慣 性和保 守主义 因素。 

社 会結构 要变化 ，要 发展， 要同改 变了的 形势相 适应， 只有通 
过 社会中 各个阶 級的思 想习慣 的变化 ，或者 說到底 ，只 有通 过构成 
社会的 各个个 人的思 想习慣 的变化 ，才会 实現。 社会 的演进 ，实質 
上是个 人在环 境压迫 下的精 神适应 过程! 变化了 的环境 ，同 适应另 
一 套环境 的思想 习憤巳 經不能 相容， 这就要 求在思 想习慣 上有所 
改变。 至 于这一 适应过 程是一 个持久 存在的 各种型 之間的 淘汰与 
生 存过程 ，还 是一个 个入对 巳有特 性的黴 承与适 应过程 ，就 这里的 
討論目 的来說 ，幷 不一 定是一 个具 有重要 意义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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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发展 ，特別 是从經 济理論 的立場 来看， 是“ 內部关 系在大 
体 上很明 确地向 外部关 系調整 ”的不 断的、 有增 无巳的 接近； 但这 
种 調整决 不会确 定完成 ，因 为由于 “內部 关系” 的变化 ，外部 关系” 
也 在不断 变化。 接 近的程 度可髙 可低， 这要 看作出 調整时 的便利 
程度 而定。 不管 怎样， 人們在 为了符 合改变 了的形 势的要 求而調 
整思 想习慣 的时候 ，总 是迟疑 不决的 ，总 是有些 不大願 意的， 只是 
在形势 的压力 之下， 巳 有的現 点巳經 站不住 的时候 ，才終 于这样 
做。 制度与 习慣覌 念因环 境改变 而作出 調整， 是对 于外来 的压力 
的反应 ，其性 質是对 剌激的 反应。 因此， 实現 調整的 迅速与 便利， 
也就 是說社 会結构 发展的 能力， 在很 大程度 上是决 定于任 一个时 
期 的形势 对社会 中各个 成員发 生影响 的直率 程度； 所謂直 率程度 
指的也 就是， 各 个成員 在环境 的拘束 力之前 的暴露 程度。 如杲社 
会中的 任何部 分或任 何阶級 ，对 环境所 起的影 响的任 何主要 方面， 
处 于有所 蔭蔽的 地位， 那么社 会中的 那个部 分或那 个阶級 的覌念 
和生活 方式适 应改变 了的一 般形势 的过程 将比較 迟緩， 它 将对社 
会的轉 变发生 在这一 程度上 的阻滞 作用。 富裕 的有閑 阶級， 对于 
促 进变化 与調整 的經济 力量， 就是 处于这 样的有 所蔭蔽 的 地位。 
还 有一层 ，有 助于制 度調整 的一些 力量， 尤其 是在現 代工业 社会的 
情况下 ，說 到底 ，差不 多完全 是属于 經济性 質的。 

任何 社会的 結构如 果是由 所謂經 济的制 度組成 的，. 就可 以看 
作一个 工业的 或經济 的机械 結构。 这类 制度， 就是 在社会 的生活 
过程 中接触 到它所 处的物 質环境 时如何 繼續前 进的习 憤方式 。在 
某一巳 有的环 境下， 如 果发揮 人类活 动力的 某些方 式巳經 具体形 
成， 則社会 的生活 在这类 习慣方 向下将 有相当 圓熟的 表現。 这时 
社 会将利 用环境 的力量 ，使 生活能 够按照 从过去 学来的 、現 在巳經 
与 这些制 度合而 为一的 一些方 式繼續 下去。 但是， 当人口 有了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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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人們 支配自 然力量 的知識 和技巧 有了扩 大和提 高以后 ，那 些集 
体中 各成員 ^ ^間 的关系 的习慣 方式， 以及推 进整个 集体的 生活过 
程的习 慣方式 ，就 不再 能产生 跟以前 同样的 結果； 由 此造成 的生活 
条件， 也不 再能在 以前 那样的 情况下 或以前 那样的 效果下 在各个 
成員中 分配。 如果 一个团 体在以 前 的情况 下进行 的那种 生活方 
式 ，在 当时的 环境下 ，就 那个团 体的生 活过程 的效率 或便利 程度而 
言， 曾經获 得在大 体上尽 其力可 以达到 的最高 成就; 那末在 这个时 
候 ，同 样的、 沒有改 变的生 活方式 ，在 改变了 的 环境下 ，就不 再能产 
生以 前那样 的尽其 力可以 达到 的最高 成就。 在人 口、 技能 和知識 
有了 改变的 情况下 ，按照 传統方 式进行 的生活 的便利 程度， 也許幷 
不 低于在 以前的 情况下 的便利 程度; 但 大致的 情况总 是这样 ，这时 
如果 能改变 方式来 适应改 变了的 情况， 就会 减少便 利程度 降低的 
可能。 

集 体是由 个人組 成的， 集 体的生 活是至 少在表 面上各 不相謀 
的情况 下进行 各个 个人的 生活。 集体的 、公 認的生 活方式 所体現 
的是 ，集体 中各个 人对人 类生活 怎样才 是正确 、善良 、合 宜和 美化的 
見 解上的 一致。 由于 应付环 境的方 式有了 变更， 生 活条件 就須重 
新 分配; 就 生活的 便利程 度而言 ，这一 重新分 配的結 果幷不 是整个 
集 体的一 次均等 变化。 情 况变更 以后， 整个 集体的 生活的 便利程 
度也 許会有 所提髙 ，但重 新分配 通常会 产生的 結果是 ，集体 中的某 
些成 員在生 活的便 利或充 实程度 上有所 降低。 在 人口、 专 門技术 
或 工业組 織等方 面有了 进展以 后， 至少对 社会中 某些成 員来說 ，如 
果他 們要想 便利地 、有效 地投入 改变了 的工业 方式， 就得改 变他們 
的生活 习慣; 这样 ，关于 生活习 慣何者 为善、 何者为 美的一 些固有 
覌念， 他們就 不再能 保持。 

任何人 ，如 果必 須改变 他的生 活习慣 ，改 变对他 的同輩 們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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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 关系， 就会 威到新 形势要 求下的 .生 活方式 同他所 习憒的 传統的 
生活方 式两者 之間的 矛盾。 对 于改造 巳有的 生活方 式具有 最活跃 
动机的 ，最 容易被 說服去 接受新 标准的 ，就是 处于必 須改变 生活习 
慣这种 地位的 个人; 而只 是出于 生計上 的需要 ，人們 才会处 于这样 
的 地位。 环境对 一个集 体施行 压力， 促使集 体的生 活方式 进行調 
整时， 是以金 錢的迫 切要求 运—形 式向集 体的 成員进 行冲击 的。 
外在的 力量， 大部 分会表 現为金 錢的或 經济的 迫切 要求这 样一个 
形式； 只是 由于这 个緣故 ，我們 才說， 足以使 任何現 代工业 社会进 
行制度 上的調 整的那 些力量 ，主要 是經济 的力量 ，或 者說得 再明确 
些， 这些 力量所 表現的 形式是 金錢的 压力。 这里所 考虑的 这样一 
种 調整， 实 質上就 是人們 关于何 者为善 、何者 为美 的覌念 上的变 
化 ，而 借以引 起人們 对何者 为薺、 何者 为美的 見解的 变化的 手段， 
則主 5? 是 金錢的 迫切要 求下的 压力。 

人們 对于生 活中何 者为善 、何 者为美 釣覌念 上的任 何变化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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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量也 只是在 迟疑、 勉强的 情况下 实現的 。当 发生 了朝向 所謂进 
步 的方面 的任何 变化时 ，情况 格外是 这样！ 这就 是說， 发生 的变化 
如果是 同古老 的状态 —— 我們 可以把 这个状 态看作 是在社 会进化 
过程 中任何 阶段下 的一个 分歧点 —— 相背 馳的， 它 的实現 将更加 
迟疑 不决。 开倒車 ，重新 接近一 个民族 过去久 巳习慣 的覌点 ，这样 
的变 化总是 比較容 易的。 如果 当初发 生与过 去的現 点相背 离这一 
現象 ，幷不 是主要 由于气 質跟早 期覌点 不相投 的种型 的替換 ，恢复 
到原来 的覌点 会格外 順利。 

在西 方文化 史中， 紧接現 代的前 一个文 化阶段 是这里 提到过 
的所謂 准和平 阶段。 在这个 准和平 阶段， 身 份制是 生活方 式中的 
显著 特征。 当 时表現 得格外 突出的 是統 治与个 人 服从的 精神态 
度; 今天 人們对 这一点 是如何 地佘情 未断， 巳經可 以不 言而喻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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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精神 态度， 与 其說巳 經被与 质期发 展下的 迫切要 求完全 相一致 
的 思想习 慣所彻 底淸除 ，不 如說是 在今天 的經济 的迫切 要求下 ，还 
处于 未确定 的中止 状态。 属 于西方 文化下 的人民 的一切 主要民 
族， 在其生 活史上 ，在 經济发 展的过 程中， 掠 夺阶段 与准和 平阶段 
的 持續时 間似乎 很长。 因此， 那些文 化阶段 所固有 的一些 气質和 
性格 傾向巳 經达到 了那样 的牢固 程度， 当任 何阶級 或社会 跟有利 
于保 持后期 发展下 的思想 习憤的 那些力 量的影 响隔得 很远时 ，就 
会 无可避 免地发 生迅速 恢复符 合前阶 段的心 理素質 的一些 显箸特 
征的 傾向。 

这 一点是 人所共 知的， 个人或 者甚至 为数众 多的一 群人, 如果 
与 高度工 业文化 隔离， 接近較 低的文 化环境 或比較 不发达 的經济 
处境， 他 們就会 很快地 显露出 恢复掠 夺类型 所特有 的那些 精神特 
征的 傾向。 看来 属于长 顱金发 型的欧 洲人， 同西方 文化下 的別的 
种型 比較， 似乎 更加容 易轉向 未开化 意識。 在近代 移民史 与殖民 
史中， 关于 小規模 的这样 的复归 傾向， 有过 很多的 例子。 盲 目的爱 
国主 义是掠 夺文化 下的一 个极其 突出的 特征； 这一 恃征的 存在也 
往往是 現代社 会的复 归傾向 的一个 最显著 标志； 除 那种惟 恐触犯 
这一主 义的情 况当作 別論外 ，这 里也許 可以引 美国殖 民地的 情况， 
作 为这种 复归傾 向的一 个例子 ，这虽 然不是 一次性 質十分 广泛的 
复 归傾向 的表現 ，但規 模异常 之大。 

在任何 現代的 、高度 組織下 的工业 社会， 有閑阶 級对于 那些經 
济的 迫切要 求下的 压力， 总是处 于有所 蔭蔽的 状态。 这个 阶級对 
于生 活寶料 的竞爭 ，沒有 別的阶 級那样 迫切、 紧张； 由于它 处于这 
样的优 越地位 ，可 以想 像得到 ，当 形势 要求在 制度 上作进 一步发 
展， 对改变 了的工 业局势 作重新 調整时 ，它的 反应在 社会各 阶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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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是最迟 鈍的。 有閑阶 級是一 个保守 阶級。 社会中 一般經 济形势 
• 的要求 ，幷不 会毫无 拘束地 、直 接地对 这个阶 級的成 員进行 冲击。 
他 們无須 改变生 活习慣 或改变 他們对 外界的 理論覌 点来适 应改变 
了的 工业技 术上的 要求， 他們不 这样做 也幷无 所損， 因为他 們幷不 
是 工业社 会中一 个十足 意义下 的有机 部分。 因此这 类迫切 要求幷 
不能輕 易地使 这个阶 級的成 員产生 对現状 的某种 程度的 不安； 而 
只有 这种一 定程度 的不安 威覚， 才能 使不管 是怎样 的一群 人抛弃 
其巳 經习以 为常的 那些生 活覌点 和生活 方式。 在 社会进 化过程 
中 ，有 閑阶級 的作用 是对社 会的动 向从中 阻挠， 保留 腐朽、 落后的 
事物。 这幷 不是一 个新奇 論点， 这是 很久以 来一般 人的日 常見解 
之一 。 

富裕 阶級生 来是保 守的， 这巳 是获得 普遍認 可的一 种論断 ，作 
出这一 論断， 无 須多借 助于有 关这一 阶級在 文化发 展过程 中所处 
的地位 与关系 这些方 面的任 何理論 覌点。 人們 对这个 阶級的 保守. 
主义所 作的解 释一般 总是带 些歧視 意昧， 他 們認为 富裕阶 級之所 
以反对 革新， 是由于 它拥有 那种不 値得称 道的旣 得利益 ，是 由于要 
保持 現状， 保持那 种旣得 利益。 但 这里要 提出的 解释， 却不 含有归 
咎 于那种 不値得 称道的 动机的 意思。 这个阶 級反对 文化結 构上的 
. 变化 是出于 本能， 幷 不是主 要出于 物質利 益上的 打算; 这是 一种与 
事 物巳有 的做法 有了背 离时人 們就会 发生的 本能的 反威， 这种反 
威是 人所共 有的， 只是在 环境的 压力下 才会被 克服。 生活 习慣和 
思 想习慣 上的任 何变化 总是惹 厌的。 在这一 点上富 人与常 人之所 
以有 差別， 主要幷 不是由 于激起 保守主 义的那 种动机 ，而是 由于对 
强迫 促使事 物变化 的那些 經济力 量的暴 露程度 彼此有 所不同 。富 
裕 阶綏的 成員不 像別人 那样容 易屈服 于革新 要求， 因为他 們沒有 
受到 非屈服 不可的 压制。 


富裕阶 級的这 种保守 性巳經 成为这 样显著 的一个 特征， 甚至 
这一点 已經漸 漸地被 看作是 荣誉的 标志。 保 守性旣 然是社 会中比 
較富 裕的、 因此也 就是比 較有声 望的那 部分人 的特征 ，它就 有了相 
当離荣 誉价値 和炫耀 价値。 这一点 巳經习 慣成自 然到这 样的地 
歩 / 以致 在我們 对荣誉 的覌念 中自然 地含有 坚持保 守覌点 这一意 
义。 凡 是要保 持相為 声望, 不受到 社会的 指摘， 凡是 要过这 样曰子 
的人， 非抱着 这种保 守态度 不可。 保守主 义是上 流社会 的特点 ，是 
正派 作风; 正相反 ，講 求革 新是下 流社会 現象， 是庸俗 态度。 我們 
对一 切社会 革新会 本能地 抱着反 威幷加 以排斥 ，这 种覌念 当中含 
有的 一个最 初的、 最輕率 的因素 ，就是 这类事 物在本 質上是 庸俗的 
这一 感覚。 因此， 有时 候卽使 我們認 为某一 革新者 的主张 确有可 
取 一-- 这 样的情 况是很 容易发 生的， 如果这 个革新 者所要 糾正的 
一些 缺点， 在时間 、空 間或 个人关 系上跟 我們隔 开得充 分 远的話 
—— 也仍然 不能免 f 这样 一种 烕覚， 卽同这 种人交 往至少 是令人 
不 快的， 还 是跟他 少接近 为妙。 革新 是要不 得的， 是不上 品的举 
动。 

富裕有 閑阶級 的习尙 、举动 和見解 ，是社 会中其 他成員 一貫奉 
行 的行为 准則， 这一事 实使这 个阶級 的保守 主义的 影响格 外增加 
力量 ，扩 大势力 范围。 它 使一切 爱好声 名的人 不能不 学它的 榜样。 
富 裕阶級 旣然居 于这样 的崇高 地位， 旣然是 端正的 仪容举 止的模 
范 ，其 对社会 进展方 面所发 生的阻 力就不 能单从 人数上 来估計 ，它 
要比 这个大 得多。 富 裕阶級 的一貫 的示范 作用， 大 大地加 强了其 
他一 切阶級 对任何 革新的 抗力， 使人 們的爱 好固着 于历代 遺留下 
来的那 些优良 制度。 

有閑 阶級对 于进一 步符合 时代要 求的习 慣的生 璋方式 的采用 
从中 阻挠时 ，其間 还有个 方式， 起着在 同一方 向下的 影响。 这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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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层 阶級指 导下的 第二种 方式， 与上 述本能 的保守 傾向以 及对新 
思想 方法的 憎嫌， 幷不严 格地属 于同一 范畴; 但是也 可以提 出来在 
这 里一幷 討論， 因为它 至少在 阻止革 新与阻 止社会 結构的 发展这 
一 点上， 与 保守主 义的性 質是相 同的。 在任 一时期 以及任 一民族 
中流 行的一 些礼法 、风俗 和习慣 ，总是 或多或 少具有 一种有 机統一 
体的 性質， 因此在 結构的 任一点 上的显 著变化 ，卽使 沒有引 起全面 
的 改革， 也将 引起別 的方面 的某些 变化或 調整。 当 发生的 变化所 
直 接涉及 的只是 結构中 的一个 細小部 分时， 其由此 引起的 对传統 
組織 的千扰 也許是 不大明 显的； 但卽 使在这 种情况 下也尽 可以有 
把握 地說， 将由 此发生 对总的 結构影 响相当 远大的 千扰。 另一方 
面， 当試 行一种 牵涉到 传統結 构中处 于首要 地位的 一种制 度的禁 
止或 彻底改 造的改 革时， 人們 立刻会 烕到， 它 将使整 个結构 受到严 
重千扰 ，会 烕到， 这种使 某一主 要因素 除旧布 新从而 使整个 結构进 
行 一次重 新調整 的措施 ，卽使 不是一 个大可 怀疑的 、也 至少 是一个 
痛苦的 、令人 生厌的 过程。 

对 传統的 生活方 式的任 何一个 特征要 进行彻 底改革 是困难 
的 要 体会这 方面的 困难， 只 要提一 提諸如 废除属 于西方 文化下 
的任何 一个国 家的父 系制度 或一夫 一妻、 私有 財产、 一神 敎等制 
度 ，或者 要废除 中国的 祖先崇 拜或印 度的种 姓制度 、非 洲的 奴隶制 
度， 或者 要在伊 斯兰敎 国家树 立两性 的平等 等等会 引起多 大的紛 
扰就 够了。 以上所 举各項 中任何 一項的 改革， 将引 起整个 传統結 
构极大 的混乱 ，这 一点是 无庸置 疑的。 要 实施这 样一类 的改革 ，势 
必使人 們的思 想习慣 ，不 但在与 間題直 接有关 的方面 ，而且 在整个 
結 构的其 f 方面 ，发 生深刻 变化。 对于 这样一 类的改 革抱有 反威， 
实 質上等 +是对 基本上 异調的 生活方 式威到 畏縮。 

善良 的人們 对于公 認的生 活方式 在任何 一点上 的改革 总是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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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反威的 ，这 是在日 常經驗 中习見 的現象 。时 常会听 到这些 人对于 
卽使 是比較 細小的 改革， 諸如英 吉利基 督敎会 的废除 、离婚 手續的 
簡化、 女子参 政权的 确立、 酒类 制造与 販卖的 禁止、 遺产制 的废止 
或限 制等等 ，也热 烈地向 社会提 出忠告 ，苦口 婆心地 反复申 明这类 
改革会 对社会 发生怎 样广泛 的危害 。他 們剴切 地指出 ，任何 一种的 
这类 改革将 “彻底 动搖社 会的結 构”， “ 使社会 陷于混 乱”， “ 破坏道 
德的基 础”, “使生 活陷于 不堪設 想的地 步”， “ 破坏一 切事物 的自然 
秩序” ，等等 。这 类說法 无疑是 言过其 实的; 但 同一切 的夸张 論調一 
样, 这类說 法同时 也是一 种强烈 的威覚 的証明 ，其目 的是要 指出后 
果的严 重性。 他們威 到这些 以及 其他类 似的一 些改革 ，对于 公認的 
生 活方式 的扰乱 ，其影 响所及 ，不 只是 限于为 人类謀 便利的 一系列 
設計中 某一孤 立項目 的簡 单改变 ，其后 果比这 个要严 重得多 。具有 
头等重 要意义 的改革 其情况 固然是 这样， 属 于具有 較少的 直接重 
要意义 的一些 改革也 是这样 ，不 过輕重 程度有 些差別 而巳。 对改革 
的 反威， 大部分 是出于 对任何 一种改 革必然 引起的 重新調 整时产 
生 的那种 騷扰、 混乱的 反威。 属于任 何一种 文化或 任何一 个民族 
的制度 系統总 是一个 整体， 其間任 何一項 制度都 不是孤 立的; 这一 
点格 外加强 了人們 在思想 习慣上 对任何 改革的 本能的 反抗， 卽使 
对于 一些就 其本身 来看是 属于次 要的一 些改革 ，情 况也是 这样。 

> 对于改 革的抗 力由于 人类各 种制度 的彼此 关眹而 像上面 所說‘ 
那样加 强的后 果是, 在任 何改革 下进行 必要的 調整, 必須付 出比不 
存 在这一 情况时 更大的 气力。 令人威 到不快 的还不 只是巳 經确立 
的思想 习憤的 改变。 在 对公認 的生活 理論加 以变更 的过程 中是需 
要作 一定程 度的精 神意志 上的努 力的； 在变更 了的环 _下 要判断 - 
方向 ，找 到自己 的位置 ，是 需要作 长期艰 苦的奋 斗的。 -这 样一个 
过程中 旣然需 要支出 一定的 精力， 那 么要胜 利完成 使命， 就得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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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除在 日常生 活斗爭 中被吸 收的精 力以外 ，还 能蓄有 佘力， 以供 
这 方面的 消耗。 由 此可見 ，足以 阻碍进 步的， 不但是 人們的 奢侈生 
活' — 它断絕 了对現 状不滿 而要求 改进的 机会, 而且衣 食不周 ，物 
質生 活过于 艰苦， 也会发 生同样 的作用 ，作用 的有效 程度幷 不亚于 
前一 情况。 赤貧 阶級， 以及所 有那些 把全部 精力消 耗在日 常生活 
斗爭 中的人 們是保 守的， 因为 他們再 也沒有 余力去 想到明 天以后 
的 曰子; 恰恰 跟这些 人相同 ，时运 太好， 日子 过得非 常得意 的人們 
也是 保守的 ，因为 他們对 今天的 情况威 到不足 的机会 很少。 

根据 这一論 点可以 推定， 有閑阶 級制度 是足以 造成下 层阶級 
的保 守性的 ，其方 式是尽 可能地 剝夺后 者的生 活資料 ，使之 消費縮 
减 、精 力消耗 到这样 的地步 ，以 致更无 余力从 事于学 习和采 納新的 
思想 习慣。 在 金錢的 等級上 ，財 富旣然 集中在 等級的 上一端 ，下一 
端就必 然陷于 貧困。 无 論哪里 发生了 人民中 某一部 分陷于 极度貧 
困 的情况 ，对 任何革 新总是 一个严 重障碍 ，这 一点是 人所共 知的。 

除了 由于財 富分配 不均而 发生的 这一直 接的、 抑制性 的影响 
以外 ，还有 一个与 之相輔 而行的 間接的 影响， 会造成 同样的 結果。 
我 們巳經 看到， 上层阶 級在确 定荣誉 准則方 面所作 出的有 权威的 
榜样 ，助 长了明 显浪費 习憤。 以 一切阶 級的礼 仪标准 而言, 明显浪 
費的盛 行是其 間的主 要因素 之一， 这 当然幷 非完全 是出于 对富裕 
有閑 阶録的 模仿， 但有 閑阶級 的示范 作用格 外加强 了明显 浪費的 
实行和 坚持彳 却是 无可怀 疑的。 礼俗 在这件 事上的 要求是 极其有 
力 、极其 迫切的 I 因此卽 使金錢 力量充 分雄厚 、除維 持最低 生活外 
还綽有 余裕可 以从事 于对物 品更多 的消費 的那些 阶級， 也 往往把 
除 滿足比 較迫切 的物質 需要以 外可以 自由支 配的那 个剰余 部分， 
使用在 礼仪准 刖要求 下的明 显消費 方面， 而 不用于 进一步 的物質 
享受和 生活的 进一步 充实的 方面。 而且 可供利 用的剌 余精力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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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半是 使用在 供明显 消費或 “明显 貯藏” 用的物 品的取 得方面 。結 
果是 ，出 于金錢 荣誉的 要求， （ 1 ) 除了明 显消費 以外， 剩下 来可以 
供 应最低 生活需 要的只 是一个 很小的 部分， （2) 所有 精力， 除了用 
于无 可再减 的生活 上的物 質需要 以外， 如有任 何剩余 ，也同 样为金 
錢荣誉 要求的 方面所 吸收。 所 有这一 切的結 果是， 加强了 社会中 
的 一般保 守态度 。 有閑阶 級制度 所以会 直接阻 碍文化 发展， 是由 
于 ： （ 1  ) 这一阶 級本身 所固有 的慣性 ， （  2  ) 它 在明显 浪費和 保守主 
义 上一貫 的示范 作用， （3) 这 一阶級 本身所 依据的 財富与 生活資 
料不 均等分 配制度 所发生 的間接 作用。 

此 外还有 一层， 讓 一切事 物保持 現状这 一点本 身对有 閑阶級 
就是一 种实际 利益。 在 任一个 时期的 当前环 境下， 这个阶 級总是 
处于有 利地位 ，因 此与現 有事态 相背馳 的任何 变化， 看来只 会对它 
有損 ，未 必会对 它更加 有利。 只是 由于阶 級利益 的关系 ，这 个阶級 
也应当 采取“ 多一事 不如少 ^ 事”的 态度。 这 一层利 害关系 格外加 
强了这 个阶級 的本能 傾向， 使它 的保守 态度更 加牢不 可破。 

有閑 阶級是 社会結 构中保 守主义 或复归 傾向的 代表者 或媒介 
物。 当然 ，这 里所說 的一切 ，对于 有閑阶 級这一 任务， 幷无 加以頌 
揚或加 以譴責 之意。 它对一 切革新 所起的 抑制作 用也許 是有益 
的， 也許不 是的。 就 任何一 个实例 来說， 情 况究竟 是这样 还是那 
样 ，是有 利还是 有害， 是决 疑論的 問題， 不是 一般理 論上的 問題。 
有些保 守分子 的代言 人往往 認为， 对革新 的主张 ，如 果沒有 保守的 
富裕 阶鈕作 一貫的 有力的 反抗， 則种 种革新 和尝試 将使社 会淪于 
不 塔維持 、不堪 設想的 地步， 到那个 时候， 其 唯一可 能的結 果是引 
起不好 受的、 灾 害性的 反动。 这 个見解 (作为 一个方 針政策 問題） 
也 許有些 道理。 但 这一些 都不属 于現在 的討論 范围。 

:' 有 的对保 守主义 者加以 責难； 有的 說对輕 率的改 革加以 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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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 制是必 要的。 我 們把所 有这些 是非問 題撇开 ，不管 怎样説 ，作为 
一 个有閑 阶級， 对于 环境的 調整， 也 就是所 謂社会 进步或 社会发 
展， 是 必然要 一貫起 阻碍作 用的。 这 个阶級 的特有 态度可 以用一 
句話来 表明： “不論 什么， 凡是 現有的 总是好 的”; 而以自 然 淘汰定 
律应用 于人类 的制度 ，則 会得 出这样 的信条 :“不 論什么 ，凡 是現有 
的总 是不好 的”。 幷不 是說， 今天的 制度在 今天的 生活目 的 上一无 
是处， 而是說 ，出于 当然的 事理， 这些 制度总 是有一 定程度 上的欠 
儀 之处。 这 是由于 生活同 过去发 展过程 中某# 阶段 的一般 
能完全 配合。 缺 点还不 只是在 于今昔 情况不 同的时 間間隔 这一点 
上。 这里 使用所 謂“好 ”和“ 不好” 这些字 眼当然 幷沒. 有怎样 算是应 
当 的或怎 样算是 不应当 的住何 含义。 这些字 眼只是 从进化 理論覌 
点 (而 不是 从道德 覌点) 的 角度使 用的， 所要 表明的 是在实 际进化 
过 程中这 些制度 适合不 适合。 有 閑阶級 制度， 借助 于阶級 利益和 
阶級 本能， 通过說 服力量 或一貫 的示范 作用， 助长了 制度上 現有的 
失調 ，甚至 还有意 于退回 到某些 更加古 老的生 活方式 》 这种 方式， 
比之从 最近的 过去传 来的公 認的那 种陈旧 方式， 跟 当前形 势下的 
生活 要求, 甚至更 加不相 适应。 

尽 管我們 就已往 事物的 保守和 留恋說 上了这 一些， 但 是事实 
上各 种制度 依然在 变化， 依然在 前进。 种种 风尙和 思想习 慣在不 
断发展 ，种种 习憤和 生活方 式也处 于不断 的淘汰 适应过 程之中 。有 
閑阶 級的任 务是对 这种发 展加以 指导幷 丛中 阻挠， 关于这 些方面 
是有 些詰可 說的； 但 就其与 制度发 展的关 系而言 ，除 接触到 根本或 
直 接属于 經济性 質的一 些制度 以外， 这 里可以 說的却 很少。 这些 
制度 —— 經 济結构 一 ^ 按照它 們所适 应的是 經济生 活的两 个不同 
目的中 的这一 个还是 那一个 而言, 大致 可以分 成两类 或两个 范畴。 

按照 古典派 的說法 ，这 两类制 度是营 利制度 和生产 制度;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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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儿 章在別 的关系 方面巳 經使用 的名詞 ，是金 錢制度 和工业 制度; 
还可以 用別的 措辞来 表达， 把 它們說 成是适 应歧視 性的和 适应非 
歧視 性的經 济利益 的两类 制度。 前 一范畴 是同“ 企业” 有关的 ，后 
一 范畴是 同工业 有关的 一 这 里使用 工业这 个字眼 是就其 机械意 
义而 言的。 一 般往往 幷不把 后一类 看成是 制度， 大 部分是 由于它 
幷不直 接关系 到統治 阶級， 因 此很少 把它作 为一个 法制上 的或社 
会习 憤上的 問題来 討論。 当注意 到这一 制度类 型时， 一般 总是从 
金錢 的或企 业的一 面来硏 究的； 在我 們这个 时代， 人們主 要考虑 
的 ，尤其 是上层 阶級所 考虑的 ，就 是經 济生活 中的这 一面。 上层阶 
級在經 济事項 方面所 关怀的 ，除 了企业 利益以 外很少 別的; 而考虑 
社会 問題， 却主要 是这个 阶級的 責任。 

有閑 （卽 有产 业而不 从事生 产的) 阶級与 經济过 程的关 系是金 
錢的 关系， 是 营利的 而不是 生产的 关系， 是 剝削的 而不是 服务的 
关系。 当然 ，这 个阶級 的經济 任务， 間接地 說起来 ，对 經济 生活的 
过程 也許是 极其重 要的； 这里 絕对沒 有要贬 低有产 阶級或 工业巨 
头們 的經济 职能的 意思。 这里 的目的 只是要 指出， 这类阶 級对工 
业 操作和 对經济 制度的 关系的 性質是 什么。 它們的 职务是 齊生性 
的， 它們所 关切的 是把它 們可以 移轉的 財产移 轉給自 己使用 ，把任 
何归 它們掌 握的財 产保持 在手。 企业 界的传 統就是 在这个 掠夺或 
寄生 原則的 淘汰监 視之下 成长起 来的。 这种 传統是 所有权 传統， 
是古代 掠夺文 化的、 多少带 些蘭接 性的派 生物。 但 这类金 錢的制 
度 幷不完 全适合 今天的 形势， 因为它 們是在 跟現在 有些不 同的过 
去的 形势下 成长起 来的。 因此， 卽使就 金錢方 面的效 力来說 ，这类 
制度的 恰当程 度也是 不够理 想的。 改 变了的 工业生 活在营 利方式 
上也 要有所 改变； 而金 錢阶級 所关怀 的是这 样改变 金錢制 度使得 
在取得 由工业 操作而 来的、 与 工业操 作的持 續沒有 矛盾的 私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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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时能获 得最好 效果。 因此有 閑阶級 在对制 度的发 展进行 指导使 
之 适应构 成其經 济生活 的金錢 目的上 ，具 有相当 一貫的 傾向。 

有 許多法 規和社 会上的 成規， 是对財 产安全 、契 約实施 、旣得 
利益 、金 錢交易 的便利 等等有 利的; 金 錢利益 和金錢 习性对 制度发 
展 的影响 如何， 从这类 法規和 成規中 就可以 看出。 諸如会 影响到 
破 产与破 产管理 、有限 貴任、 銀行 与通貨 、工 人方面 或雇主 方商的 
联合、 托拉斯 与种种 企业合 幷等等 的法規 和成規 的变动 ，都 是跟这 
里所 說的金 錢利益 和金錢 习性的 作用有 关的。 社会 的属于 这一类 
的制度 設备， 只是与 有产阶 鍈有直 接关系 ，其 关系的 深浅与 有产程 
度 的高低 成比例 ，也 就是說 ，与 其列入 有閑阶 級时等 鍈的高 低成比 
例。 但在間 接的情 况下， 这些 企业界 的成規 对工业 操作和 社会生 
活 的影响 是极其 深刻的 6 因此 金錢阶 級对制 度发展 的在这 方面的 
指导 ，不但 对巳有 社会結 构的保 持方面 ，而且 对工业 操作本 身的形 
成方面 ，都是 对社会 具有极 重大意 义的。 

这种金 錢的制 度結构 和結构 的改进 的直接 目的， 是在 于为和 
平的、 有組織 的剝削 行为謀 更大的 便利; 但其远 一层的 影响， 却大 
大超 出了这 个直接 目的的 范围。 不仅 是企业 的进一 步順利 經营, 
足 以减少 工业和 工业以 外的生 活上的 波动， 而且由 于在日 常事务 
中需 要运用 机敏辨 別力的 那些紛 扰和錯 杂情况 被消除 的結果 ，金 

I 

錢阶級 本身将 成为多 余的。 一 等到金 錢交易 被縮减 为日常 工作， 
那些 工业中 的巨头 就可以 省免。 不 用說， 这 样一个 极端的 演变还 
在未可 确定的 将来。 在現 代制度 中有利 于金錢 利益的 改进， 在另 
一个領 域內， 傾向于 用“无 灵魂的 份有限 公司来 代替工 业中的 
头子， 做到这 一点， 有閑 阶級在 所有权 方面的 一个巨 大职能 又会被 
解除。 因此 ，有閑 阶級的 势力在 經济制 度的发 展方面 引起的 傾向， 
在 工业上 是具有 极其重 要的意 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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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古 代遺风 的保持 

有閑 阶級制 度不但 对社会 結构有 影响， 对社会 中成員 的个人 
_ 格也有 影响。 某一性 格或某 一覌点 ，一 旦获 得認可 ，成为 生活的 
k 威 标准或 規范， 就会 在承認 它为規 范的那 个社員 中的成 員的性 
格上 引起反 fe， 在 一定程 度上构 成其思 想习慣 ，对人 們的素 性和意 
向发 揮监視 作用。 所 以会发 生这种 效果， 部 分是由 于一切 人的习 
性 都受到 了强制 敎化而 与之相 适应， 部分是 由于不 相适合 的那些 
个 入和家 族受到 淘汰。 凡是同 公認的 結构所 要求的 生活方 式不相 
造％ 的人类 素質， 将或 多或少 地受到 排除或 抑制。 金錢竞 赛和工 
业脫离 两个原 則就这 样成了 生活的 准則， 幷 且在人 們必須 与之相 
适应的 环境中 ，成 为相 当重要 的强制 因素。 

明显 浪費与 工业脫 离这两 个广大 原則之 所以会 影响到 文化发 
展 ，一 方面是 由于它 們足以 支配人 們的思 想习慣 ，从 而控制 制度的 
成长， 另 方面是 由于它 們有选 择地保 留有利 于有閑 阶級結 构下生 
活便 利的某 些性格 特征， 从而控 制社会 的有效 气質。 有閑 阶級制 
度塑造 人类的 性格， 大 体上是 循着精 神上的 残存与 复归这 个方向 
进 行的。 它对 社会气 質所发 生的影 响是一 种阻挠 精神发 展的性 
質。 特別是 在近代 文化中 ，总的 說来， 这个制 度有一 种保守 傾向。 
这 一論点 实質上 是极其 寻常的 ，但 是在这 里引用 ，許 多人也 許会威 
到有些 奇恃。 因此不 避重复 、冗 沓， 就 其邏輯 依据作 一簡要 叙述， 
或者 不是多 余的。 

社会 进化是 气質与 思想习 憤在集 体生活 环境的 压力下 的淘汰 
适应 过程。 思想 习慣的 适应是 制度的 成长， 但是与 制度成 长相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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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行的， 还有 一个性 質更加 重要的 变化。 不 但人們 的习償 会随形 
势 要求的 变化而 变化， 而且这 些变化 中的要 求也会 使人类 性格发 
生 相应的 变化。 随 着生活 情况的 变迁， 社会 的人类 素質本 身也有 
了改变 。 近 代人种 学家認 为这种 人类性 格上的 变化， 是在 那些比 
較稳定 、比較 持久的 若千种 族类型 或种 族成分 之間 的淘汰 过程。 
人 类总是 要傾向 于复归 到或相 当严密 地保持 某些人 类性格 类型的 
某一 种的; 这些性 格类型 ，就它 們的主 要特点 来說， 巳經在 与現在 
有所不 同的対 :去的 环境大 致相适 应的情 况下被 固定了 下来。 在西 
方文 化的人 民中， 就包 含着若 干种这 种比較 稳定的 种型。 在今天 
的人种 遺传中 还存在 着这些 种型， 但 这些种 型幷不 是作为 严格不 
变 的模型 、各以 其独有 的或特 有的、 一 点也不 走样的 形态存 在的， 
而是在 多少带 些变型 的形式 下存在 着的。 种 族类型 的某种 变化， 
是 各个种 型及其 混合种 在史前 与有史 时期的 文化发 展中所 經历的 
长期 淘汰过 程所造 成的。 

这种 由长期 与一貫 趋向下 的淘汰 过程形 成的种 型本身 的必然 
变化， 幷沒有 受到硏 究人种 遺留的 作家們 的充分 注意。 西 方文化 
下的种 族类型 ，由于 这样的 比較近 代的淘 汰适应 ，在 人类芦 格上形 
成了 两个主 要的、 分歧的 变型; 与这 里的硏 究有关 的就是 k 两个变 
型， 我們所 注意的 是沿着 这两个 分歧系 統的任 一个繼 續演变 ，对現 
代局势 大体上 将发生 怎样的 后果。 

关于 人种学 論点这 里可作 一簡要 叙述。 为 了避兔 煩瑣， 关于 
各种 种型与 变型及 其遺传 与生存 的大体 情况， 仅就 这里所 需要了 
解的作 一极其 簡单的 輪廓上 的說明 ，这 是不 堪移用 于別的 硏究目 
的的。 在我們 工业社 会中， 人 民的遺 传傾向 大致不 出于以 不三个 
主要 种型： k 顱白型 （the  dolichocephalic-blond)、 短顱 浅黑型 
(the  brachjcephalic-brunette) 和高加 索种； 至于 在我們 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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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比較 次要的 、关 系比較 远的种 族成分 ，这里 都略而 不論。 在这 
些 主要种 型各自 的范围 以內， 返祖遺 传至少 沿着两 个主要 方向的 

这一 方或那 一方在 发生着 变化而 形成两 个变型 - 个是 和平的 

或反掠 夺的, 还有一 个是掠 夺的。 就这 两个变 型而言 ，前者 比較接 
近 于各自 的一般 类型， 是各个 类型在 其合群 生活的 最初阶 段的返 
祖遺传 典型， 这是 在考古 学或心 理学上 都有証 明的。 大都 認为这 
一变型 所体現 的就是 ，現代 文明人 类在掠 夺文化 、身 份制与 金錢竞 
賽 发展以 前和 平的、 野蛮的 生活状 态下的 祖先。 还有一 个变型 ，掠 
夺的 变型， 則被 認为是 一些主 要种型 及其混 合种在 比較近 期变化 
下的残 存者； 这 些种型 是在掠 夺文化 和准和 平阶段 的后期 竞賽文 
化 或正式 金錢文 化的鍛 炼下; 主要逋 过淘汰 适应而 逐漸变 化的。 

根 据公認 的遺传 法則， 在 比較遙 远的过 去环境 下的一 些性格 
特征也 会有所 遺留。 在一般 的或公 認的情 况下， 如 果种型 有了变 
化 ，种型 的性格 特征仍 将留传 下来， 与其不 久的过 去情况 大致相 
近 —— 这一 現象可 以称之 为現存 遺传。 就这 里的硏 究范围 来說， 
这 种現存 遺传指 的是从 后期掠 夺文化 与准和 平文化 阶段遺 留下来 
的性格 特征。 

在一般 情况下 ，現 代文 明人类 在遺传 性格上 有保持 傾向的 ，就 
是这种 近代的 一 遺传性 上依然 存在的 一 掠夺文 化或准 掠夺文 
化所 特有的 人性的 变型。 就未 开化时 期的奴 隶阶級 或被压 迫阶級 
的后裔 来說， 这一 論点应 該有所 补充， 但是实 际上需 要在这 方面加 
以斟 酌之处 ，或者 幷不像 初看起 来那样 明显。 就 全体人 民来說 ，这 
种掠 夺性和 竞賽性 的变型 ，似乎 幷沒有 达到髙 度一貫 性或稳 定性。 
这 就是說 ，現代 西方人 民所繼 承的人 类性格 ，在 性格 所由形 成的各 
种特 質与傾 向的范 围与对 比力量 方面， 幷不是 近于一 致的。 如果 
从集 体生活 的現代 要求这 方面来 衡量， 具有 現存遺 传的人 是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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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些古 风的。 現代 人类在 变异法 則下的 主要傾 向是， 要回 复到比 
較古老 的性格 类型。 另 一方面 ，从各 个人所 表現的 、与 一般 掠夺类 
型的气 質有所 不同的 一些返 祖遺传 特征来 考察， 則 掠夺期 前的那 
类变型 ，在各 种气質 的分配 或相对 力量中 ，似 乎具有 更大的 稳定性 
与均 衡性。 

一方 面是个 人有保 持傾向 的在种 型的早 期变型 与后期 变型之 
間 遺传性 格上的 分歧， 另方面 是构成 西方民 族的两 个或三 个主要 
种型 之間的 分歧； 前一 分歧为 后一相 类分歧 所掩盖 而湮沒 不彰。 
这些社 会中的 各个人 ，实 际上在 一切情 况下， 总被認 为是在 变动极 
大 的比例 下合幷 起来的 各主要 种族成 分的混 合种； 結杲他 們就有 
了回 复到合 成种型 的这一 型或那 一型的 傾向。 逢些 种型在 气質上 
的 差別， 同种型 的掠夺 变型与 掠夺期 前变型 两者之 間的差 別是有 
些相 类的; 长顱白 型比短 覷浅黑 型种、 特別是 高加索 种富于 掠夺气 
質， 或者至 少是性 情比較 暴烈。 因此， 当由于 制度的 演进， 或某一 
社 会的一 些显著 的情威 的发展 ，而 显得与 掠夺性 格有所 分歧时 ，这 
种分 歧所表 現的， 究竟是 不是对 掠夺期 前变型 的复归 傾向， 簡直无 
法 肯定。 这 也可能 是由于 人民中 某一“ 低級” 种族成 分逐漸 占有优 
势的 結果。 还有 ，有种 种迹象 可以使 人想到 ，現 代社 会中一 些显著 
的气質 的变化 ，也 許幷非 完全是 由于儿 个稳定 的种型 之間的 淘汰， 
虽然， 得到的 証据幷 不能如 所想望 的那样 明确。 看来 ，这似 乎在很 
大 程度上 是儿个 种型的 掠夺变 型与和 平变型 之間的 淘汰。 

关于 現代人 类进化 的这种 推想， 在討論 中幷不 是不可 少的。 
这里 談到的 一些关 于淘汰 适应的 槪念， 假使 以成立 在先的 达尔文 
和斯 宾塞的 名詞和 槪念来 代替， 得出 的一般 結論也 还是一 样的。 
由 于这种 情形， 在 名詞的 使用上 略有出 入也幷 沒看什 么妨碍 。这 
里使用 “型”  (type) 这个 宇眼时 是有些 浮泛的 ，指 的 是气質 上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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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人 种学家 或者要 認为这 是种型 上微細 的变异 ，不 能算作 显然不 
同的 种型。 但是， 如果 認为作 进一步 明細的 辨別在 論証中 似乎有 
必要， 作出这 样的进 一步明 細辨別 的努力 ，总 可以在 文字的 前后关 
系中 看出。 

这样 看来， 今 天的种 族类型 是原始 种型的 变型。 这些 种型在 
未开化 文化的 鍛炼下 經过了 变化， 后 来在变 化的形 态上达 到了某 
种 程度的 固定。 具有現 存遺传 的人， 是属于 构成他 的本質 的那些 
种族 成分的 —— 奴隶 的或貴 族的一 未开化 变型。 但是这 种未开 
化变 型幷沒 有达到 最髙度 的齐一 性或稳 定性。 未开 化文化 阶段， 
也 就是掠 夺的和 准和平 的文化 阶段， 虽然其 絕对的 持續期 間是漫 
长的， 但在时 間上还 不够长 、性 質上也 不够有 恒到足 以便种 型产生 
极 度的固 定性。 与 未开化 性格相 歧的变 化是时 常会发 生的， 这样 
的变 化在今 天更加 显著， 因为 現代生 活情况 对脫离 未开化 标准的 
傾向， 巳經 不再一 貫地发 生抑制 作用。 掠夺 气質幷 不能与 現代生 
活的 一切目 的相 适合， 对現代 n; 业尤 其格格 不入。 

人类 性格与 硯存遺 传相脫 离时， 最常見 的情况 是复归 到較早 
期的 变型。 表 現这种 早期变 型的， 就 是和平 野蛮时 期的原 始状态 
下 所特有 的那种 气質。 在 未开化 文化阶 段开始 以前 普遍存 在的那 
种生 活环境 与奋斗 目的， 在某 些基本 持征方 面形成 幷巩固 了人类 
性格。 当 現代人 們在現 存遺传 的性格 上有了 相歧的 变化时 ，就产 
生了 复归到 这类古 老的、 一般 的性格 特征的 傾向。 当人类 的合群 
生活巳 經可以 正式称 作人类 的生活 ，伹 还处于 最原始 阶段时 ，这种 
生 活似乎 是属于 和平性 質的; 在这 种环境 与制度 的早期 情况下 ，人 
类的性 格特征 一 气 質和精 神态度 —— 虽不 能說是 懶惰， 却是和 
平的 ，非侵 略的。 就 这里的 硏究目 的来說 ，这 一假定 的文化 初期的 
主 要精神 特征， 似乎是 一种質 朴的、 无系統 的团体 利害一 致的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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覚 ，对 于一切 为人类 生活謀 便利的 方面， 表示 愉快的 、但不 怎样热 
烈的 同情, 对于理 解得到 的生活 上的抑 制或不 求实际 ，則抱 有一种 
不安的 反威。 由于在 掠夺期 前的野 蛮人的 思想习 慣上， 普遍地 、虽 
然不十 分热烈 地存有 重視有 用事物 ，輕 覦无益 劳动的 威覚， 这种威 
覚就在 他的生 活方面 ，在他 与团体 中別的 成員的 經常接 触方面 ，似 
乎发揮 了很大 的約束 力量。 

对 于这个 初期的 、未 經分化 的文化 的和平 状态， 如果只 是以文 
明社 会或未 开化社 会的現 有历史 时期中 流行 的习俗 与覌 念为依 
据 ，只是 从这些 方面所 提供的 来寻求 其存在 的确証 ，那 就会 覚得痕 
迹似乎 是很模 糊的， 难以肯 定的; 但是 如果以 人类性 格上一 貫普遍 
存在 的一些 k 征为 依据， 那就 可以在 心理的 残存方 面找到 其存在 
的比較 明确的 痕迹。 在 某些在 掠夺文 化下被 迫处于 退藏地 位的种 
族成 分中， 上述 特征的 残留似 乎格外 明显。 那些适 应于早 期生活 
习 慣的性 格特征 ，在以 后的个 人生存 竞爭中 是沒有 多大用 处的; 于 
是在 气質上 比較地 不适合 于掠夺 生活的 那些民 族或种 族团体 ，就 
受到了 排挤， 被迫处 于落后 地位。  , 

— 經轉变 到掠夺 文化以 后， 生存竞 ¥的 性質在 一定程 度上卽 
由 集体对 非人类 环境的 斗爭， 轉 化为集 体对人 类环境 的斗爭 。随 
着 这一轉 变而来 的是， 集体中 各个成 員之間 的对立 以及对 立意識 
的 增强。 这时在 集体以 內获得 成功的 条件以 及集体 的生存 条件: 
都有 了某种 程度的 变化; 集体中 主要的 精神态 度也逐 漸有了 变化， 
从 而使另 一类素 性和习 性在公 認的生 活方式 中居于 正式的 优势地 
位。 就 这类古 老的性 格特征 来說， 其 中应該 認为是 属于和 平文化 
状态下 的残佘 的是同 族团結 一致的 本能， 我 們把这 个叫作 道德意 
識， 其中包 括誠实 和公正 的覌念 ，以及 在質朴 与歧規 性表現 下的作 
业 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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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 生物学 与心理 学的指 导下， 人类 性格应 当用习 慣这个 
宇眼来 表示; 就上述 一类特 征而言 ，用 这个宇 眼来表 示似乎 是最适 
当的。 这 类生活 习慣， 在 性質上 旣然这 样广泛 、普及 ，就不 能認为 
是出 于后期 或短期 鍛炼的 影响。 这类 习憤在 近代和 現代生 活的特 
有要求 下很容 易受到 暫时的 抑制! 这一 点表明 ，这类 习潰是 极其久 
远的 上古时 代鍛炼 下的残 存結果 ，在以 后改变 了的环 境下， 人們往 
往 会被迫 在一些 細节上 违背其 意向。 但一等 到这类 特有要 求的压 
力解除 ，原 有习憤 就会重 新抬头 ，这 种情况 儿乎是 到处存 在的； 这 
一点 表明， 使这 类性格 特征趋 于巩固 幷与人 們的精 神結构 相結合 
的过程 ，其經 过时間 必然极 其悠久 ，而 且沒有 发生过 严重的 中断情 
形。 至 于这究 覚是一 个习慣 (在旧 式意义 下的) 形成的 过程， 还是 
一个 种族的 淘汰适 应过程 ，对这 里的論 点幷沒 有什么 严重影 响。 

从掠 夺文化 开始直 到現在 这整个 期間， 在身份 制与个 人对立 
以及 阶級对 立的制 度下， 就 其生活 的特点 和要求 籴說, 这里 所討論 
的 一些气 質特征 ，决 不会在 这个期 間发生 ，也 决不会 在这个 期間获 
得 巩固。 这类特 征极有 可能是 起源于 更早期 的生活 太式， 是在初 
发 状态或 者至少 是在搖 搖欲墜 、若断 若續的 情况下 ，經 过掠 夺与准 
和平 文化阶 段而仍 然残留 着的， 而不 是在这 个后期 文化阶 段中出 
現幷 固定下 来的。 这类特 征看来 是种族 的遺传 特性， 在掠 夺阶段 
及后 期的金 錢文化 阶段， 虽然获 得成功 的必要 条件有 了变更 ，但仍 
然持續 存在。 凡 是遺传 的性格 特征經 过流传 就会具 有一种 韌性， 
这是人 类中每 一个分 子都在 一定程 度上存 在的， 因 此是以 种族延 
續这一 广大基 础为依 据的; 而上 述这类 性格特 征所以 能持久 存在， 
似乎 就是靠 了这种 力量。 

这 里所討 論的一 类性格 特征， 卽 便在掠 夺与准 和平阶 段那样 
严重 、那样 长期的 淘汰过 程中也 沒有被 消灭， 这类特 征是不 会輕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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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被消 灭的。 这 类和平 色彩的 特征在 很大程 度上是 与未开 化阶段 
的生 活方式 和生? k 意志 格格不 入的。 未 开化文 化的特 点是， 个人 
与个人 之間以 及阶 級与阶 級之間 不断的 竞赛和 对抗。 在这 样的鍛 
炼下 居于有 利地位 的是， 对和 平的野 蛮特征 禀賦較 浅的那 些家族 
和 个人。 因此这 类特征 在这样 的鍛炼 下有被 消灭的 傾向； 就受到 
这样鍛 炼的人 民来說 ，这 类特 征巳显 然有所 减弱。 有 些場合 ，与未 
开 化类型 的气質 不相投 合时幷 不一定 会招致 极大的 恶果， 然而卽 
使在这 样的情 况下， 那 些气質 上与大 势相左 的个人 和家族 也仍然 
受到了 至少是 有些一 貫性的 压制。 有些 場合， 其生 活主要 是集体 
与个 人之間 的斗爭 ，在这 样的情 况下， 如果具 有格外 明显的 那种古 
老的、 和平 的性格 特征， 对个 人的生 活斗爭 将造成 障碍。 

在任何 巳知的 文化状 态下， 除了 这里所 說的睱 定的最 初文化 
阶 段以外 ，或者 在这个 阶段以 后， 那 些善良 、溫厚 、公道 、无 差別的 
同情等 等的先 天禀賦 ，幷 不能显 然有助 于个人 生活的 进展。 具有 
这样 的禀賦 ，对个 人或者 会有一 种保卫 作用， 使他不 致受到 在社会 
中 居于多 数地位 的人們 的苛刻 待遇， 而在居 于多数 地位的 这些人 
看来 ，作 为一个 典型的 正常人 ，对 这类品 質是应 当少沾 染的。 但哮 
了像这 样的間 接与消 极的作 用之外 ，这 类禀賦 就別无 可取; 在竞爭 
制度下 ，个 人在这 类先天 的禀賦 上越是 薄弱， 則其事 业成功 的机会 
越大。 在 金錢文 化下， 一 个人如 果具有 这样一 种性格 —— 在良心 
上不 会发生 內疚， 沒 有誠实 覌念， 沒有在 生活上 _ 情与关 怀的覌 
念 ，可以 說在相 当广泛 范围內 ，是 足以促 进其事 业的成 功的。 任何 
时期， 在 事业上 能获得 高度成 就的， 一 般总是 属于这 样一种 类型的 
人； 那种 在財富 或杈势 方面經 爭取而 沒有能 获得成 就的人 算是例 
外。 所謂 “誠实 是最上 策”， 不过 在狹小 范围內 有 其意义 ，而 且也只 
是在字 面上的 、带 些幽默 的意义 而已。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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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原始的 、掠夺 期前的 野蛮人 类特性 ，上 面巳 經在大 体上試 
加 探討; 在現 代文明 情况下 ，从 属于西 方文化 的文明 社会的 生活現 
点 来看， 这种野 蛮时代 的人类 特性幷 不能获 得多大 成就。 这种原 
始人 的性格 类型是 在那个 假定的 文化下 获得巩 固的； 卽使 就那个 
文化阶 段而言 ，卽 使就和 平的野 蛮社团 的目的 而言， 这种原 始人固 
然有他 經济上 的成就 ，但 也有同 样多、 同样显 著的經 济上的 失敗。 
任何 人在这 方面的 感覚， 只要 不是在 由同情 而来的 仁慈心 情的驅 
使 之下， 对这 一点应 当是看 得很淸 楚的。 一 个原始 人充其 量只是 
“ 一个聪 明而无 用的家 伙”。 这种假 定的、 原 始式的 性格上 的缺点 
是軟弱 无能、 溫厚而 疏懶、 缺乏主 动精神 和創造 才能、 具有 强烈而 
沒 有条理 的万物 有灵的 覌念。 与上述 的一些 性格相 輔而行 的还有 
一些 別的性 格特征 ，这些 特征足 以促进 集体生 活上的 便利， 因此它 
們 在集体 生活过 程中是 有些价 値的。 这 些特征 是篤实 、善良 、爱好 
和平、 不重竞 赛和对 人对事 的不存 在歧視 性利害 关系。 

掠夺阶 段的生 活开始 以后， 对于 一个成 功者的 性格上 的要求 
就有了 变化。 在 人类关 系的新 的方式 下旣有 了新的 要求， 人类的 
生活习 慣就必 須与之 相适应 3 同 样的活 动力的 发揮， 原来 在野蛮 
生活 的一些 上述性 格特征 中曾經 获得表 現的， 現在 却必須 改弦易 
轍， 循着新 的活动 方針， 在对 改变了 的剌激 的另一 套习慣 反应下 
表現 出来。 从 为生活 謀便利 的方面 来看， 在 早期情 况下能 够相当 
适 应的那 些方式 方法， 在新 情况下 巳經不 再能适 E。 在早 期情况 
下的特 点是利 害关系 上的对 立与分 化現象 的比較 少見， 而 后期的 
特点是 竞賽在 强度上 的不断 提高和 范围上 的不断 縮小。 在 掠夺阶 
段以 及随后 的各文 化阶段 中所特 有的那 些性格 特征， 也就 是足以 
表明在 身份制 下最适 于生存 的那类 人的性 格特征 （按 照其 原始表 
現 来說) 是凶暴 、虛伪 、自 私自 利与宗 派覌念 ，是 肆无 忌憚地 使用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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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与欺詐 手段。 

在竞 爭制度 长期的 、严 格的鍛 炼下， 通过对 种型的 淘汰， 发生 
了使 上述一 些性格 特征居 于相当 显著的 优势的 作用， 其方 式是使 
那些 在这类 性格方 面禀賦 特强的 种族成 分适于 -存。 然而， 那些 
更早 获得的 、在性 質上更 加普遍 的种族 习慣， 却从来 沒有失 去在集 
体生 活目的 上的某 种效用 ，从来 沒有陷 于确定 的中止 状态。 

有一点 也許是 値得指 出的， 属于长 顱白型 的那种 欧洲人 ，在近 
代文化 中所以 占优势 ，所以 居于主 宰地位 ，似 乎在很 大程度 上是由 
于 他們关 于掠夺 阶段的 性格特 征禀賦 特厚的 緣故。 这类 性格特 
征， 加上 在体力 上的髙 度禀賦 一 这 一点本 身也許 就是出 于各集 
团之 間与各 宗族之 間淘汰 的結果 —— 足以使 任何种 族成分 成为有 
閑阶 級或統 治阶級 ，当有 閑阶級 制度处 于初期 发展状 态时， 情形更 

t 

加是 这样。 这幷不 是說， 任何 个人在 性格傾 向上达 到与这 里所說 
完全同 样的圓 滿境地 ，就 一定可 以出人 头地。 在竞爭 制度下 ，个人 
胜利的 条件幷 不一定 同一个 阶級的 胜利条 件完全 一样。 一 个阶級 
或一 个党派 胜利的 先决条 件是强 烈的团 結意識 ，忠于 領袖， 或对一 
种主义 的坚持 不懈; 但以 竞爭中 的个人 来說， 如果他 旣具有 一个未 
开化者 所特有 的精力 、創 造力以 及虛伪 、欺詐 、自私 等气質 ，又 能带 
上 些一个 野蛮人 所觖乏 的忠誠 与宗派 覌念， 能 够把两 者結合 起来， 
那 就能使 他个人 在事业 上一帆 风順， 达 到胜利 目标。 还可以 順便 
一提， 有 些人以 无偏頗 的自私 自利与 炱心上 无所顧 忌的品 質为基 
础获得 了輝煌 (拿 破崙 式的) to 利; 但以这 类人的 体格特 征来說 ，其 
种族 往往是 出于短 顱浅黑 型的， 而不是 长顱白 型的。 但以 个人利 
益 为标准 ，就 能够获 得适中 成就的 一些个 人来說 ，在 体質上 属于上 
述后 一 种族 成分的 似乎占 多数。 

在竞賽 制度下 ，那些 由掠夺 的生活 习慣所 誘发的 气質， 是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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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个 人生活 的持續 与充实 的; 同时, 如 果把集 体的生 活作为 一个整 
体来看 ，其 生活如 果也主 要是对 別的集 体作敌 对竞爭 ，則这 种气質 
也同样 有助于 集体的 生存与 胜利。 但 是在工 业上比 較成熟 的那些 
社 会里, 在其 經济生 活的演 进过程 中巳 經有了 这样 的轉变 ，結 果社 
会 的利益 同个人 的竞赛 利益已 經不再 能相互 一致。 这类工 业发达 
的社会 ，就 其团体 的立場 来說， 在謀取 生活資 料或生 存权利 方面， 
其所处 地位巳 不再是 竞爭者 一 除非 其統治 阶級的 掠夺傾 向仍然 
保持着 战爭与 劫夺的 传統。 这 些社会 所处的 环境与 传統的 环境不 
同， 巳經不 再受环 境的压 迫而引 起互相 敌視。 这些 社会的 物質利 
益 一 至于 集体荣 誉方面 的利害 关系， 可 能是另 一問題 一 不但 
不再 居于互 相对立 的地位 ，而 且毫无 疑問， 任 何一个 社会的 成就， 
对整体 中任何 別一个 社会的 生活上 的充实 将有所 助益， 这 一点不 
但在 眼前是 这样， 在 无限遙 远的将 来也是 这样。 任 何一个 社会如 
果要 采取行 动赶在 任何別 一个的 前面， 巳經 沒有一 个再能 得到任 
何实际 利益。 但就 个人以 及各个 人之間 的关系 而言， 情形 不完全 
相同。 

任何 現代社 会的集 体利益 都集中 于工业 效能。 个人对 社会利 
益 貢献的 大小， 大体上 是与他 在世俗 所謂生 产工作 上的效 能成比 
例的。 这时最 有助于 集体利 益的一 些性格 特征是 誠实、 勤奋 、溫 
和 、亲 善和大 公无私 ，是对 因果律 的慣常 認識和 理解， 是对 一切事 
物 进程的 看法不 搀杂万 物有灵 信念， 不存在 对超自 然的千 預方面 
的倚賴 覌念。 在这类 性格特 征之內 ，还含 有美烕 、德 行的优 美或一 
般 的功德 和高曠 意志这 类平凡 的人性 ，这 是不待 言的; 如果 这类特 
征普 遍存在 ，完 善无缺 ，則在 集$ 生活上 将发生 怎样的 結果， 这也 
是 无庸深 論的。 这些都 是題外 i 言。 总之， 如果这 类特征 能够同 
时 存在， 幷且 发展到 这样的 程度， 使这 类特征 的存在 成为人 类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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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突 出現象 ，則 以一个 現代工 业社会 来說， 当然可 以获得 最大成 
就。 为 了能相 当地适 应現代 工业形 势下的 环境， 这 类特征 在一定 
程度 上的存 在是必 要的。 所有这 类特征 ，或其 中的大 部分, 如果能 
够 在尽可 能高的 程度下 存在， 对現 代工业 社会那 个复杂 、广泛 、实 
質上和 平的、 在 高度組 織下的 机械結 构的順 利前进 是最有 利的。 
有 些人在 性格上 是属于 掠夺类 型的， 从适应 現代集 体生活 的目标 
来說 ，这些 人所具 有的上 述特征 ，显然 还不够 要求。 

另 一方面 ，在 竞爭制 度下， 与个人 的直接 利益最 相适应 的是精 
明 狡猾的 买卖作 风和蛮 橫霸道 的經营 方式。 上节所 指出的 一些性 
格特征 固然适 应于社 会利益 ，但对 个人則 不然， 而且适 得其反 。如 
果在个 人的性 格构成 中有了 这样的 特征， 他 的精力 将由金 錢利得 
轉 向別的 目的; 而且 当他从 事追求 利得时 ，这 类特征 将导使 他向工 
业中間 接的、 无效果 的方面 寻求， 而不 是大刀 闊斧、 专心一 致地循 
着生財 大道去 鑽营。 性格上 的工业 傾向， 对 个人說 来始終 是一个 
障碍。 現代 工业社 会中的 各成員 ，在 竞赛制 度下， 彼 此是对 立的。 
就各 个成員 来說， 那种賦 性特別 刚戾， 对一 切都肆 无忌憚 ，只 要有 
机会， 就会对 他的同 輩們进 行欺騙 或伤害 ，而且 能处之 泰然， 良心 
上毫 无貴备 的人， 在 逍求个 人的、 直 接的利 益时是 最能够 如願以 
偿的。 

上 面巳經 提到， 現代 經济制 度大体 上可以 分为两 个范畴 一 
金錢 的和工 业的。 工作方 面也是 这样。 前一 类工怍 同所有 权或营 
利 有关； 后一 类工作 同作业 或生产 有关。 上 面关于 制度的 成长方 
面所談 到的， 也可以 移用到 工作的 方面。 有 閑阶級 的經济 利益在 
于金 錢的; f 作; 而工 人阶級 的經济 利益則 与两类 工作都 有关系 ，不 
过 主要在 +工业 一类。 要 进入有 閑阶級 之門， 其經 由的途 径是金 
錢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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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 类工作 对性格 傾向的 要求, 彼此是 在实質 上有差 別的; 在 
两类 工作中 受到的 鍛炼， 也同 样是順 着两条 不同的 路綫进 行的。 
金錢工 作的鍛 炼所发 生的作 用是， 保 持幷培 养某些 掠夺傾 向和掠 
夺 意志。 实 現这一 点的方 式是， 一方 面对于 从事这 一类工 作的个 
人和阶 級进行 敎育， 一 方面对 于不适 合这一 类工作 的个人 和家族 
加以 淘汰和 抑制， 幷加以 排斥。 只要 人們的 思想习 憤是在 营利与 
財产 占有的 竞爭过 程中形 成的， 只要 其經济 职能不 出于以 交換价 
値 表現的 財富的 占有， 不出于 通过交 換价値 来进行 对財富 的管理 
和融 通这个 范围， 在其經 济生活 中的 經驗， 就 必然有 助于掠 夺气質 
与掠 夺思想 习慣的 存在和 加强。 在 現代的 、和平 的經济 体系下 ，营 
利生 活所助 成的， 当然 主要是 在和平 范围以 內的那 类掠夺 习慣和 
掠夺 傾向。 这就 是說， 通过金 錢工作 使工作 者日益 精通、 諳練的 
是， 属于机 巧詐伪 的一般 实践， 而不是 属于比 較古老 方式的 武力夺 
取 的一般 实践。 

这 类傾向 于保持 掠夺气 質的金 錢工 作是与 所 有权有 关的工 
作; 而与正 式有閑 阶級的 直接职 能有关 的就是 所有权 ，与其 輔助职 
能有 关的是 营利和 累积。 金錢 工作所 涉及的 那一类 人和那 一类經 
济 过程中 的 职分， 与从事 于竞爭 工业的 企业的 所有扠 有关， 尤其与 
列入 金融活 动一类 的那些 經济管 理的基 本行业 有关〗 此外 还有商 
业 工作的 大部分 ，也可 以列 入这个 范围。 这类 职分达 到了最 髙度、 
获得了 充分, 发展， 就成为 K 工业 巨头” 的經济 职务。 一个工 业巨头 
与 其說是 一个机 敏干練 、才 具出众 的人' ，不如 說是一 个伶俐 狡猾的 
人； 一 个巨头 的职能 是金錢 性質的 ，不是 工业性 質的。 当他 对工业 
进行管 理时， 这种管 理往往 具有一 种主覌 独断的 性質。 至 于生产 
与工 业組織 方面的 属于机 械效果 的具体 掌握， 則 委之# 在“ 偏重实 

利 ”的性 情上差 一些的 副手們 —— 这些 人所长 的是实 际作业 ，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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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經营 管理。 此外还 有些非 經济的 活动， 就 其日常 进程中 的敎育 
与淘汰 在形成 人类性 格方面 的趋向 而言， 也 应当与 金錢工 作列入 
同类 —— 这就 是政治 、宗敎 和軍事 方面的 活动。 

金錢 工作是 有荣誉 性的， 其 荣誉程 度远远 超过工 业工作 。这 
样 就使有 閑阶級 的荣誉 标准， 对适应 歧視性 目的的 那类性 格傾向 
的可貴 ，起 了支持 作用； 因此 ，有 閑阶級 的礼仪 的生活 方式， 也促进 
了掠夺 的性格 特征的 持績和 培养。 于 是不同 的工作 有了在 荣誉性 
上高低 不同的 等級。 在 各項經 济工作 中最富 有荣誊 性的是 那些大 
規模地 直接同 所有权 有关的 工作。 其 次是直 接有助 于所有 权与金 
融活 动的那 类工作 —— 例如銀 行业务 和律师 职务。 銀行工 作本身 
也含有 巨大所 有权的 意昧? 这一行 业之所 以有 体面, 无疑部 分是由 
于这一 事实。 法 律专业 本身幷 不含有 巨大所 有权的 意昧； 但是由 
于律 师这个 行业， 除了用 之于竞 爭的目 的以外 ，沒有 沾上有 实际生 
产用途 这样的 汚点， 因此 它在传 統結构 中列入 的等銥 是高的 。作 
为一 个律师 ，他所 全力应 付的是 有关掠 夺性詐 伪的一 些具体 活动， 
有肘玉 成其事 ，有 时加以 撻伐， 因此把 这一职 业上的 成功看 作是在 
未开化 的狡詐 气質方 面禀賦 特厚的 标志， 而 这类气 質却总 是能博 
得人 們的敬 畏的。 商 业行为 所具有 的只是 不够完 整的荣 香性； 只 
在它 所涉及 的所有 权成分 較大、 效 用性成 分較低 ，才 可以称 得上是 
荣誉 性的。 商业 行为本 身等級 的髙低 大体上 还要看 它所滿 足的需 
要 是属于 髙級的 还是低 級的来 决定； 因此經 营大众 生活必 需品的 
那种 零售业 ，只 能同手 工业和 工厂工 作等量 齐覌。 至 于体力 劳动， 
甚至管 理机槭 操作的 工作， 其間 是否含 有些微 的荣誉 意味， 当然是 
大可 怀疑的 o 

关于 在金錢 工作中 受到的 鍛炼， 还得 作一些 补充。 随 着工业 
企 业規模 的日益 扩大， 在金錢 管理的 具体工 作中所 含有的 狡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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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 銳竞爭 的特征 ，巳 經不像 以前 那样地 显著。 这 就是說 ，与 經济生 
活中 的这一 面相接 触的人 为数日 益增多 以后， 企业 已經逐 漸轉化 
为曰 常工作 ，在这 样的工 作中， 对竞爭 者进行 欺詐或 侵夺的 那种直 
接意 味已經 不像以 前那样 显著。 但因 此得以 脫离掠 夺习尙 的那些 
人 ，主 要只是 企业雇 用的从 业員。 由 此可見 ，这 里作出 的补充 ，同 
所 有权和 管理的 职分实 际上是 沒有关 系的。 

有些 个人或 阶級是 直接从 事于生 产上的 技术工 作与体 力工作 
的， 其 情况与 上述的 不同。 以 工业中 金錢一 面的竞 赛与歧 視性的 
动机 与策略 而言， 这些 人日常 所处的 幷不是 在同等 程度上 的这样 
一 个习憤 过程。 他 們不断 接触的 是对机 械*: 实与机 械关系 的理解 
与 配合， 是对 它們在 人生目 的上的 評价与 利用。 这 部分人 所直接 
接触的 工业操 作的敎 育作用 和淘汰 作用， 足 a 使他 們的思 想习慣 
与集体 生活中 的非歧 視目的 相适应 。 因此 ，就 这部分 人而言 ，上述 
的 那种敎 育作用 和淘汰 作用， 是加速 了种族 从过去 未开化 时代根 
据遺传 和传統 而来的 那些純 掠夺习 性与掠 夺傾向 的被废 弃的。 

由 此 可見， 社 会中經 济生活 的敎育 作用， 幷不是 在一切 表現上 
完全一 律的。 直接同 金錢竞 爭有关 的那一 类經济 活动， 具 有保持 
某 些掠夺 的性格 特征的 傾向； 而直接 与商品 生产有 关的那 类工业 
工作， 則在 大体上 有一种 相反的 傾向。 但是 在評判 后一类 工作时 
应当注 意到， 从事这 类工作 的人, 儿乎 都是在 一定程 度上同 金錢竞 
爭事态 有关的 （例如 ，决 定工 資与薪 金时的 爭执， 購 买消費 品时的 
討 价还价 ，等 等）。 因此 这里对 各类工 作作出 区別， 决不是 对各类 
人 物也作 了划一 不二的 区別。 

有 閑阶級 在現代 工业中 担任的 工作， 足以 使某 些掠夺 习性与 
掠夺傾 向保持 不墜。 单 就参加 工业操 作的那 些阶級 的成員 来說， 
他 們所获 得的鍛 炼是足 以使他 們把未 开化气 質保存 着的。 但是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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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另一面 的淸况 也应当 看到。 大 凡处境 优裕、 不受 到紧张 形势的 
压 迫的那 些人， 他們的 体格和 精神的 构成卽 使跟种 族的一 般类型 
相差 很大， 也 仍然可 以便他 們的特 征存在 幷流传 下去。 在 对环境 
压 迫能够 避开得 最远的 那些阶 級中， 返祖遺 传特怔 存在与 流传的 
可能性 最大。 有閑 阶級对 于工业 形势的 压迫， 是在 某种程 度上处 
于 有所蔭 蔽的地 位的， 因此它 应当能 够保留 更多的 遺传下 来的和 

噢  * 

平的或 野蛮的 气質。 这 种与常 态有所 不同或 具有返 祖遺传 特征的 
人 ，在 以掠夺 期前的 傾向为 依据展 开生活 活动时 ，不 至于像 下层阶 
級 那样很 快地受 到抑制 或排挤 ，这一 点是应 当有可 能的。 

事实 上似乎 也的确 有类似 这样的 情况。 例如上 层阶級 中有很 
多人， 由于性 之相近 ，很注 意慈善 事业， 对于 种种革 新和改 进抱有 
极大热 情幷加 a 贊 助的， 也大有 人在。 而且 他們在 从事于 这类慈 
善 和改革 方面的 努力时 ，往往 带上金 “溫厚 ”和“ 散漫” 的痕迹 ，而这 
一 点正是 原始野 蛮人的 特征。 但这类 事实是 否足以 証明， 这种返 
租遺 传傾向 在上层 阶級中 比在下 层阶級 中占着 較大的 比例， 也許 
仍然 是一个 疑問。 貧困 阶級在 这方面 卽使具 有同样 程度的 傾向， 
也不能 同样容 易地找 到表現 机会； 因 为在把 这方面 的意向 轉化为 
事 实方面 ，这 些阶級 旣缺乏 手段， 也缺乏 时間和 精力。 根据 事实的 
表面 証据， 总是不 能使人 断然无 疑的。 

在作进 一步推 論时还 应当注 意的一 层是， 今天 有閑阶 級成員 
的供 源是在 金錢标 准上成 功的那 些人， 因此 他們所 具有的 掠夺特 
征 ，推 想起来 ，应 当在一 般水准 以上。 要进入 有閑阶 級就得 从金錢 
工 作入手 ，而这 类工作 ，通过 淘汰和 适应， 只有在 掠夺的 考驗下 、在 
金 錢的立 場上适 于生存 的那些 后裔， 才 能胜任 偸快。 痒些 人达到 
了高水 准以后 ，一旦 对于掠 夺期前 的性格 有了复 归傾向 ，就 不免要 
受到 淘汰， 重新降 到金錢 的較低 水准。 要在有 閑阶級 中保持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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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得保 持金錢 的气質 ，否 則他們 的資产 将化为 烏有, 他們的 阶級地 
位 将丧失 。 这样的 事例是 俯拾卽 是的。 

有閑 阶級的 組織成 分处于 不断的 淘汰过 程中， 那些同 积极的 
金錢 竞爭格 外适应 的个人 或家族 ，是会 从下层 阶級中 脫穎而 出的。 
一个有 志向的 人要爬 上較高 的金錢 水准， 不 但在金 錢的气 質上須 
达 到相当 完整的 程度， 而且在 这类禀 賦方面 还須达 到可以 在前进 
道路上 克服很 大的困 难这样 的突出 程度。 撇 开偶然 的意外 情况不 
談 ，暴发 戶总是 从千万 人之中 挑选出 来的。 

自从 金錢竞 赛这个 方式开 始以来 —— 或 者說， 自从有 閑阶級 
这个 制度成 立以来 ■ — 这种进 入富人 队伍的 淘汰过 程当然 是在不 
断 进行。 不过淘 汰的眞 正依据 幷不是 始終不 变的， 因此在 淘汰过 
程 中产生 的結果 也不是 始終一 律的。 在早期 未开化 阶段或 純掠夺 
阶段 ，适 应淘汰 的决定 性标准 是刚勇 （按 照这 个字眼 的本义 來說) 
气質。 那时 要想投 入有閑 阶級， 作 为一个 志願者 ，必 須具有 粗豪、 
凶暴 、蛮 橫霸道 、意志 頑强、 党同伐 异等等 天賦的 品質。 要 想累积 
幷 繼續享 有財富 ，这 类禀賦 是不可 少的。 有閑阶 級的經 济基础 ，在 
那个时 期和那 个时期 以后 ，都是 財富的 保有; 但累积 財富的 方式方 
法以及 保有財 富所須 具备的 品質， 在 早期掠 夺文化 以后有 了某种 
程 度上的 变化。 由于 淘汰的 結果， 处 于早期 未开化 阶段的 有閑阶 
級 ，其 主要特 征是勇 敢地采 取攻势 、对 于周围 事态变 化的簪 覚和使 
用欺詐 手段时 的无所 顧忌。 那 个时候 的有閑 阶級成 員是靠 刚勇气 
質的 坚持来 保持地 位的。 到了 未开化 文化的 后期， 在准和 平的身 
份 制下， 人 們对于 財富的 猎取和 保有逐 漸达到 了稳定 的方式 。直 
率的进 攻和肆 无忌憚 的凶暴 ，巳經 在很大 程度上 被精明 、狡 獪和詐 
伪的 作凤所 代替； 后 者巳成 为累积 財富的 最有效 方式。 于 是作为 
一 个有閑 阶級的 成員， 就得有 另一套 素性和 习性。 这时蛮 橫的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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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态度以 及有 相关作 用的粗 豪作风 与頑强 的身份 覌念， 仍 然是这 
个阶級 最値得 贊許的 特征。 在 我們的 传統覌 念中， 这些仍 然是典 
型的“ 貴族品 質”。 但是 跟这类 品質結 合在一 起的， 还有些 在性質 
上不那 样咄咄 逼人的 金錢品 質越来 越成熟 ，这 就是深 謀远虑 、謹愼 
小心 和詐伪 作风。 随着 时間的 推移， 逼近金 錢文化 的現代 和平阶 
段以后 ，以适 应金錢 上的目 的而言 ，上 述后一 类素性 和习性 的有效 
性越来 越提髙 ，这时 要进人 有閑阶 級之門 ，要 在这个 阶級中 保持地 
位 ，必 須具有 在淘汰 过程中 越来越 居于重 要地位 的这类 品質。 

到 了今天 ，淘汰 的依据 巳經有 了变化 ，現 在要取 得加入 有閑阶 
級的 資格， 所必 需的品 質只是 金錢的 品質。 現在依 然存在 的掠夺 
的未开 化特征 是意志 的頑强 或方針 的始終 一貫， 这 个特征 就是掠 
夺 时代一 个胜利 的未开 化者与 被他所 取而代 之的和 平的野 蛮人双 
方之間 的区別 所在。 但 这一特 征不能 說是在 金錢上 成功的 上流社 
会人士 与工业 阶級的 一般群 众之間 的特有 区別。 上 述后一 类人在 
現代 工业生 活中所 受到的 訓練和 淘汰， 使这 一特征 有了同 样的决 
定 性重要 意义。 意志 頊强， 可 以說实 在是使 这两个 阶級跟 另外两 

个类型 - 无所能 的废料 和下层 阶級中 的懶汉 一 有所 区別的 

标志。 就天 賦資質 而言， 金 錢工作 者与懶 汉的异 同情况 同工业 0： 
作 者与善 良而无 能的寄 食者的 异同情 况正相 类似。 一个典 型的金 
錢工作 者正同 一个典 型的懶 汉一样 ，他毫 不犹豫 、絕 无愧色 地把財 
物与人 力拿来 遂其自 己的 私图， 对于 別人的 心情与 願望， 以 及由于 
• 他的举 动所引 起的更 深—层 的影响 ，一 槪漠然 不顧； 所不 同的只 
是， 一个金 錢工作 者具有 比較强 烈的身 份覌念 ，在进 行追求 一种較 
远的 目的的 努力时 ，意 志比較 坚定， 目光比 較深远 而巳。 这 两个类 
型 在气質 上还有 一个相 似之处 ，这 就是爱 好“比 赛”和 賭博， 喜欢从 
事于无 目的的 竞赛。 典型的 金錢工 作者， 在 掠夺性 格的一 种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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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方面， 也 表現出 跟懶汉 有奇妙 的共同 之处。 懶 汉一般 总是带 
有浓 厚的迷 信色彩 ，对 于命运 、定数 、預兆 、預 言以及 占卜、 符咒之 
类 ，他都 有深切 信心。 当处境 順利时 ，这 种习 性容易 表現成 为一种 
奴性的 信奉， 他在表 示这种 信心时 ，往 往偏重 形式， 注意形 式上的 
一些 細节; 这类表 現与其 說是宗 敎覌念 ，不如 說是某 种信念 上的热 
- 情 表現。 就 这一点 而論， 与懶 汉的气 質有較 多共同 之处的 是金錢 
阶級 和有閑 阶級， 而不是 工业工 作者或 无能的 寄食者 阶級。 

現代工 业社会 的生活 ，或 者換句 話說， 在 金錢文 化下的 生活， 
通 过淘汰 过程， 对于某 一范围 以內的 素性和 习性具 有保持 和发展 
作用。 这种淘 汰过程 的当今 趋向， 幷 不只是 复归到 某一不 变的种 
型。 它的趋 向实在 是在于 使人类 性格发 生变化 ，变化 的結果 ，在某 
些 方面， 跟出自 过去遺 传的任 何种型 或变型 都有所 不同。 进化的 
目 的点幷 不是单 一的。 在 进化过 程中經 确定为 正常的 那种气 質、， 
跟古代 变型的 任何一 种性格 都有所 不同， 其 不同之 处在于 意志的 
具有較 大的单 一性， 和 为一种 目标而 努力时 具有較 大的坚 定性。 
就經 济理論 的方面 来說， 淘汰 过程的 目的点 在这一 限度上 整个說 
来是单 一的； 虽 然在有 相当重 要意义 的枝节 傾向方 '面 ，跟这 一发展 
路綫 也有所 分歧。 总之 ，除 了这一 总的趋 向以外 ，发 展路綫 幷不是 
单 一的。 經济理 論其他 方面的 发展是 循着两 条分歧 路綫进 行的。 
这两 条路綫 ，从个 人的才 能或素 性的淘 汰保持 的方面 来看， 可以称 
之为 金錢的 路綫和 工业的 路綫。 从 习性、 精 神态度 或意志 这些方 
商的保 持来看 ，前 者可 以称 之为歧 視性的 或自私 的路綫 ，后 者为非 I 
歧視 性的或 經济的 路綫。 从智 力或認 識力在 两个方 向下的 发展来 
看 ，前 者可以 說是属 于意向 、定 量关系 、身 份或价 値的个 人覌点 ，后 
者可 以說是 属于因 果关系 、定量 关系、 机械效 能或效 用的非 个人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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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工 作主要 是使前 一类素 性和习 性发揮 作用； 它通 过淘汰 
作 用使它 們保存 于人民 之中。 另一 方面， 在 工业工 作中获 得保持 
幷 发展的 ，主 要是后 一类素 性和习 悻。 通过 彻底的 、心理 学上的 
分析可 以輕出 ，这 两类素 性和习 性的每 一类， 只是在 某一气 質傾向 
下 的多种 多样的 表現。 由于 个人是 一个統 一体， 包 含于上 述第一 
类 的那些 素性、 意志和 兴趣， 就 聚合起 来成为 某一变 型的性 格的表 
現。 上 述后一 类的情 况也是 这样。 我 們可以 把上述 两类看 作人类 
性格表 現的不 同方面 ，以某 •一个 人来說 ，他总 是要栢 当坚决 地偏向 
于 这一类 或那一 类的。 金錢生 活的一 般傾向 是保持 未开化 气質， 
但 不是原 样再版 ，而是 以欺詐 和精明 ，或者 是管理 才能， 来 代替早 
期未 开化时 代所特 有的那 种对身 体进行 伤害的 偏爱。 这种 以詐伪 
手段代 替伤害 行为的 現象， 幷 不是十 4 明确 的。 在 金錢工 作的范 
围以內 ，淘汰 作用是 很坚定 地按照 这个方 向持續 发生的 ，但 在利得 
竞爭范 围以外 的金錢 生活的 鍛炼下 产生的 效果， 却 不一定 是同样 
的。 現代 生活中 关于时 間与財 物的消 耗这个 方面的 鍛炼， 其效果 
幷 不是断 然地消 灭貴族 品質或 助长資 产阶級 品質。 那些早 期的未 
开化 特征， 在相当 优裕的 生活 的慣有 方式下 是大有 发揮佘 地的。 
关于 这种传 統生活 方式的 某些具 体情况 ，同这 一点有 关的， 在前儿 
章涉 及有閑 問題的 部分巳 經有所 論及， 在下面 儿章里 也还要 談到。 

从 巳經談 到的一 些可以 看出， 有 閑阶級 生活和 有閑阶 級生活 
方 式是有 助于未 开化气 質的保 存的， 所保存 的主要 是那些 属于准 
和平的 或贅产 阶級的 变型， 但 在一定 程度上 也保存 着掠夺 变型的 
未开化 气質。 因此， 如果不 存在干 扰因素 ，是 有可能 在社会 各阶級 
之間发 現气質 上的差 异的。 貴族 和資产 阶級的 品質， 也就 是破坏 
性 的和金 錢的性 格特征 ，主要 应当在 上层阶 /級中 发現; 而工 业的品 
質， 也就 是和平 的性格 特征， 則主要 应当在 从事于 机械工 业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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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中 发現。 

在 大体上 ，在 不确的 情况下 ，情形 的确是 这样； 但这一 标准幷 
不能完 全适应 ，也 不像 入們想 像的那 样确切 不移。 为 什么会 这样， 
有儿 种可以 指出的 理由。 一切 阶級或 多或少 总是要 从事于 金錢斗 
爭的; 个人的 成功或 生存有 賴于金 錢的性 格特征 的具备 ，对 一切阶 
級来說 都是这 样的。 不 論何处 ，只要 占优势 的是金 錢文化 ，构 成人 
們 的思想 习慣的 和决定 敌对的 各宗族 的生存 的淘汰 过程， 总是大 
致在 适于营 利的基 础上进 行的。 因此， 假定 沒有金 錢效能 与工业 
效能 整个說 来不能 相容这 一点， 則由于 一切工 作的淘 汰作用 ，金錢 
气 質将居 于絕对 优势。 这样 的淘汰 結果， 将使 所謂“ 經济人 ”成为 
人类性 格的正 常或确 定典型 。但 “經 济人” 是 只顧自 己的利 益的， 
其唯 一特征 是謹愼 小心， 这样的 人对現 代工业 說来是 沒有用 处的。 

現 代工业 所要求 的是， 对 于所掌 握的工 作必須 具有非 个人性 
質的、 非歧 視性的 兴趣。 假使 沒有这 一点， 則 精細的 工业操 作将不 
可能 存在， 而 且实际 上这样 一个操 作制度 也設想 不到。 工 作中的 
这种 兴趣， 使工人 一方面 与罪犯 不同， 另方面 与工业 巨头也 有所不 
同。 为了 使社会 生活能 够持續 进行必 須从事 劳动， 于是在 工作的 
某 一范围 以內就 发生了 有限度 的淘汰 作用， 有利于 爱劳动 的精神 
傾向。 但 是也应 当承認 ，卽使 在工业 工作范 围以內 ，金 錢的 性格特 
征的汰 除也是 一个不 确定的 过程， 因此卽 使在这 一范围 以內， 未开 
化气 質也仍 然显著 存在。 基于这 一点， 有閑 阶級的 特性同 一般民 
众的 特性, 在这一 个方面 ，現在 幷沒有 显然的 差別。 

在社会 的一切 阶級中 是存在 着某些 后天的 生活习 憤的， 这类 
习慣与 遺传的 性格特 征模拟 得极其 相类， 所 模拟的 特征在 整个民 
族中还 获得了 发展； 这 就使关 于精神 构成方 面的阶 鈒差別 的整个 
問 題更加 曖昧， 更加不 分明。 这类 后天的 习性， 或 模拟的 性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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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絕大 多数属 于貴族 类型。 由于有 閑阶級 向来处 于荣普 的示范 
者 的地位 ，其以 下各阶 級接受 了它的 生活理 論的許 多恃征 ，以 致整 
个社会 对于这 类貴族 特征， 相 当坚定 地不断 地加以 培养。 也是由 
于这 个緣故 ，这 类性格 特征在 广大人 民中有 了較好 的生存 机会; 假 
使 不是出 于有閑 阶級的 誘导和 示范， 这类特 征是不 会有这 样好的 
生存机 会的。 这种 貴族的 人生覌 一 也就是 相当古 老的性 格恃征 
— 的一 个重要 的流传 渠道， 可以 說是家 庭仆役 阶級。 这 类人跟 
他 們的主 人阶級 接触时 ，耳濡 目染， 形 成了怎 样是美 和善的 覌点, 
然后把 他們这 样得来 的先入 之見轉 达給他 們的 出身微 賤 的同辈 
們 ，这就 及时地 $ 高級典 型传播 到整个 社会; 睱使沒 有这样 的中介 
作用 ，传 播时是 ¥ 会这样 迅速便 利的。 有句 老話， 叫 作“有 其主必 
有其 仆”， 这句話 比一般 所了解 的意义 要重要 得多， 上层阶 級文化 
中 的許多 因素， 所以 会捷如 影响地 为群众 所接受 ，理由 就在 这里。 

还 有一类 現象， 足以 縮小 金錢品 質在存 在中的 差別。 金錢斗 
爭产 生了一 个占比 重很大 的飢餓 阶級。 这个 阶級对 于生活 必需品 
或适 当消費 項下的 必需品 k 到缺 乏。 随 便处于 哪一缺 乏情况 ，結 
果总是 为了取 得用以 滿足日 常需要 一 不論 是物質 需要或 是高一 
层需要 —— 的 資料而 加强了 斗爭。 这 时个人 为了避 免发生 生活上 
的挫折 而进行 自卫, 将耗費 其全部 精力， 他将 傾其全 力于达 成他自 
己的 歧視性 目的， 狹隘的 利己主 义色彩 越来越 浓厚。 在这 样的情 
况下， 工 业的性 格特征 由于沒 有表現 机会， 将漸就 湮沒。 由此可 
見 ，有 閑阶級 制度， 通过强 制实行 一种金 錢礼俗 方案， 尽量 向下层 
阶 級汲取 生活資 料这类 手段， 发生了 使金錢 的性格 特征得 以在广 
大 人民中 保存的 作用。 結 果是， 下层 阶鈒同 化于原 来只是 为上层 
阶 級所独 有的那 些性格 类型。 

因此 ，上层 阶級与 下层阶 級之間 ，看 来在 气質上 幷沒有 多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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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但是 ，所 a 沒有很 大差別 ，大 部分 似乎还 是由于 有閑阶 級的一 
貫 的示范 作用和 它所依 据的明 显浪費 和金錢 竞賽那 些广大 原則的 
获 得广泛 接受。 这 个制度 的作用 足以降 低社会 的工业 效能， 足以 
阻 碍人类 性格对 現代工 业生活 要求的 适应。 这个制 度足以 在保守 
的方向 下影响 到一般 的或显 著的人 类性格 ，其 方式是 ： （ 1 ) 通过阶 
級內 部遺传 ，或者 是通过 有閑阶 級血統 向阶級 以外的 渗透， 使古老 
的性格 特征获 得直接 传布， （  2  >  保存幷 巩固古 老制度 的传統 ，从而 
使未 幵化性 格特征 在有閑 阶級血 統的滲 透范围 以外， 也可 以获得 
較大 的生存 机会。 

上述 特征在 現代人 类性格 中依然 存在或 巳經消 失的具 体情况 
如何， 对这一 問題有 特別重 要意义 的一些 資料的 集和 分析 ，我們 
簡 直一无 成就。 因 此这里 所持的 見解， 除了 对眼前 一些日 常事实 
的散漫 的覌察 以外， 簡直 无法获 得具体 贅料的 支持。 論証 要求其 
完整 ，似乎 就不得 不乞助 于对日 常事实 的这类 散漫的 覌察， 而在这 
方面 的叙述 ，卽使 像这里 所做的 那样但 略举其 槪要， 也很难 避免平 
凡 和冗沓 之弊。 在以 下儿章 里还不 免要从 事于这 一类的 片断叙 
述 ，謹 先在这 里吿罪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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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遺 留到現 代的尙 武精神 


有閑 阶鈒与 其說是 生存在 工业社 会里， 不如說 是依靠 了工业 
社 会而生 存的。 它 同工业 的关系 是金錢 性質的 ，不是 工业性 質的。 
人們 所以能 列入这 个阶級 ，是由 于金錢 素性的 发揮; 这种素 性与其 
說是 有关于 适用性 ，不如 說是有 关于营 利的。 因此， 构成有 閑阶級 
的人 类素質 ，在 不断地 进行淘 汰更換 i 淘汰的 依据是 对金錢 工作的 
适应 程度。 但这个 阶級的 生活方 式大部 分是出 于过去 的遺传 ，其 
間 含有許 多早期 未开化 阶段的 习慣和 覌念。 这种古 老的、 未开化 
的生活 方式， 对 处于較 下层的 各阶鈕 也发生 了一种 强制的 示范怍 
用， 不过其 强制情 况比較 緩和。 这种生 活方式 和习慣 ，通过 淘汰和 
敎育 作用， 反过来 又足以 影响人 类素質 的构成 ，其作 用主要 是在于 
使早 期未开 化时代 一 也就是 側重刚 勇与掠 夺生活 的时代 —— 的 
那些性 格特征 、习 尙和現 念得以 保持。 

掠夺时 期所特 有的那 种古老 人类性 格的最 直率、 最明 显的表 
現 是純正 的好战 傾向。 当掠 夺活动 出于集 体的方 式时， 人 們往往 
把这种 傾向称 之为尙 武精神 ，或 者像在 近代所 看到的 那样， 称之为 
爱国 心。 在文明 的欧洲 各国， 其传統 的有閑 阶級比 那里的 中产阶 
級具有 更髙度 的尙武 精神； 这 一說法 大槪是 无須深 論就可 以获得 
一般 人的同 意的。 实 际上有 閑阶級 也以此 自豪， 而 它抱着 这种态 
度， 无疑是 有些理 由的。 在一 般人的 心目中 ，战 爭是光 荣的， 勇于 
作战是 无上光 荣的； 而 对勇于 作战的 贊美这 一点本 身就是 好战者 
的掠 夺气質 的最好 証明。 战 爭狂热 是掠夺 气質的 指标， 此 风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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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最盛 的是上 层阶級 ，尤其 是传統 的有閑 阶級。 还有 一层， 有閑阶 
級表面 上最重 要的职 务是政 治职务 ，而就 其起源 和发展 的 內容来 
說 ，这也 是一种 掠夺性 职务。 

关 于具有 习慣的 好战心 情这一 光荣， 唯 一可以 勉强与 传統的 
有閑阶 級爭衡 的是下 层懶汉 阶級。 在平常 时期， 广 大的工 业阶級 
的作战 兴趣是 比較淡 薄的。 这 部分普 通民众 构成了 工业社 会的实 
力 ，他 們在沒 有受到 惊扰时 ，除 了防御 性战爭 以外， 对任何 其他战 
爭 实际上 是有反 感的; 甚至 当受到 了挑衅 ，須采 取防卫 态度时 ，他 
們的反 应也是 有些迟 鈍的。 在比較 文明的 社会， 或 者說得 更确切 
些 ，在 已經达 到高度 工业发 展的那 些社会 ，其 普通民 众的作 战进攻 
精神 ，可 以說巳 經逐漸 退化。 这幷 不是說 ，在 工业阶 級中就 沒有为 
数 很多的 人显然 含有不 可遏制 的尙武 精神; 也 不是說 ，广大 人民受 
到一时 的挑拨 ，不会 激起使 用武力 的热情 ，像 今天在 欧洲不 止一个 
国 家以及 在美国 看到的 那样。 但是 ，除了 出于一 时的感 情激动 ，除 
了 賦有掠 夺类型 的古老 气質的 那些人 以及 在上层 阶級与 下层阶 
級中 有相类 禀賦的 那些人 以外， 任何 現代文 明社会 的一般 群众在 
这方 面的惰 性表現 ，看来 竟显著 到那样 的程度 ，以致 除了遇 到实际 
侵犯时 的反抗 以外， 将 使战爭 不可能 实現。 現在一 般普通 人的习 
慣 和素性 所傾向 的是， 使人們 的活动 力向沒 有战爭 那样惊 心动魄 
的別 的方面 发揮。 

这种 气質上 的阶鈒 差异， 可能部 分是由 于各个 阶敍在 后天的 
性格特 征的遺 传上的 差异， 但 在一定 程度上 也似乎 是由于 与种族 
起源相 一致的 差异。 有些国 家的人 口在种 族上比 較 单純， 有些国 
家 的情形 不同， 构成其 社会各 阶級的 各种族 成分之 間的分 歧比較 
显著; 关于上 述气質 上的阶 級差异 ，前 一类国 家就不 及后一 类那样 
明显。 关于这 个方商 还可以 注意到 一点， 在 后一类 国家的 有閑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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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鉸 中那 些后起 的分子 ，一 般地說 ，跟同 时代的 出于世 家旧族 的那些 
上流社 会代表 人物比 起来， 在尙 武精神 的表現 上要較 逊一筹 。这 
些在 不久以 前才从 普通民 众中脫 穎而出 的暴发 分子， 所以 会在有 
閑阶 級中显 露头角 ，是由 于某些 素性与 习性的 发揮， 而这类 素性与 
习性是 不同于 古代意 义下的 尙武精 神的。 

除了 正式作 战活动 以外， 决斗制 度也是 同样的 高度好 战的一 
种 表現； 而且 决斗是 一种有 閑阶級 制度。 遇到意 見相左 、发 生爭执 
时， 决斗 实質上 是以战 斗作为 最后解 决的一 个相当 愼重的 手段。 
在文 明社会 ，只是 当存在 着一个 传統的 有閑阶 級时， 决斗的 风行才 
能 算作一 个正常 現象， 这类举 动的发 生也差 不多只 是限于 这个阶 
級。 属于例 外的是 ：（1) 陆軍 和海軍 軍官， 这 类人通 常是有 閑阶級 
成員， 同时对 掠夺的 习性具 有特殊 訓練； （2) 下层 阶級中 的傾汉 ，这 
类人 由于遺 f 或由 于鍛炼 ，或兼 由两者 ，具有 同样的 掠夺傾 向和掠 
夺 习憤。 只% r 出身 高貴的 紳士和 粗暴的 莽汉， 才以 相打作 为解决 
k 見冲突 的正常 手段。 至于一 个平常 的人， 只有当 一时被 激怒过 
度 或酒后 失常， 以致对 挑拨性 的剌激 的习憤 反应受 到抑制 不能生 
效时， 才会不 假思索 地訴諸 武力。 这 时他退 回到了 自决本 能的比 
較簡单 、比較 少差別 的表現 形态; 也就 是說， 他在一 时之間 不暇作 
深思 熟虑, 回到了 古老的 习性。 

决 斗制度 原来是 最后解 决爭端 、解决 严重問 題的一 个方式 ，随 
后漸漸 变成了 一种义 务性的 、无故 的私斗 ，成 为保持 个人声 誉的一 
种社会 职責。 关 于这一 类的有 閑阶鈒 作风， 我們可 以举出 在德国 
学生 中风行 的决斗 作为一 个典型 例子， 这是 好战的 义俠风 度的一 
种 奇特的 残余。 下层 阶級中 的懶汉 、也 可以說 是假性 的有閑 骱鍈， 
其中比 較暴烈 的分子 ，也有 着在一 切国家 情况都 相类的 、虽 然在性 
質上比 較非正 式的社 会义务 —— 为了 保持他 的丈夫 气槪， 他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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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同他 的同輩 們进行 无故的 格斗。 社会 中不論 属于哪 一阶层 的男. 
孩子們 ，也 盛行着 相类的 风气。 男孩在 与其伙 伴們的 相处中 ，日复 
一曰， 大 都会亲 切地了 解到， 彼 此之間 是怎样 以各个 人的相 对战斗 
力来 品評等 級的髙 低的； 在孩子 們的团 体中， 如果任 何人有 了例外 
的 情况， 不願或 不能接 受邀請 去参加 战斗， 一 般就不 能保有 荣誉的 
可靠 基础。 


这 里指的 主要是 在某种 不十分 明确的 成熟限 度以上 的 男孩。 
至于 儿童， 当他在 日常生 活中还 未能脫 离母亲 的怀抱 ，到处 还有賴 
于亲切 的扶持 的时候 ，以 他这时 的气質 而言， 这里所 說的大 都不能 
适用。 在这 样的幼 小时期 ，进 攻和对 抗的性 格傾向 大都还 沒有显 
露。 由 这种和 平的性 格轉变 到男孩 的爱取 攻势的 —— 在极 端情况 
下甚 至是有 恶意的 一 頑皮 ，是一 个漸进 过程; 完成这 一过程 ，在 
某些情 况下会 比在別 的情况 下达到 进一步 的完整 程度， 包 括范围 
較广 的个人 素性。 在儿童 （不 論是男 ，性或 女性） 成长 ft 最初 阶段, 
那种 积极的 ，和取 玫势的 自决态 度比較 少見， 那种 要使他 自身以 及 
他的利 益跟他 的家族 相隔离 的意向 也比較 不显著 ，他对 于譴責 、害 
羞和胆 怯表現 得比較 敏威， 比 較地需 要亲切 的人类 接触。 在通常 
情况下 ，男 孩的这 种幼年 特征会 逐漸地 而又相 当迅速 地消失 ，这种 
早期气 質会轉 变为純 男孩的 气質； 虽然 也有例 外情况 一 男孩生 
活 中的掠 夺特征 有时候 会全然 不見， 或者至 多只是 在細微 和隐約 
的情况 下有所 显露。  ： 

就女 孩来說 ，这 种向掠 夺阶段 的轉变 ，很 少会达 到男孩 那样的 
完整程 度》 而且在 較多的 情况下 ，簡 直是 完全不 經过这 一阶段 。在 
这样的 情况下 ，从幼 年到靑 年和成 熟阶段 的轉变 ，就 只是从 幼年时 
代的目 的和傾 向轉变 到成人 生活的 目的、 职 能和关 系的一 个漸进 

的 、无 間断的 过程。 总之 ，就女 孩来說 ，在 其发展 过程中 ，掠 夺的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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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期 間的存 在比較 少見; 卽使发 生了这 个情况 ，在这 一間隔 期間的 
掠夺和 隔离的 态度， 一般也 不像男 孩那样 显著。 

在 男孩的 方面， 这 种掠夺 的間隔 期間的 存在一 般是相 当明显 * 
的， 而且須 繼續一 个时期 ，但大 都在达 到成年 时結束 （假使 当眞算 
是 結束的 話)。 这 个說法 也許需 要大大 地加以 斟酌。 有些 人幷沒 
有发 生从男 孩气質 到成人 气質的 轉变， 或者 卽使发 生也只 是部分 
的； 像这 样的情 况决不 是很少 見的。 所謂 “成人 ”气質 ，这里 指的是 
在現代 工业生 活中那 些成年 的个人 所具有 的通常 气質， 这 些人在 
集 体生活 过程的 目的上 具有相 当的适 用性， 因此可 以說是 工业社 
会中有 效的、 一 1 般 的組成 部分。 

欧 洲民族 的人种 构成是 多种多 样的。 在 有些情 况下， 卽使是 
下层 阶級， 也大部 分是由 扰乱安 宁的长 顱白型 种族构 成的; 而在另 
一些情 况下， 含有这 一种族 成分的 ，主要 只是传 統的有 閑阶級 。在 * 
后 一类民 族中的 工人阶 級的孩 子們， 同上层 阶級或 前一类 民族中 
‘的各 阶級的 孩子們 比起来 ，其 好战习 性似乎 薄弱一 0 些。 

以上关 于工人 阶級子 弟气質 方面的 推論， 如杲 經进一 步充分 
与严密 的考察 以后可 以断定 是正确 的話， 那 么关于 好战气 質是种 
族的一 个相当 显著的 特征这 个見解 将更加 有力； 看 来在好 战气質 
上 禀賦較 强的， 是在欧 洲各国 构成其 統治阶 級或上 层阶級 的那类 
种型， 卽长顱 白型， 而不是 在那些 国家里 的一般 民众， 卽构 成被統 
治阶 級或下 层阶級 的那类 种型。 

人們 也許会 認为男 孩的气 質同社 会中不 同阶辍 的尙武 精神强 
弱 不同这 个問題 ，似乎 沒有什 么重要 关系; 但 它至少 可以証 明这种 
好战冲 动有极 为悠久 的历史 根源， 比 工业阶 級一般 成人的 习性的 
起源 更早。 在 儿童生 活中表 現的这 种气質 ，以及 許多別 的特征 ，是 
成人 性格发 展的某 些状态 的再現 ，是这 类状态 暫时的 、具体 而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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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 按照 这样的 理解， 应当 把男孩 对侵占 的偏好 以及把 自己的 
利益 同其家 属的相 隔离的 意向， 看作 是对某 类性格 的一时 的复归 
傾向 ，、因 为这类 性格是 在早期 未开化 文化下 、也 就是 純掠夺 文化下 
的正常 性格。 在这 一点上 正同在 許多別 的方面 一样， 有閑 阶級和 
懶 汉阶級 的性格 表明， 在其成 人生活 中繼續 存在的 那些特 征是童 
年时 代和靑 年时代 的正常 特征， 也就 是早期 文化阶 段的正 常的或 
慣有的 特征。 除 非能完 全在种 族根源 上找出 那些一 无所长 而态度 
狂 妄的懶 汉和講 求虛文 、拘泥 細节的 紳士与 一般群 众根本 不同的 
依据， 否 則就应 当把这 两类人 的性格 特征看 作是精 神发展 处于停 
頓状态 的一种 表現。 以 这一点 同現代 工业社 会中普 通的成 年人所 
达到的 精神发 展阶段 怍对比 ，可 以說这 是一种 未成熟 状态的 标志。 
我們 随后会 看到， 上流 社会和 最下层 社会的 这类代 表人物 的这种 
幼稚 的精神 状态， 除表現 于残酷 的侵占 与隔离 傾向外 ，还表 現于其 
他的 一些古 老的性 格特征 方面。 

在 正式的 士年时 代到成 人时代 的过渡 期間， 也 就是在 年龄稍 
长的学 生中， 其 习見的 行动是 无目的 的和游 戏性的 而又带 儿分有 
組織和 有心訃 的扰乱 安宁； 由 此似乎 毫无疑 問地說 明了好 战气質 
的 未成熟 本質。 一 般的情 况是， 这类 搗乱行 为的发 生只限 于靑年 
期。 随 着年龄 的增长 ，由 少年逐 漸轉入 成人生 活以后 ，这类 行为在 
頻 数和剧 烈程度 上逐漸 减退； 这样就 使一个 集体从 掠夺的 轉变到 
比 較安宁 的生活 习慣的 演进， 在 个人的 生活过 程中， 大体上 获得了 
一次 再現。 在很 多的情 况下， 个人在 还沒有 脫离这 种幼稚 状态的 
时候 ，他的 精神发 展就陷 于停頓 ，不 再繼續 演进， 这 就要使 他的好 
战气 質終身 存在。 因此， 在精 神发展 上終于 达到成 人状态 的那弯 
个人， 一般总 是要經 过一个 暫时的 、古老 的性格 阶段， 而这 类性格 

特征 是跟那 些好战 的和好 比賽的 分子的 永恒 的精神 水平 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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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当然， 各个人 在成年 以后 在这方 面所达 到的精 神上的 成熟程 
度和健 全程度 ，彼此 是参差 不一的 I 有 些人所 达到的 在水准 a 下， 
就成为 現代工 业社会 中人的 天然属 性上的 沉渣， 成 为进一 步提高 
工业 效能和 集体生 活充实 程度的 淘汰适 应过程 中的落 伍者。 

这 种精神 发展上 的停滞 不前， 不 但会表 現在成 年人和 少年人 
直接共 有那种 獷焊的 侵占习 性上， 而 且会表 現为間 接地鼓 动幷助 
成少 年人方 面的这 类搗乱 动作， 从而促 进了凶 暴习性 的形成 ，使之 
在后一 代的生 活中得 以繼續 存在； 这就阻 碍了社 会在和 平气質 # 
的 进一步 发展的 在 何动 向。 如 果富有 这种浸 占习性 的人， 在社会 
中对靑 年成員 的习性 发展居 于領导 地位， 則 他对尙 武精神 的保留 
和复归 所产生 的影响 也許是 极其深 远的。 例如， 近 来有很 多牧师 
和其他 “社会 柱石” ，对于 “ 少年儿 童团” 以及 一些相 类的拟 軍事組 
織 的輔导 ，就含 有上述 意味。 在高 等敎育 机构中 ，近 来竭力 提倡发 
展“大 学精神 ”和大 学体育 之类， 也具 有相类 意昧。 

所有 掠夺气 質的这 些表現 ，都 应当列 入侵占 一类。 这些 現象， 
部 分是凶 a 的竞 爭态度 的簡单 、直率 的表現 ，部 分是 出于博 取勇武 
声名 的願望 的有目 的 活动。 一切 运动比 賽都厲 于 同类的 一般性 
質 ，例如 ，田 径运动 、射击 、斗牛 、釣魚 、，悬 賞 拳赛、 快 艇竞赛 等等都 
是 这样， 甚至幷 不以消 耗体力 为显著 特征的 种种竞 技也不 例外。 
各 种比赛 活动， 原 来是以 互相竞 賽为依 据的， 后来通 过各种 手法， 
逐漸轉 变为以 机巧与 詭詐为 依据， 但 这种轉 变是无 法在任 一点上 
划出 一条界 綫的。 对比 赛活动 的喜爱 ，是基 于一种 古老的 精神素 
質， 是由 于具有 比較髙 度的掠 夺竞賽 习性。 在一般 叫作运 动比赛 
或 竞技的 那类活 动中特 別显著 的是， 冒险侵 占和損 害对方 那种强 
烈傾 .向。 

人們在 許多活 动中所 流露的 气質, 实質上 是儿童 时代的 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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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 到的种 种掠夺 竞賽都 不免带 有这类 气質， 而 运动比 赛似乎 
更加 是这样 ，或 者至少 是更加 显著。 因此 ，对比 赛活动 的偏爱 ，是 
人們 在精神 特質的 发展方 面处于 停滞状 态的格 外显著 的标志 。在 
—切 比賽活 动中， 总不免 带有很 大的伪 装因素 ，我們 如果注 意到这 
—点 ，那 些运动 家的这 种童年 气質， 就会显 得格外 淸楚。 儿童 、尤 
其 是男孩 子們所 慣于从 事的那 些比赛 和侵占 活动是 带有伪 装性質 
的， 而成人 的运动 比賽也 同样带 有这一 性質。 幷不 是說一 切比赛 
活动都 含有同 样比例 的伪装 成分， 而 是說在 一切这 类活动 中这一 
成 分总是 显著存 在的。 在純正 的体育 活动和 运动竞 賽中， 这一成 
分 的存在 比在戶 內的技 术竞赛 中更加 显著， 虽然这 个通則 也幷不 
是 在任何 情况下 一定不 变的。 在各种 各样的 戶外运 动中， 伪装成 
分是 到处存 在的， 例如 我們会 看到， 卽使是 性格极 其溫和 、极 其踏 
实 的人， 他們在 出外游 猎时， 也往往 会携带 逾量的 武器和 其他装 
备， 为的是 滿足他 們所承 担的任 务如何 重大这 样一种 情緒。 他們 
在展 开侵占 活动的 时候， 总不免 带上些 戏剧性 的夸张 姿态， 髙覦闊 
步 ，神气 十足， 不 論在明 攻或瞎 击中， 总不免 要带上 _ 装腔 作势的 
表演。 在体 育运动 方面情 况也是 这样， 几乎 必然要 带上几 分囂张 
和做作 ，在 表面 上带儿 分神秘 色彩; 这 些都足 以表明 这类活 动的戏 
剧性 特征。 当然 ，这 一切都 会使人 想到那 种孩子 气的伪 装現象 ，这 
是再明 显也沒 有的。 还 有一点 ，体 育运动 中所习 用的一 些行話 ，其 
中很 大一个 部分是 杀气騰 騰的， 是从战 爭术語 中模仿 得来的 。要 
晓得, 在任何 活动中 使用特 种行話 ，除 了用作 秘密联 系的必 要工具 
的以外 ，大都 可以看 成是一 种迹象 ，說 明这类 活动实 际上是 带有伪 
装性 質的。 

比賽 活动与 决斗以 及类似 的扰乱 安宁活 动有所 不同， 它还有 
一 个特征 ，卽， 除了 侵占与 凶猛这 类冲动 以外， 其間 还可以 容許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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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机 存在。 虽 然就任 何某一 个事例 来說， 其間大 都很少 有其他 
动机 ，但是 耽于这 类活动 的人往 往会举 出別的 理由作 为借口 ，这一 
点 說明， 別的动 机有时 候也可 以附带 存在。 喜欢从 事戶外 运动的 
人， 打 猎的， 或釣 魚的， 往往以 爱好自 然或 需要精 神調剂 等类， 作为 
他們 的这类 嗜好的 动机。 这 类动机 无疑是 往往存 在的， 它 們不失 
为 运动家 生活所 以可爱 的一种 原因； 但 这些都 不能成 为主要 誘因。 
这类 表面的 要求， 尽 可以通 过別的 方式获 得更加 簡捷、 更 加充分 
的 滿足， 而不 必惜助 于一种 有組織 的努力 来夺取 一些生 物的生 
命_ — 这 些生物 是自然 的主要 点綴， 而那个 “ 自然” 却正是 戶外运 
，动者 們所喜 爱的。 这些人 的活动 所产生 的最可 注意的 效果， 实际 
上就 是把他 們力所 能及的 一切生 物置之 死地， 使自 然景色 长期地 
淪 为一片 荒蕪。 

然而这 些戶外 运动者 們認为 ，在 現在 的习慣 制度下 ，要 在精神 
上获 得調剂 ，要接 近自然 ，只有 像他們 那样的 做法才 可以获 得最大 
滿足 I 这个說 法是有 它的理 由的。 过去 的掠夺 的有閑 阶級， 通过示 
范作用 ，巳經 树立了 某些礼 仪准則 ，这 些准則 在这个 阶級的 現代代 
表人 物的习 憤中还 費心費 力地保 持着， 在这些 准則下 ，他們 是不能 
以別 的方式 接近自 然的， 违背了 这个成 規就不 免要受 到非难 。漁 
猎 等活动 ，从 掠夺文 化时期 流传到 現在， 一直被 認为是 光荣的 ，是 
曰 常有閑 生活中 的最高 形态， 結果它 們逐漸 成为在 礼俗上 获得充 
分認 可的戶 外运动 的唯一 方式。 就打 猎和鈞 魚这类 活动的 直接动 
机 来說， 精 神調剂 与戶外 生活的 要求这 类动机 ，也 許是的 确存在 
的。 使在有 組織的 屠杀的 掩蔽下 追求这 些目标 成为必 要的 深一层 
的起 因是习 憤 势力； 除非自 甘 暴弃， 冒 損伤声 誉从而 損伤自 尊心的 
危险， 否則这 个习慣 势力是 不容违 抗的。 

其 他的戶 外活动 ，情 况也大 致相类 ，其中 体育比 赛是最 好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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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在荣誉 生活的 礼俗下 ，那些 活动、 运动和 娛乐的 方式是 获得認 
可的 ，关于 这些方 面的传 統习慣 ，这 里也当 然存在 0 那些体 育运动 
的爱 好者或 欣賞者 認为这 是娛乐 和“发 展体育 ”的現 有的最 适当方 
式； 这种看 法受到 了传統 习憤的 支持。 凡是 不能列 入明显 有閑的 
一 切活动 ，都被 荣誉生 活准則 排除在 有閑阶 級的生 活方式 以外； 由 
此， 出于习 慣势力 ，这类 准則也 傾向于 把这些 活动排 除在一 般社会 
的生 活方式 以外。 同时， 无目的 的体育 运动則 被認为 是非常 乏昧、 
非 常不愉 快的。 因此 ，像 在上面 另一段 里巳經 提到过 的那样 ，卽使 
是 其所提 出的目 标只是 出于伪 装的某 种活动 方式， 也应当 乞助于 
至 少在表 面上說 得过去 的某种 借口。 种种戶 外活动 能够滿 足这样 
的要求 ，因为 这类活 动幷沒 有实用 ，却有 一个表 面的、 伪装 下的目 
的。 此 外它們 还使竞 賽有了 开展的 佘地， 从 而使本 身具有 了吸引 
力。 一 种活动 ，如果 要符合 礼仪上 的要求 ，就 得与有 閑阶級 的荣誉 
浪費 准則相 一致； 然而， 一切 活动， 作 为一种 习慣的 —— 卽 使是部 
分的 一 -生活 表現， 如 要持久 存在， 就必須 与适于 某种适 用目的 
这一人 类共同 准則相 一致。 有 閑阶級 准則所 要求的 是严格 的和广 
泛 的不求 实际； 而作 业本能 所要求 的是有 目的的 活动。 有 閑阶級 
礼仪 准則的 作用是 ，对一 切有实 用的或 有目的 的活动 方式， 从巳有 
的生活 方式中 ，逐 漸地 、普遍 地加以 淘汰； 而 作业本 能的作 用是一 
往直 前地傾 注于一 个也許 可以获 得一时 的滿足 的直接 目的。 作业 
本 能发揮 作用是 比較迟 鈍的， 只是当 人們理 解到的 某一类 动作所 
內 含的不 切实际 ，巳經 反映到 意識复 合体， 成 为一个 与生活 过程中 
正常的 、有 目的的 趋向相 反的因 素时， 才会在 动作者 的意識 上发生 
使之 不安的 影响和 制止的 作用。 

个人 的种种 思想习 慣构成 了一个 有机复 合体， 这个复 合体的 
趋向必 然是在 于生活 过程的 便利与 适用。 如果 以有 系統的 浪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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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求实 际作为 生活中 的一个 目标， 要 把它納 入这个 有机复 合体而 
与之 同化， 則 不久势 必发生 突然的 反动。 但 是如果 能够把 注意力 
局 限在切 近的、 不遑作 深切思 考的灵 敏动作 或竞賽 努力这 些方面 
的目 的上， 則有机 体的这 种突然 的反动 也未尝 不可以 避免。 那些 
戶外 活动， 如打猎 、釣魚 、体 育竞 賽等等 ，就提 供了发 揮掠夺 生活中 
动 作灵敏 和竞賽 性的凶 猛和狡 猾等等 特征的 机会。 只要个 人所具 
有的作 深切反 省的能 力相当 薄弱， 或 者对他 自己的 动作的 最終目 
的 何在烕 覚相当 迟鈍， 只要他 的生活 实質上 是在自 然冲动 作用支 
配下的 生活， 那 么种种 戶外活 动的眼 前的和 不遑作 深切思 考的目 
的性 ，逋 过优势 的表現 ，就 可以在 大体上 滿足他 的作业 本能。 如果 
他 所具有 的主要 冲动， 是属于 掠夺气 質的那 种不怍 深刻思 考的竞 
赛性 的性格 傾向, 則情况 更加是 这样。 同时， 礼仪准 則对他 将有所 
慫恿， 告訴他 ，上 述的种 种戶外 活动是 在金錢 上无可 非难的 生活中 
的 表現。 任 何一种 活动， 所以 能成为 正派娛 乐中一 个传統 的和习 
憤的 方式， 所以能 保持这 个地位 ，是由 于它能 同时适 应內含 的浪費 
与 表面的 目的性 这两种 要求。 由 于別种 方式的 娛乐和 运动， 对于 
敏威的 、有 敎养 的那些 人說来 ，是 道义上 所不容 許的， 于是 上述一 
类活动 就成为 在現在 环境下 最适当 的娛乐 方式。 

但是 ，那 些上流 社会的 成員在 提倡体 育竞賽 ，对 他們自 己和所 
接触 到的一 些人証 明他們 在这一 点上态 度正确 柯， 一般的 說法总 
是 这样： 这 类竞赛 是取得 种种发 展的一 个非常 i 貴的 手段。 这类 
竞赛 不但可 以促进 参加者 体格的 发展， 而且 能够发 揚参与 者或旁 
現者 的尙武 精神。 談 到体育 竞賽的 适用性 这个問 題时， 这 里的肚 
会中 的任何 人首先 要想到 的一种 竞赛大 槪必然 是足球 ？ 因 为对体 
育 竞賽有 助于体 格发展 或精神 发展这 一点不 論是贊 成或反 对的人 
們 說来， 首先 浮現在 他們心 头的, 就 是体育 竞赛中 的这 一形式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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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 以把这 一典型 的体育 活动作 为一个 范例， 来說 明体育 活动同 
参 加竞赛 者的性 格发展 与体育 发展的 关系。 有人这 样說， 足球同 
体育 的关系 ，与 斗牛同 农业的 关系比 起来， 正 是半斤 八两； 这个說 
法未 尝沒有 理由。 要保 持这类 娛乐方 式的适 用性， 需要孜 孜不倦 
的 訓練和 培养。 所使用 的質料 ，不 論是 畜类还 是人类 ，必須 經过审 
愼的 选择和 鍛炼， 才能 保持幷 加强在 野生状 态下所 特有的 某些素 
性和 习性， 这类特 征在馴 养状态 下是要 逐漸退 化的。 这幷 不是說 
在畜类 和人类 两种情 况下， 結 果都是 对野生 的或未 开化的 身心习 
慣作 全面与 彻底的 恢复。 結果 实际上 是对未 开化性 格或野 生性格 
的偏于 一面的 恢复； 所 恢复和 加强的 是偏于 破坏和 損害方 面的野 
生 特征， 至 于足以 适应 野生环 境下的 自卫和 生活充 实的那 些方面 
的特征 ，則 幷不作 相应的 发展。 从足球 这类活 动获得 的鍛炼 ，其結 
果是凶 暴和狡 獪这类 外来的 习性的 加强。 在 这种鍛 炼下得 到鼓励 
与发 揚的是 早期的 未开化 气質， 受到抑 制的是 气質中 的某些 部分， 
从社会 要求和 經济要 求方面 来看， 这 些部分 却是野 蛮特性 中的优 
点。 

从体 育竞賽 的訓練 中得来 的体力 一 如 果認为 在訓練 中可以 
获得 这种效 果的話 —— 是 对个人 、对集 体都有 利的， 因为， 如果其 
他情形 不变， 这一点 是有助 于經济 的适用 性的。 至 于随着 体育运 
动 而产生 的精神 持征， 同 对集体 利益发 生的作 用对比 起来， 情况 
有 所不同 ，它在 經济上 对个人 也是有 利的。 任 何社会 的居民 ，如果 
在一定 程度上 具有这 类特征 ，情 况都是 这样。 現 代竞爭 ，大 部分是 
以 这类掠 夺的性 格特征 为基础 的自決 过程。 这 类性格 特征， 以巳 
改 变了原 来面目 的形式 ，滲 入了現 代的、 和平的 竞赛， 而在 一定程 
度上具 有这类 特征， 对一 个文明 人說来 儿乎是 一个必 要条件 。但 
这类特 征对竞 爭的个 人說来 虽然是 不可缺 少的， 对 社会却 幷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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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直接的 用处。 以个人 对集体 生活目 的上的 适用性 而言， 竞賽 
效能卽 使有用 也是厲 于間接 性的。 在 同別的 社会沒 有发生 敌对行 
为 的肘候 ，凶暴 和狡獪 这类习 性对社 会幷沒 有用处 ，而 且它 們之所 
以 对个人 有用， 只是由 于有这 样大一 个部分 的同类 特征活 跃地存 
在于 他所处 的人类 环境。 一只 沒有角 的小牛 在有角 的牛群 中是居 
于 不利地 位的; 任 何个人 在这类 特征方 面如果 沒有相 当禀賦 ，則他 
在 生存竞 爭中所 处的不 利地位 ，就有 些像那 只小牛 a 

所以要 具备幷 培养掠 夺的性 格特征 ，除了 經济上 的原因 以外， 
当然还 有別的 原因。 在审美 或道义 方面， 对 未开化 素性也 普遍存 
有 偏好， 而 上述一 些特征 是能极 其有效 地滿足 这种偏 好的， 因此这 
些 特征在 审美或 道义友 面的适 用性， 也許可 以抵消 它們可 能产生 
的 那些在 經济上 的非适 用性。 但就这 里的討 論目的 来說， 这一点 
是不 属于本 題的。 因此 ，关于 运动竞 赛从全 面来看 时的价 値或适 
当性， 或者是 它在經 济依据 以外的 价値这 些方面 的問題 ，这 里不准 
备有所 論列。 

在群 众的心 目中， 运动生 活所养 成的那 种尙武 精神是 深可贊 
揚的。 用 意义有 些浮泛 的口語 中所使 用的一 些字眼 来說， 这类可 
贊 揚的品 質是含 有独立 、自强 、亲 睦等成 分的。 但是 从另一 角度来 
看， 通 常这样 称道的 品質， 未尝 不可以 說成是 蛮橫、 残酷或 党同伐 
异。 一 般人对 这类勇 武的品 質所以 会加以 認可和 贊揚， 所 以会把 
这类 品質說 成是勇 武的， 总是 因为这 类品質 对个人 有用。 社会中 
的 成員， 尤其 是其爱 好准則 可以起 示范作 用的那 个阶級 ，在 这类习 
性方面 具有充 分禀賦 ，在他 們的影 响之下 ，別 人缺乏 这类习 性往往 
成 为一种 缺陷， 而在这 类习性 方面具 有格外 强烈的 禀賦則 成为一 
个了 不起的 优点。 掠夺 者的性 格特征 在現代 一般人 民中絕 对沒有 
絕迹。 这类特 征是存 在的， 任 何时候 以任何 原因在 情威上 有所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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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它 們就会 极其鮮 明地表 現出来 —— 除 非烕情 上的这 种触发 ，同 
构成 我們日 常 工作幷 有助于 我們日 常 的一般 利益的 那类活 动有所 
抵触。 从經 济方面 来看， 任何 工业社 会的普 通民众 之所以 能不受 
到 这类頑 强习性 的拘束 ，幷不 是由于 这类习 性已不 复存在 ，而 只是 
由于 它們部 分地、 暫时 地废置 不用， 退处于 下意識 动机的 隐藏状 
态。 这类 习性仍 然以不 同的强 度存在 于各个 人的意 識中， 在积极 
形成人 們的动 作和情 威方面 仍然具 有活跃 力量， 只 要受到 的剌激 
超 过了日 常的强 烈程度 ，就 会勃然 发动。 在任何 情况下 ，只 要个人 
幷沒有 从事于 与掠夺 文化不 相投的 工作， 因 此其日 常的兴 趣与情 
威 幷沒有 被这类 工作所 篡夺， 上 述一类 习性就 会自由 滋长。 有閑 
阶 級以及 依附于 这个阶 級的某 部分人 ，就处 于这种 情况。 因此 ，新 
加入有 閑阶級 的分子 ，很容 易爱上 运动竞 赛一类 活动; 因此， 任何 
工业 社会如 果累积 了相当 的財富 ，足以 使很大 一部分 人脫离 工作， 
种 种运动 比賽和 爱好这 类活动 的热情 就会获 得迅速 发展。 

有一 个极其 平凡的 、大家 所习見 的現象 ，也 許足以 說明， 掠夺 
性 格冲动 幷不是 在一切 阶級中 均衡存 在的。 例如， 携带手 杖的习 
憤， 如果单 是作为 現代生 活中的 一个特 点来看 ，似乎 充其量 也只是 
一 件身边 瑣事； 但在 这里的 論点上 却有它 的深长 意义。 在 各阶級 
中 最流 行这个 习憤的 —— 也就 是說， 在一 般的理 解中， 手杖 这件物 
事巳經 与之合 为一体 、不可 分割的 —— 是正式 有閑阶 級中的 人們， 
是运动 竞賽爱 好者和 下层阶 級中的 懶汉。 此 外或者 还可以 加上一 
类人， 那 就是从 事金錢 工作的 人們。 一般从 事工业 工作的 人就凌 
有 这样的 习慣。 还 有一点 ，鈞 女們照 例不携 手杖; 除 非她衰 弱或有 
病 （那 是另一 用途， 另一情 况)。 这种 习慣， 当然， 在 很大程 度上是 
一 个礼俗 問題; 但 是礼俗 的依据 ，也还 是在礼 俗上起 示范作 用的那 
个 阶級的 傾向。 手杖 是适应 自我表 現的目 的的， 它 表明持 杖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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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手千有 用劳动 以外的 事体， 因此具 有証明 有閑的 效用。 但它也 
是一种 武器， 是 在这个 性能上 适应未 开化时 代一个 男子的 切身需 
要的。 任何人 ，只 要他沾 染上一 点凶暴 气質， 他手里 握着这 样一件 
具体的 、原 始的攻 击武器 ，就 会威到 很大的 安慰。 

由于 文字表 达上的 关系， 关于这 里所討 論的一 些素性 、习性 
和生活 表現， 在 字里行 間无法 避免一 种不以 为然的 語气。 但是对 
于这 里所提 到的种 种方面 的人类 性格或 生活过 程的任 何一面 ，幷 
沒有 加以譴 責或加 以表揚 的任何 企图。 对于 一般人 类性格 上的各 

种因素 ，这 里只是 从經济 理論覌 点的角 度加以 討論, 我們所 討論的 

1 

一 些性格 特征， 是按其 对于集 体生活 过程的 便利性 的直接 經济关 
系 来衡量 ，来 划分等 級的。 这 就是說 ，对 于这类 現象, 这里是 按照經 
济的覌 点来理 解的; 对 于这类 現象的 評价依 据是， 当 人类集 体对环 
境以 及对集 体的目 前与 最近将 来的經 济形势 要求下 的制度 結构作 
进 一步調 整时， 这类現 象在这 个調整 过程中 所起的 促进或 阻碍作 
用。 就 这些目 的說来 ，从 掠夺文 化阶段 遺留下 来的那 类性格 特征， 
幷不能 具有它 可能具 有的适 用性。 然而 卽使就 这个方 面而論 ，有 
一点 也未可 忽視， 掠夺 人的那 种奋发 的进取 态度和 不屈不 挠的意 
志， 幷不是 沒有很 大价値 的一宗 遺产。 这里 对于这 类素性 和习性 
的經济 价値—— 同时也 大致牵 涉到其 比較狹 义的社 会价値 —— 試 
作 分析， 对 于它們 在其他 覌点下 的价値 拟不再 深論。 对于 这类比 
較原始 的尙武 精神的 残余， 如果 从公認 的道德 标准， 或者 更进一 
步， 从审美 的或詩 意的标 准来加 以評价 ，則与 現代工 业生活 方式的 
平淡 无奇相 对照， 也許会 获得与 这里所 說截然 不同的 結果。 但是 

I 

所有 这些同 这里的 硏究主 題无关 ，因此 对这些 方面表 示任何 意見， 
在这里 是不必 要的。 这里 所要注 意的只 是这样 一点： 所有 与这里 

t 

的硏究 目的相 歧的一 些別的 标准， 对 于我們 对人类 性格的 这类特 

*  191  • 


征或 有助于 这类特 征的发 展的一 些活动 所作出 的經济 評价， 决不 
可容許 其有所 影响。 这个 說法， 不論 对积极 参加运 动竞賽 的那些 
人来說 ，还 是对对 于运动 竞赛只 是持旁 覌欣賞 态度的 那些人 来說, 
都是适 用的。 这 里就运 动竞赛 傾向所 說的， 对随后 要談到 的关于 
世俗 所謂宗 敎生活 的种种 評述， 也同样 适用。 

上 一节附 带提到 了一点 ，卽 ，用日 常用語 来討論 这一类 素性和 
活动 ，总 不免要 带上些 反对或 辯解的 語气。 这 一点是 很有意 味的， 
它說明 了一个 冷靜的 、胸无 成見的 平常人 ，对 运动竞 赛以及 一般侵 
占活 动所表 現的一 些习性 的习慣 态度。 一些 长篇論 著在談 到体育 
运动 以及主 要属于 掠夺性 的其他 活动幷 加以維 护或贊 揚肘， 总不 
免到处 充滿一 种隐約 的反对 語气; 关于这 一点, 如果要 以这 里的內 
容 为討論 依据， 也許是 同样方 便的。 关于从 未开化 生活状 态遺留 
下来的 多数其 他制度 ，在一 些代表 著作中 ，也 至少可 以看到 同样的 
那 种辯解 态度。 关于人 們覚得 有必要 加以辯 解的那 些古老 制度， 
这里 可以举 出儿个 例子： 关于 財富分 配的現 有制度 以及由 此形成 
的身份 的阶級 差別； 属 于明显 浪費項 下的一 切或将 近一切 的消費 
方式; 在族 长制下 的妇女 地位; 关于传 統敎义 和信仰 方面的 許多特 
征， 特別 是在敎 义方面 以及对 公認敎 义的直 率理解 下的那 些通俗 
表現。 因此， 这 里所要 說的关 于称揚 运动竞 赛以及 竞赛特 性时所 
采 取的那 种辯解 态度的 一些話 ，只 要&措 辞上加 以适 当变換 ，也同 
样 可以应 用到对 我們社 会遺留 下来的 其他有 关因素 所提供 的那些 
辯解 論調。 

通常 人們总 認为运 动竞赛 以及构 成竞赛 特性的 基础的 那一类 
掠 夺性冲 动和思 想习慣 ，幷 不是与 常識完 全相投 合的； 虽然 辯解者 
本人表 达这种 烕覚大 都比較 含糊， 幷不是 用儿句 話明白 說出的 ，但 
是一 般总可 以从他 的語气 当中体 会到。 “就大 多数的 行凶者 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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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 极其下 流的人 物。” 这一格 言道出 了在道 德家的 覌点下 ，对 
掠 夺气質 以及在 其公开 表現与 运用下 的鍛炼 效果的 評价。 掠夺性 
格 对集体 生活究 竟有效 到什么 程态， 事理通 达的人 通过冷 靜的覌 
察 ，究 竟会对 这一点 抱怎样 的看法 ，从这 里可以 找到一 些綫索 。通 
常 对于牵 涉到习 慣于掠 夺态度 的任何 活动总 是抱有 反威， 因此为 
掠夺习 性的复 兴以及 为足以 加强这 类习性 的活动 作辯护 的那些 
人， 就有 了为他 們的說 法提出 証明的 責任。 社会上 有一种 贊成上 
述这类 娛乐方 式和冒 险行为 的强烈 烕情； 然 而同时 也普遍 存在着 
这 种威情 缺乏正 当依琚 的想法 。通常 总是以 下面的 說法作 为必要 
的正 当理由 t 虽然运 动比赛 一类活 动实質 上是掠 夺性购 ，是 起着社 
会分化 作用的 ，虽 然在其 直接影 响下所 导致的 一些习 性的俠 食， 是 
同工业 不相适 应的； 但是 間接地 、更深 一层地 說起来 —— 这 里所使 
用的， 似乎是 一种不 大容易 了解的 对立归 納法或 对抗剌 激法一 
运动比 賽却可 以認为 是有助 于一种 性格的 发展， 这 种性格 在肚会 
目的 上或工 业目的 上是有 用的。 这就 是說， 这类活 动虽然 实質上 
是 属于歧 視的侵 占性質 ，但由 于某种 間接的 、难 以索解 的原因 ，結 
果却促 成了一 种有助 于^ 歧視性 工作的 气質的 发展。 一般 总是試 
图依据 經驗来 証明这 一点; 或者 把它看 作經驗 归納的 結果， 任何人 
只 要留心 一下就 必然会 明白。 当 接触到 这一論 点的証 据时， 人們 
故意 乖巧地 躱过了 作出由 因到果 的推論 时站不 住脚的 依据， 只是 
表 明一点 —— 运动比 赛是有 助于上 面提到 的 “勇敢 品 質”的 养成 
的6 伹是 (在 經济理 論上) 需 要加以 解释， 証明 其为正 当的, 正是这 
些勇敢 品質; 于是 正应当 从这里 开始的 一連串 的証明 ，却在 这里中 
断了。 这 种辯解 所努力 表明的 ，用 最籠統 的經济 措辞来 說就是 ，不 
管事理 上的压 力是怎 样地不 可抗， 运 动比賽 事实上 是促进 了那个 
可以 槪括地 叫做所 謂“作 业”的 事物的 发展。 这就是 运动比 赛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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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思 想丰富 的辯解 者在这 一点上 如果沒 有能够 說服他 自己， 
或 者沒有 能够說 服別人 ，他是 不会滿 足的; 而一般 說来， 他 是得不 
到滿 足的。 他对 于自己 在这个 問題上 的辯解 的不滿 心情， 通常是 
表現在 ，他 进行解 释时語 調蛮橫 急躁， 期待別 人同情 和支持 他的主 
张 的殷切 心情。 

但 是我們 要問， 为什么 需要辯 解呢？ 如 果支持 运动比 賽这类 
活动 的大众 威情巳 經相当 普遍而 有力， 为什 么这一 事实本 身还不 
能算是 充分的 正当理 由呢？ 民 族在掠 夺文化 与准和 平文化 下經受 
长期 鍛炼而 养成的 尙武精 神巳經 遺留給 現代的 人們， 这种 精神与 
凶 暴和狡 獪一类 表現是 一拍卽 合的。 旣然 如此， 为 什么不 承認这 
'  类活动 是正常 和健全 的人类 性格的 正当表 現呢？ 除 了在这 一代的 
情 威中表 現的、 包括刚 勇这一 遺传性 格在內 的一系 列习性 所构成 
的規范 以外， 究竟还 有些什 么別的 应当执 行的規 范呢？ 我們說 ，还 
有 隐藏在 背后的 、接 受人們 的呼吁 的一个 規范， 这就 是作业 本能； 
这 是比掠 夺的竞 賽习性 更加基 本的、 来 源更加 悠久 的一种 本能。 
掠 夺的竞 賽习性 ，虽然 絕对地 說起来 ，来源 也是悠 久的， 但 它只是 
作业 本能的 一个特 殊发展 ，一 种变形 ，相 对地說 起来是 后起的 ，經 
历的 时間是 比較短 促的。 竞賽性 的掠夺 的冲动 —— 或者也 很可以 
把它 說成是 运动比 賽本能 一 是从原 始的作 业本能 演化和 分化出 
来的 ，同作 业本能 比起来 ，基 本上 是不稳 定的。 掠夺 竞賽， 因此也 
就是运 动竞赛 生活， 是 經受不 住生活 的这个 隐藏在 背后的 規范的 
考 驗的。  ： 

有閑 阶級制 度是有 助于运 动比^ 和歧視 性费占 这类活 动的持 
續 存在的 ，关于 这一促 进作用 的发揮 方式， 当然无 法作簡 括的說 
明。 从巳經 举出的 一些例 証看来 ，以 有閑 阶級与 工业阶 級对照 ，前 

ll 

者在威 情上和 意向上 似乎比 較接近 好战的 态度和 精神。 关 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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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 ，情 况似乎 也有些 相类。 但 是对于 运动比 赛生活 的一般 情緒， 
有閑 阶鈒制 度主要 是通过 礼仪的 生活准 則間接 地犮生 影响的 。这 
种間接 效果， 几 乎毫无 疑間是 在于促 进掠夺 气質和 掠夺习 慣的持 
續 存在， 甚至为 較高有 閑阶級 的礼法 所排斥 的那类 竞賽生 活中的 
变形 ，如悬 賞拳击 、斗 鸡以 及在竞 賽习气 下的其 他流俗 表現， 情况 
也是 这样。 不管在 礼仪細 节上最 近鉴定 的那一 套是怎 样說的 ，經 
有閑 阶級制 度認可 的巳有 的礼法 准則， 总是絕 不含糊 地表明 ，竞賽 
和 浪費是 好的， 而踉它 們相反 的事物 是不光 彩的。 在社会 中处于 
比較阴 暗角落 的那些 部分， 是 不可能 充分理 解或全 部掌握 礼仪准 
刖 的一些 細节的 ，因此 ，他 們只 是对准 則的大 綱节目 在带些 不假思 
索 的情况 下加以 引用 ，而 对准則 的适应 范围， 或者是 获得認 可的一 
些細 节上的 例外， 則不遑 深究。 

有 閑阶級 的一个 相当突 出的特 点是酷 好运动 比賽， 这 不但表 

t 

現 在阶級 成員的 直接参 加上， 而且表 現在对 这类活 动在烕 情上和 
精神 上的支 持上; 这一性 格特征 ，是有 閑阶級 与下层 社会中 的懶汉 
以及整 个社会 中在掠 夺气質 上禀賦 特强、 也 就是具 有返祖 遺传性 
格的 那些分 子所共 有的。 在西 方文明 国家的 民族中 \ 在掠 夺本能 
方 面秉性 薄弱到 对一切 运动竞 賽和竞 技都不 威兴趣 的人是 很少見 
的; 但工业 阶級中 一般的 人对这 类嗜好 幷不过 于热烈 ，幷沒 有达到 
可 a 适当 地称为 具有运 动习憒 的那个 程度。 对 这类阶 級說来 ，运 
动 竞賽是 偶然的 消遺， 幷不 是生活 中的一 个显著 特征。 因此 ，不能 
說 这部分 普通民 众对运 动竞赛 这一性 格傾向 是有所 促进的 ^ 作为 
工 业阶級 中的普 通成員 ，甚至 成員中 为数相 当巨大 的部分 ，虽 然沒 
有对 运动竞 赛完全 謝絕， 一般 說来对 运动竞 賽的爱 好带有 潜在意 
識的 性質， 多少只 是把它 作为偶 然寄兴 的消遣 ，而不 是把它 当作生 
活 兴趣中 一个不 可少的 、經 常存在 的部分 ，更 不能算 是构成 思想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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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的 有机复 合体的 一个主 要因素 & 

这种表 現在今 天的运 动竞賽 生活中 的性格 傾向， 看上 去也許 
*  ► 

幷不 是一个 具有严 重后果 的經济 因素。 单就 其本身 来說， 它对工 
业效能 ，或者 对任一 个人的 消費， 幷沒 有什么 了不起 的直接 影响; 
但是， 以这一 傾向为 特点的 人类性 格类型 的广泛 流行和 发展， 却是 
个 具有一 定重要 意义的 間題。 它 不論在 經济发 展的速 度方面 ，或 
是在这 种发展 所产生 的結果 的性質 方面， 都 会影响 到集体 的經济 
生活。 不管 怎样， 群众 的思想 习慣旣 然在一 定程度 上受到 这一性 
格 类型的 支配， 这一 事实对 集体經 济生活 的范围 、趋向 、标 准和覌 
念以及 集体生 活对环 境的适 应程度 ，就必 然要发 生重大 影响。 

应当注 意到， 构成 未开化 性格的 一些別 的特征 也有相 类的影 
晌。 从 經济理 論方面 来看， 可 以把这 些別的 未开化 特征看 作是掠 
夺性格 的附随 变化， 其間 尙武精 神就是 这类性 格的一 种表現 。这 
类 特征在 很大程 度上根 本不属 于經济 性質， 也沒有 多大的 直接經 
济 意义； 但是它 們可以 用来表 明具有 这类特 征的个 人所适 应的經 
济演进 阶段。 因此， 其 重要意 义是在 于可以 用它来 作为一 种鉴定 
含有 这类特 征的性 格对今 天的經 济要求 的适应 程度 的外在 标准； 
但其 自身作 为一类 素性， 对个 人的經 济适用 性也会 起增进 或减退 
作用 ，在这 一点上 它也有 一定程 度的重 要性。 

在未 开化生 活中， 尙武 精神主 要是表 現在两 个方面 ■ — 凶暴 
和 詐伪。 这两 种表現 形态， 也 在不同 程度上 相类地 存在于 現代的 
战爭、 金錢 工作和 运动竞 賽中。 这两 类素性 都是在 运动生 活中以 
及采 取比較 严肃的 形式的 竞赛生 活中获 得了培 养和巩 固的。 謀略 
或 狡獪是 运动竞 赛中必 然存在 的一个 因素， 在战爭 和狩猎 中情况 
也是 这样。 在 这一切 活动中 ，謀略 势必发 展成为 奸险和 詐伪。 在 
任 何体育 和 一般竞 賽的行 动方式 中， 欺詐、 虛妄 和恐吓 总是占 有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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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地位。 在 竞賽中 照例总 要延請 一位裁 判員， 总有 許多精 密的技 
术性 条款， 規定欺 詐手段 和战略 优势可 容許的 限度和 細节; 这些都 
充分 說明， 用阴謀 詭計来 战胜对 方幷不 是竞賽 中偶然 存在的 特点。 
出于 必然的 事理， 习慣于 这类竞 赛活动 ，有助 于詐伪 习性的 进一步 
. 发展。 如 果足以 促使人 們偏爱 运动竞 賽的那 类掠夺 气質充 溢于社 
会， 狡詐风 气就会 盛行， 对別人 —— 各个地 說来和 集体地 說来' — 
的 利益就 会漠然 不顧。 使用欺 詐手段 ，不 論在怎 样的假 托之下 ，也 
不論 在怎样 的法律 和习慣 的掩护 之下， 总是 一种狹 隘的自 私心的 

L 

表現。 关于运 动竞賽 的这一 特征的 經济价 値如何 ，巳 經显而 易見, 
这里 更不必 詞費。 

这 里还应 当注意 一点， 从事于 •体 育和其 他竞賽 的人所 威染到 
的在 外貌上 最显著 的一个 特征是 极度的 狡黯。 因此， 不論 就对于 
竞賽 活动的 实际上 的推进 来說， 或是 就对于 狡黯的 竞赛者 所給予 
的在其 同道中 的声誉 来說， 攸 力栖茲 (Ulysses) ① 的 天才和 功績决 
不在阿 溪里斯 (Achilles) ③ 之下。 当 一个少 年人， 随机 应付， 經过 
了入 学考試 ，踏 进了任 何一个 声望卓 著的中 学或大 学以后 ，要 使他 
在性 格上与 一个职 业的运 动选手 同化， 大都 第一步 就是要 使他具 
有一种 狡黯的 姿态。 凡 是对体 育比賽 或各种 竞技或 具有相 类竞賽 
性 的任何 其他活 动有髙 度兴趣 的人， 总喜 欢保持 这种狡 黯姿态 ，作 
为外貌 上的一 个特征 ，他 在这 一点上 的注意 是从来 不肯放 松一步 
的。 还 可以指 出一点 ，在下 层懶汉 阶鋏的 成員中 ，这 种狡顒 姿态也 
' 往往表 現得非 常突出 ，那 种戏剧 性的夸 张态度 ，同在 体育荣 誉上一 


① 荷馬 ， ■奥德 賽》 (Odyssey) 的主 人翁, 伊大卡 (Ithaca) 的王， 特洛伊 战爭中 
希腊領 袖之一 ，以足 智多謀 著称。 一 轉者 

® 荷馬: 《伊 利亚特 中 的英雄 ，曾参 与特洛 伊战爭 ，其 人 强有力 、美姿 
容、 勇敢而 俠义， a 此成为 希腊靑 年人的 楷禊。 一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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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輕 的候选 者所常 有的态 度极其 相近； 从 这里我 們再度 看到了 
这两类 人物在 精神上 的一豚 相通。 有 些人恶 意地形 容这类 年輕的 
候补 者的志 度把屯 叫作“ 无法无 天”， 而上述 性格表 現正是 这方面 
的最 淸楚的 标志。 

* 

一 个狡猾 、乖 巧的人 ，可 以說对 社会幷 沒有經 济价値 一 除非 
是 在与別 的社会 打交道 时进行 欺詐。 他的功 用幷不 在于对 一般生 
活过程 能有所 推进。 这 种品質 所起的 作用， 就其直 接經济 意义来 
說 ，充 其量只 是在于 使集体 的經济 实質有 所轉变 ，使 之向与 集体生 
活过程 不相投 的方面 发展。 这 一点有 如医学 上的一 个正在 变化的 
所 謂良性 肿瘤， 其变化 的趋向 超过了 划分良 性与恶 性的那 个不确 
定 界綫。 

凶 暴与狡 黯这两 种未开 化性格 特征， 构 成了掠 夺气質 和掠夺 
的精神 态度。 这些都 是狹隘 的自私 性質的 表現。 两 者对于 个人在 
生活 中追求 歧視性 成就时 的得心 应手， 都是有 高度适 用性的 。两 
者 也都是 有髙度 审美价 値的， 都是 由金錢 文化助 成的。 但 是两者 
在集体 生活目 的方面 都毫无 裨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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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 一章 信 賴命运 


賭 博习性 是未开 化气質 的又一 个附属 特怔。 就 一般运 动比赛 
者和热 中于战 爭以及 一般竞 賽活动 的人們 說来， 这 是一个 差不多 
普 遍存在 的性格 的伴生 变化。 这一特 征也具 有一种 直接的 經济意 
义。 大 都認为 ，它 的过分 发展， 对任何 社会总 的最高 度工业 效能将 
是 一 个障碍 ^ 

如果 把賭博 习性看 作是完 全属于 人类性 格中掠 夺类型 的一个 

« 

特征， 是有些 疑問的 。 賭 博习性 中的主 要因素 是信賴 命运; 这种信 
念 ，至少 就其本 質来看 ，其 起源 当在人 类进化 过程中 掠夺文 化阶段 
以前。 对 命运的 信賴， 大約在 掠夺文 化下巳 經发展 成为現 在这样 
的 形态， 成为 在运动 比赛气 質中賭 博习性 的主要 因素。 它 所以会 
以这样 的形态 出現在 現代文 化中， 大致是 出于掠 夺 阶段的 鍛炼。 
但信賴 命运实 質上是 比掠夺 文化年 代更远 的一种 习性。 这 是万物 
有灵覌 念的一 种表現 形式。 这种信 念似乎 是更早 时期的 一个特 
征 ，其实 質是从 那个时 期流传 到未开 化文化 阶段的 ，然 后它 經过那 
个阶段 的变化 ，在 賦有掠 夺鍛炼 的那种 形态下 ，传入 了人类 发展的 
后期 阶段。 但不管 怎样， 总应当 把它看 成是一 个古老 的性格 特征, 
是 从相当 遙远的 过去传 来的， 同現代 工业操 作的要 求多少 是有些 
不相 适应的 ，对 現代集 体經济 生活的 最高效 能多少 是一个 障碍。 

信賴命 运虽則 是賭博 习性的 基础， 但幷 不是这 一习性 -含有 
的唯一 因素。 人 們进行 以力量 与技米 上的竞 爭为依 据的賭 赛还有 
一个进 一步的 动机; 假使沒 有这个 动机, 信賴 命运是 决不会 成为竞 
賽生活 中一个 显著特 征的。 这个 进一步 的动机 是一种 期望， 是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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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可以致 胜者， 或 預期可 以获胜 的那一 方的参 加者， 希望以 失敗者 

为牺牲 ，从 而增 进他这 一方的 优势。 賭注下 得越大 ，金 錢上 的得失 

越大 ，則强 者一方 所获得 的胜利 越大， 弱者一 方在失 敗中所 受到的 

痛苦 和耻辱 也越大 ； 虽然， 就賭 注本身 而言， 其 重要性 也未可 忽視。 

但 事体还 不止是 这样， 下 賭注时 一般还 有这样 的想法 (虽然 这幷不 

是 明白形 之于語 言的， 甚 至也不 是在意 念中明 确認識 到的） ：賭注 

本身就 足以提 高下注 的一方 竞赛者 的胜利 希望。 这 里存在 着一种 

烕覚， 卽在这 个目的 上花費 的物質 和提心 吊胆的 心情 ，对結 局是不 

会 一无效 果的。 这里有 作业本 能的一 种特殊 表現， 支持着 这种表 

現的 是一种 甚至更 加明晰 的威覚 ，卽 基于万 物有灵 覌念下 的事物 

的一 致性， 当事 物的內 在习性 巳經被 这样一 些迫切 意向和 能动力 

量所調 和幷加 强时， 具 有这种 意向和 力量的 一方就 必然能 获得胜 

利 結果。 我 們在任 何竞賽 中对預 决其必 胜的那 一方加 以支援 ，直 

率 地表現 着对賭 注的这 种鼓励 心情； 而这一 点无疑 是一种 掠夺特 

♦ 

征。 表現 在賭注 上的信 賴命运 ，是随 着原有 的掠夺 冲动而 来的。 
由此可 以推定 ，就 信賴命 运表現 在下賭 注这一 形式上 而言， 应当把 
这种形 式表現 看作是 掠夺性 格类型 中的一 个主要 因素。 这 种信念 
在本 質上是 一种古 老习性 ，实 际上是 早期的 、未經 分化的 人类性 
格; 但它經 过掠夺 的竞賽 冲动的 推进， 分化为 賭博习 性的特 有形态 
以后 ，在这 样高度 发展的 特有形 态下， 就应当 被看作 是未开 化性格 
的一个 特征。 

信賴命 运是在 現象的 相續关 系中一 种“偶 然的必 然性” 威覚。 
它 的多种 多样的 变化和 表現， 如果在 任何社 会流行 到了相 当显著 
的程度 ，就会 对社会 的經济 效能发 生极其 严重的 影响。 因此 ，关于 
它的 起源和 內容， 以及 它的种 种派生 表現同 經挤結 构与职 能的关 
系 ，鄉値 得予以 进一步 的詳細 採討; 对 于有閑 阶級同 这种信 念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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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分化 与繼續 存在的 关系， 也 应加以 分析。 这 种信念 ，在 其发展 
的 、完 整的形 态下， 也就是 从掠夺 文化下 的未开 化民族 那里、 或者 
是 从現代 社会中 一个运 动竞賽 者那里 最容易 看到的 那种形 态下, 
至 少含有 两个可 区別的 成分。 我們应 当把这 两个成 分看作 是属于 
同 一基本 思想习 慣的两 个不同 状态， 或者是 在其演 变过程 中两个 
連續状 态下的 同一心 理因素 。.这 两个 成分是 信念在 同样一 般类型 
下 的发展 过程中 的連續 状态； 这一事 实对于 两者在 任一个 人的思 
想习憤 中的共 同存在 ，幷无 妨碍。 两者 之中比 較原始 的形态 (或者 
是比較 古老的 状态) 是一种 初步的 万物有 灵信念 ，或 者是对 于关系 
和事物 的一种 万物有 灵威覚 ，由 于这种 信念， 人們对 种种事 态賦予 
了类似 于人的 性格。 在古 代的人 看来， 在他的 环境中 ，一切 突然发 
生的以 及显 然是相 因而生 的事物 ，都 具有一 种类似 于人的 个性; 他 
們認 为一切 事物都 具有意 志力， 或者說 具有种 种习性 ，这类 习性渗 
入了起 因的复 合体， 从 而不可 思議地 影响到 事件的 結局。 运动竞 
賽 者对命 运和机 遇或偶 然的必 然性的 覌念， 是一种 不分明 的或欠 
完 整的万 物有灵 覌念。 这种覌 念往往 以极其 模糊的 方式联 系到事 
物和 局势; 但通常 則具有 这种程 度的明 确性， 因此牵 涉到凭 技术或 
凭机遇 的任何 竞賽中 所使用 的器具 和附属 物时， 这 种覌念 对于构 
成这类 事物的 一些內 在的习 性傾向 的展开 ，有 可能 发生种 种作用 
—— 慰解 ，誘騙 ，再不 然就是 搗乱。 我們 看到那 些运动 竞赛者 ，很 
少沒 有随身 佩带些 符咒或 护身符 之类的 习慣， 他們 認为这 些东西 
多 少有些 效驗。 还有一 些同样 普遍的 情况: 在任何 比賽中 ，人 們在 
下 了賭注 的那一 方的选 手方面 或比賽 用具方 面发現 了些不 祥的預 
兆， 会本能 地威到 恐怖; 在比 賽中， 对 某一选 手或某 一方投 下了賭 
注以后 ，会 烕到对 那一方 应当而 且的确 是起了 增加其 力量的 作用； 
他 們如果 对某一 方的“ 吉星高 照”有 所祝願 或有所 举措， 会 威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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幷不 仅仅是 儿戏。 

信賴命 运覌念 的簡单 形态， 就是 对事物 和局势 的不可 思議的 
目 的性傾 向的这 种本能 感覚。 事物和 局势会 有一种 归結到 某一目 
的的 傾向， 不管人 們認为 这个目 的 或这个 最后目 的 点是偶 然产生 
的还是 蓄意安 排的。 信念 从这个 簡单的 万物有 灵覌点 出发， 通过 
不 知不覚 的演进 ，逐 漸轉变 到了第 二个、 派生的 上面提 到的形 态， 
这 就是对 于一种 不可思 議的超 自然力 的相当 明确的 信念。 超自然 
力 是通过 与之結 合在一 起的有 形物体 发揮作 用的， 但在个 性上是 
不 能把超 自然力 与物体 視同一 体的。 这 里使用 “超自 然力” 这个字 
眼， 幷不 在所謂 超自然 的那种 力量的 性質方 面含有 什么进 一步的 
意义； 指的 只是万 物有灵 信念的 进一步 发展。 这里 所說的 超自然 
力， 幷不一 定要看 成是充 分人格 化的主 动力， 而是带 有一定 程度上 
的人的 属性的 一种动 作力， 它 足以在 带些任 意的情 况下， 对任何 
冒险 事业、 特別是 竞賽活 动的結 杲发生 影响。 例如， 对“哈 民查” 
(Hamingia) ① 或“吉 普塔” （Gipta) 的广泛 崇信， 特 別地使 冰島的 
英雄 故事、 幷且一 般地使 德国的 早期故 事生色 不少; 这就是 在事态 
进程中 的超自 然 傾向这 一覌念 的一个 例証。 

信 念的这 种表現 或这种 形态， 在 习性傾 向上是 很少被 人格化 
的 ，虽 然它在 不同程 度上被 賦予了 个性; 而且 有时候 人們还 認为这 
种个性 化的习 性傾向 会屈服 于环境 —— 大都 是精神 的或超 自然性 
的 环境。 关于 这类信 念的一 个极其 突出的 例証是 凭决斗 的断訟 
法 ，这 类價念 在这里 巳处于 分化的 相当深 入阶段 ，当 人們从 这类信 
念出发 乞助于 超自然 力时， 这 种超自 然力就 不能免 于神人 同形同 
性覌念 下的人 格化。 这 里是把 超自然 力看作 被邀来 的公断 人的， 


① 挪 威神話 ，司幸 运之神 ，人 們認为 它可以 使信从 者获得 佳运。 —— 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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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 按照某 种約定 的依据 —— 如参加 斗爭者 各方所 自称的 公正或 
合法 一来 决定斗 爭的結 果的。 时下 有一种 流行的 信念， 这种信 
念 ，举 个例， 可以通 过大家 所信服 的一句 名言来 說明" 一 “ 他旣知 
道自 己理直 气壮， 就有了 加倍的 力量、 这句話 卽使在 今天的 文明' 
社会中 ，对 一个 普通的 、不作 深入思 考的人 說来， 仍 然具有 很重要 
的 意义。 这 里存在 着一种 与上述 相类的 想法， 卽在 事势的 演进中 
有 一种难 以索解 而势所 必然的 趋向； 这一点 作为一 个不可 捉摸的 
因素， 在时下 的信念 中仍然 有其蛛 絲馬迹 可寻。 我 們从一 般人信 
服上 面这句 話这一 点可以 看出， 崇信“ 哈民查 ”或者 認为冥 冥之中 
自有 神力主 宰这类 信念， 在現代 人的潜 在意識 中是依 稀仿佛 、也許 
是有些 不确定 地存在 着的， 幷且 在任何 情况下 ，似乎 总是同 幷非显 
然属于 万物有 灵性質 的心理 动因混 合在一 起的。 

上述 对习性 傾向的 两种万 物有灵 理解， 后者是 由前者 轉化而 
来的; 关于 这方面 的心理 演变过 程以及 人种来 源上的 关系， 在逢里 
的硏究 目的上 幷沒有 作进一 步深入 探討的 必要。 这 个問題 在民族 
心理学 或是在 宗敎敎 义和敎 派的演 变的理 論硏究 方面， 也 許是极 
其重 要的。 假使 要硏究 两者在 发展关 系上是 否作为 相繼发 生的状 
态而 互相关 联这类 比較基 本性的 問題， 情 形也是 这样。 这 里提到 
了这 些問題 的存在 ，其意 只是在 于說明 ，这里 的討論 旨趣幷 不在这 
些 方面。 在經济 理論的 方面， 就有关 信賴命 运或事 态的超 因果趋 
势 或事态 的习性 傾向这 些方面 的这两 个成分 或状态 而言， 两者实 
际上属 于同一 性質。 它們作 为思想 习慣， 会 影响到 个人对 于他所 
接 触到的 一些事 物与事 物关系 的习慣 看法， 从而影 响到个 人在工 
业目的 上的适 用性， 因而有 其經济 的重要 意义。 因此 ，除了 有关任 
何万 物有灵 價念下 的美威 、价 値或仁 慈这类 問題以 外 ，它們 在个人 
适用 性方面 作为一 个經济 因素， 特別 是作为 一个工 业的动 因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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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的經济 意义， 自 有其値 得討論 之处。 

上 面已經 提到， 个 人为了 要在今 天复杂 的工业 操作中 获得最 
高 度的适 用性， 就必須 具有随 时可以 依据因 果关系 来理解 事实幷 
联系 事实的 素性和 习慣。 工业 操作， 不論从 整体还 是从細 节上来 
看， 都 是一个 量的因 果关系 过程。 对 工人或 对一种 工业操 作的指 
导 者所要 求的“ 智慧” ，幷 沒有什 么別的 ，只是 对于从 量上来 决定因 
果 关系的 理解与 适应， 必須具 有一定 程度的 熟練。 拙劣的 工人所 
缺少 的就是 在理解 与适应 上的这 种熟練 程度； 如果 敎育的 目的是 
在于提 高他們 的工作 效能， 則 这种敎 育所追 求的目 的就是 在于增 
进这 种熟練 程度。  ’ 

如果工 人出于 先天的 禀賦或 后天的 鍛炼， 不能 依据因 果关系 
或 事实而 只能依 据別的 来了解 事态和 事态的 演变， 这就要 降低他 
的工 业效能 或工业 上的适 用性。 这种 由于喜 欢按照 万物有 灵的覌 
点来 理解事 实而降 低效能 的情况 ，如果 从整体 来看， 就是說 ，整个 
地从具 有万物 有灵傾 向的某 一民族 来看， 就格外 明显。 万 物有灵 
覌点在 經济上 的妨碍 ，在 現代大 工业制 度下比 在任何 別的制 度下， 
情况更 为明显 ，其 后果 也更为 深远。 在 現代工 业社会 ，工业 是由互 
相 制約的 机能和 作用构 成的一 个广泛 系統， 这一傾 向不断 地越来 
越 显著； 因此， 从事工 业的人 要增进 效能， 就 必須在 全然不 受偏見 
牵制的 情况下 对各种 現象从 因杲关 系上来 理解， 这 一点变 得越来 
越不可 缺少。 在手 工业制 度下， 一个 工人如 果具有 熟練技 巧与高 
度 体力， 幷 且刻苦 耐劳， 則 卽使在 思想习 慣上存 有这样 的偏見 ，这 
些 优点也 可以在 极大程 度上抵 消他思 想上的 弱点。 

传統式 的衣业 同手工 业的情 况相类 ，两者 所要求 于劳动 者的， 
在性 質上彼 此极为 近似。 在两 者的情 况下， 劳动者 自身都 是它們 
主要依 靠的原 动力， 而有关 的自然 力量， 則被 認为是 不可捉 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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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逆 料的动 作力， 它 的动向 是劳动 者所无 法控制 或无法 自由处 

理的。 在 一般的 理解中 ，这类 生产方 式与工 业操作 不同； 在 工业操 

作中 ，对于 整个机 械过程 的决定 性趋向 ，必 須 依据因 果关 系来理 

解， 工业的 进行与 工人的 动作必 須与之 相适应 ，而在 这类生 产方式 

中 ，則 这样的 情况比 較少。 随着工 业方法 的发展 ，手 工业者 的那些 

长处， 越来 越难以 抵消 其所存 在的智 力不足 或接受 因果关 系的看 

法时的 迟疑不 决这类 缺点。 工 业組織 越来越 具有一 种机械 結构的 

性質 ，作为 一个工 业人員 ，他在 这里的 任务是 辨別和 选择会 产生对 

他有用 的效果 的自然 力量。 工 人在工 业中所 处的地 位巳經 不再是 

一个 原动力 ，他的 职能是 对量的 关系和 机械事 实加以 抉择和 評价。 
* 

他 对于在 他环境 內的因 果現象 应当有 提出明 确的理 解和公 迮的評 
价 的能力 ，这一 点的經 挤意义 越来越 重大; 在 他的思 想习憒 的复合 
体 內的任 何成分 ，如 果搀入 了跟上 述能力 不相容 的偏見 ，将 成为越 
来越重 大的一 个干扰 因素， 足以 降低 他在工 业上的 效用。 对于曰 
常事态 的覌察 ，如 果不以 量的因 果关系 为依据 而別存 偏見， 卽使偏 
差甚微 或幷不 显著， 其对民 众的习 慣态度 所发生 的累积 性影响 ，也 
足 以显著 降低社 会集体 的工业 效能。  • 

万 物有灵 的思想 习憤， 可能 以属 于一种 初发的 万物有 灵信念 
的早 期未开 化形态 出現, 也可能 以比較 后期、 比較 完整的 形态出 
現 ，从 而对事 态的性 格傾向 加以神 人同形 同 性覌念 下的人 格化。 
不 論是这 样的活 跃的万 物有灵 覌念， 还是这 样的乞 助于超 自然力 
或 神力的 指引， 在 工业上 的意义 当然是 大体一 样的。 以对 个人的 
工业 适用性 所发生 的影响 来說， 在两 种情况 下所发 生的影 晌是属 
于一 类的； 但是 当个人 习慣地 应用万 物有灵 現念或 基于神 人同形 
同性覌 念的那 一套定 則来应 付他环 境內的 事态时 ，在 直接、 迫切或 
专 一程度 上各有 参差， 因此这 种思想 习慣可 以控制 或指导 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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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复合体 到什么 程度， 是 以上述 参差情 况为轉 移的。 万 物有灵 

习性的 作用是 ，到 处使对 于因果 关系的 了解陷 于模糊 状态; 但以早 

期的 、比較 浮浅的 、比 較不明 确的万 物有灵 覌念， 同 神人同 形同性 

覌 念的較 高形态 比較， 前者在 个人智 力过程 中发生 的影响 也許更 

加广泛 ，更加 貫彻。 当 万物有 灵习性 只是以 原始 、朴 素的形 态存在 

时 ，其应 用范围 和限度 是不明 确的, 或沒有 一定界 限的； 因 此这一 

习 性将在 个人生 活的一 切方面 影响到 那个人 的思想 —— 只 要他在 

任 何地方 接触到 生活中 的物質 資料。 万 物有灵 覌念的 后期的 、較 

成熟 的发展 形态， 經过神 人同形 同性覌 念的琢 磨以后 ，其应 用范围 

巳經 相当明 确地局 限于那 类渺茫 、隐約 的事态 ，于是 范围越 来越大 
* 

的那 些日常 事实， 暫时 不乞助 于表現 万物有 灵覌念 的那个 超自然 
力 来作解 释了。 对于日 常生活 中的种 种瑣碎 事件， 要借助 于髙度 

t 

完整的 、人 格化 的超自 然力来 理解， 幷 不是一 个方便 的处理 手段， 
因此 很容易 造成一 种习慣 ，卽 以因 果关系 为依据 ，来 解释許 多瑣細 
或流俗 現象。 但是， 这样获 得的临 时解释 ，只 是由于 在瑣碎 事件上 
的漫 不經意 ，才讓 它明确 存在的 ，个人 一旦受 到了特 殊刺激 或发生 
了疑难 ，就 会恢复 他对原 来意識 的忠順 态度。 当发生 了特殊 要求, 
就是說 ，当特 別需要 充分地 、直率 地乞助 于因果 律时， 他如 果具有 
神人同 形同性 信念， 就往 往会仍 然乞助 于起自 然力， 把它作 为一个 
万 能的解 释物。 

这 种超因 果的傾 向或动 作力， 作 为一个 解释疑 难的救 星是有 
髙度效 用的， 但这 种效用 完全属 于非經 济性質 。如 果它在 一致性 
和专門 化方面 达到了 这样的 程度， 以 致具有 了神人 同形同 性的神 
• 性， 它就格 外地变 成了一 个逋逃 藪和安 乐窝。 当个 人碰到 一些难 
以用因 果关系 解释的 現象而 烕到徬 徨时， 神 力的解 释是为 他解除 
困 难的一 个方便 法門； 但此 外神力 覌念还 有許多 长处。 神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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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审寒、 道 德或宗 敎利益 的覌点 来看， 或者 甚至从 政治、 軍 事或社 
会 政策的 比較直 接的覌 点来看 ，有 許多显 然的、 公認的 优点； 然而 
这些 都不是 这里所 应当討 論的。 与 这里有 关的問 題是， 把 对这种 
超自 然力的 信念， 看作 是要影 响到信 仰者的 工业适 用性的 一种思 
想习 慣时， 它 的不怎 样动人 、不 怎样迫 切的經 济意义 如何。 而且， 
卽使 在这个 狹隘的 、經济 的范围 以內， 所要探 討的也 不得不 限于这 
个思 想习慣 对信仰 者在工 业上的 适用性 的直接 影响， 而不 是扩大 
到 把它的 比較深 远的經 济效果 也包括 在內。 这类远 一层的 經济效 
果是 很难追 究的。 如果与 这里談 到的神 力保持 精神上 的接触 ，会 
使生 活提髙 到怎样 的程度 ，这 是一个 問題； 当 我們試 图探討 远一层 
的經济 效果， 从而 論証其 經济价 値时， 势必牵 纏到时 下对这 一問題 
所存的 偏見， 从 而使討 論在目 前一无 結果。 

万 物有灵 的思想 习慣， 对 信仰者 在一般 心情上 的直接 影响是 
降低 他的有 效智力 ，而它 所降低 的这个 方面的 智力， 对現代 工业正 
是具 有特殊 重要意 义的。 无論 人們信 仰的超 自然力 或超自 然傾向 
属于 較髙形 态还是 属于較 低形态 ，影 响終将 在不 同程度 上 发生。 
这一点 ，对 未开 化者和 运动竞 賽者的 命运覌 念和习 性傾向 說来是 
这样； 就 这类人 所往往 具有的 在比較 高度发 展形态 下的对 神力的 
信仰說 来也是 这样。 这个 說法， 对处 于比較 发展形 态下的 神人同 
形同性 信仰—— 那是与 宗敎覌 念比較 浓厚的 文明人 的心意 相投合 
的 一 ■說来 ，也必 然是适 用的： 不过这 一推論 的可靠 程度如 何却难 
以 肯定。 一 般具有 的那神 属于較 髙形态 的神人 同形同 性價仰 所造, 
成 的工业 上的效 能降低 ，也許 是比較 輕微的 ，伹 是不应 忽視。 而且 
在 西方文 化中， 卽使属 于这类 高一級 形态的 信仰, 也 幷不是 超因果 
傾 向这一 人类意 識中的 一个最 后残佘 現象。 除了这 类信仰 形态之 
外， 同样 的万物 有灵意 識还表 現在种 种冲淡 了的神 人同形 同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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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形 态上， 如 十八世 紀对自 然秩序 与天賦 权利的 控訴， 如属 于其現 
代典 型的、 表面上 算是达 尔文以 后的 槪念的 关于进 化过程 的修正 
傾向， 等等。 这种 对現象 的万物 有灵式 的解释 ，是 理論学 者称为 
“有 理性的 愚蠢” 的一种 謬論。 从 工业的 或科学 的立場 来看， 这样 
的覌 点对事 实的理 解和評 价要算 是一个 莫大的 障碍。 

万 物有灵 的习性 ，除了 在工业 上的直 接影响 以外 ，从別 的方面 
来看， 在經济 理論上 还有某 种重要 意义。 （1) 这 一习性 的存在 ，足 
以相当 可靠地 証明， 还有某 些別的 古老的 性格特 征同时 存在， 甚至 
'相当 有力地 存在着 ，而 这类特 征在經 济上是 有 实际重 要意 义的； 
(2) 基于 万物有 灵习性 而获得 发展的 神人同 形同性 信仰， 构成了 
宗 敎上的 礼俗， 这类 礼俗所 发生的 后果， 其 重要意 义在于 (a) 影响 
到社会 对商品 的消費 和一般 的爱好 准則， 这 在上面 的一章 里巳經 
提到， （b) 引起 幷保持 了对上 級关系 的习慣 的認可 态度， 从 而加强 
了 身份和 效忠这 些方面 的流行 覌念。 

就上面 0>) 項提到 的那一 点来說 ，当 那 类思想 习 憤构成 了任一 
个 人的性 格时， 在某种 意义上 可以說 是一个 有机統 一体。 在生活 
的习 慣表現 的任一 点上， 如果发 生了向 某一方 面的显 著变化 ，則在 
这类表 現的其 他方面 ，或 在其他 各类的 活动中 ，也将 跟着发 生併发 
性 变化。 这些不 同的思 想习憤 或生活 的习慣 表現所 体現的 是个人 
单 一生活 过程中 的一切 方面； 因此 ，由 于对某 种刺激 作出反 应而形 
成一种 习慣， 势 必影响 到对別 的刺激 作出反 应时的 性格。 人类性 
.格 在任何 一点上 的轉变 ，是人 类性格 的全部 轉变。 基 于这个 理由， 
也 許在更 大的程 度上还 基于一 些这里 无法深 入討論 的比較 难以捉 
摸的 理由， 人类性 格的各 种不同 特征之 間就有 了这些 幷发性 变化。 
例如 ，未开 化民族 ，虽 然其 生活是 属于充 分发展 的掠夺 型的， 一般 
也同时 具有强 烈的、 普遍的 万物有 灵习性 、完 整的神 人同形 同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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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 和活跃 的身份 覌念。 另一 方面， 处 于未开 化文化 以前或 以后的 
各文化 阶段的 民族， 关 于神人 同形同 性價仰 和对有 形事物 的万物 
有 灵傾向 的現实 威覚， 在 其生活 中却表 現得沒 有那样 突出。 整个 
說来 ，在 和平社 会中， 身 份观念 也比較 薄弱。 还应当 注意到 一点， 
在 掠夺期 前或野 蛮的文 化阶段 的备个 民族， 卽使不 是全部 也至少 
是大 部分， 是存有 活跃而 略带特 殊化意 昧的万 物有灵 信念的 。一 
个原 始的野 蛮人对 于万物 有灵的 信仰， 似乎 不像未 开化人 民或巳 
經过蛻 化的蛮 族那样 認眞。 在他 手里， 由万物 有灵信 仰所演 成的， 
主要是 一些稀 奇古怪 的神話 創造， 而不是 頑固的 迷信。 而 在未开 
化文 化中所 表現的 ，却是 运动比 賽本能 、身份 制和神 人同形 同性信 
仰。 在現 代文明 社会的 人們的 个人气 質中， 也大都 可以看 到这方 
面的 变形。 賦有 掠夺的 未开化 气質从 而构成 运动竞 賽分子 的那些 
現代代 表人物 ，大 都是命 运的信 从者, 至少对 于事物 的万物 有灵傾 
向是具 有强烈 烕覚的 ，正是 由于这 一点， 他們才 会热爱 賭博。 这类 
人关于 神人同 形同性 信仰的 情况也 是这样 。 这类人 在对某 一敎派 
表示信 从肘， 他 們所信 从的往 往是在 神人同 形同性 覌念上 比較坦 
率、 比較貫 彻的那 类敎派 之一； 只有比 較少数 的运动 竞赛者 ，才会 
从神人 同形同 性信仰 成分比 較淡薄 的那些 敎派， 如 唯一神 敎或宇 
宙神敎 ，去 寻求精 神上的 安慰。 

神入 同形同 性覌念 和尙武 精神是 相互关 联的， 同这一 点密切 < 
結合在 一起的 一个事 实是， 神 人同形 同性信 念卽使 不足以 发动也 
至少足 以保持 有利于 身份制 的那种 性格。 就 这一点 而言， 在这种 
信念 下的鍛 炼效果 究霓以 何处为 終点， 以及 在这种 遺传特 征下的 
幷发变 化的迹 象究竟 从何处 开始， 都 是絕对 无法断 言的。 所有那 
些掠 夺气質 、身份 覌念和 神人同 形同性 信念， 在其最 高度发 展形态 
下, 都 是属于 掠夺文 化的； 当这 三种現 象在那 个文化 水平上 出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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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时， 它們彼 此之間 是存在 着某种 互为因 果的关 系的。 当这类 
現象在 今天各 个人、 各 阶級的 素性与 习性中 互相关 联地重 新浮現 
时 ，其情 况足以 使人充 分明了 ，它 是跟 属于个 人的性 格特征 或习性 
的 那些同 样的心 理現象 彼此之 間的因 果关系 或有机 关系相 类的。 
上面曾 經提到 ，作 为社会 結构的 一个特 征的身 份关系 ，是掠 夺的生 
活习慣 的一个 后果。 就 其来源 而言， 它实質 上是掠 夺态度 的經过 
加工 以后的 表現。 另 一方面 ，神 人同形 同性信 念是， 对有形 事物的 
超自然 和不可 捉摸的 习性傾 向这一 槪念， 加 上一个 明細的 身份关 
系 礼俗。 因此 ，就 这一信 念的起 源的外 在現象 来說, 可以把 它看成 
是古代 的人們 普遍存 在的万 物有灵 覌念的 产物， 是 通过掠 夺的生 
活 习慣而 明确化 幷有了 一定程 度的改 变的， 結果形 成的是 一种人 
格 化的超 自然力 ，它还 經过充 分补充 ，有 了掠 夺文化 下的人 們所特 
有的那 类思想 习慣。 

这 里所討 論的、 与 經济理 論有直 接关系 的一些 比較主 要的心 
理特征 ，可 以槪 括如次 ： （ 1 ) 掠夺的 、竞賽 的性格 ，这 里我們 把它叫 
作尙武 精神， 在前一 章里巳 經談过 ，它 只是人 类所共 有的作 业本能 
的 未开化 变形， 这一持 殊形态 是在人 与人之 間作歧 視性对 比的习 
慣的支 配之下 逐漸变 成的； （2) 身 份关系 ，这 是在这 样的歧 視性对 
比下按 照公認 規格加 以品 評与分 級的一 种形式 表現； （3) 神人同 
形同 性信念 ，这至 少在其 生气勃 然的初 期是一 种制度 ，这种 特有因 
素是一 种身份 关系， 在这 个关系 中人 类是在 下的， 而 人格化 的超自 
然 力是在 上的。 記住这 一点， 理解人 类性格 与人类 生活中 这三种 
現象之 間存在 的密切 关系就 应当沒 有什么 困难； 就 其間的 某些主 
要因素 来說, 彼此的 关系可 以說 是二而 一的。 一方面 ，身份 制与掠 
夺 的生活 习憤， 是作业 本能在 歧視性 对比这 一习憤 下所采 取的形 
式 的一种 表現； 另一 方面， 神人同 形同性 信念 和宗敎 信仰 这一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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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 是人类 对有形 事物性 格傾向 的万物 有灵覌 念的一 种表現 ，这种 
表 現是在 实質上 属于同 样一般 的歧視 性对比 习憤的 支配下 逐漸加 
工， 逐漸完 成的。 因此， 应当把 竞賽的 生活习 慣和宗 敎信仰 习慣这 
两个 范畴看 作是， 人类 性格的 未开化 类型和 它的現 代未开 化变形 
的补充 因素。 两 者都是 对不同 类的刺 激发生 反应时 形成的 差不多 
属于同 一范围 的那类 素性的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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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二章 宗 教信仰 

我 們就現 代生活 中的某 些事态 ，随 意举述 儿項， 就足以 說明属 
于 神人同 形同性 信念的 各敎派 同未开 化文化 和未开 化气質 的有机 
关系。 同时它 們还可 以用来 說明， 这 类敎派 的存在 和它的 效力及 
其信仰 方式的 盛行， 同有 閑阶級 制度以 及成 为这个 制度基 础的动 
力有 怎样的 关系。 这里 談到宗 敎信仰 或通过 这类價 仰而表 現的一 
些精神 特征和 智力特 征时， 对于这 方面的 行为幷 沒有加 以抑揚 、褒 
贬 的任何 意图； 属于神 人同形 同性信 念的現 有各敎 派的一 些日常 
現象是 有其經 济理論 上的意 义的， 是 可以从 这个覌 点来討 論的。 

t, 

这里 能够詳 細探討 的是， 关 于宗敎 信仰的 一些有 形的、 外 在的特 
征。 至 于宗敎 生活在 精神上 以及信 心上的 价値， 則 不在这 里的硏 
究范围 之內。 当然， 关 于各敎 派所依 据的那 些敎义 的眞理 和美威 
間題， 这里也 不打算 論及。 就是 以經济 的意义 来說， 那些比 較深远 
的 意义, 这里 也无法 討論， 这类問 題过于 玄妙， 含义过 于深沉 ，在短 
短的篇 幅中是 无法容 納的。 

在前 面的一 章里， 巳經談 到了一 些金錢 的价値 标准对 于根据 
与 金錢利 益无关 的标准 来进行 的評价 过程所 发揮的 影响。 这种关 
系幷 不完全 是单方 面的。 經 济的評 价标准 或評价 准則， 也 会受到 
經 济以外 的价値 标准的 影响。 我 們对事 物的經 济意义 的評价 ，在 
一 定程度 上是由 于比較 重大的 那些非 經济利 益的显 著存在 而构成 
的。 甚 至有这 样一种 見解， 卽 經济利 益只在 它有助 于这类 高一层 
的 、非經 济的利 益时， 才有 其重要 意义。 因此， 为了 这里的 硏究目 
的 ，必須 考虑到 ，怎 样把 經济利 益或属 于神人 同形同 性信念 的各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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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的一些 現象的 經济意 义隔离 开来。 要使自 己抛弃 比較通 行的覌 
点， 要撇开 无关于 經济理 論的那 类高一 层的利 益关系 ，使由 此形成 
的偏見 尽可能 地减到 最低度 ，是 要花 費些气 力的。 

上 面談到 运动竞 賽气質 时曾經 說明， 为 运动竞 赛者的 賭博习 
性 提供精 神基础 的是， 認为有 形事物 或事态 具有一 种万物 有灵习 
性 傾向的 覌念。 从經 济的覌 点来看 ，这 种覌念 ，同万 物有灵 信念及 
属 于神人 同形同 性信念 的各敎 派在各 种形态 下所表 現的， 实質上 
是同样 的心理 成分。 就 經济理 論上必 須論及 的那些 显箸的 心理特 
征来說 ，那 类充滿 在运动 竞賽习 性成分 中的賭 博精神 ，在难 以辨別 
的进 展层次 中有了 逐漸的 变化， 轉变 成要在 宗敎信 仰中得 到滿足 
的那种 心情。 这就 是說， 从經济 理論的 k 場来 看， 运 动竞赛 性格巳 
經逐 漸轉变 成了一 个宗敎 信徒的 性格。 如果 一个賭 博者的 万物有 
灵 覌念是 得到带 些一貫 性的传 統的支 持的， 那么这 样的覌 念就会 
发 展成为 对超自 然力或 超物質 力的一 种相当 明显的 信念， 其中还 
含 有一些 神人同 形同性 槪念。 在 这种情 况下， 一般 总存有 一种明 
显的 意向， 这就 是要想 借助于 亲近与 調和的 某种有 效方式 同超自 
然 力获得 妥协。 这里 所含有 的和解 与誘导 成分， 与 比較粗 浅的信 
仰方式 很多共 3 之处 一 卽使不 是在历 史根源 方面、 也至 少在实 
际心理 內容方 面是这 样的。 于 是賭博 者的那 种信念 ，就 显然地 、縑 
續不断 地逐漸 变成了 迷信的 实践和 信念; 这就可 以断言 ，这 种信念 
同 那些比 較粗陋 的属于 神人同 形同性 信念的 敎派是 一豚相 通的。 

由 此可見 ，运动 竞赛气 質或賭 博气質 ，是 含有构 成一个 宗敎信 
徒或 宗敎仪 式奉行 者的某 些主要 心理成 分的； 其間 的一个 主要共 
同 点是， 相價在 事态的 演进中 具有不 可思議 的习性 傾向或 超自然 
力的 千預。 就賭博 这类行 为来說 ，这里 对于超 自然力 的信仰 ，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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幷不是 怎样有 条理的 —— 通常 也的确 是这样 —— ； 关于超 自然力 
在推想 中的思 想习慣 和生活 方式， 或者換 个說法 ，关 于它的 品性和 
干預事 态时的 意志， 情况 尤其是 这样。 一个 运动竞 賽者所 覚察到 
的， 幷且有 时候因 此而威 到恐惧 、力 图脫 免的种 种时运 、机会 、凶 
征 、吉兆 等等， 在他 看来是 这种动 怍力的 表現， 而他 对于这 种动作 
力 的个性 或人格 的見解 ，却幷 不是怎 样明确 、怎 样完 整的。 他的賭 
博 活动的 根据， 大部分 只是一 种本能 威覚， 卽 在事物 或局势 中存在 
着一种 到处渗 入的超 物質的 和主动 、独 断的力 量或习 慣傾向 （不过 
它很少 被看作 人格化 的主动 力）。 一 个賭博 者往往 旣是在 这一朴 
素意义 下的命 运的信 从者， 同 时又是 某一公 認敎派 的一个 相当忠 
实的 信徒。 在敎 义中他 格外容 易接受 的是， 有关于 神的不 可測度 
的力量 和主覌 独断的 习性細 个部分 ，博 得他的 信心的 也是这 一点。 
在这种 情况下 ，他 的万 物有灵 信念具 有两个 v 有时还 不止两 个不同 
的 形态。 实际上 ，从任 何运动 竞赛团 体的精 神內容 ，都 可以 找到属 
于 万物有 灵信念 的一整 套連續 状态。 包含于 这一連 串的万 物有灵 
槪念 中的， 在这一 端是属 于时运 、机会 和偶然 的必然 性的最 原始形 
态 ，而 在那二 端是神 人同形 同性的 神力的 充分发 雇形态 ，介 于这两 
端之 間的是 处于不 同的完 整阶段 的种种 形态。 与这 种超自 然力信 
念同时 幷存的 有两种 意向， 一 是本能 地要使 行为与 幸运的 出于推 
想的 要求相 順应， 另一 是对神 的不可 思議的 意旨抱 着相当 虔誠的 
服从 态度。 

关于这 一点， 在运 动竞賽 气質与 懶汉阶 級的气 質这两 者之間 
存在 着一种 关系， 两者 都是与 傾向于 神人同 形同性 敎派的 气質有 
关的。 懶 汉和运 动竞賽 者这两 类人， 大都比 社会中 一般普 通人民 
容易 成为某 种公認 敎派的 信徒， 也具有 比較显 著的宗 敎信仰 傾向。 
値得 注意的 另外一 点是， 这两类 人物中 原来沒 有宗敎 覌念的 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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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比社会 中一般 沒有宗 敎覌念 的人容 易成为 某一公 認敎派 的皈依 
者。 那些 有关运 动竞賽 問題的 代言人 幷不否 認这一 显而易 見的事 
实 ，尤 其是在 为比較 質朴的 、掠夺 的体育 竞赛作 辯解的 时候。 体育 
运动的 經常参 加者， 在某种 程度上 对宗敎 事业特 別热心 —— 有些 
人 实际上 是相当 坚决地 把这一 現象当 作竞賽 生活中 的一个 优点来 
看 待的。 还可 以看到 一点， 运 动竞賽 者和掠 夺的懶 汉阶級 所信从 
的， 或 这类人 物中的 新皈依 者所信 从的， 一般 都不是 那类所 謂較高 
辍的 敎派， 而是与 彻底的 神人同 形同性 神力有 关的一 类敎派 。古 
老、 掠夺 的人类 性格是 不能滿 足于一 些宗敎 上的奥 妙难解 的槪念 
的， 在这类 槪念中 ，人 格化覌 念逐漸 消失， 逐 漸轉变 到了量 的因果 
关 系槪念 ，如 属于基 督敎的 、以 造物主 、万 能之神 、宇 宙之灵 或心灵 
界为归 属的純 理論的 、不 是一 見卽可 了然的 敎义， 就 是这类 例子。 
同一 般运动 家和懶 汉的性 情相投 的那种 性質的 敎派， 这里 可以举 
个例子 ，如 属于地 上敎会 (the  church  militant) 的一 个支派 “救世 

軍”。 这个团 体的組 成分子 ，在 某一程 度上是 由下层 阶級的 懶汉中 
征求 得来的 ，其 中有 些人是 过去从 事运动 竞賽活 动的， 这类 人在这 
个团 体的軍 官一級 中所占 的比例 更大， 要比 他們在 社会总 人口中 
所占的 比例大 得多。 

关 于大学 中的体 育运动 情况, 这 里可提 供一个 适当的 例子。 
有些 对大学 生活中 宗敎活 动情况 有硏究 的人， 断然 認为* — 关于 
他 們的主 张似乎 幷沒有 什么爭 执佘地 —— 这 个国家 的任何 学生团 
体中 那些最 优秀的 体育运 动人材 ，大都 是篤信 宗敎的 ，其信 心的誠 
篤， 至少 比对体 育运动 或其他 竞赛活 动兴趣 較差的 那些学 生的一 
般 情况， 要高出 一筹。 这也是 根据理 論可以 得出的 結論。 顧便还 
可以提 到一点 ，从 某一覌 点来看 ，这个 現象也 使大学 中的运 动比赛 
生活、 一般 体育竞 賽活动 以及从 事这类 活动的 人們增 加了 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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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运 动員致 力于宗 敎宣传 ，以此 作为一 种职业 或副业 ，这 幷不是 
罕見的 現象。 还可 以看到 的是， 他們 在从事 这类活 动时所 宣传的 
往往是 神人同 形同性 色彩比 較浓厚 的某一 敎派。 在 其宣传 敎旨中 
主要着 重的， 往 往是存 在于神 人同形 同性信 念中的 神与人 之間的 
个 人身份 关系。 

% 

这种 在大学 生活中 体育活 动与宗 敎價仰 两者之 間存在 的密切 
关系， 是众 所周知 的一个 事实; 但其間 还有一 个特点 ，虽然 极其明 
显， 却沒 有引起 人們的 注意。 在大学 的运动 竞赛活 动中普 遍存在 
的那 种宗敎 热忱， 格外 容易表 現在对 不可思 議的神 力的絕 对虔誠 
和 衷心悦 服上。 因此 ，这 一类型 的热忱 ，格外 容易同 那些世 俗的宗 
敎 組織相 結合； 这类 組織， 如基 督敎靑 年会或 基督敎 靑年力 行会， 
是 以传布 通俗敎 义为宗 旨的。 这 些世俗 的宗敎 团体， 好像 是特意 
要加强 上面的 論点， 要 牢固地 树立运 动竞賽 气質和 古老的 宗敎信 
心 之間的 密切关 系一样 ，它 們以很 大一部 分气力 ，专 門提倡 体育竞 
赛以及 性質相 类的凭 机遇、 凭技术 的种种 竞赛。 这 类运动 竞賽活 
动甚至 被看作 在神前 邀荣取 宠的一 个相当 有效的 手段。 因 为这类 
活动， 显然可 以用来 作为招 徠新进 ，幷 使之在 皈依以 后信心 坚持不 
变 的一个 法門。 这就 是說， 通 过运动 竞赛一 类活动 使万物 有灵的 
和 竞赛的 习性获 得鍛炼 ，就 有助于 构成幷 保持一 种性格 ，而 这种性 
格与 比較通 俗的那 些敎派 ，在精 神上是 沆瀣一 气的。 因此， 一些世 
俗 的宗敎 組織， 終于把 这类运 动竞賽 活动用 来作为 修道的 一个学 
习手 段或誘 导手段 ，以 使宗敎 意識更 加充实 地发展 ，而这 一点却 A 
一 个道道 地地的 基督敎 信徒才 能得到 的光荣 。 

； 竞赛 和低級 的万物 有灵这 类习性 的鍛炼 实际上 有助于 宗敎上 
的目的 ;似 乎足以 使这一 点更加 无怀疑 余地的 一个事 实是， 許多敎 

派 的負貴 者也学 了一般 世俗的 宗敎組 織在这 方面的 榜样。 有些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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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 組織， 尤其是 那些在 信仰生 活实践 方面踉 世俗的 宗敎組 織最近 
的， 在与传 統的敎 义有关 的方面 ，已經 在若干 程度上 采取了 这类措 
施 或与之 相类的 措施。 我 們看到 ，人們 在敎会 的認可 下組織 了“少 
年团 ”以及 其他类 似組織 ，目的 在于发 展会众 中靑年 成員的 竞赛习 
性 和身份 覌念。 这类假 性的軍 事組織 足以发 揮幷加 % 强进行 竞赛和 
歧視性 对比的 习性， 从 而使对 人与人 之間的 主奴关 系的認 識和黧 
可 ，得 以在原 有基础 上获得 进一步 巩固。 要晓得 ，一 个虔誠 的信徒 
主要 是这样 一种人 ，这种 人是最 懂得怎 样服从 ，怎样 心悅誠 服地接 
受惩 戒的。 

但是 ，通过 这类实 践得以 养成幷 保持的 一些思 想习慣 ，只 是构 
成神人 同形同 性敎派 內容的 一半。 还 有一个 宗敎生 活中的 补充因 
素， 卽 万物有 灵覌念 ，是由 敎会 認可的 另一系 列設施 来加以 培养和 
释 持的。 这就 是含有 賭博性 的一类 設施， 如 敎会市 場或用 彩签銷 
售 貨物的 办法， 可以 作为这 类設施 的典型 例子。 这 类凭抽 签取貨 
以及类 似的一 些細小 的賭博 机会， 似 乎特別 投合宗 敎組織 中一般 
普通 成員的 心意， 其投 合程度 似乎超 过宗敎 覌念比 較淡薄 的那些 
人； 由此 說明了 这类設 施对于 宗敎信 仰本身 的恰当 程度。 

这一切 似乎都 足以說 明: 一方面 ，使 人們 傾向于 运动竞 赛和使 
人們 傾向于 神人同 形同性 敎派的 是同一 气質; 另方面 ，运动 竞赛习 
慣 、也許 特別是 体育运 动习慣 ，足 以促 使从宗 敎信仰 得到滿 足的那 
类习性 发展。 反 过来說 ，宗 敎信仰 的习憤 的养成 ，似 乎也有 利于体 
育运动 以及 一切竞 賽活动 —— 这类竞 赛活动 使歧親 性对比 和信賴 
命运 的傾向 有了发 揮机会 —— 的 习性的 发展。 实 际上， 属 于同一 
范围 的习性 傾向在 精神生 活的这 两个方 面都可 以获得 表現。 在掠 
夺 本能与 万物有 灵覌点 支配下 的未开 化人类 性格， 通常都 是傾向 
于这 两个方 面的。 掠夺 性格必 然使人 們加强 个人尊 严覌念 和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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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 間的相 对地位 覌念。 凡是 以掠夺 习性为 构成各 种制度 的主要 
因 素的那 种社会 結构， 就 是以身 份制为 基础的 結构。 在掠 夺社会 
的生活 方式中 普遍存 在的規 范是上 与下、 尊与卑 、主 与奴以 及統治 
与服 从的个 人之間 与阶釵 之間的 关系。 神人 同形同 性敎派 就是从 
那个 生产发 展阶段 来的， 是在同 样的經 济分化 —— 分化为 消費者 
和 生产者 —— 方 式下形 成的， 也 是被同 样的統 治与服 从这个 最有' 
力的原 則所渗 透的。 这 类敎派 把某些 思想习 慣归之 于神， 而这些 
思想 习慣却 是与这 类敎派 构成时 的經济 分化阶 段相适 应的。 这种 
想 像中的 神人同 形同性 的神， 被認为 在一切 首要問 題上都 是非常 
認眞的 ，是 要坚 决地居 于主宰 地位， 任意地 行使权 力的， 是 习慣地 
以威 力为最 后裁决 者的。 

在 后期的 、进 一步成 熟的神 人同形 同性敎 义中， 对于神 的威灵 
显赫和 神所具 有的統 治习性 ，在 思想表 达方面 較前更 为洗炼 ，这就 
有了 “ 天父 ”这类 說法。 这时超 自然力 在人們 的想像 中具有 的精神 
态 度和习 性傾向 ，仍然 不越出 身份制 的范围 ，不 过巳 带上了 准和平 
文化阶 段特有 的那种 家长的 色彩。 还应当 注意到 时是， 卽 使在敎 
派的这 个高級 形态下 ，人 們借以 表現虔 誠的信 心的那 些宗敎 仪式， 
其一貫 ^ 目 的仍然 是借助 于頌揚 神力的 伟大和 光荣幷 表白自 己的 
忠誠 和屈服 ，来求 得恩宠 ，求得 罪孽的 赦免。 这里人 們所企 图亲近 ' 
的 那种不 可思議 的权力 ，被認 为是有 身份覌 念的； 上 述向神 呼吁或 
礼拜的 行动， 其 用意就 在于迎 合这种 覌念。 現在最 通行的 祈踌方 
式， 仍然含 有一种 歧親性 对比的 意味。 对于 賦有这 样的古 老性格 
特征 的神人 同形同 性的神 ，这样 地忠誠 爱戴, 表明这 个热誠 的皈依 
者自己 也是具 有相类 的古老 性格特 征的。 从經济 理論的 覌点来 
看 ，应当 把凡人 和神人 的这种 以下对 上的效 忠关系 ，一 律看 作是个 
人奴性 的一种 变形， 而 这种奴 性却是 掠夺的 与准和 平的生 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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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 极其显 著的构 成部分 

在未开 化者的 意念中 ，神好 像是个 好战的 头子， 是带些 統轄一 
切的 傲慢态 度的； 由于 从早期 掠夺阶 段到現 在这段 文化时 期所特 
有 的生活 习慣比 前有了 变化， 一般的 容态举 止比較 溫和， 比較沉 
靜 ，于是 神的仪 态也变 得柔和 得多。 但是 ，对 神的想 像虽然 經过了 
这样的 整飭， 向 来慣于 归之于 神的行 为和性 格上的 那些比 較粗暴 
的特征 ，虽 然因此 获得了 輕减; 然 而直到 今天， 对于 神的性 格和气 
質 的一般 理解仍 然存有 未开化 槪念的 残余。 这就发 生了这 样的情 
况， 例如， 当描 繪神的 、以 及神 同人类 生活过 程的关 系的一 些特有 
情 况时， 一般演 說者和 作家現 在仍然 可以有 效地利 用一些 詞汇和 
語法 作直喩 ，而他 們所利 用的这 一些， 却是从 渉及战 爭和掠 夺的生 
活 方式的 詞汇以 及涉及 歧視性 对比的 語法中 模仿得 来的。 卽使在 
一些 态度不 怎样好 战的現 代听众 （他 們所信 从的敎 义是比 較柔和 
的) 面前 ，說 敎者也 尽可以 使用这 类火气 很大的 詞藻， 幷且 取得良 
好 效果。 一般的 說敎者 可以有 效地使 用属于 '未 开化 意識的 性質形 
容 詞和比 喩詞， 这一点 說明这 一代对 属于未 开化特 征的品 質和优 
点 ，仍然 持有热 烈的欣 賞心情 ，也 表明 宗敎思 想与掠 夺性格 二者具 
有 一定程 度的一 致性。 現代的 信徒， 看到人 們說他 們所崇 拜的对 
象有 凶残、 复 仇等类 的情威 和行动 ，可 能发生 反威， 若果有 这样的 
情况， 也只是 在再想 一想以 后才引 起的。 通常 看到的 情况是 ，以杀 
气騰 騰的、 带些血 腥气的 那类形 容詞加 之于神 ，一般 往往認 为是具 
有 高度审 美价値 与光荣 威的。 这 就是說 ，这类 形容詞 ，在我 們不暇 
作深 入思考 理解其 涵义的 情况下 ，是 深合我 們的口 胃的。 

我亲眼 看到了 赫奕的 我主的 降临， 
v  遭了天 譴的敗 类在主 的足下 肃淸；  • 

他 那銳利 的剑鋒 放出了 使人 心悸的 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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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的眞理 在不断 前进。  ， 

一个 宗敎信 徒的主 导思想 习慣， 是在古 老的生 活方式 下活动 
的， 这种生 活方式 对現代 集体生 活的經 济要求 說来, 大体上 已經裒 
老 无用。 現 代經济 組織是 要与現 代集体 生活要 求相适 应的， 就这 
一 点而言 ，身 份制已 經衰老 ，个 人奴役 关系已 經失去 了它的 效用和 
地位。 就社 会的經 济效能 来說， 个人 效忠心 情以及 基于这 一心情 
的 一般习 性是古 老性格 特征的 残余， 是有碍 于人类 制度对 当前环 
境作 适当調 整的。 与和 平的、 工业的 社会最 相适应 的是实 事求是 
的 性格， 在这种 性格的 支配下 ，人 們是把 有形事 物作为 机械中 的各 
个环 节来認 識其价 値的。 有 了这样 的精神 态度， 在 認識事 物时才 
不致 本能地 产生万 物有灵 的习慣 傾向， 对于一 些难以 理解的 現象， 
才不 致求助 于超自 '然 力来作 解释， 才 不至于 依靠冥 冥之中 不可測 
度的 神力， 来 促使事 态的进 展适合 于人类 的使用 目的。 为 了适应 
在 現代形 势下最 高度經 济效能 的要求 ，必 須慣于 以量的 、不 带絲毫 
威情 作用的 动因和 关系， 来理解 世界的 进程。 

从 現代經 济要求 的立場 来看， 似 乎在一 切情况 下都应 当把宗 
敎信仰 看成是 早期团 体生活 状态的 残佘， 是 精神发 展处于 停滞状 
态 的一个 标志。 当然 ，这一 点也是 无可否 認的； 当社 会的經 济結构 
在本 質上仍 然是属 于身份 制时， 当社 会上一 般人的 心理态 度仍然 
是个 人統治 与个人 服从的 关系所 构成、 幷且 不得不 与这个 关系相 
适 应时， 或者是 ，由 于 任何別 的 原因, 如传 統关系 或遺传 关系, 整个 
民族有 强烈的 宗敎傾 向时—— 在这类 情况下 ，任 何个 人宗敎 情緒， 
如果 不超过 这种情 緒的社 会平均 水准， 就只 能看作 是一般 生活习 
憤中 的一个 項目〗 从 这一点 来看， 我 們不能 把宗敎 心强烈 的社会 
里一 个宗敎 心强烈 的个人 ，当作 是一个 古老性 格特征 复归的 范例， 
因 为他的 步調是 同一般 人相一 致的。 但是， 从現代 工业形 势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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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来看 ，如 果某个 人出格 地篤信 宗敎， 其信心 的强烈 显然在 社会一 
般篤 信程度 之上， 那就 在一切 情况下 都不妨 把它看 成是一 种隔代 
遺传 特征。 

当然 ，从別 的一些 立場来 考虑这 类現象 ，得 出的 結果也 同样是 
可以 言之成 理的。 这类現 象可以 用別一 覌点来 了解， 从而 使这里 
所提 出的推 論方向 轉变。 站在宗 敎利益 或信敎 爱好这 方面的 利$ 
的 立場， 也可 以說， 現代 工业生 活所养 成的人 們的精 神态度 ，不利 
于宗 敎精神 的自由 发展， 这个論 点也具 有同样 的說服 力量。 对工 
业 操作的 現代发 展也未 尝不可 理直气 壮地提 出反对 理由， 例如在 
这样的 鍛炼下 有促进 “实利 主义” 的傾向 ，虔誠 的心情 将受到 摧残。 
再 从审美 的立場 来看， 也 可以发 出大体 相类的 論調。 但这 里討論 
的唯一 目的是 在于从 經济覌 点上对 这类現 象作出 評价， 上 述的以 
及一些 类似的 見解， 不 管它們 在各自 的立場 上是怎 样正确 ，怎 样宝 
貴， 在这里 是沒有 討論余 地的。 

在 我們这 样一个 社会里 ，宗 敎气氛 还十分 浓厚， 因此以 宗敎信 
仰作为 一个經 济現象 来討論 ，势 必引起 不偸快 威覚; 但神人 同形同 
性 覌念和 宗敎信 仰热忱 在經济 上自有 其重大 意义， 因此不 得不以 
此 作为一 个請求 諒解的 理由， 对这个 問題作 进一步 探討。 宗敎信 
仰之所 以有其 經济上 的重宴 意义， 是 由于把 它作为 气質上 的一种 
附随 变化的 标志带 有掠夺 习性， 这表 明在工 业上存 在着一 些有害 
的性格 特征。 宗敎 信仰所 表明的 是人們 持有一 种精神 态度， 这种 
精 神态度 由于对 个人的 工业适 用性所 发生的 影响， 其自身 就有了 
一 种經济 意义。 但 宗敎信 仰也有 它比較 直接的 重要經 济意义 ，这 
就是它 可以引 起社会 的經济 活动的 变化， 尤 其是在 商品的 分配和 
消費 方面。 

我 們可以 从商 品和劳 务的宗 敎上的 消費， 看到 宗敎信 仰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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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的經济 意义。 任何敎 派所需 要的在 仪式設 备上的 消費， 例如 
庙宇 、敎堂 、圣墓 、祭品 、法衣 、紀 念日的 漂亮服 装等等 ，幷不 直接适 
合生活 目的。 因此 所有这 类物質 設备， 在不 含有誹 謗的意 昧下， 
可以槪 括地看 作是属 于明显 浪費的 項目。 关 于个人 劳务在 这个方 
面 的消耗 ，如敎 士敎育 、敎 士服务 、圣 地朝拜 、斋戒 、禁食 、宗 敎节 S 
生活 、家 庭祈踌 等等， 其情 况大体 上也是 这样。 还有 一层， 宗敎信 
仰 一 上述消 費就是 在这类 信仰的 实現中 发生的 —— 足以 使神人 
同形同 性敎派 所依据 的那些 思想习 慣的流 行获得 扩大和 持久； 这 
就 是說， 宗敎信 仰对于 在身份 制下人 們所特 有的那 些思想 习慣是 
有 推进作 用的。 对現 代环境 下最有 效的工 业組織 說来， 它 是在这 
个 程度上 的一个 障碍; 对 現代形 势要求 下的經 济制度 的发展 說来, 
它首先 是处于 对立地 位的。 就这 里的硏 究意义 說来， 这一 类消費 
的直接 和間接 影响， 其性質 是对社 会經济 效能的 削弱。 因此 ，从經 
济 理論方 面来看 ，幷 就其直 接后果 来考處 ，在 对神人 同形同 性的神 
的 侍奉方 面的物 質与劳 力上的 消耗， 是含有 降低社 会活力 的意昧 
的。 至于这 类消耗 在远一 层的、 間接的 、道义 的方面 可能发 生怎样 
的效果 ，对这 今問 題不容 作出直 截了当 的答案 ，在这 里是无 法处理 
的。 

这里应 当注意 的是， 宗敎 信仰上 的消費 与其他 目的上 的消費 
对照 时的一 般經济 特征。 指出 进行宗 敎信仰 方面的 商品消 費的一 
般 动机和 目的， 有助于 了解这 种消費 本身以 及与之 相投合 的一般 
习性 傾向的 价値。 用来侍 奉一位 神人同 形同性 的神的 消費， 和用 

来侍 奉未开 化文化 阶段属 于上层 阶級的 一位有 閑紳士 - 位曾 

长 或族长 一 ■的 消費， 二 者的动 机卽使 不完全 相同， 也极度 相类。 
那 些富丽 堂皇的 建筑物 无論对 一位曾 长还是 对一位 神灵来 說总是 
在所必 备的。 这类建 筑物以 及附带 的装璜 設备， 其品質 、等 敍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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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 不同于 流俗， 含有极 大的明 显浪費 成分。 还可以 注意到 一点， 
一切 宗敎建 筑物， 在 結构和 装配方 面必須 带有些 古风。 仆 从方面 
也 是这样 ，不論 是侍奉 酋长还 是侍奉 神的， 在他 們主人 面前， 必須 
穿 上那种 特制的 、装 飾性的 外衣。 这类 服装的 經济特 征是， 在通常 
程度 以上 的明显 浪費； 另一 个从属 特征是 ，这 类礼服 必然要 带上些 
古老 风格， 就 这一点 而言, 敎士 比未开 化文化 阶段的 君主的 仆从或 
朝 臣表現 得格外 突出。 卽使是 社会中 的普通 成員， 他們在 显貴之 
前， 也应当 穿得比 平时格 外整齐 、格外 P 亮些。 还有， 以神 灵的圣 
殿与君 主的朝 堂对照 ，两 者的 相类之 ^ 也相当 显箸。 在这些 場合， 
謁見 者的服 装必須 具有某 种礼仪 上的严 肃性; 从經济 的角度 来看， 
其主 要持征 就是， 逢到这 些場合 ，在穿 戴上应 当尽羞 消除任 何生产 
工作 的气味 或平时 慣于从 事这类 有实用 的工作 的任何 痕迹。 

逢到 宗敎上 的节日 —— 专为上 帝或超 自 然有閑 阶級中 某些較 
次敍的 成員而 設的紀 念日， 明显浪 費和不 沾染生 产# 动迹 象的礼 
仪上的 純洁这 类要求 ，不 仅扩展 到服装 方面， 而且以 較低的 程度扩 
展到飮 食方面 。宗敎 节日是 为了紀 念上帝 和一些 圣徒， 一 切禁忌 
是为 他們实 行的， 在这 些日子 摒除有 实用的 劳动也 是为他 們的荣 
誉 設想; 因此 ，在 經济理 論上， 显然应 当把宗 敎节日 看成是 为他們 
执 行代理 有閑的 日子。 在这样 的日子 里执行 的宗敎 性代理 有閑的 
特 征是， 相当严 格地禁 忌一切 对人类 有用的 活动， 逢到斋 戒的日 
子 ，不但 对生利 事业以 及足以 （在物 質上） 促 进人类 生活的 一切活 
动应 当严格 迴避， 而且更 进一步 ，对有 助于消 費者生 活上的 享受和 
充实 的一类 消費， 也 应当加 以硬性 禁制。 

这里 可以順 带提到 一点， 那些非 宗敎性 的节日 也出于 同一来 
源， 不过 在性質 上略为 間接些 。它是 从眞正 的宗敎 节日逐 漸轉化 
而来的 3 节日 所紀念 的首先 是神， 以 后漸漸 推广到 了带几 分神圣 


*  223  • 


化的 帝王和 伟人， 他們的 半神圣 性的誕 辰也成 了群众 的节期 ，随后 
又推广 到了一 些重大 事件或 突出的 事迹， 人 們認为 对这些 事件或 
事迹也 应当表 示推崇 ，加以 紀念， 使其盛 名得以 永垂 不朽。 这种以 
代理贺 閑作为 增加某 一現象 或某一 事迹的 荣誉的 手段， 在 使用上 
离开 原意更 远一步 的演进 ，在最 近似乎 达到了 极点。 有 些社会 ，特 
为把执 行代理 有閑的 某一个 日子規 定为劳 动节。 这 种措施 的用意 
是， 借助于 强制停 止生产 劳动的 那种古 老的、 掠夺的 方式， 来为劳 
动 这一活 动增加 光彩。 脫 离劳动 是金錢 力量的 表現； 由于 这样的 
措施 ，一 般劳动 也染上 了金錢 色彩的 荣誊。 

宗 敎节日 和一般 节日， 在 性質上 是向一 般人民 征收的 一种献 
礼。 献 礼是用 代理有 閑来提 供的， 节 日是为 了某个 人或某 一事件 
的荣 誉而制 定的， 因此 由这类 献礼产 生的光 荣效果 是应当 归之于 
所 紀念的 那个人 或那件 事的。 这样 一点点 的代理 有閑， 是 超自然 
有閑阶 級的一 切成員 的一种 慰劳品 ，对他 們的荣 誉說来 ，这 一点是 
必不可 少的。 作为一 位圣徒 而得不 到一点 供养， 是 一个眞 正倒霉 
的 圣徒。 

除了由 在俗的 一般人 士执行 这种少 量的代 理有閑 以外， 属于 
特 殊阶級 的人士 —— 等級 高低不 同的敎 士和献 身于神 的奴隶 ，是 
要把全 部时間 貢献于 这类服 役的。 敎 士阶級 不但应 当戒絕 一切世 
俗劳动 ，尤 其是那 些有利 可图的 、对人 类的今 世幸福 有所貢 献的活 
动; 而且应 当执行 吏进一 步的淸 規戒律 ，諸如 禁止在 甚至不 致牵涉 
生产 工作的 情况下 追求尘 世利得 。 作 为一个 敎士而 追求物 質利益 
或关怀 俗务， 是跟 上帝的 一个奴 仆的身 份不相 称的, 或者說 得更淸 
楚些 ，是 趿他所 侍奉的 那位上 帝的尊 严不相 称的。 “ 一个人 披着敎 
士的 外衣， 而关心 的却是 他自己 的名利 ，那是 一切可 耻行为 中之最 
可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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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 动作和 行为是 有利于 人类生 活的充 实的， 有些是 对神人 
同形 同性的 神的荣 誉有貢 献的， 一个 对有关 宗敎信 仰的事 杨的爱 
好有修 养的人 ，不 难在 这两者 之間划 出一条 淸楚的 界綫; 在 典型的 
未 开化体 系下， 敎士阶 級的活 动是应 当完全 局限于 上述的 后一类 
的。 属于經 济范围 的一切 ，在一 个德行 极高的 敎士的 眼中， 都是不 
値一 顧的。 有些情 况好像 是这一 規律的 例外， 如某 些中世 紀敎团 
的成 員努力 于某些 具有实 用性的 工作， 但这 一事实 实际上 幷沒有 
破 坏这一 規律。 这些 在性質 上远离 中心的 敎团的 成員， 幷 不能算 
是眞 正名副 其实的 敎士。 另有一 点値得 注意， 这类 其敎士 純洁性 
値 得怀疑 的敎团 ，由 于暗中 鼓励其 成員从 事于謀 生活动 ，违 犯了它 
們所处 的社会 的礼俗 ，因 此名誉 扫地。 

敎士 是不应 当染指 于机械 生产工 作的； 但是应 当放开 手来消 
費。 不过必 須指出 ，他应 当采取 的消費 方式， 幷非显 然有利 于他自 
己的 享受或 有利于 本身生 活的充 实的那 一种， 而是 与有关 代理消 
費 的一些 通則相 符合那 一种， 这类通 則在前 面的一 章里已 經有所 
說明。 作为 一个敎 士而吃 得肥肥 胖胖， 滿面 孔喜气 洋洋， 一般是 
要被看 作有失 体統的 。那 些比 較严肃 的敎派 当中有 許多， 对敎士 
这个阶 級执行 代理消 費严格 到那样 的地步 ，甚 至实行 禁欲， 要求淸 
苦 修行。 甚 至在現 代工业 社会， 在敎 义的最 新結构 下組織 起来的 
那 些現代 敎派， 也認为 对一切 人世享 乐不能 看得太 淡幷公 然表示 
离度 热情， 这是与 正派的 敎士生 活不相 宜的。 这些 上帝的 仆人， 
如杲在 某一点 上使人 威到， 其 生活目 的不是 一心宣 揚上帝 的光荣 
而是 .滿足 自己的 私图， 就 要使人 非常不 偸快， 被看 作是一 个根本 
的、 絕对的 錯誤。 这些人 虽然属 于奴仆 阶級， 可是他 們的主 人是至 
高 无上的 ，借了 这个光 ，他 們就有 了很高 的社会 地位。 他們 的消費 
是代理 消費； 由于在 进步的 敎派中 ，他 們的主 人在物 質利益 上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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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 需的， 因 此他們 的职务 是道地 的代理 有閑。 “不 管你吃 也好, 
喝也好 ，不 管你做 些什么 ，一 切都是 为了主 的光荣 。” 

'  还有 一层， 在俗的 人也可 以認为 是神的 奴仆， 单就这 一点而 
言, 他們同 敎士幷 沒有什 么两样 ，因此 在他們 的生活 中也就 附有了 
在这 个限度 內的代 理性。 这个推 論的应 用范围 是有些 广泛的 。最 
适于 应用这 一推論 的是， 宗敎 生活中 那些态 度比較 严肃認 眞或比 
較 地带有 禁欲主 义傾向 的改革 或革新 运动， 这类运 动的参 加者認 
为人类 是在其 所信奉 的神的 直接奴 役下生 存的。 这就 是說， 在敎 
士制 度漸归 失效， 或者 关于人 世生活 中神力 无所不 在的那 种威覚 
特別 活跃的 时候， 一般 普通在 俗的人 被看成 是处于 神的直 接奴仆 
的 地位， 其生活 应当是 为了提 高其主 人的荣 誉而执 行代理 有閑的 
生活。 在这样 的复归 情况下 ，人 們同神 的关系 回到直 接奴役 关系， 
幷以此 为信仰 态度中 的主要 因素。 因此， 这 时人們 着重的 是一种 
严肃的 、苦恼 的代理 有閑， 是 对明显 浪費的 忽視， 以 此作为 博得恩 
宠的 手段。 

关于宗 敎生活 方式的 这类叙 k 是否完 全正确 ，或 将发生 疑問， 
因为 現代的 敎士生 活有很 大一个 部分， 在許 多具体 情况上 与这里 
所說的 不同。 ，有些 敎派的 敎士， 其信 仰或奉 行的仪 式与旧 有的方 
式 巳經有 了若千 程度的 分歧， 因此这 里所說 的对这 类敎士 不能适 
用。 这 类敎士 至少在 表面的 或无拘 束的情 况下， 是 考虑到 一般在 
俗 的人以 及他們 自己的 尘世福 利的。 他 們在家 庭內， 甚至 往往在 
大庭 广众之 前表現 的生活 方式， 不論 就其表 面上的 严肃还 是就其 
使用 設备方 面的古 老作风 来說， 与世 俗中人 幷沒有 什么极 端明显 
的 区別。 离 开中心 最远的 那些敎 派的情 况更是 如此。 对这 类反对 
意 見我們 要指出 一点， 这类反 对意見 所涉及 的幷不 是宗敎 生活理 

論有了 矛盾， 而是 这部分 敎士的 行为未 能符合 規格。 这类 敎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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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 敎士中 ，只是 部分的 而且是 有缺点 的代表 人物, 他們的 宗敎生 
活 方式决 不能看 作是适 当的和 正規的 表現。 我們可 以把属 于这类 
敎 派的敎 士看作 是性質 駁杂不 純的， 或者是 处于轉 化或改 造过程 
中的。 敎 士中这 一非正 規部分 所属的 組織， 在其宗 旨中除 了万物 
有灵和 身份覌 念这类 因素外 ，还 不稳定 地存在 着別的 因素， 因此, 
可 以料想 得到， 这类敎 士在宗 敎职务 上表現 的一些 特征必 然是不 
純淨的 ，必 然有一 些异調 的动机 和传統 混杂在 一起。 

一个敎 士为了 不受到 非难， 应当做 哪些， 不应当 做哪些 ，这可 
以直 接取决 于在宗 敎規范 方面有 訓練、 有辨 別力的 任何个 人的爱 
好 ，也可 以取决 于任何 社会中 慣于在 这个問 題上进 行思考 、批 評的 
那 部分人 的一般 見解。 卽使是 极度流 俗化的 敎派， 对于宗 敎的生 
活方 式和敎 外的生 活方式 应当如 何加以 区別， 也总有 些意見 。如 
果 属于某 敎派的 敎士中 有些成 員脫离 了传統 习慣， 举止行 动与服 
飾不 够严肃 ，不够 古朴， 沒有一 个相当 敏威的 人会不 覚察到 ，他們 
巳越 出了敎 士的正 規生活 范围。 以可容 許的放 任限度 而言， 对在 
职的 敎士总 要比对 普通的 敎外人 士严格 得多， 大槪 沒有一 个社会 
或属于 西方文 化范围 的敎派 不是这 样的。 如 果敎士 本人在 宗敎礼 
法 上沒有 明确地 意識到 业經設 定的这 样一个 限度, 一般 說来， 社会 
上关 于宗敎 礼法的 流行覌 念将发 生强制 作用， 使他 不得不 俯就范 
围 ，否則 他将难 以保持 自己的 职务。 

这里还 可以附 带提到 一点， 任何敎 士团体 中的任 何成員 ，很少 
为 自己的 利益而 公然申 請增加 薪給； 假健作 为一个 敎士而 竟然有 
了这样 的公开 表示， 他 的同道 中人将 威到这 是一个 违礼举 动而极 
度 不快。 又如， 假 使在庄 严的講 道坛上 出現了 开玩笑 的情况 ，那 
末， 除了原 来对宗 敎抱着 譏諷态 度的人 和眞正 下愚的 人以外 ，大槪 

沒有一 个人不 会本能 地威到 痛心； 假 使一位 牧师在 其生活 中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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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 面露出 了輕佻 浮滑的 形迹， 那末 除非这 类表現 显然是 属于戏 
剧 性一类 、无伤 大雅者 ，大槪 是不会 不受到 鄙薄的 。在 圣所中 ，在 
敎士职 务中， 用語应 当有所 选择， 有关实 际的日 常生 活的話 头越少 
越好 ，涉及 現代工 商业的 一类語 汇也应 当留心 避免。 同样， 一个說 
敎 者对生 产問題 以及其 他純粹 人事問 題作出 詳尽的 分析， 談得津 
津有味 ，是 最不 雅相的 ，是 t 极容易 触犯人 們的宗 敎礼俗 覌点的 。一 
个 有敎养 的敎士 对于涉 及尘世 幸福的 問題， 只能 作泛泛 的討論 ，遵 
守一定 的限度 ，超 过这个 限度， 作过于 深入的 硏討， 是宗敎 礼法所 
不允 許的。 这类 問題属 于人事 和世俗 范围， 談話者 处理这 类問題 
时 ，应当 带有一 定程度 的浮泛 和淡远 的态度 ，借以 暗示， 談 話者是 
代表他 的那位 神圣的 主人发 言的， 而 那位主 人对这 类俗务 的态度 
至多只 是默默 地承認 它們。 

还 应当注 意到， 这里談 論的敎 士是属 于一些 非正規 敎派的 ，这 
些非正 規敎派 自身的 生活符 合典型 的宗敎 生活的 程度， 是 彼此参 
差不 一的。 一般 地說， 在这方 面相差 得最远 的是那 些比較 新兴的 
敎派， 尤其 是那些 以中下 层阶級 为主要 成分的 較新的 敎派。 这些 
敎派的 动机往 往不是 单純的 ，其 中大量 地混有 人道主 义的、 博爱的 
或其 他不能 列入宗 敎表現 項下的 动机; 例如， 这类組 織的成 員对求 
知識、 寻欢 乐等等 还往往 有极大 兴趣。 这类 非正規 的或別 派的运 
动 ，往往 含有种 种不純 的动机 ，其 中有 些是与 敎士任 务所依 据的身 
份覌 念梅抵 触的。 有 时候， 这 种动机 在很大 程度上 簡直和 身份制 
度根本 相反。 在这 样的情 况下， 敎士 制度巳 經逐漸 变質， 受到破 
坏 ，至少 巳經部 分受到 破坏。 这样 一种組 織的代 言人^ 一开 始只是 
这个組 織的仆 人或代 表人, 而不是 某一敎 士阶級 中的一 个成員 ，也 
不是 一位神 性的主 人的代 言人。 只是 通过了 一連好 儿代的 逐漸专 
业化 的过程 ，这样 的代言 人才回 到了敎 士地位 ，才正 式获得 了宗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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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 职权， 他的生 活才同 那种严 肃的、 古老的 、代理 性的生 活方式 
相 符合。 敎会 仪式， 在这样 的轉变 以后由 破坏而 复原时 ，其 情况也 
相 仿佛。 当人 类的宗 敎礼法 覌念， 仍然 回到了 以有 关对超 自然的 
兴 趣这类 問題为 主时， 敎士 的任务 、宗敎 生活的 方式以 及宗 敎仪式 
的規格 ，也 逐漸地 、不 知不覚 地恢复 旧覌， 不 过在細 节上多 少不免 
有些 出入。 还 有一个 附带的 現象， 这 样的組 織在財 力上有 了增进 
以后， 就会染 上更多 的有閑 阶級覌 点和这 个阶級 的思想 习慣。 

在 敎士阶 級之上 (按上 升的宗 敎阶級 系統排 比）， 一般 还存在 
着一 个超人 类的代 理有閑 阶級, 如圣徒 、天 使等等 一 或者 是属于 
异敎 的同等 神类。 这类 神圣还 以精密 的身份 制为依 据分成 高低不 
同的 等級。 身份 原則是 貫串在 属于尘 世的以 及属于 灵界的 整个宗 
敎系統 中的。 宗敎 系統中 属于超 自然的 那几个 阶級的 成員， 为了 
他們的 荣誉， 一 般也需 要代理 消費和 代理有 閑方面 的一定 程度的 
貢献。 在許多 情况下 ，在他 們以下 的那些 次一級 的成員 ，作 为侍从 
者或 从属者 ，应当 为他們 执行代 理有閑 ，其情 况正与 上靣一 章所說 
的族长 制下的 寄生有 閑阶級 相类。 

这里 所談的 关于宗 敎信仰 及其所 含有的 一些气 質上的 特点或 
对商品 和劳务 的消費 ，同 現代社 会的有 閑阶級 有什么 关系， 又同以 
这一 阶級为 代表的 現代生 活方式 下的經 济动机 有什么 关系； 关于 
这一点 ，如 杲不經 过思考 好像有 些难以 索解。 因此， 将与这 一关系 
情况有 关的某 些事实 作一簡 要陈述 ，应当 是有帮 助的。 

上面曾 提到， 就 琬代集 体生活 目的 說来， 尤其是 渉及現 代社会 
的 生产效 能时， 那类 属于宗 敎气質 的一些 特征， 实在 是一个 障碍而 
不 是一个 助力。 还应 当看到 ，現 代工业 生活， 足以促 使直接 从事工 
业操作 的那些 阶級， 将这 类性格 特征有 选择地 排出精 神結构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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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上可以 这样說 ，在 属于所 謂实际 工业界 的那些 成員中 ，宗 敎的信 
心 巳經在 衰退， 或者是 已經处 于漸趋 消失的 状态。 同时也 可以看 
到， 不作为 一个工 业因素 、直接 或全面 投入社 会的生 活过程 的那些 
阶級 ，情 形就有 些不同 ，在 那些阶 級中， 上述 素性或 习性显 然活跃 
地存 在着。 

上 述后一 类阶級 ，像 前面已 經指出 的那样 ，是依 靠工业 操作而 
生存， 而不 是生存 在工业 操作之 中的。 这些 阶級大 体上有 两个类 
型 ：（1) 正 式有閑 阶級， 是有所 蔭蔽， 受不到 經济形 势的压 追的; 
(2) 貧 困阶級 ，包 括下层 阶級中 的懶汉 ，是在 一种不 正常的 情况下 
面对 这种压 力的。 就前 一阶級 的情况 来說， 那类古 老的性 格特征 
依然 存在， 因为 沒有强 大的經 济压力 迫使这 个阶級 的思想 习慣与 
变化 的形勢 相适应 》 而 后一类 阶餸之 所以沒 有能随 0： 业效 能的变 
化了 的要求 而調整 其思想 习慣， 是由 于这一 类阶級 的成員 营养不 
良， 缺乏灵 活地調 整思想 习慣所 需要的 那份剩 余精力 ，同时 也是由 
于他們 缺乏取 得和养 成現代 覌点的 机会。 在这 两类阶 級中， 淘汰 
过程差 不多是 按同一 方向前 进的。 

按照現 代工业 生活所 养成的 覌点， 事物 現象是 习慣地 被归納 
于机 槭演进 的量的 关系当 中的。 而貧 困阶級 的成員 ， 不但 缺乏那 
末 一点点 必要的 佘閑来 从容吸 收这个 覌点所 渉及的 比較近 代的科 
学槪念 幷与之 相习而 同化， 且他們 还往往 处于对 財力占 优势的 
人 的依附 或从属 地位， 这就在 实际上 使他們 无法从 身份制 下所固 
有的 一些思 想习憤 中获得 解放。 結果 这类阶 級就在 一定程 度上保 
留了 某些一 般习性 ，这类 习性的 主要表 現是强 烈的个 人身份 覌念， 
而宗 敎信仰 就是这 类覌念 的一个 特征。 

在属 于欧洲 文化的 比較古 老的国 家里， 只要存 在着一 个广大 
的、 刻苦耐 劳的中 产阶級 ，传統 的有閑 阶級和 穷苦的 人民大 众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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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 热忱就 粟比这 个中产 阶級髙 得多。 但 是有些 国家， 其全 部人口 
实 际上就 是由上 述性格 偏于保 守的两 类人組 成的。 当这两 个阶級 
占着压 倒优势 ，它 們的性 格傾向 巳发展 成为人 民的普 遍习性 ，而微 
弱的 中产阶 級在性 格上任 何可能 有的分 歧巳完 全被抑 制时， 篤信 
宗敎 的态度 将有力 地貫串 于整个 国家。 

当然， 这里的 意思幷 不是說 ，这种 宗敎心 格外热 烈的社 会或阶 
級， 其信 仰态度 必然与 我們所 熟悉的 这一或 那一宗 敎信条 的任何 
道 德准則 在細节 上高度 吻合。 信心在 很大程 度上幷 不一定 含有严 
格遵 守摩西 十誡或 习憤法 的禁令 这样的 意义。 实际 上这已 差不多 
成 为硏究 欧洲社 会罪犯 生活的 人們的 常談， 卽那些 罪犯和 放蕩分 
子如 果与常 人有什 么不同 之处， 这个 不同就 是这类 人的宗 敎心比 
較 强烈， 在 这一方 面的表 現比較 明显。 只在 財力处 于中等 地位和 
守 法覌点 比較强 的那类 人中， 才能看 到宗敎 心比較 淡薄的 迹象。 
那些 极度重 視高級 的敎义 和敎派 的忧点 的人， 对于 这里所 說的一 
切 看来是 不能同 意的， 他們認 为下层 中懶汉 們的信 仰态度 只能看 
作是 假性的 ，或者 至多只 是一种 迷信。 这个說 法当然 沒有錯 ，而且 
是 切中事 理的。 但是， 就这 里的討 論目的 来說， 問 題不在 于这一 
点， 这些在 經济学 、心理 学范围 以外的 差別， 不論就 其本身 意义来 
說 如何凿 凿可据 ，在这 里不得 不匱之 度外。 

近来 有些牧 师发出 怨言， 說敎会 已經漸 漸失去 了技术 工人阶 
鈕方面 的同情 ，对 这个 阶級巳 經失去 了約束 力量; 这 里反映 了一个 
阶級 从宗敎 信仰习 性中解 脫出来 的实际 情况。 同时 一般还 認为通 
常称作 中产阶 級的那 个部分 ，尤 其是其 中的成 年男子 ，对敎 会的拥 
护热忱 也在衰 退中。 这些 都是一 般所不 否認的 現象， 关于 这些方 
面 只須簡 单地提 一提， 似乎已 經足以 充分証 实这里 所提示 的一般 
論点。 对 敎会中 普通会 众或成 員的一 般表現 存在着 这样的 埋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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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这一点 或者已 經足以 使这里 提出的 論点具 有充分 說服力 。但 
是在 現代比 較发达 的工业 社会， 其精 神态度 旣然发 生了这 样的变 
化， 对事 态演变 的經过 以及造 成这种 变化的 主要力 量加以 比較詳 
細 的分析 ，也 还是必 要的。 由此可 以說明 ，經 济力量 对人們 的思想 
习 慣与宗 敎相分 离这一 点发揮 作用的 情况。 关于这 一点， 美国社 
会应当 可以作 为格外 足以使 人信服 的一个 例証； 因为 ，以任 何同等 
重 要的工 业集团 来說， 这个社 会在外 界环境 方两受 到的拘 束是最 
少的。 

除了 偶尔脫 离常态 的例外 現象在 所不免 以外, 这个国 家目前 
在 宗敎方 面的一 般情况 ，可以 簡单扼 要地說 一說。 在这 个国家 ，一 
般地說 ，一切 經济效 能或智 力較差 或两者 都較差 的阶級 ，其 宗敎信 
仰 傾向特 別显著 —— 如南部 各州的 黑人， 下 层阶級 外来人 民中的 
很 大部分 ，乡 村人民 中的大 部分， 尤其 是敎育 、工业 犮展比 較落后 
或 者同国 內其他 地区在 工业上 的接触 比較少 的那些 地区。 此外还 
有 一个特 殊化的 或遺传 的貧困 阶級， 或者是 处于隔 离状态 的罪犯 
或邪恶 分子， 这类 人也具 有上述 傾向； 虽然， 以 后一类 而言, 他們的 
宗 敎性所 表現的 形态， 很容易 流为对 命运和 对黃敎 (shamanism)® 
式的 功效的 一种天 眞的万 物有灵 信念, 而不 一定正 式依附 于任何 
众所 公認的 敎派。 另 一方面 ，大 家知道 ，技工 阶級对 于种种 巳有的 
神 人同形 同性敎 义以及 一切宗 敎信仰 ，一 般总 是很疏 远的。 这个 
阶 級是在 格外显 著的情 况下， 直接处 于現代 有組織 工业所 特有的 
智力和 精神的 压力之 下的； 这 种压力 所要求 的是， 对非个 人性質 
的 、事 实的演 进过程 中的眞 实現象 作不断 的認識 ，对 因果律 作无条 
件的 适应。 同时， 这个阶 級旣不 至于衣 食不周 ，也不 至于疲 劳过度 

① 黄敎， 是 a 信仰 灵魂 以及与 炅魂有 交接的 可能性 为基础 的一种 宗敎， 流行于 
亚 洲北部 、中部 、美洲 、非洲 等处。 一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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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样 的地步 ，以 致毫 无余力 从事适 应新形 势要求 的精神 活动。 

美国 下层的 或有疑 問的有 閑阶級 - - 般 称为中 产阶級 一 

的情 况有些 特殊。 这个 阶級在 宗敎生 活方面 跟它在 欧洲的 同类阶 
級有 所不同 ，但这 种差別 只是程 度或方 式上的 差別， 而不是 实質上 
的 差別。 敎会方 面仍然 能获得 这个阶 級在金 錢上的 支持; 虽然 ，这 
个阶 級所最 易于接 受的 敎义， 在神人 同形同 性內容 方商却 是比較 
貧 乏的。 同时 还有一 个現象 (也 許还 不十分 明显） ：在許 多場合 ，由 
这个 阶級所 組成的 会众， 实际上 越来越 以妇 女与未 成年者 为主。 
中产阶 級的成 年男子 显以缺 乏宗敎 热忱, 不 过他們 对于公 認的敎 
义是有 深切渊 源的， 因此对 于敎义 的網要 ，仍 然在很 大程度 上持有 
一种相 当偸快 的同情 和贊可 态度。 在 他們的 日會生 活中， 与工业 
操作的 接触是 相当密 切的。 

在宗敎 信仰上 所以会 发生这 种奇特 昀性的 分化， 所以 会将宗 
敎 信仰这 一任务 委托給 妇女和 儿童， 至少部 分是由 于这样 一个事 
实 —— 中 产阶級 妇女在 很大程 度上是 (代理 性的) 有閑 阶級。 下层 
技工阶 級的妇 女也是 这样， 不过 比較不 显著。 她們 是生质 在由早 
期 生产发 展阶段 遺留下 来的身 份制之 下的， 因此保 留着一 种心情 
和思想 习慣， 从 而使她 們有了 应用古 老的覌 点来看 一般事 物的傾 
向。 工业操 作坚决 地傾向 于破除 那些对 現代： E 业目 的說来 巳經陈 
腐无 用的思 想习慣 ，而她 們与工 业操作 却幷沒 有直接 的有机 关系。 
这就 是說， 文明 社会中 的 妇女, 在 很大程 度上由 于其 所处的 經济地 
位而 形成了 一种守 旧性， 她們 特有的 信仰态 度就是 这种守 旧性的 
显著 表現。 对現 代男性 說来， 族长制 卞的身 份关系 幷不是 他們生 
活中 的主要 特征; 但妇女 的情况 不同, 尤其是 属于上 层中产 阶鈒的 
妇女 ，是 被旧习 慣和經 济环境 局限在 “家庭 領域” 以內的 ，因 此对她 
們說来 ，这种 身份关 系是最 眞切的 、最 現实 的生活 因素。 这 样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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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 种习性 ，这种 习性适 宜于宗 敎信仰 ，也 适宜于 以个人 身份为 
依 据来解 释的一 般生活 事态。 在妇女 的日常 家庭生 活中， 对事物 
的推究 和推究 的过程 ，轉入 了超自 然 領域; 于 是她們 所視为 当然幷 
烕 到滿足 的一系 列覌念 ，对 男子們 說来， 在很 大程度 上是隔 膜的, • 
是 覚得有 些难以 理 解的。 

这 一阶級 的男子 也幷不 是沒有 信仰覌 念的， 虽 然其覌 念的表 
現形态 ，大 都不 是那种 积极的 、热 情橫溢 的形态 ^ 以 上层中 产阶級 
的男 子与技 术工人 阶級的 男子相 对照， 前者 对宗敎 信仰大 都抱有 
— 种比較 自得的 态度。 这 也許部 分可以 k 样来 解释， 以前 一阶級 
与后者 相对照 ，其 男子所 处的情 况未尝 不与女 子所处 的相类 ，不过 
在程 度上稍 有差别 而已。 他們 在很大 程度上 是在新 形势下 有所蔭 
蔽 的一个 阶級; 而且在 其夫妇 生活中 ，在 使用仆 役的习 慣中， 家长 
的身份 关系依 然存在 ，这 一点或 者也足 以使他 們保持 古老的 习性， 

其思 想习慣 与宗敎 分离的 变化过 程中， 这 一点或 者会发 生一种 
阻碍的 影响。 美国 中产阶 級的男 子和經 济社会 的关系 f 般是 相当 
密切而 予容躱 閃的； 虽然， 作为一 个补充 ，还应 当提到 ，他們 的經济 
活动在 一定程 度上往 往也带 有族长 制的和 准掠夺 的性質 ^  .在 这一 
个阶級 中有荣 誉的、 而 且与这 一阶級 的思想 习慣的 形成极 有关系 
的那类 职业， 是金錢 职业; 这一 点在上 面一章 的相类 論題下 巳經提 
到。 在这类 职业中 ，有关 强迫命 令和强 制服从 的地方 很多， 有关仿 
佛有类 于掠夺 性欺詐 的狡猾 作风的 地方也 不少。 所 有这些 都是属 
于掠 夺的未 开化的 生活阶 段的， 而宗 敎信仰 心情对 这样的 生活状 
态 是最习 慣的。 此外 还有一 "点 ，为了 荣誉上 的理由 ，宗 敎信 仰也投 
合这个 阶級的 心意。 关于 信仰上 的这一 动机値 得单独 討論， 这将 
在下面 提到。 

在美 国社会 ，除了 南部各 州以外 ，幷 不存 在任何 有势力 的传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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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閑 阶級。 在南 部的这 一阶級 是有些 热中于 宗敎信 仰的， 这一 
点比 国內其 他地区 金錢地 位相等 的任何 阶級表 現得更 为显著 。还 
有一 个周知 的事实 ，南部 的人們 所信奉 的敎派 ，同北 部的他 們的同 
等人物 所信奉 的比起 来是較 旧式的 3 南部的 宗敎生 活比較 地饒有 
古风， 与这一 現象相 应的是 ，其地 在工业 发展上 也比較 落后。 南部 
在 目前、 尤其是 到最近 为止这 一段期 間的工 业組織 同美国 全国的 
一般 情况比 起来， 在性 質上是 比較古 旧的。 其地的 机械装 备不' 多，. 
而且 很簡陋 ，其 生产情 况与手 工业比 較相近 ，統 治与服 从关系 的存， 
在 也比較 明显。 还有一 点値得 注意， 由于那 个地区 特有的 經济环 
境 ，其地 的人民 ，不 論是 白人或 黑人， 对宗敎 的信奉 具有較 高的热 
忱， 这一点 是同他 們的生 活方式 有关的 ，他們 的生活 方式在 許多方 
面难免 要使人 想到未 开化阶 段的工 业发展 状态。 那 些饒有 旧时代 
作风的 恶习， 如酗酒 、口角 、决斗 、賭博 、斗鸡 、赛馬 、男性 的縱欲 （黑 
白 混血儿 的众多 ，就 是一个 明証) 等等， 在那 个地区 都比別 的地区 
更 为风行 ，受 到的責 难也比 較少。 在 那里荣 誉覌念 也比較 活跃; 这 
是运动 比賽习 性的一 种表現 ，是 导源于 掠夺生 活的。 

以北部 的較富 裕阶級 、也就 是美国 眞正的 有閑舍 級来說 ，則很 
难 說是抱 有传統 的宗敎 信仰春 度的。 这个阶 辍新近 才成长 起来， 
存 在的时 期过于 短促， 在宗敎 方面还 沒有来 得及拥 有完整 的遺传 
习性 ，甚至 本国特 有的传 統信仰 方式也 还沒 有来得 及充分 形成。 
但 是順便 可以注 意到， 在这个 阶級中 仍然有 一种对 巳有敎 派中的 
某一派 表示信 从的明 显傾向 ，至 少在表 面上是 这样， 而且有 时候也 
显然是 有些誠 意的。 还有 一点， 这个 阶級的 人們逢 到了婚 丧大事 
或类 似的隆 重典礼 ，总 喜欢着 重地使 用些宗 敎仪式 ，以 增进 庄严气 
氛。 这 种对某 一敎派 的信从 ，也 許是对 宗敎素 性的一 种复归 傾向， 
也許 是出于 一种“ 拟态” 作用， 其目的 是在于 对得自 外来覌 念的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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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准 則作外 表上的 同化； 至于 在这两 者之間 究竟以 偏于哪 一方的 
为多， 是 无法断 言的。 这里 似乎存 在着一 些眞正 的宗敎 习性成 
分 —— 尤 其是从 上层阶 級所信 奉的敎 派在仪 式上的 有些特 殊的发 
展 情况来 推断。 在 上层阶 級的信 徒中可 以看 到一种 傾向， 他們所 
喜 欢加入 的那类 敎派， 比較地 着重仪 式和仪 式中徒 壮覌瞻 的附属 
設备。 以上 层阶級 会員为 主的那 些敎堂 都有这 样一种 傾向： 着重 
仪式， 牺牲 宗敎仪 式和設 备項下 所包含 的智力 特征。 就是 在仪式 
和設 备方面 发展較 差的那 些敎派 所属的 敎堂， 情况也 是这样 。所 
以 在仪式 成分上 会有这 种特殊 发展， 部分无 疑是由 于对属 于明显 
浪 費性的 那类壮 丽場面 的偏爱 ，部分 也未尝 不能由 此說明 ，信 徒們 
是存 有一些 虔誠态 度的。 上 述后一 点若果 可信， 則 这一点 所表現 
的是宗 敎习性 的比較 古老的 形式。 当 社会还 处于比 較原始 的文化 
阶段 ，还很 少智力 上的发 展时， 在这样 的社会 里总可 以看到 在宗敎 
信仰 方面特 別着重 壮丽的 外覌的 迹象。 这是 未开化 文化的 一个格 
外 显著的 特征。 在宗敎 信仰中 ，这种 过官能 接触、 直接訴 之于威 
情的 現象， 在那个 时候是 相当普 遍的。 在今天 上层阶 級的敎 派中， 
要回 到这种 質朴的 、感情 的誘导 方式的 傾向， 也显然 可見。 在信从 
者以 下层 有閑阶 級和中 产阶級 为主的 那些敎 派中， 这类現 象也未 
尝不能 看到， 不过沒 有那样 显著。 关 于宗敎 仪节上 的复古 表現是 
形形 色色的 ，如富 丽場面 的着重 ，如彩 色灯光 、乐队 、香 料以 及各种 
表号 的大量 使用， 又如 从进場 和退場 时的列 队歌頌 以及礼 拜时跪 
拜起 伏等的 变化动 作中， 我們甚 至还可 以看 到对于 神圣舞 蹈之类 
的 古老仪 式的一  q 初步 复归 傾向。 

这种在 仪式中 v 考究 場面富 丽的复 归傾向 幷不只 是限于 上层阶 
級敎派 ，不 过在 S —点 上作 出最好 的榜样 幷予以 最高度 重視的 ，是 
在 金錢上 和社会 地位上 处于較 高水平 的那些 阶級。 社会中 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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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阶 級部分 ，如南 部的黑 人和落 后的外 来分子 ，他 們所信 奉的敎 
派, 对于外 表仪式 、象征 表示以 及富丽 場面， 当然也 有高度 重視的 
傾向； 从这 些阶級 的前身 及其所 处的文 化水平 来看， 这种情 况是可 
以逆 料的。 就这 些阶級 說来， 偏重仪 节和神 人同形 同性信 念的盛 
行 ，主 要幷不 是对古 老习性 的复归 ，而 是从过 去直到 現在的 不断发 
展。 但是 关于敎 会仪式 的使用 以及有 关宗敎 的一些 特征， 在发展 

V- 

方向上 幷不是 一成不 变的。 美国 社会早 期流行 的一些 敎派， 在仪 
式和道 具的使 用方面 ，开始 时是主 张严肃 、朴 素的； 但是大 家都晓 
得 ，到 了后来 ，这 些敎派 在不同 程度上 采用了 許多它 們过去 所拒絕 
的徒壮 外覌的 措施。 大致 說来， 这方 面的发 展是同 信徒們 財富的 
增长与 生活的 改善齐 头幷进 _， 那些在 財富和 荣誉上 _登 到最髙 
峰的 阶級， 在这方 面有最 高度的 表現。 

关于 宗敎信 仰在金 錢上分 层次的 原因， 在上面 談到思 想习慣 
的 阶級差 別时， 巳經在 大体上 指出。 宗敎 信仰上 的阶級 差別， 只是 
— 般現象 中的一 个特有 表現。 关 于下层 中产阶 級信心 的松懈 —— 
或者可 以把它 籠統地 說成是 这一阶 級 宗敎心 的缺乏 一 这一現 
象 ，表現 得最明 显的是 从事机 械工业 的城市 人民。 就現在 的一般 
情 况来說 ，在 职业相 近于工 程师或 机械师 的那类 人物中 ，巳 經不再 
能 看到完 全无缺 .的宗 敎心。 这类机 械业务 可以說 是一个 現代事 
实。 早 期的手 工业者 所适应 的生产 目的同 机械工 人現在 所适应 
的 ，在 性質上 相类， 但前者 对于宗 敎信仰 方面的 陶熔， 却不 像后者 
那 样倔强 不服。 自 从現代 工业的 操作方 式流行 以来， 从事 工业各 
部 門工作 的人們 ，在其 智力鍛 炼之下 ，思 想习慣 巳經有 了很大 ^ 
化; 机械师 一类人 在其日 常 工作中 所受到 的鍛炼 ，对 于他們 思考日 
常工作 范围以 外的事 物的方 法和标 准也发 生了深 刻影响 。人 們一 
旦与 高度組 織的和 髙度非 个人性 質的現 代工业 操作水 乳交融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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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万物有 灵的思 想习憤 就要被 打乱。 工人的 任务巳 經越来 越集中 
在 对一系 列机械 的、， 无 情威作 用的相 續关系 进行考 察和管 理这一 
点上。 只要在 操作过 程中个 人是主 要的、 独特的 原动力 ，只 要在这 
一过程 中的一 个难以 否認的 特点是 手工业 者个人 的技巧 和 力量， 
則凭 个人动 机和习 性来理 解事物 現象的 习慣， 就不会 受到不 断的、 
严重 的破坏 而趋于 消失。 但是 在近来 发展的 工业操 作下， 工业操 
作所 凭以进 行的原 动力和 設計， 是不具 人格的 、非 个人 性質的 ，这 
时在工 人意念 中通常 存在的 槪念的 依据， 以 及他通 常理解 事物現 
象的 覌点， 乃 是对事 实的相 續关系 的强制 認識。 这 时就工 人的宗 
敎生活 来說， 其 由此发 生的結 果是， 傾向于 沒有欹 神覌念 的怀疑 
主义 o 


这样 看来， 虔誠的 信心是 在比較 古老的 文化下 获得最 高度发 
展的。 这 里当然 只是在 神人同 形同性 信念的 意义上 使用“ 虔誠的 
信心 ”这个 詞的， 其間幷 不含有 牵涉到 宗敎信 仰以外 的那类 特有的 
精 神态度 的任何 意义。 还可以 看到， 这种虔 誠的信 心足以 表示人 
类性格 的一个 类型， 与这种 性格比 較适应 的是掠 夺的生 活方式 Jffi 
不是近 代发展 的比較 調和、 比較 有組織 的工业 的生活 方式。 这种 
性 格在很 大程度 上是个 人身份 —— 統 治与服 从秀系 —— 这 个古老 
的慣有 覌念的 表現， 因 此与掠 夺文化 和准和 平文化 下的生 产結构 
相适应 ，与 現代生 产結构 則不相 适应。 还有 一层， 在 現代社 会中， 
有些阶 級的日 常 生活跟 工业的 机槭操 作隔得 最远， 因此不 但在宗 
敎信 仰方面 ，就 是在別 的方面 也是最 保守的 ，在 这类阶 級中， 这种 
性格就 能够极 度頑强 地持續 存在； 而 有些阶 級是經 常直接 接触現 
代 工业操 作的， 因此其 思想习 慣是处 于工艺 上的要 求的拘 束力支 
配 之下的 ，对 这些阶 級說来 ，那 种对現 象的万 物有灵 解释以 及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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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敎 信仰活 动所依 据的个 人身份 关系， 都在裒 退和熄 灭中。 还可 
以看 到一点 —— 也是同 这里的 硏究格 外有关 的一点 —— 現 代社会 
中有 些阶級 ，在財 富和有 閑这两 个方面 有极为 显著的 增进， 就这些 
阶級 說来， 宗 敎信仰 习性在 范围方 面和精 炼程度 上都在 ¥ 断进展 

V 

中。 在 这里正 同在別 的关系 上一样 ，有 閑阶級 制度的 作用是 ，对古 
老 的人类 性格， 以及社 会在其 近期的 生产发 展中要 加以排 斥的那 
些古 老的文 化因素 ，加以 保持, 甚至使 之发揚 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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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三章 非歧糎 性利益 的残存 

4 

由于 經济要 求的压 迫和身 份制的 衰退， 神人同 形同性 敎派以 
及属于 这类敎 派的宗 敎信仰 礼俗， 有越 来越大 的一个 部分， 随着时 
間 的进展 而不断 地趋于 崩解。 在崩 解的进 程中， 漸 漸地有 某些別 
的动 机和冲 动同信 仰态度 搀杂在 一起， 这些 动机和 冲动幷 不一定 
源自 神人同 形同性 信念， 也 不是起 源于个 人服从 习性。 这 些在后 
期 信仰生 活中同 信仰习 性混合 在一起 的附属 冲动， 幷不都 是与信 

f 

仰态 度或对 現象演 进中的 神人同 形同性 信念的 理解相 順应的 。它 
們 的来源 不同， 它們对 信敎生 活方式 所发生 的影响 也不是 属于同 
一方 向的。 它們 在多方 面侵犯 了个人 服从或 代理性 生活的 基本規 
范， 而經过 根究可 以发現 ，作为 后者的 实际基 础的乃 是宗敎 礼俗与 
敎会 及敎士 制度。 由于这 些相异 动机的 存在， 社会 的与工 业的身 
份 制逐漸 崩解， 个 人服从 准則失 去了得 自不断 的传統 的支持 。外 
来 的习性 和傾向 侵入了 这个准 則所占 有的活 动領域 ，于是 不久就 
发生了 这样的 情况, 敎会和 敎士結 构被部 分地轉 用于別 的目的 ，而 
这类使 用_ 目的与 过去敎 士制度 全盛时 代的宗 敎生活 旨趣， 是有些 
格格不 入的。 

这类影 响到后 期发展 中的信 仰方式 的相异 动机， 其中 可以提 
一 獍的是 仁爱和 亲睦， 或者是 欢乐， 或者說 得更广 泛些， 是 人类团 
結与同 情覌念 的各种 表現。 这 里还可 以提到 一点， 有些人 对于宗 
敎結构 的实質 可能已 經准备 放弃； 由于 有了这 类外来 的使用 方式， 
宗敎 結构， 卽使对 这些人 說来， 也得以 在名义 J； 和 形式上 持績存 
在。 动机 中还有 一个更 加特殊 、更加 普及的 ，足 以在 形式上 支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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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生 活方式 的相异 因素， 那就 是不带 有虔誠 意昧的 对环境 的美的 
調和 覌念; 在神人 同形同 性槪念 的內容 消失以 后 ，这 一覌念 就作为 
近 代信仰 行为中 的一个 残佘而 存在。 这一覌 念由于 与服从 动机相 
混合， 对 敎士制 度的維 持很有 帮助。 美的調 和这一 覌念或 冲动根 
本 不是属 于經济 性的， 但是在 工业发 展的后 一阶段 ，对 个人 經济目 
的上的 性格的 形成， 却 有很大 的間接 影响。 它在这 方面最 显著的 
影响是 ，使 相当 显著的 自私傾 向得以 减輕; 上 述傾向 是从处 于早期 
的 、比較 有权能 的状态 的身份 制传統 遺留下 来的。 因此 ，美 的調和 
这 一覌念 的經济 意义是 它对宗 敎信仰 覌念起 着阻碍 怍用。 前一覌 
念， 通过消 除自我 与非我 之間的 对立， 足 以减輕 —— 卽使 不是消 
除 —— 自私 傾向； 而后 一覌念 ，由 于它 是个人 統治与 服从覌 念的表 
現， 則 足以加 强这种 对立， 从而 坚决主 张个人 利益与 人类生 活的整 
体 利益之 間存在 分歧。  . 

宗敎 生活中 的这种 非歧視 性残佘 —— 对 环境或 对一般 生活过 
程的和 諧覌念 一 以 及仁爱 或友情 冲动， 足 以普遍 形成人 們在經 
济 目的上 的思想 习慣。 但是所 有这类 习性的 作用， 都是有 些模糊 
的， 其 所发生 的效果 是难以 詳細根 究的。 不 过有一 点似乎 是淸楚 
的， 所有这 类动机 或傾向 的作用 ，同巳 經談到 的有閑 阶級制 度的一 
些基本 原則， 都 是不相 容的。 有 閑阶級 制度以 及在 文化发 展中与 
之交織 在一起 的神人 同形同 性敎派 的基础 ，是 歧視 性对比 习性; 而 
这一习 性同这 里所談 的一类 性格傾 向是不 調和的 。有 谓阶 級生活 
方式 的实际 准則是 ，在时 間与物 質上的 明显浪 費和脫 离工业 操作* 
而这 里所提 到的一 类性格 傾向， 就其經 济的一 面来說 ，所坚 决反对 
的是浪 費和不 求实际 的生活 方式， 对 于生活 过程， 不論在 經济方 
面， 或是在 它的任 何別的 方面和 状态下 ，都存 有参加 或与之 同化的 
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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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 ，这 类性 格傾向 ，以 及当环 境有利 于它們 的表現 时或者 
是 它們居 于优势 地位时 所造成 的生活 习慣， 是同有 閑阶級 的生活 
习慣 背道而 馳的； 但不 够明显 的是， 在有 閑阶級 結构下 的生活 ，从 
它的后 期发展 来看， 是 否有一 貫地抑 制这类 性格傾 向或消 除这类 
性格 所表現 的思想 习慣的 趋势。 有 閑阶級 生活方 式下的 积极鍛 
炼， 在破坏 这类性 格傾向 的方面 是起着 很大怍 用的。 它的 积极鍛 
炼， 凭着习 慣势力 和淘汰 作用， 在生活 的每个 場合， 都有利 于浪費 
准則和 歧視性 对比准 則的占 有优势 和普遍 推行。 但 是就它 的鍛炼 
的消 极一面 的效果 来說， 却不 是絕无 疑問地 不背于 它自己 的一些 
基本准 則的。 有閑阶 級准則 为了金 錢礼俗 上的目 的 而节制 人类活 
动时， 它 所坚持 的是退 出工业 操作。 这就 是說， 按照这 个准則 ，社 
会中貧 困成員 所慣于 努力以 赴的那 类活动 是被禁 止的。 这一禁 
条 ，尤 其是对 于飪女 ，其 中特別 是工业 发达社 会中的 上层和 中层阶 
級 的妇女 ，竟严 到这样 极端的 程度， 卽 使是通 过准掠 夺方式 下的各 
錢职业 从事竞 賽式的 累积， 也在坚 决禁止 之列。 

金錢文 化或有 閑阶級 文化， 开始 时是作 业冲动 下的一 种竞賽 
性变形 ，但在 其最近 发展中 ，由 于排除 了关連 到效能 、甚至 关連到 
金 錢地位 的歧視 性对比 习性， 漸 漸地破 坏了它 自己的 根据。 作为 
有 閑阶鈒 的成員 ，不 論男女 ，在 若千程 度上总 是沒有 那样的 必要去 
同他 們的同 类从事 謀生方 面的竞 爭的； 这 就使这 个阶級 的成員 ，卽 
使沒有 具备可 以使他 們在竞 爭中获 得胜利 的那类 資質， 不 但仍然 
可以 生存， 而且在 一定限 度內还 可以从 心所欲 地生存 下去。 这就 
是說， 在有閑 阶級制 度最近 的和最 高度的 发展下 ，这 个阶級 的成員 
无 須备有 和不断 发展掠 夺时代 的胜利 者所特 有的那 类資質 就可以 
生活 下去。 因此 ，对于 不具备 那类資 質的个 人来說 ，属 于上 层有閑 
阶 級的人 ，比生 活在竞 爭制度 下的广 大群众 ，有 較大 的生存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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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 面一章 討論古 老性格 恃征的 存在情 况时， 我們 看到， 有閑 
阶級的 特殊地 位提供 了格外 有利的 机会， 使 早期和 古旧文 化阶段 
所特有 的那类 性格特 征得以 存在。 这 个阶級 对于經 济要求 的压力 
处 于有所 蔭蔽的 地位， 因此对 于迫使 人們适 应經济 形势的 那些力 
量 的无情 冲击， 得以 置身 事外。 关于 在有閑 阶級中 以及在 这一阶 
級生 活方式 下存在 的那些 与掠夺 文化有 关的性 格特征 和类型 ，上 
面巳經 进行了 討論。 这 类素性 和习性 ，在有 閑阶級 制度下 ，具 有格 
外有利 的存在 机会。 不 但有閑 阶級的 受到蔭 蔽的金 錢地位 造成了 
一种 形势， 有利 于适应 現代工 业操作 所要具 备的性 格禀賦 不足的 
那 些人的 生存; 而且 有閑阶 級的荣 誉准則 ，还 要求人 們使某 些掠夺 
素性获 得显著 的活动 机会。 使 掠夺素 性获得 活动机 会的那 类职业 
是有 証明作 用的， 它們所 証明的 是財富 、門第 和不参 与工业 操作。 
在有閑 阶級文 化下， 掠 夺的性 格特征 是从积 极和消 极两方 面起促 
进作 用的， 消极的 一面是 这个阶 級的脫 离生产 ，积极 的一面 是有閑 
阶級 礼仪准 則对这 类性格 特征的 認可。 

掠 夺期前 野蛮文 化下的 性格特 征的 存在情 况 与上述 略有不 
同。 有 閑阶級 的受到 _ 蔽的 地位， 也有利 于这类 性格的 存在; 但是 
和平与 亲善这 类素性 d 发展， 幷沒有 获得礼 仪准則 的肯定 認可。 
具 有由掠 夺期前 文化遺 留下来 的那类 气質的 个人， 如果属 于有閑 
阶級， 他 跟这个 阶級以 外的、 具有同 样禀賦 的那, 些人比 起来， 所处 
的 地位是 比較有 利的， 因为他 們无須 在金錢 的必要 下破除 这类有 
助于 非竞爭 生活的 素性。 但是 这样的 个人仍 然不能 免于受 到一种 
精神的 拘束， 这种拘 束力促 使他們 忽視这 类素性 ，因 为礼仪 准則所 
要 求于他 們的是 a 掠夺 素性 为依据 的生活 习慣。 只 要身份 制依然 
无恙， 只 要有閑 阶級除 了从事 无目的 的和浪 費的劳 精疲神 来消磨 
时間 以外 ，还有 別种方 式的非 生产性 活动可 以从事 ，显 然背 离有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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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級荥 誉的生 活方式 的情况 就不会 发生。 这 个时候 如果在 这个阶 
級 以內发 現了非 掠夺的 气質， 人們就 要把它 看成是 一种偶 发性的 
返 祖遺传 現象。 但是 ，由于 經济发 展的不 断演进 ，可 供狩猎 的巨大 
野物 的逐漸 絕迹， 战 爭活动 的减退 ，独栽 政体的 庚止， 敎士 职权的 
褰落 等等， 使 人类习 性获得 表現的 那类荣 誉的、 非生 产性的 出路， 
逐漸被 堵塞。 发生 了这样 的情况 以后， 局势漸 漸有了 变化。 入类 
生活 如果不 能在这 一个方 面获得 表現， 必然 要在別 一个方 面表現 
出来； 如果不 能求得 掠夺方 式下的 出路， 必然 要通过 別的方 式求得 
安慰。 

上面曾 經指出 ，以脫 离金錢 的压力 这一点 而言, 在工业 发达的 
社 会中， 有 閑阶級 的妇女 比属于 任何別 一巨大 集体的 人們， 表現得 
还要 彻底。 因此妇 女对于 非歧視 性气質 的复归 傾向， 或者 会比男 
子表現 得更为 显著。 但是， 在有 閑阶級 的男性 中也可 以看 到某类 
活动 的范围 在扩大 ，进行 这类? 舌动 是从某 些习性 出发的 ，这 些习性 
不能 列入自 私一类 ，其目 的所在 ，幷 不是 歧視性 差別。 例如， 从事 
某 項企业 的金錢 上的經 营从而 与工业 发生关 系的那 些人， 其中有 
多数， 看到事 业頗有 成就， 工业上 的效力 很髙， 就会感 到一种 兴趣, 
发生 一种自 得的 心情， 这 种烕覚 ，同由 于这样 的改进 可能多 获利潤 
这一点 ，甚 至幷无 关系。 有許多 商业倶 乐部和 工商业 者組織 ，努力 
于提髙 X 不带 有歧視 意义） 工业 效能， 它們在 这方商 的貢献 也是人 
所共 知的。 

現在 有許多 組織巳 經傾向 于生活 中歧視 性目的 以外的 方面， 
它 們的意 向所在 是某种 慈善工 作或社 会改良 工作。 这类組 織往往 
是半宗 敎或拟 宗敎性 質的， 参 加的分 子男女 都有。 这方面 的例子 
是 举不胜 举的， 为了說 明与这 类活动 有关的 一些习 性傾向 的范围 
拌 指出其 特征， 这里可 以举出 一些比 較显著 的具体 例子。 例如禁 

•  244  •  . 


酒 运动以 及相类 的社会 改革， 改良 监獄， 普及 敎育， 禁止不 道德行 
为， 凭仲裁 、裁 軍或其 他手段 以避免 战爭； 又如 ，在一 定程度 上含有 
这里 所說的 意向的 一些組 織是， 大学 公社， 友誼 协会， 基督 敎靑年 
会和靑 年力行 会之类 的种种 团体， 妇女义 縫团， 社交倶 乐部， 甚至 
商业俱 乐部; 又如， 其間略 含有这 里所說 的意向 的是， 那些 属于半 
公共 性質的 慈善、 敎育或 娛乐的 財团， 不論資 金来自 富有的 私人， 
或 者是出 于資力 較差者 的集体 捐助， 只要机 构不是 属于純 宗敎性 
質的， 就在我 們的示 例范围 之內。 

这里的 意思当 然幷不 是說， 这类 努力是 完全在 与自私 无关的 
別的动 机下进 行的。 可以 断言的 只是这 一点， 在一 般情况 下別的 
动 机是存 在的， 不过上 述一类 努力， 在現 代工业 生活环 境下， 比在 
完整 无缺的 身份制 之下， 流行 得更加 普遍； 这 一現象 說明， 在現代 
生活中 对竞赛 的生活 方式是 否完全 适当， 人們 是深切 怀疑的 。另 
一方 面我們 也可以 看到， 在这类 工作的 誘因中 ，通常 是存在 着一些 
不純动 机的， 尤其 是属于 歧視性 差別的 动机； 这是 一个周 知的事 
实， 巳成为 一个时 常被人 談起的 話柄。 甚至还 有这样 的情况 ，有許 
多表面 上是为 了无私 的公共 利益而 进行的 事业， 在 創办时 以及在 
进行中 都別有 用心， 其根本 目的无 疑是为 了提高 发起人 的荣誉 ，甚 
至是为 了增加 这些人 的金錢 利得。 有許 多这类 組織或 机构， 不論 
就其首 倡者或 贊助者 来說， 其主 要动机 显然就 是这种 带有歧 靦意# 
义的 动机。 格外 符合这 里所批 評的情 况的是 ，凭 巨額的 、显 著的支 
出使 支出者 增加荣 誉的那 类事业 ，例如 为大学 、公共 图書館 或博物 
館提 供巨額 資金; 此外， 如参加 显然属 于上流 社会組 織的一 类机构 
或运动 ，就 这类比 較平凡 的举动 的动机 說来， 其符合 程度也 与这里 
所 批評的 一样。 属于这 类組織 的会員 們的金 錢荣誉 由此获 得了証 
实》 由此 还可以 說明 ，在 这些成 員与改 良工作 一 例 如現在 相当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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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大 学公社 —— 中 的对象 、那 些低一 等的人 們之間 ，存有 显著差 
別， 这就 使前者 的高貴 身份， 为人們 在感謝 的心情 下肘刻 銘記在 
心。 但是， 話 尽管这 样說， 这 里毕霓 还是存 有一些 非竞赛 性动机 
的。 使用这 样的方 法来猎 取荣誉 或相当 声望， 这一 事实本 身就足 
以証明 ，非竞 赛性和 非歧視 性利益 ，作 为現代 社会思 想习慣 中的一 
个构成 因素， 可 以想像 是有效 地存在 着的， 人 們也普 遍感到 它是正 
当 的。* 

应当注 意到， 所有 这类在 非歧視 和非宗 敎利益 的基础 上进行 
的属于 近代范 围的有 閑阶級 活动， 其 中的妇 女参加 者比男 子更为 
活跃， 态度更 为坚决 —— 当然， 需要支 出大量 資金的 那类事 业是例 
外。 妇 女在金 錢上处 于依賴 地位， 因 此无法 从事那 类需要 支出巨 
額 資金的 活动。 在一般 的社会 改良工 作方面 ，那些 朴素的 、宗 敎成 
分比較 少的或 比較流 俗化的 敎派的 敎士， 和 妇女阶 級总是 志同道 
合的。 从理論 上来看 ，也正 应当是 这样。 在別 的經济 关系上 ，在妇 
女阶級 与从事 經济事 业的男 子阶級 之間， 敎 士所处 的地位 也是有 
些 不够明 确的。 出 于传統 和一般 的礼俗 覌念， 敎士 和富裕 阶級的 
妇女两 者都是 处于代 理有閑 阶級的 地位; 以这 两个阶 級而言 ，构成 
阶級 的思想 习 憤的特 有关系 是服从 关系， 就 是說， 是以 个人 为設想 
依据 的經济 关系； 因此 在这两 个阶級 中都可 以看到 一种依 据个人 
关系 而不是 因果关 系来理 解現象 的特殊 傾向； 两个 阶級都 被禁止 
从 事与礼 仪不相 容的生 利事业 或生产 事业， 因此它 們如果 要参加 
今天 的工业 操作， 是道义 所不允 許的。 由于 世俗的 生产劳 动受到 
了 这种礼 仪上的 排斥， 于是現 代妇女 阶鈕和 敎士阶 級的大 部分活 
动力， 不得 不轉移 到不属 于自私 性的另 一些方 面的服 务上。 这时 
礼 法却又 使他們 別无他 法可以 表現出 要从事 于有目 的活动 的那种 
冲动。 有閑 阶級妇 女从事 生产活 动旣一 貫受到 禁制， 于是 她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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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断地努 力要在 企业活 动以外 的方面 ，为 作业冲 动寻求 出路。 

上面已 經提到 ，富 裕的 妇女与 敎士这 两个阶 級的日 常生活 ，比 
一般的 男子、 尤 其是从 事現代 工业工 作的男 子的生 活含有 較多的 
身份 @ 素。 因此， 宗敎 信心是 以比現 代社会 一般人 們保存 得較好 
的形态 ，存 在于这 两个阶 級的。 因此， 在这些 代理有 閑阶級 的成員 
中， 要表 現于非 生利事 业的活 动力中 有很 大一个 部分， 势必归 .結到 
宗敎信 仰和宗 敎上的 工作。 因此， 部分地 說起来 ，像 在上一 章里所 
說的 那样， 扫女 就有了 特別显 著的宗 敎信仰 傾向。 但这里 要格外 
注 意的一 点是， 这种傾 向在这 里所硏 究的一 些非生 利性的 运动和 
組 織的动 作的构 成和目 的的适 应方面 发生的 影响。 如果有 了这种 
宗敎 價仰的 色彩， 他們把 力量放 在有任 何經济 目的的 組織上 ，将 
降低这 类組織 的經济 效能。 有 許多从 事慈善 事业和 改良工 作的組 
織 ，不 是只注 意它們 所要促 进的那 部分人 民的利 益的一 个方面 ，而 
是同时 注意宗 敎性的 和世俗 的两个 方面。 假 使它們 能以同 样認眞 
的 态度， 同样 重大的 力量， 集中于 这些人 的世俗 利益， 則它 們的工 
作的直 接經济 价値， 将 比原来 的显著 提髙， 这 一点是 无可置 疑的。 
当然， 也可以 这样說 —— 暇 使这样 說在这 里是恰 当的話 —— 在宗 
敎目的 上的这 类改良 工作， 如 果不受 到通常 存在的 一些世 俗性动 
机和目 的的 阻碍， 則其直 接效力 也許可 以有所 提高。 

这类非 歧視性 事业， 由于搀 入了宗 敎利益 ，其經 济价値 不得不 
有所 削减。 但是， 足以 减低其 經济价 値的也 还有別 的一些 相异的 
动机， 这 些动机 相当明 显地阻 碍着作 业本能 的这种 非竞赛 性表現 
- 的經济 趋向。 如果 进一步 、从各 方商加 以考察 ，当可 发現， 事体还 
不止是 这样。 这 类事业 的目的 是在于 使某些 个人或 某些阶 級的情 
况有所 改善， 如 果这类 改善指 的是生 活上的 充实或 便利， 幷 从这一 
点 来衡量 ，那末 这类事 业的經 济价値 根本就 是有疑 間的。 例如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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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改 善大都 市貧困 人民生 活方面 的种种 努力， 其 中有一 大部分 
負有文 化上的 使命， 希望借 此使上 层阶級 文化中 .的某 些因素 ，能 
够更加 迅速地 納入下 层阶級 的日常 生活方 式中。 試以 “貧 民救济 
社” 之类的 那些組 織来說 ，它們 所关怀 的固然 部分是 在于提 高賓苦 
人 民的工 业效力 ，敎导 他們如 何更适 当地利 用手头 工具; 但 至少同 
样着重 的是， 如何 通过吿 誡方式 和示范 作用， 把上流 社会的 一些礼 
貌 和习憤 传授給 他們。 这类 礼节上 的表現 的經济 实質， 人 們进一 
步 覌察以 后不难 看出， 无非是 对时間 与物品 的明显 浪費。 那些好 
心腸 的人們 在对穷 苦人民 施以敎 化时， 关于坚 守礼节 、整飭 仪容这 
些 方面的 敎导， 大 都极为 認眞， 小心 翼冀。 他們的 为人， 往 往是在 
生活作 风上値 得人們 仿傚， 在 日常消 費的种 种細节 上极度 循規蹈 
矩。 这种 关于时 間消費 和商品 消費方 面的正 确思想 习慣的 敎导， 
其文 化上的 效果固 然未可 輕視; 对 于学得 了这种 髙尙的 、光 荣的好 
榜样 的个人 来說， 其經 济价値 也是不 小的。 在現代 金錢文 化的环 
境下， 个人的 荣誉， 因而 也就是 个人的 成功， 在很大 程度上 有賴于 
他在消 費的态 度和方 式方面 的符合 标准， 在 时間和 物品上 的慣于 
浪費就 是由此 获得証 明的。 但是， 就 这种高 級生活 方式的 訓練的 
深 一层經 济意义 来說， 应当 指出， 这种 訓練的 結果， 在很大 程度上 
只是 用代价 較大或 成效較 差的方 法来完 成同样 的物質 效果， 而从 
經济覌 点来看 ，物 質效果 却是实 际經济 价値的 依据。 文 化宣传 ，在 
很 大程度 上只是 关于新 爱好、 或者不 如說是 关于新 的礼仪 方案的 
一种 敎育， 这个方 案是在 以身 份原則 与金錢 礼俗原 則为依 据的有 
閑 阶級意 識的指 导下， 同上层 阶級的 生活方 式相适 应的。 这个新 
的礼 仪方案 的来源 是社会 中一部 分人所 設計的 礼法， 这部 分入的 
生活是 处于工 业操作 范围以 外的， 但 他們却 要把这 个方案 硬塞进 
下 层阶級 的生活 方式。 但这个 中道插 进来的 方案， 对这些 下层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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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說来， 决不会 比它們 原来巳 經在流 行的那 一套方 案更加 适应生 
活要求 I 而且它 們原有 的那一 套方案 有些还 是在現 代工业 生活的 
压力下 由它們 自己构 成的， 新 插进来 的方案 在适应 程度上 休想比 
得 过这类 方案。 

上述 的所謂 新方案 ，比它 所要換 匱的那 些方案 ，从 礼仪 上說起 
来当 然要端 正些； 这里 所說的 一切当 然不是 对这一 点有所 怀疑。 
疑 問只是 在于这 种改良 工作在 經济上 的利益 一 这里 指的是 ，从 
改革 的效果 上来看 、有 相当把 握可以 加以 确定的 、在 直接和 物質的 
經 济意义 下的那 类經济 利益， 幷且不 是从个 人的立 場而是 从集体 
生活 便利的 立場来 看的。 因此 ，評价 这类工 作的經 济利益 ，卽 使这 
类 工作主 要是为 了达到 經济的 目的， 进行这 类工作 不含有 自私或 
歧視性 覌念， 也不 能单从 它們的 实际工 作的表 面价値 来看。 由此 
形 成的經 济改革 ，在性 質上主 要是明 显浪費 方法的 变換。 

.但 是， 关于 这类工 作中不 存私意 的动机 和进行 工作的 准則的 
性質 —— 那 是要受 到金錢 文化下 所 特有的 一些思 想习慣 的影响 
的 —— ，还得 作进一 步覌察 I 覌察 以后， 已經 作出的 結論也 許要进 
一步 斟酌。 我們 在前面 的一章 里巳經 看到， 在金錢 文化下 的荣誉 
准則或 礼仪准 則所坚 持的是 ，对力 量作經 常的不 求实际 的使用 ，以 
此 作为可 吿无罪 的金錢 生活的 标志。 在 这种情 况下， 不但 造成了 
輕視 有实用 工作的 习慣， 而且 在指导 追求社 会声望 的属于 任何集 
体的 人們的 行为方 面产生 了比較 明确的 后果。 由此 形成了 一种传 
統， 这个传 統所要 求的是 ，人們 对于与 生活方 面的物 質需要 有关的 
任 何操作 方式或 細节， 不 应当过 于嫻习 而流入 凡俗。 我們 不妨通 
过捐助 或通过 如救济 委員会 之类的 工作， 对 平民的 福利在 令人欽 
佩 的情况 下表示 关怀。 我們甚 至不妨 对平民 的文化 福利， 不論是 
一般 性的或 是某些 具体方 面的， 表示 热情， 通 过一些 設計来 提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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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 爱好, 或使他 們有机 会在精 神上有 所改进 ，从而 博得更 高的贊 
揚。 但是 我們对 于平民 生活的 物質环 境或平 民阶級 的思想 习慣， 
却不 应当公 然表示 有深切 的了解 ，以 免趋 人歧途 ，把 这类慈 善性机 
构的努 力导向 实質上 有用的 目的。 这 种不願 意公开 承認对 下层社 
会具体 生活情 况有深 切了解 的态度 ，当 然， 在不 同的个 人之間 ，其 
明显 程度是 很不一 致的; 但是在 这里討 論的这 一类的 任何机 构中， 
总的 說来， 这个 态度是 普遍存 在的， 它 深刻地 影响到 这类机 构的行 
动 方向。 熟 悉平民 生活这 件事旣 是不体 面的， 人們 就惟恐 沾上了 
这样的 恶名， 这 种态度 在这类 机构的 慣例和 成規的 构成中 所发生 
的累 积作用 ，使人 們逐漸 把这类 机构的 最初动 机丢开 ，而傾 向于属 
于荣 誉性的 某些指 导原則 ，再进 一步， 人們終 于傾向 于以金 錢价値 
为 依据的 原則。 因此 ，就 历史悠 久的这 类机构 来說， 其促进 平民阶 
級生 活便利 的原始 动机， 巳經逐 漸成为 表面上 的动机 ，那类 为平民 
服务 的实际 工作已 經名存 实亡。 

以上 所述关 于从事 非歧視 性工作 的这类 机构在 功效方 面的情 
况， 也适用 于以同 样动机 从事这 类工作 的个人 ，虽 然， 用于个 人时， 
比用 于有組 織的机 构时， 也許 要加以 更多的 斟酌。 用浪費 支出和 
不 深悉粗 俗生活 —— 不論 在生产 方面还 是在消 費方面 —— 的有閑 
阶級准 則来衡 量价値 的这种 习慣， 对 有意办 理一些 公共福 利事业 
的那 些个人 說来， 必然是 牢固存 在的。 若 果有人 忘記了 他的地 
位， 把他的 力量用 到了对 平民生 活实际 有效的 方面， 这时 社会常 

織 —— 金 錢的礼 仪覌念 —— 就会 起来否 認他的 工作， 把他 糾正过 

/ 

来。 有 些富于 公德心 的人們 ，純粹 （至 少在表 面上） 为了促 进某方 • 
面 的人类 生活的 利益而 捐出了 一部分 遺产； 从这类 遺产的 管理情 
况中， 就可以 找到关 于这个 論点的 例証。 至于 捐款的 用途, 在目前 
最常見 的是設 立学校 、图 書館 、医 院和貧 病者收 容所。 在这 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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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捐款 人的公 开目的 是在捐 款用途 所指明 的那个 方面对 人类生 

活有所 改善； 然而 势所必 然的結 果是， 在执行 工作中 会存在 不少別 

的动机 ，往往 与原来 的动机 相抵触 ，于 是从捐 款中划 出的很 大一部 

分資金 ，就在 这种情 况下决 定了它 的具体 安排。 例如 ，可能 有某些 

捐款是 特为划 出来作 为建立 弃儿敎 养院或 病 弱者休 养所 的基金 

的。 然而 这种基 金在使 用时轉 向到荣 誉的浪 費支出 方面， 这幷不 

是 不常見 的情况 ，这 种情况 簡直要 使人威 到惊訝 ，甚 至覚得 可笑。 

基 金中很 大一个 部分会 用来造 起一座 大楼， 外面用 的全是 艺术上 

一无可 取而代 价高昂 的石块 ，上 面雕滿 了奇形 怪状、 全不相 称的花 

紋 ，，再 加土城 墚式的 墙垣和 角楼， 髙大的 門面和 要塞式 的进口 ，看 

上去 就像是 未开化 时代作 战方式 下应用 的一座 堡垒。 建筑 的內部 

也同样 表明， 一 切是在 明显浪 費和掠 夺侵占 的准則 的指导 下进行 

的。 我們不 必細談 下去， 但再提 出一点 ，例 如， 窗戶 的 布置， 用意幷 

不是 在于为 屋內的 那些受 助者謀 方便或 享受， 以与 其表面 目的相 

符合 ，而是 在于使 屋外的 偶然一 到的覌 光者， 对屋內 的金錢 的美点 

便 于留下 印象; 至于室 內一切 細节上 的布置 ，其 用意 也总是 在于尽 

可 能求其 符合于 这种金 錢美威 的迫切 要求。 

当然， 这一 切幷不 是說捐 款者本 人对于 这样的 措施有 什么不 

滿， 也 不是說 ，假使 由他自 己 来主持 ，在 措施 上就会 有什么 商样; 看 

来卽使 在其本 人亲自 指导下 一 那就 是不采 取遺贈 方式， 而由搶 

款 者直接 付款幷 监管这 类事业 —— 其管 理的目 的和 方式在 这些方 

面 也不会 有什么 不同。 还有 一层， 如 果用与 上述不 同的方 式来处 

理 基金， 也不会 使受助 者或者 其安乐 与虛荣 未受到 直接影 响的局 

外旁覌 者威到 滿意。 經营 这类事 业时， 如果当 眞采取 这样的 方針， 

* 

卽为 了适应 設置基 金的原 来的、 实际的 目的， 对手头 資金直 接作最 
經济、 最有效 的使用 ，那 就不会 符合任 何人的 要求。 一切有 关的分 

•  251  • 


子 ，不論 其关系 是直接 的和自 私的， 或只 是处于 旁覌地 位的， 都認 
为支 出的一 个相当 部分应 当用之 于高一 层的或 精神上 的需要 ，而 
这 种需要 却是由 掠夺侵 占和金 錢浪費 下的歧 視性对 比的习 性产生 
的。 这里所 表明的 只是， 竞赛 准則和 金錢荣 誉准則 的渗入 社会常 
識竟深 到这样 的程度 ，以 致卽 使是表 面上完 全在非 歧視性 利益的 
基 础上进 行的一 类-业 ，也 不能閃 开或抗 拒这些 准則。 

情 况甚至 是这样 ，这 类事业 正是由 于非歧 視动机 的假定 存在， 
才具 有荣誉 的价値 （卽以 此作为 提高捐 款者的 荣誉的 一个手 段）； 
但 是尽管 这样， 犊 視性利 益的指 导支出 幷不因 而受到 妨碍。 源自 
竞賽 或歧視 的动机 在这类 非竞賽 事业中 的有效 存在， 在上 述各种 
机构的 任何一 种中都 会詳細 、具体 地显示 出来。 在这种 情况下 ，当 
这类荣 誉性布 置的迹 象显露 出来时 ，一 般总是 要有所 掩飾， 說这类 
布置 是属于 审美、 论理 或經济 利益范 围的。 这类来 源于金 錢文化 
的标准 和准則 的一些 动机， 会 暗暗地 轉換非 歧視性 一类的 努力的 
有 效服务 方向； 但主持 其事者 的 一片好 心不会 因此引 起不安 ，他也 
不 会由于 他的工 作在本 質上不 切实际 而心情 紛乱。 这类动 机的影 
响可以 一直追 究到非 歧視改 革事业 的組織 的整个 范围， 而 这类事 
业却 是富有 阶級公 开的生 活方式 中很重 大的、 幷且 是非常 突出的 
一个 特証。 关于这 个現象 的理論 方面当 已充分 明了， 不必 再进一 

步举例 說明； 况且对 于这类 事业之 - 高級学 識的硏 究机构 

— 在 另一章 里还将 作出一 些比較 詳尽的 探討。 

有 閑阶級 在工业 形势前 是处于 有所蔭 蔽的地 位的， 在 这样的 
环境下 ，对于 掠夺期 前野蛮 文化下 所特有 的那类 非歧視 性冲动 ，似 
乎有一 种赛于 复归的 傾向。 这种 复归傾 向包含 着两个 方面， 一方 
是作业 覌念， 另一方 是懶散 和亲睦 习性。 但是 在現代 生活方 式中， 
以金 錢的或 歧視性 的价値 为依据 的行为 准則， 阻碍 着这类 冲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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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由发揮 I 由于 这些 行为准 則的显 著存在 ，于 是以非 歧視性 利益为 
依据 的努力 就轉变 方向， 为金 錢文化 所依据 的那类 歧視性 利益服 
务。 在这里 的硏究 意义下 ，金錢 礼仪准 則是可 以归納 为浪費 、不求 
实际 和凶暴 这些本 質的。 在从 事社会 改良工 作的事 业中， 同其他 

类 型的活 动一样 ，礼仪 上的要 求是牢 固地存 在着的 ，这 类要 求对任 

-  / 

何 事业的 管理和 經营， 在 种种細 节上发 生着淘 汰和监 督作用 。礼 
仪准 則通过 对一些 方式方 法在細 节上的 指导和 修改， 会极 其有力 
地使一 切非歧 視性願 望或努 力归于 无效。 不 求实际 这个普 遍的、 
非个人 性質的 、冷酷 的原刖 是經常 存在的 ，它 的妨碍 作用* 使許多 
残存的 、应 列入作 业本能 項下的 掠夺期 前的性 格傾向 ，无法 获得有 
效 表現; 但是 这个原 則的存 在幷不 能阻止 这类性 格傾向 的遺传 ，也 
不能 阻止它 們作为 一种冲 动不断 再現， 从而使 它們获 得表現 机会。 

在金錢 文化后 期的进 一步发 展中， 为了 避免引 起社会 反感必 
須脫离 工业操 作这一 条件， 霓 严格到 这样的 程度， 甚 至一切 竞赛性 
业务也 在禁止 之列。 在 这个进 展时期 ，金錢 文化对 竞賽的 、掠 夺的 
或' 金錢的 这类职 业价値 的重視 程度， 同工业 或生产 一类的 职业比 
起 来有所 降低， 它消极 地有助 于非歧 視性格 傾向的 保持。 上面巳 
經指出 ，这 种脫离 对人类 有实用 的一切 业务的 要求， 对上层 阶級妇 
女比 对任何 其他阶 級格外 严格； 属于 某些敎 派的敎 士也許 可以認 
为 是例外 ，但例 外的性 質看来 也只是 表面的 ，不 是实 質的。 上层阶 
級的 飪女必 須过不 求实际 的生活 ，对这 一点的 坚持， 比金錢 等級和 
社 会等級 相同的 男子还 要趋于 极端； 其理由 在于前 者所处 的地位 
不 仅是高 等有閑 阶級， 而且 又是代 理有閑 阶級。 她 們所以 要彻底 
脫 离生产 劳动， 是含有 双重理 由的。 

有些有 名的作 家和演 說家， 在社 会結构 和社会 职能一 类間題 
上， 是足以 代表社 会上有 識之士 們的意 見的。 他 們曾反 复說明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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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 說得很 恰当: 任何社 会中妇 女所处 的地位 ，是社 会所达 到的文 
化水平 的最明 显指标 —— 或 者还可 以引伸 一下， 是 社会中 任何一 
个阶 級在这 方面所 达到的 最明显 指标。 这个 說法指 經济发 展阶段 
而 言时， 似乎 比指任 何別的 方面的 发展而 言肘， 来得更 加正确 。同 
时 ，在 任何社 会中或 在任何 文化下 ，妇 女在公 認的生 活方式 中所被 
指定 的地位 ，在很 大程度 上乃是 某些传 統的一 种表現 ，这类 传統是 
在早期 发展的 环境中 形成起 来的， 对 于現在 的經济 环境或 現在人 
們的性 格和思 想习慣 的要求 ，只是 部分地 相适应 ，而 生活在 現代經 
济环境 之中的 妇女， 她 們的活 动却是 受現在 的性格 和思想 习慣的 
影 响的。 

上 面对經 济制度 的发展 作一般 討論、 对 代理有 閑和服 装問題 
作 专題討 論时， 曾 經附带 提到， 妇女 在現代 經济結 构中所 处的地 
位 ，与同 阶級的 男子所 处的地 位比較 ，更 加广 泛和更 加彻底 地和作 
业本 能的刺 激不相 协調。 但 同样明 显的是 ，在 妇女的 气質中 ，含有 
爱 好和平 、反 对不求 实际这 一本能 的較大 成分。 因此 ，現代 工业社 
会中的 妇女， 对 于公認 的生活 方式与 經济局 势的要 求这两 者之間 
的矛盾 ，具 有比 較深切 的威覚 ，这幷 不是一 个偶然 情况。 

从“妇 女問題 ”的种 种方面 ，足以 婉轉地 表明， 現代 社会、 尤其 
是社 会中上 层阶級 的妇女 生活， 是怎 样地处 于一系 列常識 的支配 
之下， 而这 类常識 却是在 早期发 展阶段 的經济 环境中 构成的 9 現 
在 人們仍 然覚得 妇女的 生活， 就 文化、 經济和 社会关 系方面 来說， 
根 本是、 幷且 在正常 淸况下 是一种 代理性 生活， 其功过 或荣辱 ，必 
然 应当归 之于对 这个妇 女居于 占有或 保护地 位的某 一个人 。因 
此， 妇 女如果 有任何 违犯公 認礼法 的蔫一 禁条的 行动， 就会 覚得， 
这 将直接 影响到 这一女 子所属 的那个 男子的 体面。 当然， 关于妇 
女意志 薄弱或 性情乖 张这类 問題， 各人会 有自己 的看法 ，意 見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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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完 全一致 I 但社 会对于 这类事 件作出 常識判 断时， 毕竟是 不会有 
多少 犹疑余 地的， 如果 在任何 情况下 发生了 男子的 保护权 受到損 
害 的問題 ，人們 对于男 子方面 的这种 覌念的 正确性 ，也 很少 会发生 
疑問。 另 一方面 ，如果 男子发 生了不 端行为 ，却 不会 怎么損 害和他 
同居 的那个 女子的 名誉。 

因此， 以幸 福与优 美的生 活方式 —— 也 就是我 們所习 慣的生 
活方式 —— 而言 ，派給 女子的 那个“ 領域” ，是 附随于 男子的 活动力 
的; 如果她 越出了 这个指 定的义 务范围 的传統 ，就要 被人認 为不守 
扫道。 如 果牵涉 到公民 权利或 参政权 問題， 我們 在这方 面的常 _ 
識 —— 也就 是說， 我 們的一 般生活 方式在 这一点 上的合 理的表 
示 —— 会吿訴 我們， 在 国家或 在法律 之前， 女子不 宜亲自 直接参 
与， 而 应該由 她所属 的那个 家族的 家长来 居間。 一 个女子 而热中 
于自 决自主 或自我 中心的 生活， 是同她 的娇柔 风度不 相称的 。我 
們的常 識吿訴 我們， 女 子不論 在政治 还是在 經济方 面直接 参加社 
会事务 ，是 对社会 秩序的 威胁； 这 一点所 表現的 ，是 我們在 金錢文 
. 化传統 的指导 下形成 的思想 习憤。 “那 些‘把 妇女从 被男子 奴役的 
状态 中解放 出来’ 之类的 叫囂， 在相 反的意 义下用 斯迫呑 (e. a 
Stanton) ①那 句簡单 明了、 富 有表現 力的話 来說， ‘簡 直是胡 說八. 
道 ’。 两性 的社会 关系是 上帝决 定的。 我 們的整 个文明 —— 就是 
說， 其中的 一切好 的东西 —— 是以 家庭为 基础的 。”所 謂“ 家庭” ，是 
以一 个男性 为长的 家族。 这种 見解一 —— 般表示 得甚至 还要露 
骨 —— 是关于 妇女身 份問題 的通常 見解， 在 文明社 会中不 但一般 
男性有 这样的 看法〆 就是 在飪女 方面也 是这样 a 妇 女对于 礼法上 
的 要求具 有极其 敏銳的 威覚； 虽然其 中有很 多人对 于礼法 硬性規 


① 斯坦呑 (1815— 1902), 美国 妇女参 政权运 动的指 导者。 一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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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的一些 細节覚 得很不 舒服， 这也是 实情， 但 是她們 很少会 不認識 
到， 出于事 态的必 然性和 旧习慣 的神权 ，当前 的道德 律是把 妇女安 
置在附 随于男 子的地 位的。 总之， 按 照妇女 自己的 美与善 的覌点 
来看， 妇女的 生活也 应当是 、而 且在理 論上必 然是男 子生活 的次一 
級的 表現。  - 

虽然 人們普 遍存在 扫女所 处的地 位是旣 适当而 又自然 的这样 
一 种威覚 ，但也 可以看 到在許 多人中 正在发 展另一 种見解 ，卽 关于 
保护制 和代理 生活的 整个安 排以及 其間的 功过的 看法， 总 不免是 
一种 錯諛。 或者 至少有 这样的 烕覚： 卽使就 一定时 間和空 間說来 
这 i 自然 成长 的幷且 是一个 适当的 安排， 卽 使有其 显然的 审美价 
値， 但它 仍然不 能充分 适应現 代工业 社会中 比較日 常性的 生活目 
的。 卽 使是有 敎育的 上层和 中层阶 級那部 分为数 很大、 占 有很重 
要地位 的妇女 （在她 們对传 統礼法 持有的 冷靜、 严肃的 覌念下 ，身 
份关 系是能 投其所 好的， 她們 覚得它 是根本 正确、 永久正 确的） ，卽 
使是 这些态 度保守 的人， 一般 也未尝 不烕到 在这方 面的事 物的現 
状与事 物的应 有状态 这两者 之間， 在 一些具 体問題 上是存 在些細 
微差 別的。 但是 此外还 有一些 比較不 受覊勒 的現代 妇女， 由于年 
齡 、敎 育或气 質关系 ，对 于从未 开化文 化流传 下来的 身份传 統是在 
某种 程度上 不表同 情的， 这类 人对自 我表現 冲动和 作业本 能也許 
具 有过度 的复归 傾向; 这 样就在 这类人 当中产 生了不 滿情緖 ，其情 
况异 常生动 ，不 容輕輕 放过。 

在这 个“新 妇女” 运动—— 这是用 来称呼 要把妇 女恢复 到冰河 
期 前地位 的一类 肓目的 、支离 散漫的 努力的 —— 中， 至少含 有两个 
辨別 得出的 因素， 两者都 是属于 經济性 質的。 这两 个因素 或动机 
是用 “解放 ”和“ 工作” 这种含 糊的口 号来表 达的。 人 們認为 这两个 
字 眼所代 表的， 都 是与广 泛存在 的不滿 情緒有 关的一 些想法 。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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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是那 些看不 出有什 么对現 状不滿 的眞正 理由的 人們， 对 于这种 
情緒的 广泛存 在也抱 着認可 态度。 提 出这种 不滿情 緒应当 获得补 
救的 意見最 热切、 最頻繁 的是工 业最发 达社会 中富裕 阶級的 妇女。 
这 就是說 ，这里 存在着 一种要 从身份 、保 护或 代理生 活的一 切关系 
中解 放出来 的相当 严重的 要求。 有些 妇女的 生活方 式是从 身份制 
传 下来的 ，具 有最浓 厚的代 理生活 的色彩 ，有 些社会 处于高 度的經 
济发展 阶段， 离适应 传統生 活方式 的环境 最远！ 在这类 环境下 ，上 
述 情緒激 动表現 得最为 显著。 有一部 分妇女 ，在 荣誉准 則之下 ，被 
排 除于一 切有实 用工作 之外， 其整个 生活沉 溺在有 閑与明 显消費 
中 —— 解 放要求 就是从 这部分 妇女当 中产 生的。 

有很 多批評 家誤解 了这个 新妇女 运动的 动机。 有一位 有名的 
社会 硯象評 論者， 最近对 美国“ 新妇女 ”情况 ，在 带些 激动的 心情下 
作 了如下 的槪括 :“她 是她丈 夫所宠 爱的。 她的丈 夫是世 上最忠 
实、 工 作最努 力的。 ••… •她在 敎育程 度上以 及差不 多其他 一切方 
面都 胜过她 丈夫。 她受到 了各方 面无微 不至的 爱护和 照拂。 然而 
她 丕是不 滿足。 …… 安格魯 撒克逊 ‘新 妇女’ 是現 代最荒 謬的产 
物, 是注定 要成为 这个世 紀最糟 糕的落 伍者的 。” 这 番話也 許說得 
很在理 ，但 是其間 除了譴 責以外 什么也 沒有， 徒然使 妇女問 題更加 
模糊。 作 为一个 新妇女 ，她所 不滿的 ，正 是这 个典型 的描檜 中所認 
为 的应当 使她威 到滿足 的那些 事物。 她是娇 生慣养 、备 受宠 爱的， 
她可以 、甚至 有必要 大量地 、明 显地 进行消 費——为 她的丈 夫或別 
的 自然监 护人进 行代理 消費。 她是可 以避免 、甚至 不允許 参加那 
些 粗鄙的 、有实 用的工 作的， 为的是 要为她 的自然 (金 錢) 监 护人的 
荣誉执 行代理 有閑， 这类 职业是 不自由 的传統 标志， 同要 求进行 
有 自的活 动的人 类冲动 是不相 容的。 扫女是 具有她 的那一 份作业 
本 能的， 而 且有理 由可以 相信， 她所具 有的还 不止是 平均的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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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 一本能 說来， 不求 实际的 生活或 消費是 最可憎 嫌的。 她对于 
她所 接触的 經济环 境下的 直接的 、无居 間的剌 激发生 反应时 ，一定 
要发揮 她的生 命力。 对妇女 說来， 那 种要按 照她自 己的方 式过她 
自已的 生活的 冲动， 那 种要比 在隔一 层的情 况下更 进一步 地参加 
社会工 业操作 的冲动 ，也許 比男子 更加强 烈。  / 

妇女 所处的 地位假 使始終 是艰苦 力作， 一般地 說就会 相对地 
滿足 于她的 命运。 这 时她不 但有些 具体的 、有目 的的事 体要做 ，而 
且 也勻不 出时間 ，也 来不及 分心， 使她 自己产 生反抗 情緒， 使她遺 
传得 来的自 决自主 习性获 得抬头 机会。 当妇 女普遍 从事劳 役的这 
个阶段 过去， 代理有 閑成为 富裕阶 級妇女 的公認 职务以 后, 那种要 
求 她們遵 守礼仪 性的不 求实际 的金錢 礼俗准 則的习 慣势力 就会发 
生 作用， 足以 长期地 防止那 些心高 气傲的 妇女对 自决自 主和 “講求 
实 用的領 域”有 任何情 威上的 靠攏。 在 金錢咬 化的初 期阶段 ，情形 
尤其是 这样。 那个时 候有閑 阶級的 有閑， 在 性質上 大部分 仍然是 
一 种掠夺 活动， 仍然是 統治力 的积极 发撢， 其 間含有 足够的 歧視性 
具体 目的， 足以 使人們 把这类 活动餛 眞地当 作一种 职业， 問 心无愧 
地从容 参与。 在 某些社 会里， 这样 的情况 显然一 直繼績 到現在 a 
就各 个个人 来說， 这种情 况仍然 在不同 程度上 存在着 ，各人 对身份 
覌念 有深浅 不同的 印象， 作业 冲动禀 賦的强 弱各有 不同， 因 此这种 
情 况存在 的程度 也各不 相同。 但是有 些社会 的經济 結构已 經有了 
髙度的 发展， 与以身 份为依 据的生 活方式 巳經不 相配合 ，因 此人們 
巳 不再威 到个人 服从关 系是唯 一“自 然的 ”人类 关系。 在这 样的情 
况下 ，在 那些馴 服性較 差的个 人中， 那种从 事有目 的活 动的古 老习. ’ 
性 将逐漸 抬头， 掠夺文 化和金 錢文化 遺留在 我們生 活方式 中的那 
些比較 后起、 比 較肤浅 和短暫 的习性 与現点 将引起 反威。 当在掠 
夺 阶段与 准和平 阶段的 鍛炼中 形成的 那类性 格与人 生覌， 同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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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展的經 济局势 不再能 相当密 切地适 应时， 上述的 一些习 性与現 
点 在那个 社会或 社会中 的那个 阶級， 就要失 去强制 力量。 就現代 
社会中 一些工 业阶級 的情况 来說， 这 一点是 极其明 显的； 对它們 
說来， 有閑阶 級生活 方式， 尤其 是身份 因素， 巳經失 去了大 部分的 
約束 力量。 在上 层阶級 中也可 以看到 类似的 情况， 不过在 方式上 
有所 不同。  、 

•由掠 夺文化 和准和 平文化 而来的 习性， 是民族 中某些 基本素 
性与精 神特征 的比較 短暫的 变形; 这些 素性和 特征是 在早期 、原始 
类 人猿文 化阶段 的长期 鍛炼中 构成的 ，那 个时候 过的是 和平的 、比 
較未分 化的經 济生活 ，生活 的鍛炼 是在比 敕簡单 、較 少变化 的物質 
环 境的接 触中进 行的。 当由竞 賽生活 引起的 一些习 性不再 能与当 
前 經济要 求相适 应时， 一个 崩解过 程卽行 开始， 一些 比較后 起的、 
普遍程 度較差 的思想 习慣， 不得不 在民族 中比較 悠久的 、更 加普遍 
的一些 精神特 怔之前 ，在一 定程度 上有所 讓步。 

因此在 某种意 义上可 以說, 新妇 女运动 所标志 的是， 向 比較广 
泛 类型的 人类性 格复归 的一种 傾向， 或者可 以說是 人类性 格在較 
少分 化的形 态上的 表現。 这 样的人 类性格 类型， 应 当看作 是原始 
类人 猿性格 的恃有 形态； 如果 就其主 要特征 的实質 而不就 其形式 
来說， 其所属 的文化 阶段也 許可以 說是“ 次人类 ”的。 这种 社会发 
展显示 了复归 到經济 演进中 早期、 未 分化阶 段所特 有的精 神态度 
的 形迹; 就这一 点来說 ，这 里所 說的运 动或演 化特征 在这一 点上的 
特有 表現， 当然 是为其 他方面 的近代 社会发 展所共 有的。 这种从 
歧 視性利 益的支 配轉向 到古老 性格的 一种普 遍复归 傾向， 幷不是 
全 然无迹 可查; 虽然 ，这类 痕迹旣 不多， 也 不是能 完全令 人信服 
的。 在現代 工业社 会中， 身份覌 念的普 遍衰退 ，就未 尝不可 以在某 
种意 义上看 作是这 方面的 迹象。 此外， 对于 人类生 活中那 类不求 


实际的 表現的 不滿， 对 于但求 个人利 得而以 集体或 其他社 会团体 
为牺牲 的那类 活动的 不滿， 这 类心情 的再度 显露， 也属于 上述迹 
象。 还 有一个 看得出 的傾向 ，卽 反对以 痛苦加 之于人 ，反对 一切侵 
掠性 事业； 卽使这 类歧視 性利益 的表現 ，对 社会， 或 对提出 这种反 
对意見 的个人 ，幷不 造成明 显的物 質損害 ，这 类反对 的表示 也显然 
可見。 我們甚 至可以 这样說 ，在 現代 工业社 会中， 一个 普通的 、在 
态度 上无所 偏頗的 人的見 解是这 样的： 典型 的人类 性格是 有助于 
和平、 亲善和 經济效 能的那 种性格 ，而不 是有助 于自私 、凶暴 、欺詐 
和統 治生活 的那种 性格。 

有閑阶 級在这 种原始 类人猿 的人类 性格 的再現 中所 起的作 
用 ，幷 不是一 貫支持 、也不 是一貫 阻碍。 就那 些原始 性格特 征禀賦 
格外 强烈的 人来說 ，有閑 阶級使 它的成 員得以 脫离金 錢竞爭 ，处于 
有 所蔭蔽 的地位 ，因 此直接 增加了 这类人 的生存 机会; 但在 間接方 
面 ，由 于执行 对商品 和劳务 作明显 浪費的 有閑阶 級准則 ，有 閑阶級 
制 度是减 少了这 类人在 全体人 民中的 生存机 会的。 浪費的 礼仪上 
的要求 ，吸收 了歧視 性竞爭 中的人 們的剩 余精力 ，使 他們再 沒有佘 
力在非 歧視性 生活方 面有所 表稞。 就 礼仪鍛 炼这一 层的、 比較非 

I  * 

具体的 、精 神上 的影响 来說， 与上 述淸形 对照， 它不 值在同 一方向 
上 起作用 ，而且 在向同 一目的 前进的 过程中 ，它 所起 的作用 也許更 
加 有效。 礼 仪生活 的准則 是歧視 性对比 原則的 加工， 因此 这类原 
則一 貫要制 止一切 非歧視 性努力 1 支 持自私 态度。 


*  260  * 


第 十四章 高 級学識 是金錢 
文 化的一 种表現 

旨在 使属于 某些范 畴的恰 当的思 想习慣 得以在 后代保 存的学 

A 

校訓育 ，是 获得社 会常識 的認可 ，幷且 与公認 的生活 方式結 合在一 
起的。 在 敎师和 敎育制 度传統 下构成 的思想 习慣是 有它的 經济价 
値 —— 卽 影响到 个人的 适用性 的价値 —— 的; 这 种价値 ，同 沒有这 
种 指导、 在日常 生活鍛 炼下构 成的思 想习憤 的相类 經济价 値比起 
来 ，是 同样实 在的。 众所 公認的 敎育方 案和学 校訓育 的任何 特征， 
凡是起 源于有 閑阶級 的偏好 或金錢 价値准 則的指 导的， 都 应当認 
为 是出于 有閑阶 級制度 的关系  >  敎育 方案所 具有的 这类特 征的任 
何經济 价値， 都是这 个制度 的价値 的具体 表現。 因此， 关于 敎育制 
度 ，不論 是在訓 育的目 的和方 式方面 ，还 是在 敎师所 敎导的 那部分 
知識 的范围 和性質 方面， 凡是 起源于 有閑阶 級生活 方式的 那些特 
征， 都 是这里 的硏究 題材。 但是， 受 有閑阶 級覌念 的影响 最明显 
' 的 ，是学 識本身 ，尤其 是高級 学識。 由于这 里的硏 究目的 ，幷 不是 
在 于对足 以表明 金錢文 化的影 响的那 些資料 作詳尽 核对， 而是在 
于說 明有閑 阶級覌 念影响 敎育的 方式和 趋向； 因此 这里所 要进行 
的， 只是 对足以 适应这 里的硏 究目的 的高級 学識的 某些显 著特征 
作一 覌察。 

学識 的起源 和初期 发展， 同社会 中宗敎 仪式的 关系是 頗为密 
切的 ，特 別有 关的是 为超自 然有 閑阶級 服务时 表現的 那部分 仪式。 
原 敎派 进行的 意在向 超自然 动作力 献媚的 服务， 幷不是 对社会 
的 时間和 劳力作 有利于 生产的 使用。 因此， 应当把 这类活 动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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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作是为 超自然 力执行 的代理 有閑， 人們想 通过这 类活动 向这类 
神 力通誠 达意， 想 通过服 务和服 从的表 白来博 得神的 恩宠。 早期 
学識 的內容 大部分 就是在 对超自 然服 务中得 来的 一些知 識和經 
驗。 因此, 这方面 的鍛炼 ，同 为一位 尘世的 主子服 务所需 要的鍛 
炼， 在性質 上极其 相类。 从原 始社会 的敎門 中的敎 师那里 得来的 
知識 ，大 部分是 属于宗 敎仪式 方面的 知識， 也就是 如何以 最适当 、最 
有效或 最滿意 的方式 接近和 礼拜超 自然动 作力的 知識。 人們所 
学 的是怎 样使自 己在神 力之前 成为一 个不可 缺少的 分子， 在恳求 
神 灵对事 态的进 程有所 主张或 对某一 进行計 划勿加 千預时 处于提 
出这 类恳求 —— 或者甚 至要求 —— 的 地位。 人們的 目的是 为了贖 
罪， 而追求 这个目 的的 方法則 主要是 設法在 对神的 侍奉和 逢迎中 
取得 便利。 在敎士 的敎学 內容中 ，关于 对主子 的有效 服务， 除了上 
述 的以外 ，看来 只是在 以后 才逐漸 搀入了 其他成 分的。 

作 为不可 思議的 神的一 个仆人 ，卽 敎士， 其所处 地位逐 漸成为 
神与 一般未 受訓練 的普通 民众之 間的中 介者； 因为 他具有 超自然 
信仰 的礼仪 方面的 知識， 因 此被允 許参拜 神灵。 居 于这种 地位的 
中介人 ，不 論他所 侍奉的 主子是 尘世的 还是超 自然的 ，往往 会覚得 
他自 己具有 現成的 手段， 很容易 使民众 产生一 种印象 ，卽不 可思議 
的 神是会 按照他 所請求 的来执 行的。 于 是不久 以后， 可以 利用来 
解释 神奇效 果的某 些自然 作用的 知識， 加上一 些巧妙 的手法 ，就逐 
漸成了 敎士学 識的一 个主要 部分。 这 类知識 后来逐 漸被看 成为所 
謂 “不可 知的” 知識; 它也 正是由 于具有 神秘性 ，才适 合于敎 士的用 
途。 学識 的培养 ，作 为一种 制度， 看来就 是起因 于此； 后来 它漸漸 
脫离了 这个属 于魔术 仪式与 黃敎式 詐伪的 母体， 但 分化的 过程迟 
緩得 簡直使 人难耐 ，直 到現在 ，卽 使在高 等学校 所硏究 的一些 高 
深的学 識中， 这一分 化过程 也还沒 有充分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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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 要打动 、甚 至欺騙 无知識 的人， 学識中 的神秘 因素， 同过 
去的 一切时 代一样 ，現在 仍然是 一个极 其有吸 引力的 、极其 有效的 
因素。 在一 个目不 識丁者 看来， 一位 大学者 的声望 大半是 根据他 
与那 类神秘 力量的 密切程 度来衡 量的。 举一个 典型例 子： 挪威的 
农民， 直到这 个世紀 的中叶 ，对于 这样一 些神学 扠威， 如路德 (Lu¬ 
ther),  麦 兰克呑 （Melanchthon) 、 皮德 •达斯 (Peder  Dass) , 甚至近 

代的 神学家 如格綸 特維格 (Grundtvig) 的渊深 学識， 仍然 本能地 
認为 是一种 魔术。 这 些人， 以 及許許 多多次 一流的 巳故或 現存的 
知 名之士 ，都 曾被加 上魔术 大师的 雅号。 在这 些善良 、天眞 的人看 
来 ，凡 是在宗 敎界据 有高位 的人士 ，在 神秘学 和縻术 的使用 方面总 
是 十分精 通的。 与这种 看法同 时幷存 的是这 样一种 一般的 見解， 
高深 学术和 “不可 知的” 性 質这两 者之間 总是有 密切关 系的； 这 
1 点也未 尝不可 以用来 在大体 上說明 有閑阶 級生活 在智力 方面的 
傾向。 怀有 这种信 念的固 然不限 于有閑 阶級， 但是 今天在 这个阶 
級 的成員 中对各 种各样 的神秘 学有兴 趣的却 占槔大 比例。 有些人 
的思想 习慣幷 不是在 現代工 业的接 触中形 成的， 这 些人仍 然覚得 
“不 可知的 ”知識 ，卽使 不是唯 一眞正 的知識 ，也 是根本 知識。 

由此 可見， 学識， 在开 头时， 在 某种意 义上可 .以 說是敎 士代理 
有閑阶 級的副 产品; 而且 至少到 最近为 It 級学識 仍然在 某种意 
义上是 敎士阶 鈒的副 产品或 副业。 在系統 化知識 的內容 扩大以 
后 ，不 久就有 了秘传 知識与 公开知 識之別 ，这 一点在 敎育史 上可以 
一直追 溯到老 远老远 以前。 两种 知識如 果有什 么实質 上的区 ,別 ， 
这 种区別 就是， 前者 根本沒 有經济 上或工 业上的 意义， 后者 所包括 
的則 主要是 經常供 物質生 活利用 的关于 工业操 作和自 然現 象的知 
識。 这 样的分 界綫， 后 来至少 在一般 的理解 中是高 級学識 与低級 
学 識之間 的疋常 界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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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 是很有 意思的 ，它 不但証 明知識 阶級与 敎士这 个行业 
之間有 着密切 关系， 而 且說明 了为什 么这些 人的活 动在很 太程度 
上是 属于講 求仪态 和礼貌 的明显 有閑一 类的， 为什 么在一 切原始 
社会中 ，知 識阶級 在形式 、成規 、品位 等級以 及仪式 、礼 服与 一般学 
术 用具等 等方面 ，是非 常認眞 、非 常拘 泥的。 它說明 掌握初 期形态 

I 

的 高級学 識必然 是有閑 阶級的 职务， 特別是 侍奉超 自然有 閑阶級 
的 那个代 理有閑 阶級的 职务。 而 且这种 对学术 用具的 偏好， 更加 
显示了 敎士任 务与学 者任务 之間的 接触点 或連結 关系。 学 术以及 
敎士 任务， 就其起 源来說 ，大 都是一 种利用 交威的 魔术的 結果； 因 
此 这种形 式上与 仪式上 的魔术 用具的 使用， 在原始 社会的 知識阶 
級中 占有相 当地位 是不足 奇的。 仪式 和道具 在魔术 用途上 有其神 
秘 效果， 因此它 們的存 在是魔 术与科 学处于 初期发 展形态 肘的一 
个主要 因素， 这一点 是理所 当然的 ，其 情况同 对象征 表示的 重視极 
其 相类。 

象征 仪式通 过利用 传統工 具在动 作上或 所要完 成的目 的上作 
巧 妙表演 ，会引 起交威 作用； 这些 方面的 威覚， 在魔 术活动 中比在 
科学 、甚 至神秘 学的訓 育中当 然要明 显得多 ，重要 得多。 但 就我所 
知， 卽使对 学术价 値具有 眞切見 解的人 ，也往 往要注 意到科 学的仪 
式上的 用具， 認 为这类 工具全 然不値 一顧的 人是很 少的。 任何人 
只要回 顧一下 我們文 化中学 术的发 展沿革 ，就不 难看出 ，在 其后期 
发展过 程中， 人們是 如何一 貫重視 这类仪 式性的 事物。 卽 使在今 
天， 这类遺 风在学 术界依 然很盛 ，例如 使用制 服制帽 ，举 行入 学礼、 
入会礼 、毕 业礼 ，授給 学位、 荣銜、 特权 等等； 这类 情况說 明了学 4 
界存在 着某种 带有宗 敎色彩 的使徒 传統。 所有这 类特征 ，如学 S 
使用的 仪式、 服装， 带有 宗敎色 彩的各 种引进 典礼， 某些荣 街和美 
德 通过按 手礼留 传下来 ，等等 ，其 直接 根源无 疑是敎 士职务 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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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 习俗； 但 是如果 对这类 特怔的 根源作 进一步 追溯， 就会 发現， 
专职的 敎士形 成以后 ，他 們一方 面与兴 妖作怪 的术士 不同， 另方面 
与侍 奉尘世 主子的 奴仆也 有区別 ，上述 特征的 根源， 也就是 敎士阶 
級在 这一分 化过程 中构成 的一些 习俗。 这类 习俗及 其所依 据的槪 
念 ，就其 起源和 心理內 容說来 ，在 文化 发展中 所属的 时代， 幷不迟 
于爱斯 基摩巫 医和术 士盛行 的那个 时代。 就 这类习 俗在宗 敎信仰 
以及 髙等敎 育制度 中所处 的地位 說来， 它們 是人类 性格发 展过程 
中极 早期的 万物有 灵信仰 形态的 残余。 

^ 我們 不妨說 ，以現 在以及 最近的 敎育制 度而言 ，重 視这 类仪式 
特征的 ，主 要是高 級的、 高等普 通的以 及古典 的那类 敎育机 构和那 
类学术 ，而不 是敎育 系統中 低級的 、工艺 的或实 用的那 些部門 。敎 
育 系統中 低級的 和荣誉 性較少 的那些 部門， 卽使 具有这 类特征 ，也 
显然 是仿自 髙級 方面; 至 少可以 說， 如 果沒有 高級方 面的不 断的示 
范作用 ，硏 究实用 知識的 那类学 校要想 使这类 特征繼 續存在 ，是极 
少可 能的。 低級 的和硏 究实用 知識的 一类学 校和学 者的采 行和培 
养这类 习俗， 主要是 一种模 仿行动 ，目 的在于 尽可能 与高級 学校所 
保 持的荣 誉标准 相一致 ，而 后者則 是由于 直系的 移轉权 ，而 合法地 
取 得这类 附属特 征的。 

分析 还不妨 再前进 一步。 这类仪 式上的 残佘和 复归現 象表現 
得 最有力 、最自 然的 ，是 主要与 敎士敎 育及有 閑阶級 敎育有 关的一 
类学 校。. 因此 ，如对 大学与 专科学 校生活 的近代 发展作 一覌察 ，应 
当可以 看到, 而且事 实上情 形也极 为明显 ，这 类学校 如果原 来是为 
下 层阶級 設立的 ，它們 所敎导 的是直 接有用 ^ 的一类 知識, 当 它們发 
展成 为高級 学識的 敎育机 构时， 其在 仪式与 装备方 面的发 展以及 
精心 拟就的 学校“ 任务” 的发展 ，将与 学校敎 学內容 的轉变 同时发 
生。 这 类学校 ，在 演进过 程中两 个阶段 的第一 阶段， 其目的 以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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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尽 的主要 职責， 是使 劳动阶 級的靑 年能胜 任工作 r 在第二 阶段, 
它 們所敎 导的一 般卽以 高級的 或古典 的学識 为主， 其主要 目的就 
在于 如何使 敎士阶 級和有 閑阶級 —— 或初 入 流的有 閑阶級 一 
的子弟 ，在习 慣上公 認的、 荣 誉的范 围和方 式下， 从 事有形 財与无 
形財的 消費。 那些由 “大众 的朋友 們”建 立的、 目的 在于帮 助奋斗 
的靑年 的学校 ，往往 会演变 成这样 的巧妙 結局; 如果 轉变的 經过情 
况是 正常的 ，那 么在学 校中， 卽 使不是 必然、 也大都 会同时 发生比 
較側 重仪式 生活的 轉变。 

就 今天的 学校生 活来說 ，凡是 以敎导 “人 文学” 为 主要目 的的 
那 些学校 ，在 学风方 面的注 重仪式 ，一般 表現得 最为自 由自在 。这 
种相 互关系 ，在近 年来美 国的大 学校中 ，似乎 比任何 別的地 区表現 
得更为 显著。 这一通 則也許 有很多 例外， 尤 其是格 外着重 荣誉与 
仪式 的敎会 所建立 的那些 学校， 它們 是在保 守的和 古典的 水准上 
开 始的， 可以 說是通 过一条 捷径直 接达到 古典状 态的。 但 是就美 
国 比較新 兴的城 市在本 世紀所 建立的 那些大 专学校 来說， 一般情 
况总 是这样 ：只要 这个城 市在經 济上还 沒有获 得多大 发展， 只要吸 
收 入校的 学生在 习慣上 还以勤 劳朴素 为主， 在大学 的生活 方式中 
使人会 联想到 巫医盛 行时代 的那种 气氛， 就至多 只会偶 尔一現 。但 
是 ，一等 到社会 中財富 的累积 有了显 著增进 ，一 等到 有某一 学校开 
始 依賴有 閑阶® 的支持 ，越 来越着 重仪式 的风气 就会滋 长起来 ，在 
服 装方面 ，在社 会的与 学校的 种种礼 节方面 ，复 古的 傾向也 越来越 
显著。 举 个例， 在中西 部备州 任一个 大学的 經济贊 助者的 財富有 
了 显著增 长以后 ，必然 g 与这 一事 态大体 同时发 生的是 ，男子 穿上了 
晚 会服装 ，女子 穿上了 露胸的 夜礼服 ，学 校举行 学业上 p 仪 式或在 
校內举 行社交 集会时 ，大 家也 穿上了 特制的 校服; 这 种情况 起先是 
在人 們的諒 解下存 在的， 不 久就成 为不容 避免的 风气。 要 追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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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风气与 学校风 气这两 者之間 的相互 关系， 幷 不是一 件难事 —— 
除了 完成这 样一个 巨大任 务时的 机械工 作上的 困难。 学校 制服与 
制帽 的流行 ，其情 形也是 这样。 

这里有 許多大 专学校 采用了 制服和 制帽作 为学业 的标識 •，这 
件事 是最近 儿年发 生的。 我們不 妨說， 这 件事在 再前些 时候是 
不会发 生的； 那就 是說， 除非 有閑阶 級情緒 在社会 中有了 充分发 
展， 足以 支持在 敎育目 的 上的复 古覌念 的有力 动向， 否則是 不会发 
生的。 应 当看到 ，学 业礼仪 上的这 一节目 ，不 但由于 它投合 在炫耀 
作用 与象征 表示等 方面的 古老的 ？! 憒 傾向而 同有閑 阶級关 于何者 
合宜的 看法相 适应， 而且由 于它牵 涉到明 显浪費 这一重 要因素 ，它 
还与有 閑阶級 的生活 方式相 适应。 制 服和制 帽恰恰 在那个 时候恢 
复使用 ，差 不多同 时又有 那么多 的学校 染上这 个风气 ，这一 事实在 
某种 程度上 似乎是 由于， 社会 在那个 时候曾 激起一 次在适 应发展 
方商和 荣誉方 面的返 祖傾向 高潮。 

这里 再提到 一点， 或 者不是 完全多 佘的。 当这 一奇特 的复古 
傾 向发生 的时候 ，別 的方面 的复古 情緒的 滋长也 达到了 极盛期 ，两 
者在 0f 間上似 乎是一 致的。 掀 起这样 一个复 古高潮 的最初 冲动似 
乎是 由南北 战爭时 心理上 的崩解 作用产 生的。 习憤 于战时 生活， 
足 以引起 一系列 的掠夺 的思想 习慣， 使宗派 覌念在 一定程 度上代 
替了团 結覌念 ，使 歧視性 差別的 意識代 替了公 道的、 日常的 服务冲 
动。 由于这 类因素 的累积 作用， 在战爭 以后的 一代里 ，身份 因素容 
易 获得再 度抬头 的机会 ，不論 在社交 生活中 ，还 是在 宗敎信 仰和其 
他象 征的或 仪式的 形式結 构中， 都可 以看 到这种 迹象。 在 十九世 
紀 整个八 十年代 ，以及 形迹不 那样明 显的七 十年代 ，可 以看 到某些 
情 威的一 个逐漸 上升的 浪潮， 在这类 情威下 人們偏 重的是 准掠夺 
的企业 习性， 坚持 的是身 份神人 同形同 性覌念 和保守 主义。 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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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气 質的某 些比較 直率的 、露骨 的表現 ，如非 法行为 的复吿 猖獗以 
及某些 “工业 巨头” 的那种 准掠夺 式的巧 取豪夺 的变本 加厉， 这类 
情况 的达到 頂点比 較早， 到七十 年代末 期已显 然趋于 袠退。 至于 
神人 同形同 性覌念 的复兴 ，到八 十年代 将吿終 結时， 其全盛 期似乎 
也已 过去。 但 这里所 說的有 关学业 方面的 仪式和 装备， 似 乎是未 
开化 阶段万 物有灵 覌念的 进一步 深远、 微妙的 表現， 因此它 們获得 
流行 和精炼 化的进 度比較 迟緩, 在較后 时期才 达到充 分发展 阶段。 
我 ㈣有理 由可以 相信， 它 的极盛 时期現 在已經 过去。 此后 除非在 
新 的战爭 經驗中 受到新 的剌激 ，除 非由于 富裕阶 級的繼 續发展 ，一 
切 仪式尤 其是浪 費和显 然表明 身份等 級的仪 式获得 支持， 否則近 
来学 校在形 式和礼 节方面 的一切 增长和 扩大， 看来 将逐漸 停滞。 
我們 固然可 以說， 在美 国学校 中使用 制服制 帽以及 随之以 倶来的 
对种 种学业 方面的 礼仪的 重視， 是南 北战爭 以后对 未开化 气質的 
复归傾 向的一 次情緖 波动; 但同样 无可否 認的是 ，如 果富裕 阶級手 
里的財 富沒有 累积到 足够的 程度， 足以 构成 这样一 个动机 的必要 
的金錢 基础， 从 而使这 个国家 的大专 学校能 够符合 有閑阶 級在髙 
級学識 方面的 要求， 則 这种在 仪式上 的复古 傾向， 在 大专学 稷的生 
活 方式中 无疑是 难以实 現的。 制服 制帽的 采用， 是 現代大 专学校 
生活中 显然的 返祖現 象之一 ，这 一現象 表明， 这类学 校不論 在实际 
成就上 还是在 志趣上 ，已經 明确地 成为有 閑阶級 机构。 

近来 还有一 个値得 注意的 傾向， 足以进 一步証 明敎育 制度与 
社 会文化 标准之 間的密 切关系 ，那 就是工 业巨头 漸漸代 替敎士 ，成 
为硏 究高級 学識的 学校領 导人。 这种代 謝現象 决不是 普遍的 ，也 
不是 十分明 显的。 有些 入能够 把敎士 任务和 金錢上 的高度 效能結 
合 起来； 由这 样一种 人来担 任学校 領导是 最受欢 迎的。 还 有一个 
相 类的但 不怎样 明显的 趋向， 是把高 級学識 的敎育 工作付 托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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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当資力 的人。 在 担任敎 学工作 的資格 方面， 現在比 以前 格外着 
重 管理能 力和为 事业作 宣传的 手腕。 在这一 点上表 現得格 外明显 
的是与 日常生 活关系 最密切 的那些 学科， 是 經济意 志最专 一的那 
些社 会里的 学校。 这种以 金錢效 能部分 代替敎 _ 效能 的現象 ，是 
跟以 明显浪 費代替 明显有 閑作为 猎取荣 誉的主 i 手段 这一 現代轉 
变， 同时发 生的。 这两种 事态之 間的相 互关系 大槪是 极其明 了的， 
无須作 进一步 分析。 

从学校 和知識 阶級对 待女子 敎育問 題的态 度可以 看出， 学識 
是在怎 样的情 况下， 在 什么程 度上脫 离敎士 的古老 身份和 有閑阶 
級的特 性的， 它 还足以 表明， 眞正 的学者 已經怎 样接近 現代的 、經 
济或工 业的、 实事 求是的 覌点。 直到 ，近 为止， 高 等学校 以及神 
学 、法学 、医 学专校 是不許 女子問 津的。 这 类学校 ，从 一开头 ，而且 
大多 数現在 仍然是 ，专 門为敎 士阶級 和有閑 阶級的 敎育而 設的。 

上面已 經說过 ，女 子是原 始奴隶 阶級， 在 一定程 度上， 尤其是 
牵涉 到名义 上或礼 法上的 地位时 ，直到 現在， 她們依 然是处 于这样 
的 地位。 过去 曾經普 遍存在 这样一 种敏銳 威覚， 卽 高級学 識有如 
古代 希腊举 行的神 秘的宗 敎典礼 ，女子 是不容 接近的 ，容許 她們参 
与， 将有損 学术的 尊严。 因 此直到 最近， 在 現代工 业最发 达的社 
会 ，高 等学校 才向女 子自由 开放。 但是 ，卽使 处于現 代工业 社会那 
样迫切 的环境 ，那 些最有 名的、 第一流 的最高 学府， 采取这 一行动 
^ 时仍然 是极端 犹豫不 决的。 这 种在智 力上分 高下， 以此为 两性在 
荣 誉上分 化的依 据而形 成的阶 級覌念 或身份 覌念， 在貴族 式的学 
术 团体中 依然有 力地存 在着。 一般 認为， 女 子所应 該获得 的能使 
她們循 規守范 的知識 ，可 以按 照以下 两个条 目之一 来分类 ：（ 1  > 直 
接有助 于提高 家庭服 务質量 的知識 ，卽家 庭范围 以內的 知識； （2) 
显 然属于 执行代 理有閑 項下的 那些类 于学术 性和类 于艺术 性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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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如果知 識內容 关系到 学习者 个人的 意志的 发撣， 获取 这类知 
識是 依照学 习者自 己的求 知兴趣 进行的 ，幷不 受礼仪 准則的 鼯使， 
幷 沒有顧 到她的 主入， 她的主 人的享 受或荣 誉也不 会由于 这类知 
識的使 用或显 示而有 所提高 —— 这 样一类 知識， 对 女子的 风度說 
来 是不相 宜的。 同样， 凡 是对代 理有閑 以外 的有閑 具有証 明作用 
的知識 ，都不 是女性 所宜享 有的。 ，  1 

当我 們对这 类高等 学校同 社会經 济生活 的关系 作出評 价时， 
.要 晓得 ，这 里所評 述的一 些現象 的霉要 意义， 幷不在 于它們 本身具 
有头 等重要 經济后 果这一 事实， 而在 于它們 所表現 的一般 态度。 
它們 所表現 的是， 知識 阶級对 工业社 会生活 过程的 本能的 态度和 
意向。 它們是 髙級学 識和匆 識阶級 所达到 的发展 阶段的 一个标 
志； 因此它 們可以 表明， 当这个 阶級的 学識和 生活， 更为直 接地影 
响社会 的經挤 生活和 效能， 幷 影响生 活方式 对时代 要求的 适应性 
时， 我們 大体上 可以从 这个阶 級身上 期待些 什么。 这类仪 式上的 
残 佘所表 明的是 ，特別 在培养 传統学 識的那 些高等 学校里 广泛存 
在的一 种傾向 ，这 种傾向 卽使不 是复古 运动， 也至少 是保守 主义。 

除 了这类 保守态 度的迹 象以外 ，还 有个在 同一方 向下的 特征， 
它 和講求 形式与 仪式末 节的带 些玩笑 的傾向 不同， 其間具 有更加 
严重的 意义。 例如 ，美国 的大学 和专科 学校中 ，絕大 多数与 某种敎 
派有 关系， 对宗敎 信仰具 有相当 热誠。 照說 这类学 校的敎 授們所 
精通 的是科 学方法 和科学 覌点， 那些 万物有 灵的思 想习憤 在这里 
是 应当絕 迹的； 然而 其中仍 然有很 大部分 ，对 属于早 期文化 的神人 
同形 同性信 念和习 憤表示 同情。 当然， 这种宗 敎热誠 的表示 ，不論 
就凭 法人資 格的学 校方面 来說， 还是 就敎师 团体中 各个成 員方面 
来說 ，在很 大程度 上只是 权宜性 的和浮 面的； 但在高 等学校 中具有 
神人 同形同 性覌念 的显著 成分， 这一点 毕霓是 无可否 認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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旣然 是这样 ，我們 就不得 不把它 看作是 一种古 老的、 万物有 灵的性 
格的 表現。 这种性 格在敎 学中必 然要在 一定程 度上表 現出来 ，从 
而它在 同等程 度上影 响到学 生的思 想习憤 ，使 之趋向 保守和 复古。 
这 是要妨 碍学生 在最能 适应工 业目的 的实用 知識方 面的发 展的。 

在 今天的 一些負 有盛名 的髙等 学校中 ，体育 运动极 为风行 ，这 
是与 上述情 况朝向 同一方 向的； +实际 上大学 中的体 育运动 与宗敎 
信仰 态度在 心理基 础方面 和鍛炼 效果方 面有許 多共同 之处。 但这 
种 未开化 气質的 表現主 要是出 于学生 团体， 而不是 出于校 方的作 
风 J 除非体 育运动 是出于 学校或 学校职 員的积 极鼓励 和贊助 —— 
有 时候是 会发生 这种情 况的。 大学生 联誼会 的情况 与体育 运动相 
类， 但 其間也 有不同 之处。 后 者主要 是一种 单純的 掠夺冲 动的表 
現; 而 前者則 主要是 一种宗 派覌念 的表現 ，这 是掠夺 肘代未 开化者 
的气 質的一 个显著 特征。 还可以 看到， 在学 棱的联 誼会与 体育运 
动 这两者 之間是 存在着 密切关 系的。 在上面 的一章 里对运 动竞赛 
和賭博 的习性 巳經有 所分析 ，因此 ，关 于体育 运金和 派別組 織活动 
这类鍛 炼的經 济意义 ，这 里无 須再作 进一步 討論。 

这里 所說的 关于知 識阶級 的生活 方式以 及致力 于保存 髙綏学 
識的学 校的一 些特征 ，大部 分具有 偶发性 ，决 不能把 它們看 作学校 
所标 榜的公 开任务 或敎硏 工作中 的有机 因素。 但是 根据这 里所指 
出 的一些 征象， 在这 类学校 所执行 的任务 的性質 一 从經 济覌点 
来看 —— 以及在 它們的 贊助下 处理这 一严重 任务对 入学靑 年发生 
的影 响这些 方面， 足以成 立一种 睱定， 根据 这里作 出的一 些考察 
所产生 的假定 說明， 这 类学校 在它們 的工作 中以及 在它們 所偏重 
的仪 式中， 可 以想見 是要采 取保守 态度的 ;不 过对于 这一假 定不能 
孤立地 看待， 必須与 它們实 际完成 的工作 的經济 性对照 ，同 时幷須 
对它 們受托 保存的 高鈒学 識作一 考察。 賧到这 个問題 ，大家 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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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类高等 学較直 到最近 还是抱 着保守 态度， 一切举 新它們 都是反 
对的 。 这 已成为 一 个 通例： 一 '个新 的現点 或是一 种新的 知識， 只是 
在 校外已 經风行 以后 ，才 会在校 內得到 認可， 被学校 接受。 只有那 
类不显 著的革 新算是 例外， 这 类革新 同传統 覌点或 传統的 生活方 
式是 沒有任 何实質 上的关 系的； 例如 关于数 理与物 理科学 的具体 
內容 方面的 新貢献 ，又如 对經典 著作、 特別是 关于語 言学或 文学方 
面的 經典著 作的新 詮証、 新注疏 等等。 一般情 况总是 这样， 除非是 
在狹义 的“人 文学” 范围 以內的 革新， 除非革 新者对 人文学 的传統 
覌念絲 毫沒有 改动， 否 則公認 的知識 阶級和 硏究高 級学識 的学校 
对 一切革 新总是 側目而 視的。 任何新 覌点, 或科学 理論上 的新論 
点 ，尤其 是渉及 人类关 系理論 的任一 点的新 論点， 总是在 一再延 
宕以后 ，才 在大学 的敎学 体系中 很勉强 地占得 一席地 ，而不 是在热 
烈欢 迎的情 况下奭 病快快 地被接 受的。 那 些在扩 大人类 知識領 
域方面 下苦功 的人們 ，也 往往受 到同儕 的嫉視 ，不能 获得应 有的礼 
遇。 高等学 校对于 知識在 方式方 法上或 內容上 的重大 进步， 大都 
幷 不加以 支持、 鼓励; 等到 它們接 受时， 革新已 經不再 处于靑 年期， 
巳經 大部分 裏老， 巳經成 为新生 一代智 力內容 中的平 凡事物 ，而这 
一 代的靑 年的思 想习慣 就是由 这类学 校范围 以外的 新知識 和新覌 
点构 成的， 他 們就是 在这样 的环境 下成长 起来的 。 最近过 去的情 
况就是 这样。 至 于就目 前情况 来說， 这样的 覌察究 霓可靠 到什么 
程度 ，很难 断定； 因为对 当前事 实要作 出这样 正确的 透視， 从而对 
其間的 相互关 系具有 淸楚的 認識， 是不可 能的。 

到目 前止， 关于富 裕阶級 作为文 学和艺 术的贊 助者这 一职能 
我們 还沒有 提到； 这是 硏究文 化与社 会結构 的发展 的那些 作家和 
演說家 憤于仔 細討論 的一个 問題。 这 一有閑 阶級职 能同高 級学識 
以 及知識 与文化 的传播 ，幷不 是沒有 重大关 系的; 这 一阶級 通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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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提供的 助力而 促进了 学术的 发展， 其情况 与促进 程度是 大家所 
充分熟 悉的。 常 常有些 代言入 用生动 有力的 措辞来 談这个 問題, 
由于 他們精 通問題 內容， 他們 的談話 足以使 听众确 信这一 文化因 
素的极 度重要 意义。 但 这些代 言人是 从文化 利益或 荣誉利 益的覌 
点 而不是 从經济 利益的 現点来 提出問 題的。 富裕阶 級的这 一职能 
以及富 裕阶級 成員的 这一智 力上的 态度， 如 果从經 济的覌 点来了 
解幷 按照工 业的适 用性来 評价， 是値得 注意的 ，値得 在这个 問題上 
作一些 分析。 

应当 指出， 富裕阶 对 学术的 贊助这 一事实 ，如 果作为 一种特 
性表現 来看， 从外 形上来 考察， 也就是 单从其 經济的 或工业 的关系 
来考察 ，則其 間的关 系是一 种身份 关系。 得到別 人贊助 的学者 ，为 
他 的贊助 人代理 性地完 成一种 学者生 活的任 务而获 得的某 种荣誉 
是 归其贊 助人所 有的， 正同 完成任 何形式 的代理 有閑， 其荣 誉归其 
主 人所有 的情况 一样。 还应 当看到 ，作 为一个 历史事 实来看 ，通过 
贊助关 系对学 术有所 促进或 对学术 活动加 以維持 ，它所 助成的 ，在 
絕大 多数情 况下， 是 古典学 識或人 文学的 精通。 ¥ 类知識 所起的 
作用 ，幷 不是 在于提 高而是 在于降 低社会 的工业 效能。 

再进 一步， 談一談 有有閑 阶級成 員直接 参加的 知識的 推进。 
由于荣 誉生活 准則的 驅使， 他們在 智力方 面寻求 表現时 ，偏 重的是 
古典 的或徒 务外覌 而不究 实际的 学識， 而不 是与社 会工业 生活有 
某 种关系 的一类 科学。 有閑阶 級成員 如果在 属于古 典范围 的知識 
# 外有所 涉猎， 其所涉 猎的通 常就是 法律、 政治、 尤 其是行 政管理 
一类 的科学 硏究。 这 类所謂 科学， 实 际上是 有关为 有閑阶 級在財 
产 的基础 上执行 管理任 务謀便 利的一 大堆指 导原理 。 因此， 进行 
这 类訓育 的目的 ，一般 幷不是 单純为 了提高 智力或 認織力 ，而 大部 
分是为 了滿足 实际的 需要， 这 种需要 是这个 阶級所 处的統 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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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定的。 管 理任务 就其起 源来說 ，是一 种掠夺 的职能 ，主要 与古老 
的有閑 阶級生 活方式 有关。 这 是对人 民实行 統治与 高压， 而有閑 
阶級 的生活 資料就 是从群 众中得 来的。 因此， 这种 訓育以 及作为 
訓育內 容的一 些实践 事例， 除了关 涉知識 方面的 一切問 題以外 ，对 
这个阶 級自有 一种吸 引力。 只 要管理 任务在 形式上 或实質 上仍然 
是一种 建立在 財产基 础上的 任务， 情 况就是 这样； 而且还 不止如 
此 ，由 有閑阶 級进行 以財产 为基础 的管理 ，現 在固然 已漸成 过去， 
但 是在管 理的演 进中， 只要那 种古老 形式的 传統在 現代社 会的生 
活中 繼續 存在， 情况就 依然桌 这样。 

有些学 識是以 智力或 認識力 方面为 主的， 4 就 是所謂 眞正的 
科学; 就这 类学識 来說， 情 况与上 述有些 不同， 不同 之处不 但是在 
于有 閑阶級 的态度 方面， 而且在 于金錢 文化的 整个趋 向方面 。知 
識本 身的目 的为了 发揮理 解力， 此外 別无 其他； 照 說这就 可以指 
望沒 有迫切 的物質 利益使 之改变 意图的 那些人 探求这 类知識 。有 
閑阶級 处于在 工业方 面有所 蔭蔽的 地位， 这 个阶級 的成員 的求知 
欲应当 有充分 $ 揮的 机会， 因 此我們 当能看 到从这 个阶級 中浦現 
出許多 古典学 4 和大科 学家， 从有閑 生活的 鍛炼中 誘发从 事科学 
上的 硏究和 思考的 热情， 而且 有許多 作家也 的确相 信情况 是这样 
的。 类 似这样 的結果 未尝是 不可想 望的彳 但 是有閑 阶級的 生活方 
式 自有它 的特征 （上面 已經作 过充分 分析） ，这 类特 征使这 个阶級 
的智 力上的 兴趣別 有所注 ，它 所傾注 的幷不 在于构 成科学 槪念內 
容的現 象的因 果关系 方面， 而 是在一 些別的 方面。 作为 有閑阶 _ 
生 活所特 有的一 些思想 习慣， 所着重 的是个 人統治 关系， 再从这 i 
点 出发， 所 注意的 是关于 荣誉、 功績、 声望、 地位等 等的歧 視性槪 
念。 构 成科学 主題的 事物因 果关系 ，在 这样的 覌点下 是看不 到的。 
况 且在世 俗上有 用的那 类知識 ，与 荣誉也 幷沒有 关系。 因此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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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 有可能 ，足以 引起有 閑阶級 注意的 ，应 当是 有关金 錢或其 他荣誉 
价値的 歧視性 对比的 方面， 而 不是認 識力的 方面。 卽使他 們对后 
者发 生兴趣 ，幷在 这一点 上有所 表現， 他們的 硏究或 思考也 往往要 
轉到荣 誉性的 和不求 实际的 那类范 围以內 ，而 不是探 求科学 知識。 
当 不是出 自学校 的大量 系統化 知識还 沒有闖 进学校 的学术 硏究范 
围时 ，敎士 阶級和 有閑阶 級的学 术硏究 經历就 的确是 这样。 但是, 
自 从統治 与服从 关系不 再是社 会生活 过程中 有力 的构成 因素以 
后， 生活过 程中的 別的因 素和別 的覌点 ，就强 行进入 了学者 領域。 

作为一 个純正 的有閑 紳士， 应当是 ，事实 上也的 确是， 从个人 
关系 的覌点 来理解 一切事 物的； 当 他发生 了求知 的兴趣 ，他 就会在 
这个基 础上来 寻求現 象的体 系化。 那 些老派 的紳士 們的情 形就的 
确 是这样 ，在他 們那里 ，有 閑阶級 的典型 还是完 整地保 存着； 龜們 
的生存 在現代 的儿孙 ，如 果充分 繼承了 遺传下 来的上 流社会 品質， 
其 态度也 必然是 这样。 但 遺传的 道路是 沒有定 向的， 幷不 悬每个 
紳士 的儿子 都跟他 的上代 一模一 样的。 尤其 是掠夺 期征服 者所特 
有的那 些思想 习慣, 能留传 下来多 少是很 难說的 ，在 有閑阶 級的鍛 
炼中 得以 繼續存 在的, 看来不 过是其 中 最后的 一两点 痕迹而 a。 
有 閑阶級 成員中 最富有 求知的 資質， 在这方 面的先 天或后 天特性 
最强的 ，显 然是 f 些出身 于下层 或中层 阶級的 分子， 在这类 成員中 
最容 易发現 这样的 人物； 这类 人具有 劳动阶 級所固 有的全 部遺传 
性格， 他 們之所 以能在 有閑阶 級中占 得一席 地是由 于具有 某些品 
質 ，这类 品質在 有閑阶 級生活 方式最 初构成 时幷不 算什么 ，在 今天 
說来 則比較 重要。 但是， 在这 类比較 新进的 有閑阶 級分子 的范围 
之外 ，也 还有許 多人， 他們幷 不具有 足够程 度的、 足以 构成 他們的 
理論 覌点的 歧視性 利益， 可 是求知 傾向比 較强， 这种 求知傾 向足以 
导使 他們走 向科学 硏究的 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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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之 所以能 闖进高 級学識 領域， 部分 是由于 有閑阶 級中这 
类逸 出正途 的后起 之秀的 作用， 他們 逐漸受 到了非 个人关 系的近 
代传統 的有力 影响， 其所繼 承的性 格傾向 ，与 身份制 下所特 有的那 
类气質 內的某 些显著 特征， 显 然有所 不同。 但科学 知識这 一异己 
分子所 以能 存在于 髙級学 讖領域 ，部分 ，而 且在 很大程 度上， 也是 
由于工 业阶級 中某些 成員的 作用， 这些人 处境比 較从容 ，除 注力于 
曰 常生活 的維持 以外 ，还 有余力 从事于 別的兴 趣方面 的发展 ，他們 
的 遺传性 格可以 一直 追溯到 身份制 以前， 因 为歧視 性的和 神人同 
形 同性的 覌点， 幷 不能支 配他們 的智力 活动。 构成 科学进 步的有 
效力 量的大 致不出 于这两 类人物 ，而在 这两类 之中， 以后一 类的貢 
献为 最大。 就这 两类人 物而言 ，情况 似乎是 这样， 他們所 起的作 
用， 在性質 上与其 說是一 种根源 ，不如 說是一 种媒介 ，充其 量只能 
把他 們算作 变化的 工具； 那些 通过同 在現代 团体生 活和机 械工业 
要求下 形成的 环境的 接触而 迫使社 会接受 的思想 习慣， 依 靠他們 
的作用 ，可 以被利 用来說 明理論 知識。 

科学是 对于自 然現象 和社会 現象的 因果关 系的明 确認識 。这 
种 意义下 的科学 ，成为 西方文 化的一 个特征 ，只 嘉工 业操作 在西方 
社 会实質 上成为 机械設 計的一 个方法 一 人 类在其 間的任 务是对 
物質 力量加 以辨別 与評价 一 以后 的事。 科学 的进展 程度， 大体 
上 同社会 的工业 生活順 应科学 規范的 程度相 一致， 同工业 利益支 
配社会 生活的 程度相 一致。 当人 类生活 和人类 知識的 各部門 ，各 
个地、 相繼 地与工 业操作 及經济 利益发 生日益 密切的 接触时 ，科 
学 ，特別 是科学 理論， 随着这 个前进 趋势， 也 在各部 門中成 比例地 
向前 进展； 或者說 得更恰 当些， 当人类 生活和 人类知 識的各 部門， 
各个地 、相 繼地摆 脫了个 人关系 或身份 关系的 支配， 因而摆 脫了神 
人同形 同性 信念或 荣誉价 値这类 准則的 支配时 ，科学 ，特別 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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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 随着这 个前进 趋势， 也在各 部門中 成比例 地向前 进展。 

^ 只是当 人类在 环境的 实际接 触中， 迫于現 代工业 生活的 要求， 
对 因果关 系不得 不加以 認識时 ，人 們才会 以因 果关系 为依据 ，对这 
个 环境的 現象以 及自己 接触到 的事实 加以組 織化， 体系化 。高級 
学識， 在其 最完美 的 发展形 态下是 經院哲 学和古 典文学 的精粹 ，但 
尽 管如此 ，它 是敎士 职务和 有閑生 活的副 产物； 同样 ，現代 科学也 
可以 說是 工业操 作的副 产物。 現代工 业生活 所强制 形成的 思想习 
慣 ，通 过学者 、科 学家、 理 論家、 发 明家、 硏 究工作 者这样 一类人 
—— 他們 大都不 4 在 学校的 庇护之 下发生 的最有 效作用 —— 的努 
力， 使同現 象的因 ^ 关系有 关的那 部分理 論科学 ，获 得了有 条理的 
表現和 发揮。 由于 这种在 学校范 围以外 的科学 探討， 关于 研究方 
式与 目的上 的变化 ，才 不时地 冲进学 校訓导 領域。 

这里値 得注意 的是， 以小 学与中 学同硏 究高級 学識的 高等学 
校相 对照， 两方 面所施 的敎育 在实質 上和目 的上有 极其明 显的差 
別。 就 两方所 传授的 知識的 直接实 用性和 所 达到的 熟練 程度而 
論 ，这些 方面的 差別也 許有相 当重要 的意义 ，値 得人 們不时 地加以 
注意； 但 是在这 一方或 那一方 的敎导 中偏重 的精神 上或心 智上的 
傾向， 还存在 着更加 显著的 差別。 关 于这种 高級知 識与低 級知識 
在敎导 中的分 歧傾向 ，格外 値得注 意的是 ，小 学敎育 在工业 发达的 
社会 中的最 近发展 情况。 近代小 学敎育 主要注 意的是 智力与 体力* 
方面的 熟練或 巧妙， 是 对于非 个人性 質的事 实从因 果关系 而不是 
从荣 誉的角 度加以 理解和 运用。 小学 敎育当 初也主 要是一 种有閑 
阶鈒 商品？ 的确 ，在 这样的 早期传 統下， 現在 的小学 校仍然 习以为 
常 地利用 竞賽作 为促使 学生勤 勉求学 的一种 剌激。 但是在 初級敎 
育不受 敎会传 統或軍 事传統 支配的 社会里 的小学 訓导， 卽 使这种 
以竞 赛作为 一个权 宜手段 的使用 ，也 显然在 减少。 在 敎育系 統中， 


有些部 分直接 受到了 幼儿园 訓育的 方法与 覌念的 影响， 在 这些部 
分中， 上述轉 变情况 (尤 其是 在精神 方面) 格外 明显。 

幼 儿园訓 育特別 带有非 歧視性 傾向， 这 种傾向 有时影 响到幼 
儿 园本身 范围以 外的小 学敎育 ，使 之具有 相类的 性質; 这一 点应該 
同上面 曾經提 到的、 在現 代經济 形势下 有’閑 阶級妇 女特有 的精神 
态度 联系起 来看。 在 工业发 达的社 会里， 有 許多有 智力而 閑散着 
的 妇女。 在 这样的 社会里 ，由于 工业生 活的分 化作用 的影响 ，以及 
頭固 的軍事 传統和 宗敎传 統不复 存在， 身份 制的严 格程度 巳經有 
所 降低; 在这 样的情 况下, 幼儿园 訓育达 到了最 完善的 境地， 远离 
古老的 家长式 的敎育 覌念。 这种 訓育， 就是 从这类 处境安 乐的妇 
女們 那里获 得精神 上的支 持的； 它的目 的和方 法格外 投合这 _妇 
女的 心意， 她們 在荣誉 生活的 金錢礼 法下是 心神不 宁的。 幼儿园 
訓育以 及現代 敎育系 統中任 何相类 的幼儿 园 精神， 与“新 妇女运 
动” 一道， 都应当 看作是 妇女直 接受到 現代环 境下的 有閑生 活的鍛 
炼时， 对 于这种 鍛炼所 要誘发 的不求 实际与 歧視性 对比这 类习性 
的一种 反抗。 这里 又一次 証明， 有閑 阶級制 度是間 接有助 于非歧 
靦态 度的加 强的， 結杲也 許会危 害到制 度本身 的稳定 ，甚至 危害到 
这个 制度所 依据的 个体所 有制。 

t 

近来 在大专 学校的 敎学范 围內发 生了某 些具体 变化， 那些有 
助于提 高公民 智能与 工业效 率的比 較着重 实际的 学科， 部 分地代 
替了 人文学 —— 人們認 为足以 促迹传 統的“ 文化” 、特性 、爱 好和覌 
念 的那些 学科。 換个說 法就是 ，那些 足以促 进效能 (最 后是 生产效 

能) 的 学科， 同足 以提高 消費或 降低工 业效能 幷且足 以养成 与身份 

! 

制相适 应的性 格类型 的那些 学科比 起来， 前 者的地 位巳逐 漸有所 
增进。 在这一 对敎学 規划的 适应过 程中， 高 等学校 一般总 是偏于 


保守的 ，它 們循着 这一方 向每前 进一步 ，总是 在若干 程度上 具有一 
种禳步 性質。 科 学的强 行进入 学者的 訓导， 卽使不 能說是 从下面 
来的 ，也是 从外面 来的。 应 当看到 ，人 文学尽 管十分 勉强地 对科学 
作了 禳步， 但是 它相当 普遍地 适宜于 使学者 按照传 統的自 我中心 
的消 費方式 构成其 性格； 这种 消費方 式在性 質上是 按照传 統的礼 
仪 标准与 德行标 准进行 的对眞 善美的 欣賞和 享受， 其主要 特征是 
有閑 ，是一 种悠然 自适的 有閑。 人 文学的 代言人 ，以 那种被 他們自 
己所 习慣的 古老的 、，严 的覌点 所掩盖 的措辞 ，表 明_ 們所 坚持的 
覌点， 是含 蓄在“ 人是为 消費世 上的产 物而生 存的” fi 句老 話里的 
覌点。 对由有 閑阶級 文化构 成幷以 此为 依据的 那些学 校說来 ，这 
种 态度是 不足为 奇的。 

当人 們为了 要使公 認的文 化标准 和文化 方式能 保持原 样而尽 

力找寻 表面根 据时， 这 类根据 实質上 也就是 古老气 質和有 閑阶級 

生 活理論 的一些 特征。 例如， 由对流 行于饒 有古风 的有閑 阶級中 

的那 种生活 、覌念 、理想 和消費 时間与 物品的 方式加 以慣常 的欣賞 

得来 的享乐 和意向 ，同对 于現代 社会中 普逋人 的日常 生活、 知識和 

志 趣等方 面的熟 悉以及 从这种 熟悉中 得到的 結果比 起来， 人們总 

覚得 前者是 “高一 級的” 、“比 較髙尙 的”、 “比較 有价値 的”。 任何学 

术 ，如果 其內容 純粹属 于現代 人类与 現代事 物的一 些知識 ，則 与人 
<  • 

文学比 起来， 人們总 覚得它 是“低 級的” 、“ 卑俗 的”、 “沒有 荣誉性 
的”; 甚至有 人这样 形容这 种人类 的和日 常生活 的实用 知識， 說它 
是“ 次人类 的”。 

有 閑阶級 代言人 对人文 学的这 种看法 ，似 乎本質 上是正 确的。 
从事实 的本質 来看， 作为一 位处于 旧时代 的紳士 ，他 的精神 所憤于 
寄托的 是神人 同形苘 性信念 、宗派 覌念和 悠然自 得态度 ，他 所熟悉 
的是 万物有 灵迷信 和例如 荷馬英 雄式的 那种 生龙活 虎的 好勇斗 


•  279  • 


狠； 由 此产生 的滿足 和文化 ，或 者是由 此形成 的精神 态度或 性格傾 
向 ，从审 美角度 来考虑 ，比 之从 事物的 实在知 識或者 从現代 公民或 
工业效 能等方 面的思 考得来 的一些 結果， 要恰当 得多。 很少 疑問， 
上 述前一 类习性 ，关 系到审 美价値 或荣誉 价値时 ，因 此也就 是关系 
到以 之作为 对比中 的評判 基础的 “价値 ”时， 自 有它的 优点。 爱好 
准則、 尤其是 荣誉准 則的槪 念內容 ，总 是民族 的过去 生活与 过去环 
境的 結果， 通过遺 传或因 袭而流 传到后 代的； 由于掠 夺的和 有閑阶 
級 的生活 方式长 期地居 于支配 地位， 有力地 构成了 民族在 过去的 
性 格傾向 和覌点 ，因此 ，密 切关 系到現 在爱好 事項的 上述这 一生活 
方 式繼續 居于支 配地位 ，就有 了一个 充分有 力的事 实基础 ，从 审美 
角度 来看也 就会被 人們認 为极其 恰当。 从 目前的 硏究意 义上籴 
看 ，爱好 准則是 民族的 习性; 过去 对于各 种事物 ，根据 爱好， 有些加 
以好評 ，有 些則加 以恶評 ，从而 对各类 事物或 者加以 贊可， 或者有 
所 不滿， 民族习 性就是 在这样 的相当 长期的 习慣过 程中形 成的。 
如果 別的情 况沒有 变动， 則习慣 形成的 持續期 M 越长久 ，由 此形成 
的爱好 准則就 越被人 們認为 恰当。 对一 般爱好 .的 評价固 然是这 
样 ，对 价値或 荣誉方 面的評 价似乎 更加是 这样。 

但是， 不論人 文学代 言人对 比較新 的学識 的毁謗 ，从审 美角度 
来看 可能怎 样言之 成理， 还是 有人提 出的古 典学識 具有較 大的价 
値， 更加能 够体現 人类的 文化和 性格的 說法可 能具有 怎样的 眞价， 
这 些都与 我們硏 究的問 題沒有 关系。 这 里的問 題是， 这类 比較新 
的 学識， 以 及在敎 育系統 中这类 学識所 代表的 覌点， 对于現 代工业 
环 境下的 有效集 体生活 ，能 够促进 或者妨 碍到什 么程度 ，对 于現代 
經 济局势 的进一 步順利 适应， 能够发 生多大 的推进 作用。 这是一 
个經济 問題 ，不是 一个审 美問題 ，表現 于髙等 学校对 实用知 識的輕 
視态 度的那 种在学 識上的 有閑阶 級标准 ，就这 里的研 究目的 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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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 从經济 的覌点 来加以 評价。 在 这样的 主旨下 ，那 些“髙 尙”、 
“卑 俗”、 “高 級”、 “ 低級” 等等的 性質形 容詞， 只是在 表明爭 論者的 
意向 或見解 时有其 意义； 不論 他們所 要辯解 的是新 学識还 是旧学 
識的 价値。 这些形 容詞都 是带些 敬意或 者带些 蔑視的 字眼； 就是 
說 ，是 含有歧 視性对 比意义 的宇眼 ，归 根到底 不出于 荣誉或 非荣誉 
涵义的 范畴; 就是說 ，是 属于身 份制下 的生活 方式所 特有的 那个范 
围以內 的一些 覌念; 就 是說， 实 質上是 运动竞 賽精神 的 表現， 是属 
于掠夺 的万物 有灵的 性格傾 向的; 也就 是說， 这些字 眼所体 現的是 
古老 的覌点 和生活 理論， 也許 同它們 所由产 生的掠 夺时期 的文化 
与經济 組織相 配合， 但从比 較广义 的經济 效能这 个覌点 来看， 是有 
害 的时代 錯誤。 

1 

古 典学， 以 及受到 髙等学 校那样 热烈- 护的它 在敎学 計划中 
的特 扠地位 ，足以 构成一 种智力 态度, 从而降 低新生 一代的 經济效 
能。 学 校为了 貫彻这 一方針 ，不 但努力 保持人 們的古 老覌念 ，而且 
在 敎学中 对知識 作出荣 誉的和 非荣誉 的这种 区別。 这样的 結果是 
通过两 个方式 取得的 1 ) 激起人 們对純 供实用 的学識 (与 純荣誉 
性 学識相 对照） 的 一种經 常存在 的反威 ，从而 使初学 者眞心 誠意地 
威到 ，能 够滿足 他的爱 好的， 只是， 或 者儿乎 只是一 般无助 于工业 
利 益或社 会利益 的那类 智力的 发揮； （20 使 学习者 的时間 和精力 
消耗在 某些知 識的取 得上， 这类知 識幷沒 有实用 ，只 是由于 积习相 
沿， 巳 經与作 为一个 学者所 需要具 有的学 識总和 結合在 一起， 因此 
影 响到了 有实用 的那些 知識所 使用的 措辞和 术語。 除了这 种术語 
上 的困难 —— 这一 点本身 就是过 去流行 古典学 所造成 的結果 —— 
之外 ，古典 語知識 对任何 科学家 ，或者 对不从 事主要 属于語 言学性 
質的 硏究工 作的任 何学者 ，幷 沒有什 么实际 意义。 当然 ，这 里所說 
的一切 ，对 古典学 本身的 文化价 値毫无 关系， 对于古 典学的 敎导以 

•  281  • 


及 古典学 硏究賦 与硏究 者的那 类性格 傾向， 也沒有 加以誹 謗的任 
何 意图。 这种性 格傾向 在經济 上似乎 是不适 用的， 这一点 实际上 
儿乎已 經是一 个众所 周知的 事实； 但 是那些 能够从 古典学 中找到 
安慰 、获 得力量 的有幸 的人們 ，却 用不着 因此感 到徬徨 不安。 対那 
些 認为劳 动跟礼 仪标准 的修养 比起来 是件小 事的人 說来， 古典学 
的 学习有 損于学 习者的 劳动习 性这一 事实是 无足輕 重的， 

前一代 的信仰 、荣 誉和 德行是 不能輕 視的， 

过去 所忽視 的事物 将逝如 流水， 一去不 复返。 

这 类古典 学識的 取得， 已 成为我 們敎育 系統中 墓本要 求的一 
个部分 ，在 这种 形势下 ，对于 欧洲南 部的某 种古代 語言， 如 果具有 
了解与 使用的 能力， 不 仅具有 这种能 力的人 在获得 夸耀其 成就的 
机会时 会威到 滿足， 而 且任何 学者总 能因此 使不論 外行还 是內行 
的听众 与讀者 对他增 加一份 敬意。 要 获得这 种实际 上一无 效用的 
知識 ，一般 大槪需 要花費 若千年 的苦工 ，如 果缺 乏这种 知識， 就不 
免要引 起一种 猜測， 使 人們威 覚到这 个人的 学习过 程未免 过于短 
促 ，他的 学問是 有些靠 不住的 ，同 时还 会使人 威到在 他身上 那种流 
俗 的实用 气氛未 免过于 浓厚， 而这一 点也不 合于完 美学識 和健全 
智力 的习慣 标准， 是同样 惹人憎 嫌的。 

这同 对商品 材料或 制作沒 有专門 鉴別力 的一个 买主購 买任何 
一件消 費品时 的情形 一样。 他估計 一件物 品的价 値的主 要依据 
暴， 那些装 飾的部 分和特 征在最 后一道 工序上 的表面 h 华丽 ，这同 
物 品的內 在实用 性幷沒 有直接 关系。 看来情 况是这 样的： 在物品 
的实际 价値与 为了求 售而添 上的装 飾費用 这两者 之間， 存 在着一 
个难以 确定的 比例。 学术方 面的情 况也是 这样， 入 們認为 学識中 
如果缺 少了古 典学和 人文学 知識， 这 样的学 識一般 就不会 是完善 
的， 由此 导致了 一般学 者为了 取得这 类知識 而迤成 的时間 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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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显 浪費。 这 种以一 定程度 的明显 浪費作 为一切 荣誊学 識的一 
个附随 事物的 ¥ 統 要求， 使我 們对学 識方面 的爱好 准則和 适用性 
准則 受到了 影晌； 就同 我們对 制造品 的适用 性的鉴 別受到 同一原 
則 的影晌 的情形 一样。 

^  这是的 确的， 作为一 个猎取 荣誉的 手段， 明显消 費的受 到重視 
k 經越 来越超 过明显 有閑， 因 此取得 古代語 言知識 这一要 求巳經 
不像以 前那样 迫切， 它 作为具 有完美 学識的 証明的 魔力巳 經有所 
减退。 情 形尽管 是这样 ，但 同样明 确的是 ，古 典学幷 沒有丧 失其作 
为 学者声 望的一 个証明 的絕对 价値； 因为 学者如 果要取 得証明 ，他 
所应 敝到的 只是在 于設法 表明， 他是 具有被 人們习 慣地認 为浪費 
时間的 証明的 那类学 識的， 而 最适合 这 一用途 的学識 就 是古典 
学。 老实說 ，古 典学之 所以能 够在高 級学識 体系中 占 有特权 地位， 
所以 能受 到高度 的尊崇 ，被認 为是一 切学識 中之最 可敬的 ，就 是由 
于它 具有作 为浪費 时間与 精力的 晖 明这一 效用， t 因 而也就 是由于 
它具 有作为 支持这 种浪費 所必要 的金錢 力量的 ^明这 一效用 ，这 
一点是 无可置 疑的。 古典 学深合 于有閑 阶級学 識的装 飾目的 ，其 
适应 程度超 过了任 何其他 部分的 知識， 因此 是博得 荣誉的 一个有 
效 手段。 

以这 一效用 而論， 古典学 直到最 近为止 ，沒 有碰到 敌手。 它在 
欧洲 大陆还 是其势 无敌的 ，伹在 美国和 英国， 最近情 况有些 不同。 
在 这些国 家里， 自从大 学体育 运动在 学术成 就的一 般領域 內努力 
取得公 認地位 以后， 这一学 术部門 —— 假便 可以把 体育运 动爽爽 
快 快地看 成是学 术的話 —— 在英 美学校 的有閑 阶級敎 育中， 巳經 
成为 同古典 学互爭 雄长的 敌手。 就有閑 阶級学 識的目 的說来 ，体 
育运 动有一 个明显 地优于 古典学 的地方 ，卽， 一个成 功的运 动家的 
先 决条件 不仅是 时間的 浪費， 而且是 金錢的 浪費， 同 时他还 須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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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髙 度非生 产性的 古老的 性格和 气質特 征^ 在德 国的大 学里情 
形有些 不同， 在那里 ，那 种技术 性的、 分等級 的飮酒 风气和 机械式 
决斗 ，成了 有閑阶 級学者 的业务 ，它們 在某种 程度上 代替了 体育运 
动 和古典 学硏究 (所謂 用希腊 字母命 名的大 学联誼 会活动 h 

有 閑阶級 及其品 質标准 —— 拟 古主义 和浪費 一 同古 典学的 

f 

納入 髙級学 識体系 这件事 ，本来 是风馬 牛不相 及的; 但高級 学校所 
以要坚 决保留 古典学 以及 古典学 之所以 仍然具 有髙度 荣誉性 ，其 
原 因无疑 是由于 这种学 术密切 符合拟 古主义 和浪費 原則的 要求。 

所謂 “古典 学”， 不 論是指 过去的 語言, 指現行 語言中 巳 經废弃 
的或 快要不 用的思 想表达 形式和 措辞， 还是 指在适 合性較 低的情 
况下应 用于学 术活动 或学术 工具中 的其他 項目， 总 是含有 这种仿 
古与 浪費的 意义。 因此 ，英語 中的古 代成語 称为“ 古典” 英語 。在 
牵涉到 严肃性 課題的 一切講 演和写 作中， 古 典語的 引用是 不可少 
的， 卽使 在极其 家常、 极其瑣 細的談 話中， 如 果能輕 松流利 地使用 
—些古 典語， 总是能 增加光 彩的。 当然 ，英語 中的最 新辞調 决不是 
写在 紙上的 ; 有閑阶 級的礼 仪覌念 要求在 致詞中 力土 古雅， 这一成 
規甚至 对那些 最缺乏 敎育、 或 者最豪 放不羈 的作家 們也有 充分的 
約束力 ，足 以使 他們不 敢逾越 范围。 另一 方面， 那种最 高級的 、最 
高度 規格化 的古代 文体， 只在 神人同 形同性 信念的 信徒向 他們的 
主子 通誠祝 踌时， 才在 富有特 性表現 的情况 下正式 使用。 一方是 
口語 中的最 新辞調 ，另一 方是踌 祝用語 中的竭 力蓽古 ，而有 閑阶級 
在談話 中和写 作中的 通常用 語是介 于这两 个极端 之間。 

在 写作和 談話中 ，文 雅的措 辞总是 博取荣 誉的一 个有效 手段。 
就某 一話題 准备发 言时， 对措 辞应当 古雅到 什么程 度才符 合习憤 
要求要 相当准 确地加 以揣磨 ，这 是一 个重要 問題。 从講道 坛直到 
买 卖市場 ，在这 一点上 的习尙 是大有 差別的 I 在后一 場合， 可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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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得到 ，卽 使是最 好挑剔 的人也 不会十 分苛求 ，比較 新的、 动人的 
措 辞和語 調是可 以使 用的， 不 致引起 反威。 在措辞 中避免 使用新 
語 汇这一 事实是 有荣誉 性的， 它不但 說明， 这位发 言人为 了 养成用 
古語来 表达意 見的习 慣 曾浪費 了 时間, 而且 充分証 明 ，他自 幼就慣 
于同 熟悉古 旧成語 的人們 相处在 一起。 由此 可見， 他的出 身是不 
折不扣 的有閑 阶級。 出言 吐語的 高度純 正是一 个推定 証据， 証明 
这个 人是世 代相传 从不接 触粗 鄙的、 有实用 的 工作的 I 虽然 它对这 
—点 的証明 作用幷 不是絕 对决定 性的。 

除了 远东方 面的情 形以外 ，要說 明古典 学的无 裨实际 ，最 适当 
的例 子要算 英語的 传統拼 法了。 在拼 法上违 反規范 是极度 恼人的 
一件事 ，犯 了这 种錯誤 的任何 作家， 在 充分具 有眞与 美的覌 念的人 
們的心 目中是 名畨扫 地的。 英 語的正 宇法是 足以适 应明显 浪費定 

律下 的荣誉 准則的 一切要 求的。 它 旣古老 、累赘 而又不 切实用 I 精 

*  、 

通它 需要花 費許多 时間和 精力； 功夫 不到家 是极容 易被覚 察的。 
因此 ，就 学識的 荣誉这 个方面 来說， 这 是第一 道难关 ，是当 面見效 
的考驗 ，就 一个无 懈可击 的学者 的生活 来說， 符合它 的要求 程式是 
一 个絕对 的必要 条件。 

对于語 言要求 ¥ 正这 个方面 的上述 习慣， 正同 以拟古 准則与 
浪費 准則为 依据的 说的方 面的传 統习慣 一样， 它的 代言人 总是本 
能地抱 着辯解 态度。 他 們的見 解实質 上就是 这样， 謹守范 围地使 
用 古代的 、公認 的語法 来传达 思想, 比率直 地用最 新型的 語来传 
达要适 当得多 ，准确 得多； 然而这 一点是 大家晓 得的， 今天 的思想 
只有用 今天的 俗語才 能有效 地传达 3 古 典語所 具有的 是“尊 貴”这 
一荣誉 品質; 它是在 肴閑阶 級生活 方式下 交流思 想的公 認方式 ，它 
有力地 向人們 表明, 使用 这种語 言的人 是不从 事生产 劳动的 。古 
語的优 点是在 于它具 有荣# 性； 由 于它是 繁重的 、艰 难的、 过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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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由于 它具有 浪費时 間和避 免使用 幷且不 需要使 用直截 了当的 
現 代語言 的証明 作用， 因 此是具 有荣誉 性的。 


